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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韦陀之教明著于韦檀多学，其典籍为诸《奥义书》也。其成书 
年代约略于公元前 7 至公元前 5 世纪。于今汇为总集者，或百零 
八书，或百二十书；其古之推重者，不过十几种。 

室利阿罗频多尝言 :“奥 义诸书，皆启明之乘器，非教训之方册 
也。”其哲思，信忱，灵趣，皆混一而未分，然于绪当为正统，于教则 
为“有”宗。“有”宗者，意义者在焉，谓超世界人类以上，有存在者。 
此存在者，曰 ：大梵 ，甘. ： 自我 ，等； 此不异于庄子 所谓: “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之“一”者。 

《奥 义书》之翻译，初始于 16 世纪之译成波斯文者。后法之杜 
柏农 (Anquetil Duperron) 得二本译之，以拉丁文印行于 1801 年。 
英文译本，出版于 1832 年，踵之者有穆勒 （ F. Max Mueller) 等人 
的译本。德国则有杜森 （Paul Deussen) 之《六 十奥 义书》，初版 
1897 年，“最为善本，而为此中文译本所藉为参考者”（梵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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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上世纪初叶美国之休谟 （ Hume ) 译本《十三奥义书》，亦颇精 
采。东方则日本尝聚梵文学者二十七人，译成《奥义书全集》都百 
十六种，分为九卷，出版于1922至1924年。 

我国译本，闻古有刘继庄之译，今有汤用彤节译，惜梵澄未见 
之。梵澄初译，为《由谁》与《伊莎》二书，并附阿罗频多英文疏释， 
出版于1957年之南印度。后集《五十奥义书》者，略其阿氏两书之 
疏释，于1984年出版于北京。今之揖录，分是书为上下两卷，上卷 
从第一书到第十五书，下卷从第十六书到第五十书。阿氏之两疏 
释，附下卷卷末。读者循此疏释，可窥大师之神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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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查羯奥义书 ® 
(Mundak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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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 

上篇 

1 

晻！ 

始生有大梵 ® 是乃诸天首， 

创造此宇宙，护持此群有。 

彼为其长子，名曰阿他婆， 

说此大梵明，众明之基础。 

2 

大梵以此教，阿他婆 学之； 

传是大梵明，维初授安吉。 

由彼更传授，婆罗多 洼遮； 

上学下学俱，传安吉罗斯 ②。 

3 

韶那迦者，大家主也，执弟子礼谒安吉罗斯，问 曰：“ 老师！知 
之则此一切皆知，是何学也? ”® 

① “大梵” (Brahma)， 指神。通常 (Brahman “大梵”），乃指超人格性性之“太极”， 
中性字，亦可曰“梵道”。 

② 此学之 传承： 

大梵〜阿他婆 — 安吉—萨睇耶婆诃 • 婆罗多洼遮—安吉罗斯。 

③ 参《大林间奥义书》，二，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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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彼告之 曰：“ 有二明当学，如大梵明者所 言:一 为上明，一为 
下明 ®。 

5 

“下明者，《黎俱韦陀》，《夜珠韦陀》，《三曼韦陀》，《阿他婆韦 
陀》，——声明，仪礼，文法，文字学，诗学，天文学皆是也。 

“上明者，由之而悟入‘不变灭者’也©。” 

6 

彼不可见，摄， 

无姓氏，无色， 

无眼，耳，手，足， 

恒常，而遍人， 

遍在，微妙极， 

彼非变灭者， 

是万物之胎， 

智者观遍是。 

7 

如蜘蛛吐丝，而又收吸之； 

如地生草木，如人长毛发， 


① 参《弥勒奥义书》，六,廿二。 

② “声明”以下为韦陀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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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变灭者，万物如是起®。 

8 


以内修密行©， 

大梵乃 增大： 

自彼生粮食 ® ，粮食出生气， 
心思与真理，以及诸世界。 
而在行业中，乃有永生寄。 

9 

“彼”全智全明，密行智识成。 
凡此自“彼 ”生： 

大梵，名，色，食。 

下篇 


此也即彼是， 

事物之 真理： 

智者所尝见，诗颂中法仪， 
乃在三一世④，多方覃敷遗。 
专志求真理，常行谅毋亏； 


① 三喻颇当分别 观之。 蛛丝吐纳，则万物之成坏皆在于是。“人”，原作“生人”， 
如生人之长毛 发也。 

② “密行”即内中之力，智识所成也。 

③ “粮食”，“食”皆谓“物质”。 

④ “三 世 ”谓上古之第二纪。另解 :此“ 三一” ( Treta ) 非说世而为三《韦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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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业世界中，汝路由此之。 

2 

火焰初炽盛，祀燎方明扬。 
在两斟灌间①，敬信倾献享。 

3 

火祀礼虚行，而无新月祭， 
亦无圆月祭，复无秋雨祭②， 
又无尝新祭③，且无宾客享， 
终无所牺牲，不施十方神©， 
行之不如仪，—— 

是皆足以毁，彼之七天界⑤。 

4 

黑，猛，意速火， 

大赤，烟色火， 

闪花，遍明火， 


① 新月祭或满月祭中,于祀神火之南北两分间，当斟酥油灌献二次，祝 曰： “奉与 
火神，尚享！奉与梭摩，尚享!”然后致其余诸灌献于火中央。 avapa S th § na 。 

② “秋雨祭”，义是秋间四月中之祭祀。 

③ “尝新祭”，收获新果实后之祭祀。 

④ 施食鸟兽也。 

⑤ “七天界”： BhQr , Bhuvar , Svar ， Mahar . Jana ， 丁 apas ， Satya 。 

参 Taitt . Ar . 10, 27—28。 

另说则为七世界，上及曾祖，下及曾孙，与己为七。 



动摇为七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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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诸火明盛时，其人行祀事， 
如时奉斟灌； 

此等 ® 为日光，导彼往臻至， 
—神主居处。 

6 


“尔来兮！来兮!” 
灌燎如 是语； 


承此献祀者，与日光高举。 
美语赞 之言： 

“此汝善行修，梵界福德所!” 

7 

十八祭祀相③，中表低下业， 
如筏不坚牢。 

而有愚痴人，以此为殊胜， 
老死返复遭。 


① 七火舌原名： Klili ， Karali » Manojava , Sulohita * Sudhumravama , Sphulingini , 
Vi ^ varuci 。 

“意速”者，速如意之谓。 

② “此等”谓祭祀之火焰。 

③ 此有 二说: 十六祭司与主祀者夫妇共十八人,为“十八祭祀相”。 

另说四《韦陀》各三分 Brahmm \ a , Stitra ) ，加《韦陀》六支(见前一，五)为 
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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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处无明内，私智以恕量。 
自视为学者，彼等诚愚狂， 
如盲导盲者，颠顿劳彷徨 ®。 

9 

多方缚无明， 

居中自 矜诩： 

“我生志已遂!” 

其人似童竖。 

作业为祀事，贪执良未悟， 
福果销尽时，还堕浮生苦。 

10 

敬事与善事 © ，以为胜无上， 
更胜非所知，彼等庸以妄。 
天外得乐欣，善业于以偿， 
此世还下生，低界或投向。 

11 

安静修学者， 


① 此乃常见之一颂，文同而微异，见《羯书》二，五;《弥书》七，九„ 

② “掘井，池，塘等，并建筑庙宇，施食及造园，此皆善徳事。——亊火并苦行，诚 
实奉韦陀，敬客及拜神,此乃虔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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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食艰自任 ®， 

苦行兼敬信，生活在 闲林； 

遂由日光道②，—— 

此辈无垢尘—— 

往彼永生居，不变之神人 ®。 

12 

梵学人谛观，修业@所得界， 
必不动其意。 

“彼”非创造成，必非由业致。 
故当往寻师，多闻敬梵者， 
捧薪求教义。 


13 

心思既安定，念虑静以沏 ®， 
缘彼求道人，如礼就明哲。 
乃以大梵明，如实为彼说。 
由知彼神我，至真非变灭。 


① 学者往往必抛弃一切，守乞食之誓愿, （ bhaiksacarya ) ，所谓“比丘行”也。 

② “日光道”即“天乘道”。参《唱书》五，十，―。《大林书》六，二，十五。 

③ “垢尘”谓欲念。 

“永生居”，即“永生者”之所在。 

“彼”即不变无灭之“神人”或“神我”或“性灵”。 

④ “修业”即行业，祭祀，敬事，善事等。 

⑤ 初二句乃得明师后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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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 

上篇 

1 

此也即“彼是”， 

事物之真理。—— 

如由明盛焰①，千星火花起， 
皆同火自相，是不变灭者， 
万变由之始，而乂还人彼②。 
如此，吾爱友！ 

2 

神我固无形，在外亦内是， 
不生，无气息， 

光明，越 心思； 

至上不灭者，“彼”乃更超出③。 

3 

自彼出生命， 

心思，与诸根， 


① 参《泰书》三，一。 

② 参《大书》二，一，二十。 

③ “彼”即“神我”，与“不变灭者”，前此皆视为一，然在此颂分述。说者辨为“原 
始主体”与“原始客体”。此颂引据多处，参《大林书》二，三，五;三，八，八。《伊 莎》 五。 



空，风，火，水，地， 
万物载以存①。 


蒙査羯奥义书 


11 


4 

火为彼之元，日月为目睛， 

诸方是其耳，《韦陀》表为声， 
风是其气息，宇宙为其心， 
地出其足前②，“内我”万灵 深③。 

5 

火乃出自彼，薪为 R 光明， 
梭摩吐雨云，大地生药英， 

阴阳合精气，人类由神生 ®。 

6 


由彼生《黎俱》，《三曼〉>与《夜珠》， 
贽礼⑤，诸祭祀。 

仪法，兼赆输©， 

年岁，祭祀主⑦， 


① “万物载以存”,地也。 

② 参《黎俱》，十，九十，十四。 

③ 参《羯书》五，九至十二。 

④ 译文第 K 句微变原义。 

此颂出《唱书》五，四 ，一; 五，五，二;五，八，二。 

⑤ “贽礼”乃限于人学之初。 

⑥ “赆输”乃祭司之聘金及布施等。 

⑦ 参《大林书》壬，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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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群分殊，彼处月光清， 
彼处日色都 ®。 


是皆出自“彼 ”:一 
神明众，诸天， 
成就仙，凡人， 
走兽，禽飞搴©， 
上气，与下气， 

米，麦 ® ，及热力， 
敬信，与真理， 
贞行，与法律。 


8 

七气自“彼”生，遂尔生七焰， 
七薪，七斟灌， 

及此七世界； 

生命之气息，秘密心内摄， 
流转在其间，以七与七合©。 


① BP “祖灵乘”界与“天神乘”界。参《唱书》五，十。 

② 参《黎俱》十，九十，八。 

③ 参《阿他婆》十一，四，十三。 

④ “七气”乃两眼，两耳，两彝孔，一口。此七处所接之印象为“七薪”，由是而生 
之反应为“七焰”，见，闻，嗅，尝之识为“七斟灌”，七者各自有其境界。七者皆统于“生 
命气息”，秘居心内者也。——“七与七合”，根境识内外合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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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彼”生一切，海洋与山脉， 
种种江河流，由“彼”生一切， 
植物与滋液 ® ，彼居为内我， 
粗质是所藉©。 


10 

诚哉彼“神我”，即是此万有③， 
大梵，业，苦行， 

超上永生性，有人得知彼， 
潜隐于窟穴④，虽犹生世间， 
乃解无明结，嗟乎吾爱友！ 


下篇 


1 

为显又潜隐，称于玄秘游， 
是为大归止，其中乃 安留: 
动者，呼吸者， 

眼睑下垂者 ®。 


① “滋液”，即“悦怿”，是心识之享受，以此而“内我”——性灵——乃凭葙外物 
(即“粗质”)而居也。 

② 此颂与上颂 (八) ， 文字小异，则见于《摩诃书》十,二至三，盖自此书引去者也。 

③ 初二句出《黎俱》十，九十，二。 

④ “窟穴”，内心深处也。 

⑤ 句出《黎倶》十， 一二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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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尔 当知： 

是“有”是“无”者 ® ，为至可欲者， 
生物之智识，此乃超上者。 


凡此光辉者，微过极微者， 
安立诸世界，界中所有者 •• 
此也即彼是，—— 

大梵非变者，生命即彼是， 
是言语，心思。 

此也即彼是，—— 

是真是真理，是即永生者， 
是当明通者！ 

尔其贯通此！ 

嗟乎吾爱友！ 


3 

执持大武器，《奥义书》之弓， 
加以此箭镞，静虑所磨砻， 
既张此一弓 ® ，于“彼”意专属， 
吾友！其贯穿， 

不变灭者鹆！ 


① 参 《白 书》四，十八，“非有非无有，存者唯善真”句。 

② 张弓者引弦向后，喻学人收摄外驰，专心内敛。- 


想 。 


静虑”义亦“敬拜”，“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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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晻”声为大弓，心灵为 羽箭； 
彼也虽大梵，谓言是鹄的。 

故当贯通之，坚志不放 逸①； 
人当契入“彼”，如矢合为一。 

5 

天，地，与空界， 

心，与诸生息， 

于“彼”皆交织②。 

“彼”是此“自我”， 

唯一汝当识！ 

永生之桥梁 ®， 

他言尔毋惑 ®! 

6 

如辐共车毂，诸脉心内敛， 

“彼”在此中行，多方成转变。 

止观此“自我”，是“晻”君可念。 
出冥达彼岸，祝君之圣善⑤！ 


① 内屮之心灵，与大梵原自不二，故能合而为一，如矢之射入鹄的也。 
“不放逸”亦修持术语，见《羯书》六,十一。 

② 参《大林书》三，八，七。 

③ 参《白书》六,十九。 

④ 参 《大 林书》四，四，二十。 

⑤ “彼岸”，参《唱书》七，二十六，二。 

“圣善”，犹呼“万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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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彼”全明全智®，归之万物荣②， 
心天为“自我”，居此圣梵城 ®。 

8 


是心思所成， 

生，身为主帅④， 

基托于食粮，心焉隐之闷。 
智士以此识，遍见永生性， 
彼相阿难陀，光芒自辉映。® 

9 

高下双见者 © ，乃解心中结©， 
一切疑尽除⑧，诸业皆断灭⑨。 


① 参前 - ，一 ，九。 

② 参《唱书》三，十二，六。 

③ 参《唱书》八，一 ，一。 ——谓“莲花屋”也。 

④ 参《唱书》三，十四。 

⑤ 参《泰书》二，五。 

通俗本此颂与上颂为一，兹分为二。 

⑥ 谓髙低两大梵面。 

⑦ 参《唱书》七，二十六，二。 

⑧ 参《唱书》三，一四，四。 

⑨ 参《大林书》四，四，二十二。“业 ’’ BP “羯摩” ( karma 〉, 说有 三种： 

甲，前生之业，今生受果者是。 pr 4 rabdha 。 

乙，今生之业，储为下一生果者是。 saftcita 。 

丙，未来诸生之业。 agamin , 

有谓“见道”则乙丙二_皆销，然甲业犹存，故犹生世间，必俟其销尽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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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无上黄金宅 ® ，大梵居无尘， 
光明之光明 © ，辉煌信无分， 
谁欤克知彼，唯见性灵人。 

11 

彼处日不到，星月无光辉， 
遑论世间火，掣电初未几。 
凡是光明者，皆彼投影微， 
由彼之耀朗，万象斯昭時③。 

12 

大梵永生者，唯是此万有； 
在前又在后，在左又在右， 
在上又在下，遍处尤不复， 
唯是此大梵，美哉全宇宙！ 


第三书 

上篇 


1 

美羽亲心侣，同树栖一枝， 


① “宅 ’’BP “俱舍”，又译“韬箾”。 

② 见《大林书》四，四，十六。 

③ 此颂。 如《白书》六，十四，皆出自《羯书》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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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果实甘 ，一 止唯视之①。 

2 

人神共此树，独没沦无明， 
昧觉不为主，怅惘伤内情； 
若见余一时， 

主，可敬爱者， 

万象皆其荣，忧患斯用舍。 

3 

见者若见彼，颜色黄金辉， 
上帝，创造主， 

神我，大梵胎®; 

时乃为哲士，功罪双脱出， 
皭然无垢尘，至上臻太一 @。 

4 

彼以此群有，辉光示生命， 
哲士谅知之，乃能无议争， 


① 一鸟为静性神我，另一鸟为人乎自性中之神我。 
与瑜伽章》。 

余注见《白书》四，六注。 

② “梵金胎”， Br 大梵源头”，“以大梵为源本者”。 

源”。 

③ “太一”又为“同一”，亦“平等之 一”。 

此颂前六句(原文三行），亦见《弥书》六,十八。 


—参《薄伽梵歌疏 • 僧伽 

商羯罗谓为“低等大梵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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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性灵化，乐与自我游 ®， 
行其敬祀业，卓矣知梵流！ 

5 


以真理，苦行， 

斯可见性灵， 

亦以正妙智，贞清守常经； 
彼在此身内，光明又纯洁， 
修士得见之，良由垢氛灭②! 

6 


唯真理战胜，而非是虚伪， 
信是由真理，天路@斯广被。 
圣贤愿圆满，由此而上升， 
乃达于真理,至上安立层。 

7 

大哉至神圣，形相超思量， 
微逾妙微者，发越腾光芒， 
远过至远者，而又近在迩， 
见士知在斯，斯心秘安止。 


① 参《唱书》七,二十五，二。“自我”即“性灵”。 

② 参《大林书》四，三，七。《唱书》二,二十三，一。 

③ “天路”即“天乘道”。参《大林书》六，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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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可以眼见，亦非语言摄， 
不由余诸天 ® ，苦行或 事业； 
唯由智清净，心地化纯洁©， 
静定乃见彼，无分是 太一。 

9 

此一微妙灵，唯当以心悟， 
生命之气息，五分此中 ® 赴。 
凡一切众生，心与气交织， 
其内倘净化，性灵自辉赫 ®。 

10 

清净之萨埵，游心彼彼世， 
思念光所被，一一皆 克致； 
凡所愿望界，取之得胜利； 
故知性灵人，求福宜敬事⑤。 


下篇 


1 

有人知大梵，乃是最上居， 


① “诸天”，说者谓是其余诸识。 

② 参《唱书》七，二十六，二。 

③ “此中”谓“心思中”。 

④ “辉赫”,义为发挥其权能。阿罗频多注，谓义为“显示其充分之权能与弥漫之 
当体”。 

⑤ 末句谓求福者，当敬事此知性灵之人，即清净萨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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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安立处，光明从之舒。 
智者无欲求，唯敬奉神我， 
犹在斯世间，度出死生种 ®。 

2 

人犹有欲望，结心于念虑， 
由其欲望故，生此生彼处。 

自我得圆满 © ，结念止寂人@， 
虽生在世间，欲望皆消沦。 

3 

不以善辨才，不以富思力， 
不以多学闻，“自我”或可得。 
唯“彼”所择人，自体示可即 ®。 

4 

非是无力人，而可见性灵， 
亦非由放逸，无谓劳身形⑤。 
乃是有学人，方便以精进， 


① 商羯罗谓此义为度出生死胎藏之种。阿罗频多谓此 gukm ， 亦可是“此光明之 
宇宙”,则无“犹在”句义。 

② 参《唱书》八，一三。 

③ 参《大林书》四，四，五。 

④ 此颂出 《羯 书》二，二十三。仗他拣择，是凭“神圣恩慈”也。 

⑤ 所谓“邪苦行”也。“无谓”原义为“无表征”。商羯罗释“表征”为人道必有之 
仪表，如修士必着道袍，有内修而无外表,仍易走作云。 

“无力”谓“心力”,"志力' 然“体力”亦必佳，方能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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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人大梵，是彼所栖隐。 

5 

修士臻至彼，慰足于正智， 
自我得圆成，静然无欲累。 
彼等诚哲人，遍处依遍是， 
终于人“大全”，自我与合契。 

6 

有知韦檀多，于义善决定， 
遁世瑜伽修，心清©遂 精进； 
彼等长逝时 © ，人乎大梵界， 
死生得解脱，一切无挂碍。 

7 

去矣十五分③，各归其根源， 
诸天在身内，亦自还本尊④， 
行业，智成我， 

永合太一存©。 


① 参《唱书》七。《大书》十，二十二，则引据此处。 

② 商羯罗释“长逝”为“启明”，愚者长逝之时，是智者启明之际，知彼非身，则此 
身于彼宛如死矣。极端一元论者常持此说，以为虽宿世之业，亦以证道而断。若从文 
义谓长逝为身死，则证道之后，犹在人间，前业未断;解脱则必不还生世间矣。 

③ “十五分”参《六问书》第六。 

④ “诸天”谓“诸识”，还其本尊,如眼还日等。 

⑤ 谓于无上不生不灭者中，永远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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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海如众流，遂失其名色 ®， 
智者名色捐， 

解脱于以得， 

超出圣神我， 

至上遂臻极。 


9 

无上梵 B 知，彼则成大梵②； 
后嗣亦不生，不知梵道者。 
罪恶既出离，忧患皆敉平， 
心中解缠结，遂尔成永生。 

10 

此即彼是也，《黎俱韦陀》有 颂曰: 
“惟此大梵明，可教此 辈人： 
习行仪法者，闻持《韦陀》者， 


① 参《六问书》六，五。 

佛典中有“四河人海，无复河名”之说，疑源出于此。 

② 此颂初二名句： 

Sayohavaitat paramarp 

brahma ved ^ t , brahmaiva bhavati 

法国学者杜柏农 (A 叫 uetil Dupetron ) 所译成之诸奥义书拉丁文本，以此语标于卷 
首，且志云 ： Quisquis Deum intelligit , Deus fit . 即“知上帝者，则成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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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梵道者，敬祀一圣者①， 

皆顶火誓礼，如仪已行者”。 

此即彼是也，是事物之真理， 占仙人 安吉罗斯所传授者。 
末行顶火誓礼者，不当读此。 

皈敬无上圣智者！ 

皈敬无上圣智者！ 


①“一圣者” ( Eka r ? i ), 祭祀之火也。 
参《六问书》第四。 




离所缘奥义书 ® 
(Niralamba Up.) 


①属《白夜珠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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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敬颂 


名，所缘，能缘;无时而或有， 

知，识，正 智缘; 无缘，赫黎敬。 

南无湿婆师，真、智、乐成身 
离戏论，安 谧; 无缘，光明尊。 

全依无缘者，弃除一切缘， 

退士、瑜伽师，彼得独离道。 

群生遭苦难，尽使得平安 
简说所当知，全以断疑虑。 

云何大梵？何者为自在主？何者为情命者? 
何者为自性？谁为超上自我？谁为大梵神? 
谁为维师鲁？谁为楼达罗？谁为因陀罗？ 
谁为舍末那？谁为修利耶？谁为旃达罗？ 
谁为修罗？谁为阿修罗？谁为庇舍遮？ 

何者男子？何者女子？何者牲畜等？ 

何者静物？何者婆罗门等？何者族姓？ 

何谓业？何谓非业？何谓智？ 

何谓非智？何谓乐？何谓苦？ 

何谓天？何谓地狱？何谓缠缚? 

何谓解脱？谁为当敬拜者？谁为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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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 学者？ 谁为 愚人？ 何谓无明？ 

何谓苦行？何谓无上道？何者是所当摄持？ 

何者是所不当摄持？谁为退修士？ 

为释此诸疑问，故 答云： 

云何大梵？ 

曰：彼 昭明者 ( cahanyam )， 非语言可说，是无二者，是为大全， 
离诸幻相，而具全能，无始无卒，谓为清净，福乐，平安，无功德等， 
以此浩大形体（宇宙）卵藏，——禀大，我慢，地，水，人，风，空性 
者，^—由业与智之义实表相而为显了，此大梵也。 

何者为自在主？ 

唯大梵依其自能称为自性者，既创造诸世界，又入乎其间，居 
中为主，为大梵等，管制智与诸根，是为自在主 ®。 

何者为情命？ 

以大梵，维师鲁，伊商那，因陀罗等名色，虚妄按加 ，曰： “我为 
粗重身”，此情命也。“彼为我”，虽一，而受身之初分别力故，为多 
数情命©。 

何者为自性？ 

徒以大梵居临@故，能成作种种分别世界。是唯大梵之能力， 
以智为性。是为自性。 

谁为超上自我？ 


① “自在主” ( Is ' vara ), 音翻“伊湿伐罗”，即佛乘中“观自在”之“自在”，本义为“随 
自所愿而得者”，即“主宰”也。 

② “情命” ( Jiva >， 或译“命者”，音翻“耆婆”。受此“虚妄按加” （ MithySdhy^O 
者.乃“伊湿伐罗”。“力”谓“业力”。 

③ “居临”，义亦“监临”，即“当前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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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h 乎身躯等故，唯大梵为超 h 自我。彼为大梵神 ® ，彼为维 
师鲁 ® ，彼为因陀罗 ® ，彼为舍末那 ® ，彼为修利耶 © ，彼为旃达 
罗⑥，彼为修罗®，彼为阿修罗⑧，彼为庇舍遮 ® ，彼为男子，彼为女 
子，彼为动物，彼为静物，彼为婆罗门等。 

吁嗟，凡此皆大梵也夫！是处无有任何异多分别。 

族姓 ® 者何？ 

非皮，非血，非肉，非骨之类别也。自我，无族姓也。族姓，随 
俗而分别言之耳。 

业者何？ 

是诸根所作事，如谓“我作之”，而归之于内自我;唯所成作，是 
之谓业⑪。 

非业者何？ 

凡所作为，以作者性受者性等我慢为体，缠缚为相，为投生因， 
于常、非常（法），祭祀，誓愿，苦行，布施等，意在得果，是之谓 
非业⑫。 


① 大梵神为创造主，造物主。 

② 维师鲁为保育者。 

③ 在书陀时代，因陀罗乃天宇之神，即 Jupiter Pluvius , 亦雷电之神。 

④ 舍末那即琰摩 （ Yama ), 死神。 

⑤ 修利耶即太阳神。 

⑥ 旃达罗即月神。 

⑦ 修罗即“诸天”，群神。 

⑧ 阿修罗即群鬼„ 

⑨ 庇舍遮即恶魔等，佛乘译为“食血肉鬼”。 

⑩ “族姓”，谓婆罗门，刹帝利等四族姓。此言族姓分别，在自我 则无。 是在真谛 
无而随俗谛有，未始非“韦檀多”超胜教义也。 

⑪此亦“韦檀多”胜义，内自我为居临者，非作业者，不为业缚。 

⑫•‘非业” ( akarma ), 音翻“阿羯磨”，据此则有“不善”义。参 K . Ndrdyanasvdmi 
Aiyar 英文译本，则谓凡此作为非意在于得果者，则“非业”，无“不善”义。疑所据梵文 
原本不同。似此义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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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智？ 

调伏身体、诸根，亲近师尊，闻，思，观照①，由是而于双以能见 
所见为自相者，寓一切内中者，在万有为同一者，非如瓶，衣等名 
物，在变是者中为不变者，为照明者，万事万物无非是者，亲证实 
践，是之谓智。 

何谓非智？ 

斯智也，如于麻绳幻见为蛇，于不二者，于交织于万物者，于为 
万有之本质者，——7 1 此大梵也，而分别计度种种自我，见为诸天， 
傍生②，人，静物 © ，女，男，种族，人生四期 ® ，缠缚，解脱，……诸 
幻，是谓非智。 

何谓乐？ 

既知“真，智，乐”自相，其安住境界以庆喜为相者 © ，唯是 
为乐。 

何谓苦？ 

不得自我相 © ，妄想物境，唯是为苦。 

何谓天？ 

会于“真”者谓之天。 

何谓地狱？ 


① 佛乘常曰“闻，思，修”，修摄观照，故言“修观”。英文译本作“闻解说韦檀多义 
理，从而深思之”云云，所据必是另一梵本。 

② “傍生”谓畜类，异于人之直行。 

③ “静物”谓不能自动之物，如土，石等。 

④ “人生四期” ( as ’ rama ), 参该(〈奥义书》。 

⑤ 此节两“相”字，义亦皆是“性”。“真、智、乐”之“乐”，与“庆喜”原文同一字，为 
“阿难陀”。 

⑥ “不得自我相” UnStmariipa )， 义为“非自我相”或“无自我相' 然如此直译， 
易起误解，姑译曰“不得自我相”。此与佛典之言“无我相”含义簏别，彼义当于下二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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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于“非真”者，即此生死轮回，物境，人，唯是谓之地狱。 
何谓缠缚？ 

由无始已来无明习气，起诸妄想，如谓“我生……”等 © ，是为 
缠缚。 

父母也，兄弟也，妻妾也，子孙也，家宅也，园林也，田地 
也，……皆“我之所有者”也。——如此生死轮回之妄想障蔽，是为 
缠缚。 

作者性等@我慢妄想，是为缠缚。 

愿成就八种神通®，如“微妙化”……等，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愿徼福敬事诸天、凡夫等，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愿通习八支瑜伽⑤，如“禁制”等，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修为本族姓法，人生四期之法，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以命令，无畏，疑惑，为“自 我”之功德， 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祭祀，誓愿，苦行，布施之律仪行事，皆欲起知，是为缠缚。 
仅愿得解脱，此种妄想，是为缠缚。 

唯妄想起，已为缠缚。 


① 此二节对文。“天”有“天国”，“天堂”“天界”等义。“会”，“系”原文是一字，义 
为“联合”。 

② “我生……”意谓“我已生于此世间”。 

③ “作者性等”意谓“是我作成某事某物”，或“我是某事某物之作者”，如此思惟， 
而自矜许，是亦“我慢”。 

④ “八种神通”即八成就 ，如: 使身体微渺化，轻举，增重，增大，及远，得所求，伏 
物(如水，火等），满愿。此外尚有小成就十种云。参拙译《瑜 伽论》 第一部293—4页。 

⑤ 瑜伽八支 :1. Yama , 禁制（持 戒）； 2. Niyama ， 精修(佛典中旧译“不转”，新译 
“决定”）； 3. Asana ， 炼体; 4. Pr 邮 ySma ， 导弓| ( 制气）； 5. Praty § h ^ ra ， 敛识; 6. Dh 呑 rapa ， 集 
中 5 7 . Dhyana ，静虑; 8. Samadhi , 三摩地。 

前五为外支，节目繁多;后三为内支。 

“愿通习”三字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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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解脱？ 

常、无常事能为辨别，由是于无常生死轮回苦境、乐境 ® ，尽灭 
缠缚如田地等“我所”®性，是谓解脱。 

谁为当敬拜者？ 

其有师尊，教人臻至居一切身为照明者之大梵，是为当敬 
拜者。 

谁为学徒？ 

沉潜明学，宇宙智浸润而未尽者，唯此大梵®，是为学徒。 

谁为学者？ 

己之知觉性，遍处一切内中，——知此性相者，是为学者。 

谁为愚人？ 

为作者等我慢，起斯执者，是为愚人®。 

何谓无明？ 

欲得大梵，维师鲁，伊商那，因陀罗等神之威力，遂行绝食，持 
咒，祀火等事，其间痛楚内中“自我”，行之以异常猛烈贪，嗔,虐害， 
诈伪等，此种苦行，谓之无明。 

何谓苦行®? 

以莨知之火，——知“大梵”为真而世界为幻，-焚烧欲得大 
梵神等威力成就之妄想种子，是为苦行。 


① 据梵本原文直译 如是。 但此“境”字后有“ 全”卞 . samasta , 窃意倘 fsamastha , 
则当增一语 H :“能为平等”，其义较胜。 

② “我所 ”BP “我之所有”或“我之所为”诸义。 

英译本作“尽灭缠缚想”，必原本微异。 

③ 此节译文存参。 

④ 英文译本有“身体，族姓，人生四期，作者，受者等”文，谓于此等起私我见者, 
是为愚人。可知所据是另一梵本。 

⑤ “苦行”，原文 Tapas ， 原义是一种内中修持之热情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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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无上道？ 

是“真，智，乐”所成，为永恒已得解脱之大梵居处，超乎生命气 
息及诸根等，超乎内心及功德等，是之谓无上道 ®。 

何者是所当摄持？ 

时，空，事物，品断都泯，唯智自相 ® ，是所当摄持者。 

何者是所不当摄持？ 

转离自自相，是“摩耶” @成，为智慧与诸根境界之世界也，而 
以为真性，此种思惟，是所不当摄持者也。 

谁为退修士？ 

其人也，尽弃一切法，无“我所”亦无我慢，皈依大梵主。“汝为 
彼”，“我为大梵”，“凡此皆大梵也夫”，“世间无有任何异多 
者”，……于此等伟大语言，实践深义，自知“我唯是大梵”，决定不 
移，人无分别三摩地，依自独行，……是人也，则为退修士，为解脱 
者，为当敬拜者，为瑜伽师，为超上飞鸿，为出世头陀，为婆罗门。 

此《离所缘奥义书》也。有研读者，承师尊之恩慈，彼清净如 
火，清净如风，彼弗还生，彼弗还生也。彼不再生世间，彼不再生世 
间矣。 

《奥义书》如是。 

晻！圆满等，平安。 

《离所缘奥义书》止此。 


① 英文译本又有“为一切之监临者”一语，可知所据必是另•梵本，未及此本之 
明净。 

② 此语英译为“绝对知觉性之真实性”。 可参。 

③ maya ， 音翻“摩耶”，义译“幻有”或“幻相”。 






六问奥义书 ® 

(PraSn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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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问 


晻！皈敬无上神我！ 

赫黎，晻！ 

苏凯也沙 • 婆罗多洼遮， 

奢毗亚 • 萨睇耶羯摩， 

辅利耶衍尼 • 迦基亚， 

考沙黎耶 • 阿施婆罗衍那， 

婆迦婆 • 维达毗， 

羯班庭 • 羯睇耶衍那，—— 

六子者，皆信仰“大梵”为至上，确立于“大梵”者也。其求知 
“无上大梵”也。 

以为“彼人将尽说之 矣”; 于是各手持薪①，往诣大师毕波罗多。 

2 

彼智者乃谓诸子 曰：“ 尔等更修苦行，贞行，信行，留此一年，然 
后可如愿而问。若吾人知之者，吾人将尽告尔等矣”②。 

3 

于是 ® 羯班庭 • 羯睇耶衍那，就而 问曰： 


① 手持一束薪，为古印度见师之仪。空手不能见国王，医生，老师云。 

② 古师教人，往往先令其人为弟子若干年，有故事谓或二十二年，或又三十二 
年，或又 五年。 iChand . 8.9,3; 8. 10,4; 8.11,3。） 

③ 此谓一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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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此万物何自而生也?” 

4 


彼乃告 之闩： 

“惟造物主愿有所造者矣。遂内修密行，密行修而二者起焉。 
一为原质，一为生命①。自 谓: “此二者，可为我多方造成万物矣”。 

5 

“惟太阳为生命，惟太阴为原质。凡此一切有形体无形体者， 
皆原质也。故原质即形体②。 


6 

“于是太阳升起，入乎东方，以此聚集东方之生命于其光明中。 
其照于南，西，北，下，上，中诸方而丽于万物也，以此聚集一切生命 
于其光明中。 


7 

“遍为万有，现为万象，此（太阳之）火遂为生命而起。故有 
赞曰： 


① 原质 ( Rayi )， 阴性字，本义为“富”。 

生命 ( Pi •郎 a ) ，阳性字,亦作“生气，生息”。在身体其数有五，其一亦即此名,故是通 
称，又是别称。一二者,表一阴-阳。 

② 此处日月对称。日为活动与有生之源，故为“生命”。月则无光无热，为顽物， 
故称为“原质”，即物质也。据《韦 陀》 古谊，“原质”为月，为食物，“生命”为火，为食者。 

谓水由月出，食物以水而生；火由日出，则消化食物者也。一 ■末语 义为形与质为 
“_ 

参《弥书》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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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象遍是，大煜金光， 

诸生尽明，无上归藏， 

唯一光源，热力辉皇， 

百其变转，千其熇芒， 

为生物命，升彼太阳 

9 

“惟年是造物之主，其道 二:南 与北。人以敬事善事为所当行 
者而敬焉，彼等则唯得 ® 月界，而有还生。故修士之欲有后者，行 
乎南道。惟此原质，则祖灵乘道也®。 

10 

“而由北道，以苦行，贞行，信行，明学，而求‘自我’者，则达③ 
太阳。太阳，生气之府也。是永生者，无畏者，至上安宅，由是无还 
生焉。是为寂灭。于是有 颂曰： 


11 


“‘五足之父，十二其形④， 
在天上半，施其雨零。 


① “得”原义有“克服”，“征胜”之义。 

② 得 6,2,15-16； Chdnd . 4. 15,5；5. 10,3； Bh . G . 8, 24—26; Au 12, 
2, 52 b . 。 

③ “达”，亦“克服”，“征胜”之谓。 

④ “五足”乃 五季； “十二其形”为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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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称之，见士①乘轩， 
在天下半，六辐七轮’©。 


12 

‘‘惟月是造物之主，晦半月为元质，明半月为生命。故修士有 
于明半月为其敬事，有于下半月为之。 

13 

“惟昼夜为造物之主。唯昼为生命，夜为原质。以情欲而昼合 
者，销其 生命; 以情欲而夜合者，乃属贞行。 

14 

“惟食物为造物之主，精气出乎是。万物由是生焉。 

15 

“惟行此造物主之道者，遂生一双©。 

16 


“行苦行者，又行贞行， 
居真理中，得大梵界。 
其人无曲，无伪无惑， 


① “见士”即智慧。 

② “七轮”则日光七色，又谓 七马； 六辐，六 季也。 又有谓七 轮为： 半年， 
季，月，半月，日，夜，时七者。 

此颂出 K . V . 1. 164, 12» 

③ 即前(四)所说生起“二者”。说者谓为•男一女。 




净大梵界，乃属彼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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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谓“天神”。亦谓诸权能，诸识，诸根。 

“躯 P ’"一 _阿罗频多氏译为“上帝之竖琴”,即此生身也。下同。 
参 Ch & nd . 1,2;5，1。 

Brih . 1，3 ; 6，1。 

Kaush . 2,14。 


第二问 


于是婆迦婆 • 维达毗往 问之： 

“老师！诸天@支持此创造物者，其数若干？照耀此身体者， 
奚是？又其间之最优胜者，谁也?” 

2 

彼乃告 之曰： 

“空者，此天也，风，火，水，地，语言，心思，眼，耳，（皆是也)。 

彼等照耀（此身体），遂自矜曰 ：我辈 漫于此躯干②而支持 
之矣 ®。 

3 

“最优胜者生命之气谓彼等 tl : ‘毋自欺也。唯我自分为五，乃 
漫于此躯干而支持之’。诸天未之信也。 

4 

“彼不悦而起，似欲上出者。如彼之出也，余者 皆出; 如彼之止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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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余者皆止。如群蜂随蜂王之起而皆起焉，止而皆止焉，语言，心 
思，眼，耳，悉皆如是。于是彼等欢然颂此生 命曰： 

5 


“‘彼焚为火为太阳， 

为雨为云为富神， 

为风为地为太阴， 

为有为无*^为永生。 

6 

“ 4 犹如诸辐共一毂，万物所安是生命， 
《黎俱》、《夜珠》与《三曼》， 

祭祀，刹、梵二族姓©。 

7 

“‘为造物主游胎藏，唯君肖父重生常， 
群有奉君以食粮，君与生气相翱翔③。 

8 

“‘群神猛烈@君为元，祖灵祀享君最先， 
君为修士之德操，君是安吉©之真传。 


① “无”谓无形质者。 

② 此颂后二句，谓此等皆安立于生命中也。 

③ 后半颂见 "A/Ziarwa 11.4，19。 

④ “猛烈” (vahnitamah)， 则有解为“祭祀之奉献”者。 

⑤ 全称乃 Artharv^igiras, 古诗人，受“大梵明”传自阿他婆 （Artharvan) 者，又传 
之萨睇亚婆诃 (Saty a vah a )。 但另解则谓“君在修士或圣人则为其德行与真理，在安吉 
罗萨诸子中则为阿他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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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力君是因陀罗，为楼达罗君遍抚， 
游于两间为口神，君是光明之主父。 

10 

“‘君为霖雨洒群生，君之群生时大喜， 
谓如我辈所愿望，食粮赡足斯有以。 


11 


“‘本生净者①，享受者②， 
太一明者，风神主， 

万有真宰，吾曹父！ 

君之所食皆奉与。 


“‘君身安立在言语，在耳闻中在眼处， 
推移又在心思中， 

作之吉兮！君毋去。 


13 

“‘万物生命力中住，在三大者亦如是。 


① “本生净者”，原义为“未经净化者”，生后必行洁净礼，因无有先于彼者，故无 
为之行此礼者也<»原文 VrAtya， 在修辞学上为 vyaiigastutib。 

② “享受者”谓火。 



44 


如母护儿兮，君护持! 
愿赐吾曹以福、智！ ”’ 


徐梵澄文集 


第三问 

1 

于是考沙黎耶 • 阿施婆罗衍那问 之曰： 

“老师！生命何由而生？如何而人此身体？如何自加分布而 
安止？如何出离？如何与外物相处？如何与‘内我’相与?” 

2 

彼乃告 之曰： “汝问至难。虽然，以汝至敬大梵也，当为汝说。 

3 

“生命出自性 灵①; 如影随人②，依托于此。以心志之行 ® 也， 
人乎有身。 

4 

“如邦君之使令其臣仆也，曰汝管辖此诸村，汝管辖彼诸村，生 

① “性灵”,乂译“自我” ( Atman )。 

② “如影随人”，即谓生命无分别之本质，后世说为“摩那” （ mays )， 如人之投影， 
生命乃漫布于性灵中。 

③ “心志之行”，谓善恶业，心志之所行也。余本之《伊莎》末颂义译之。原文是 
manoknena ， 在文法为不合，然商羯罗则谓此是 Sandhi bar 5 ah , 即古文可有不合处，可 

以容许者也。若严格作 mano ’ krtena ，则意义全变，为“不由心志之力”，谓性灵投人生 
命，非人之意志所决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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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亦如是一一督使其他生气。 


“两下器官，‘下气’居之。眼，耳，口，鼻，‘生气’自主之。中央 
则有‘平气’，平致①所奉为牺牲之食物也，由是而七处 © 之光焰 
生焉。 


“心中则‘性灵’居焉。是处有百又一脉③，脉分百支，支分七 
万二千小支，‘周气’流于其间④。 


“于是一脉上通⑤，‘元气’由是以善德而达善界，以罪恶而达 
不善界，以二者而达于人间。 


8 

“惟太阳是外间之生气，升而助眼中之生气者。地中之神，助 


① “平致”又可译“同化”，即使食物起同化作用。 

② “七处”，两眼，两鼻，两耳， 一 u 也。奉牺牲乃投于火中之谓，食物投于腹中之 
“火”，而光焰生之。 

参 Chdmi .5, 19 0 
Mund . 2, 1, 8 0 

③ “脉”，“支”，“小支”，共 72 7 ,210,201 云。或可解为“神经系”。 

④ 参 C / idm /. 8,6,6 0 
Brih . 2,1,19。 

⑤ 参 Ma " r /.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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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之下气。两间之空为平气。风为充周气①。 

9 

“火为元气，故火®息，人则人乎重生，与沦入于意之诸识俱。 

10 

“乃与心®入乎生气。生气与火（光)相合，与其性灵俱，度人 
其心志所之之界。 

11 

“如是知生气之人，是人则为‘智者’，其后嗣不绝，其人永生。 

12 


于是有颂曰： 

“‘生起，进入，与居处， 
五分遍漫皆已知， 

又知生气在内我④，一 
享受永生良以此， 

享受永生良以此’”。 


① 此由人身推至宇宙,与太阳等五物相应。 

② “火”，又可谓“火焰”.“光焰”,“生命诸力量”也。 
参 Chand , 6,8,6;6，15， l e 

③ 此谓临殁时之心思。 

参 ChdncL 3,14,1 0 

Bh . G . 8,6。 

④ “内我”即内中之“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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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问 


1 

于是辗利耶衍尼•迦基亚问之 曰：“ 老师！在人身中诸睡者， 
为谁？诸醒者，何是？是何天神而见梦？美睡之乐属于谁？此一 
切又皆建立©于何者中耶?” 


彼告 之曰： 

“迦基亚！如日之西落也，其光皆敛于彼晕圆而 为一; 其升也， 
又从而发舒。如是，惟此一切皆敛于至上天神即意识中而 为一； 由 
此其人不闻，不见，不嗅，不尝，不触，不语，不摄持，不享乐，不宣 
泄，不行走来去，如人所 云：‘ 彼睡矣！ ’ 

3 

“惟生命诸火在此城中犹明。（醒。）此下气②为家主 之火; 周 
气，南火@也;祀神火，度自家主之火者也，以其引度有所自，故为 
生气④。 


① “建立”，阿罗频多译为“消失”。下第九节、第十一节同。 

② “下气”或称“呼出气”，“生气”或称“吸人气”。 

③ “南火”，置祭坛之南，专祀祖 宗者。 “周气”在心之右，右即 南也。 

“下气”在身之 F , “生气”在睡中由此而出，故谓“有所自”。喻如家主火引燃祀神 
火。祀神火，东火也。家主火，西火也。 

④ “生气” ( Pr ^ ja )， 有“弓 |”、“度”之义， prapayana ， praniyate ， 乃云。-即主要 


之气或呼吸，在睡中资取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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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引出息人息，而平致此二斟灌者，平气®也。唯意是主祀 
者，而元气则为祀事之果，日 H 导主祀者至于大梵也。 

5 

“于是此‘意天’②在梦中享其尊大。凡所尝见者，则又见之， 
凡所尝闻之事，则又闻之，凡所经历于他方他处者，则又一一经历 
之，凡所见者与所未见者，所闻者与所未闻者，所经历者与所未经 
历者,有者与非有者，彼全见之。彼为全者®而皆见之©。 

6 

“若其为火焰®所伏也，则彼‘天’不见梦，于是此身中乃有此 
安乐。 


7 

“吾友！如鸟@之归于所栖树也，惟此一切如是皆归于无上性 
灵中: —— 


8 

“则地与地之原素也，水与水之原素也，火与火之原素也，风与 


① “平气 ’’BP “中气”，喻为祭司。 

② “意天”又可谓“心思”。 

③ “全者”即“大全”，即“宇宙”。疏谓此乃“意”之形态下之“情命我”。 

④ 参 BnTi . 4,3,20。 

⑤ “火焰”见上三，九。 

⑥ 参 Chdnd .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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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原素也，空与空之原素也; 眼与 可见者，耳与可闻者，鼻与可嗅 
者，味觉与坷味者，皮与可触者也;语言与可言者，手与可摄持者； 
生殖根与可生殖者，宣泄根与可宣泄者，足与可行者 ® ，意与可意 
识者，智与可智及者，我慢与可为我慢者，心思与可思惟者，焰光与 
可明丽者，生气与可以之而支持者也。 

9 

“凡见者，触者，闻者，嗅者，味者，意者，知者，作者，乃知觉为 
我者，人，——是诚建立于无上不灭之性灵中者也©。 

10 

“吾友！ ‘彼’无影 © ，无身，无血 ©，清 净，不变灭。知此之人， 
乃臻至彼无上不变灭者矣。是人为全知而为‘大全’，于是有 颂曰: 

11 


“‘是处有知觉之我及诸天， 
与生气及诸原素同安立止， 
此是不变灭者，友乎！而谁知之， 
彼则化为全知者而入乎全是’”⑤。 


① 以上简称“五大”，“五知根”，“五作业根”，说此“十根”，后于 Bn ' fc . 2,4,11。 
为最古者矣。 

“五大”之原素后称“五唯”，见3,2。 

② 后世二元论与殊胜二元论，皆引此为据。 Jiyjitman 乃依于 Parttman ; 为二元。 

③ “无影”即不为“明”或“无明”所扰。参《伊莎》。 

④ “无血”亦即“ 无色' 

⑤ 译此颂试逐梵文每行音节，故成 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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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问 


1 

于是奢毗亚 • 萨睇耶羯摩问 之曰： 

“老师！有人于此，集思念于‘晻’此一声，至于去世者，彼由此 
而得者，何界也?” 

2 

彼告之曰： 

“萨睇耶羯摩！此‘晻’①即上下二大梵 © 也。学人由此缘力③ 
而达乎二者之一。 

3 

“若人止观一音——即‘阿’ （ A ) ——则由此明觉，迅尔还生世 
间④。《黎俱》唱赞导彼返乎 人间； 于此以修苦行，贞行，信行而乐 
尊大。 


① “晻” ( A , U , M ，） 乃三音之合。由此三音，遂生 Gayatri 之“ 三足”，由“三足”而 
生“三韦陀”与“三界” ( Vyahritis ) 

A — stutipara 发展为 Rig; 

U — kriyapara 发展为 Yajur; 

M 一 jnanapara 发展为 Sama 

② “二大梵”，可解为《韦陀》之智识与行业，或“上学”与“下学”。 参 1,1, 
4-6。 

③ “由此缘力”，阿氏译为“以安宅于是中”。 

④ “世间”，阿氏谓“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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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其意中止观二音——即“阿”与“鸟” （A，U)， ——则由《夜 
珠韦陀》导彼人两间而达乎月界。彼享月界之福乐已，而又还生。 


“又若彼唯以‘晻’之三音——即‘阿’，‘鸟，，‘门， （A，U， 
M), ——止观无上神我，则合乎光焰而人太阳。如蛇蜕皮①，彼如 
是脱除罪恶，由《三曼韦陀》导其上策，至于大梵世界。则见寓居身 
中之‘神我’，超乎至上情命集聚者也②。于此有二 颂曰： 

6 


“‘身殁之际，定想三音， 
联续念持，而不妄倒， 

外，中，内境 ® ，善妙念持， 
智人于斯，乃无动摇\ 


7 

“‘《黎倶》还生，《夜珠》人空， 
《三曼》引人，圣者知处。 


① 参 BriTi . 4,4,7。 

② 参 Brah . SH . 1，3，13。商羯罗疏。 

此句由“则见……”以下，阿氏译义为 :彼由 此“下”大梵，即情命(亦即是“生存”)之 
集聚(亦说为“密度”,“密集”)者，乃见彼更卨于“至上者”(之存在者），凡为形相(或“形 
体”），皆(可谓为其)一城者也。——按:通常“城”指“身体”;此说推之较广。 

③ 说者谓为醒，梦，熟眠=.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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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问 


1 

于是苏凯也沙 • 婆罗多洼遮问之曰： 

“老师！科萨罗王子希蓝尼那波尝来问 我：‘ 婆罗多洼遮！神 
我十六分，汝知之乎？’我答彼王子云，不知也！若我知之，何由而 
不为君说耶？彼说妄语者，至根枯槁，故我不任说妄语’。彼默然 
登车而去。此今我问老师，此神我何在也?”① 

2 


彼乃告 之曰： 

“吾友！此神我也，即在此身体内中，十六分所由起也。 

3 

“彼神我思惟 :于谁 之起吾当起，于谁之止吾将止耶？ 

4 

“彼乃吐岀生气，由生气生信，空，风，火，水 ，地; 根，意 ，食； 由 


①“何在也?”即“为谁也?”.椐阿氏 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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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而生力，苦行，咒语，行业，世界;世界中生名 ®。 

5 

“如江河之流人海也，达于海，则汨人之，其名色皆失，唯称为 
海。此遍见者 @ 为十六分，亦复如是，汇归神我，达乎 神我已 ，则汩 
人之，而皆失其名色,唯称神我，彼则无分而不朽。于是有 颂曰： 

6 


“‘如辐共一毂， 
诸分安于此， 
当知是神我， 
我知之如是， 
死神不扰汝！’” 


7 

遂更告彼等言 :“至 上大梵，我知唯如是，更无有高于彼者”。 

8 

彼等敬拜彼 H : “汝是我辈父，度我等出无明而登彼岸矣”。 
皈敬无上圣智者！ 

皈敬无上圣智者！ 


① “名” BP “名色”。 

阿氏此节末足成一语 曰：“ 如是,万物皆由彼神灵而生也”。 

② “遍见者”乃沉默而为见证者之神灵。 




晻声奥义书 e 

(Manduky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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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 


1 

晻！此声①，此宇宙万有也。其说②如 次③： 

凡过去者，现在者，未来者，此一切皆唯是晻声。 

其余凡超此三时④者，此亦皆唯是晻声。 

2 

盖此一切皆是大梵 ®。 此自我⑥即是大梵。此自我有其 
四分⑦。 


3 

居醒之境⑧，外觉⑨，七肢⑩十九口⑪，享受粗重物，为“维蓍涡 


① “此声 ” (etad ak ? a ram ), 义又是“此不可灭者”。 

② “其说”，谓“晻声之说”。“说”即明晰之解释 ( upavyskhyanam )。 

③ “如次”，参《唱赞书》一，一，一。 

④ “超乂时者”，谓不系于时间者，亦即“非显了者” ( AvySkftah 参《白净书》六， 
五，第三、四句。 

⑤ “大梵” ( Brahman)，EP “无上真实”，“究竟真实性”。 

⑥ “自我” (Atman), 即“无上神灵”，摄“个人性灵”。 

⑦ “四分” ( catu 神 t ), “分”原义为“足”，即四个“四分之一”，为一整体。喻如一元银 
币 . kir ^ papa , 二个四分之一合为半元，三个合为四分之三元，终合为一元整。 

⑧ “居醒之境”，“境”字原义是“地位”，“情况。此醒中人。 

⑨ “外觉”，义为“对身外之物觉知”。 

⑩ “七肢”.古义未详。商羯罗据《唱赞书》五，十八，二，说“天为头， U 为风为 
气息，空为躯 T •，水为胞，地为足，东坛火为口”。然该处所说，尚不止此七事。 

⑪“十九 n”,“n” 义乂是“面”，阿罗频多译为“往彼之门”。商羯罗疏谓十根，五 
气，意，智.我慢，心，凡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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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 © (即宇宙遍是之人），此第一分。 

4 

居梦之境，内觉②，七肢十九口，享受微妙物 ® ，为“太阇萨”® 
(即光明心思中之寓居者），此第二分。 

5 

其间眠者了无所欲，了不见何梦 © ，此为孰眠。 

在熟眠境中为一©，唯是知觉聚集⑦，阿难陀所成⑧，享受阿难 
陀，心思为口⑨，是为“般苦”(即智慧主），此第三分。 

6 

彼为万有之主⑩，为遍知者⑪，为内中之主宰，为万物之胎 
藏⑫，为存在者之始、卒⑬。 


① “维蓍涡那罗” ( Vais ' vanarab )， 音译。义即“宇宙遍是之人”，译文中音义并存， 
原文中仅一字。 

② “内觉”，无用于外物而内心觉知之谓。参《大林书》四，三，九。 

③ “享受微妙物”，义同“如食至精之食者”,参《大林书》，四 ，二 ，三。 

④ “太阇萨” ( Taijasa ), 义即“光明心思中之寄寓者' 

⑤ “了不见何梦”，参《大林书》四，三,十九。 

⑥ “为一”，参《大林书》四，四，二。 

⑦ “知觉聚集”，参《大林书》四，五，十三。 

⑧ “阿难陀所成”,参《泰迪书》，二，五。 

⑨ “口”义即“门”，见前2。说为通往梦境与醒境知识之门，即知觉 心思。 

⑩ “主”，参《大林书》四，四，二十二。“内中主”，同书二;，七。 

⑪“遍知者”，参《蒙査书》一，上篇，九;二，下篇，七。 

⑫“万物之胎藏”,参《蒙査书》一，上篇，六。 

⑬“始、萃”，参《羯陀书》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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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 


7 

非内觉，非外觉，非内外俱觉，非知觉聚集，非智非 非智； 不可 
见，不可触，不可摄持，无有相，不可思，不可名，真元即自我识知之 
为独也，凡表皆息，为安静，福乐，不二。是谓第四者①，是为自我， 
是所当知者。 


第三分 


8 

此是自我。论于声为晻。论于字母，诸分即诸字母，诸字母即 
诸分。为“阿”音，“乌”音，“门”音 ( A , U ， M ) ②。 

9 

居醒境者，维蓍涡那罗 （ 宇宙遍是之人），为“阿”音，为第一字 


①“第四者” ( caturtha )， 在《大林书》五，十四，（三，四，六，七）则配以“伽耶特黎” 
而称 turiya ^ 《弥勒书》六，一九;七，十一，第七颂，译为“第四位”，原称 turya 0 后世专 
称0^& 3 者多，其义则一。如实“位”，“足”，义皆无当。称“境”亦未合，只宜称“第四 


②此是以三音配三方面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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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为遍得故，为元始故 ®。 

人如是知者，夫惟获得其一切愿求，且为第一。 

10 

居梦境者，为太阇萨②(光明心思中之寄寓者），为“乌”音，为 
第二字母。为超上故，居两间故 ®。 

人如是知者，夫惟超智慧之极诣，居两间而等平®。 

11 


不知梵道者，不生于其家。 

居熟眠境者，是为般若（即智慧主）。为“门”音，为第三字母。 
为度量故⑤，为汩没故©。 


① “阿” ( A ) 为字母中第一，为第一元音，开口呼。闭口无声，开口发声则必为 
“阿”，故谓此声势遍一切音。 

文中以两字为释,皆以“阿”音始者。此韦檀多惯例。一为“阿普底” Upti ), 义为 
“获得”，又义为“遍漫”。 - 为“阿帝摩多缚” ( Sdimattvam )， 义为“元始性”，“第一”。 

古诸梵籍中,常多无意义字，而标称叹，甚觉得神。此等字意无从译。此节末句有 
“夫惟”二字，是从原文 ha vai 音译，文句中稍有顿挫而已。 

② “太阇萨”超“维蓍涡”，盖为“内觉者”，又居熟眠与醒境之间，两边俱达，故以 
为喻。 

③ 文中以两宁•为释，皆以音始者。一为“乌提羯沙” （ utkarsa )， 义为“超上”。 

“乌”在“阿”后,可谓超“阿”，亦可谓较“阿”音更“前进”。 

一为“乌婆野多缚” （ ubhayattvam )。 义为“两间性”，即居中央而两边俱达。谓此 
“乌”声，处“阿”与“门”二音之间也。 

④ “等平” ( sam ^ nab )， 商羯罗谓“一切视彼皆同，友与敌于彼皆无嫉妒”云云。是 
谓平等于对待冲突者间，或漠然观友与敌皆等。然超上义则谓与所知者同一，见道者 
识宇宙为纯“自我”之存在，与宇宙相等而如一云。 

⑤ “为度量故”，原文作 miti , 以“门” ( m ) 音始。然此字义亦为“建立”，故 下文亦 
可作“建立此万物”。 

⑥ “为汩没故”，原文作 apitib ， 义为“消灭”，“融化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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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是知者，夫惟度量宇宙万物，又咸汩没之（于大梵 
中)也①。 

第四分 

12 

第四者无音，无可接触，凡诸表相皆息。为福乐，为无二。 

如是为晻声，唯是自我。以一己人乎“自我”，乃如是知者 
也，一~如是知者也。 


①阿罗频多氏译末 语为: “人如是知‘彼’者，则以己与宇宙相度量，且化为人‘大 
梵’之火没矣”。是直译。 

商羯罗释“度量”，谓如以斗斛度董大麦。则义转为“容持' “门”音继“阿”、“乌” 
二音之后，合口收声，则似容持前 二音， 

“般若”似为容持者，容持“维蓍涡”与“太阇萨”。以醒，梦二境为所量，以熟眠为能 
最，二者由此而出 （ utpatti )， 亦归返 （ pralaya ) 于此中也。 

若连作二“啼”声， aum - aum ， 是“阿”、“乌”二音汩没人“门”音，又从之吐出也。“汩 
没”即融合为一。 

故谓此“门” ( m ) 音 ，性质与“般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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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乔荼波陀颂释 
第一卷 


(从书之第六节起释) 


外觉遍在者，是为维蓍涡。 
内中知觉者，是为太阇萨。 
觉智之聚积，是则为般若。 
唯一而为三，乃所当记者。 


右眼中见者，是为维蓍涡。 
末那中知者，是为太阇萨。 
心内之空中，是则为般若。 
“自我”一而二，在身中安立。 


常享粗重者，是为维蓍涡。 
享受精妙者，是为太阇萨。 
享受阿难陀，是则为般若。 
享受为三分，乃所当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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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为粗重者，满足维蓍涡。 
而为精妙者，满足太阇萨。 
如是阿难陀，亦满足般若。 
满足为三分，乃所当知者。 


在此三境中，如上所称述， 
何者所 享受？ 谁为享 受者? 
若于此二者，而有人能知， 
彼虽为享受，乃不受染着。 


万有真是者，必有一本元; 
此为决定义。 

是乃补鲁洒，为生命气息， 
生宇宙万物，如日光分别。 


7 


思惟创造者，多谓权能显。 
他人观造物，与梦，幻同似。 


有人于创造，思其决定存， 
以为万物生，唯是主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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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时间者，则思此万有， 
皆由时间起。 


9 


更有思造物，乃为享受故， 
亦有其余人，以为游戏故。 
然宇宙万物，是神主自性， 
欲望皆圆满，更有何愿望? 


(以下释第七节） 


10 


永恒自在主，诸苦皆除灭。 
是在万有中，不二者，神明。 
是即第四者，遍是，当记取。 


11 


外觉维蓍涡，内觉太阇萨， 
两皆系因果。 

般若系于因。 

而在第四者，因果俱不成。 


12 


般若了不知，自，他，及真，妄。 
第四者真是，永远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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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第四者，同泯于对待。 
般若所安者，熟眠种子境。 
第四中无有。 


14 


前二系睡，梦，般若无梦眠。 
知决定义人，乃见第四者， 
无眠复无梦。 


15 

梦摄真实异，眠者不知真， 
二屮妄倒尽，第四可臻至。 

16 

无始摩耶中，沉寐情命觉， 
乃觉不二者，无生，无睡，梦。 

17 


万象若实有，无疑必皆逝， 
凡此对待相，唯独摩耶耳。 
无上真实谛,乃是不二者。 


人若作妄念，则皆可销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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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教言故。 
知则无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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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释第八节至第十一节） 

19 

“阿”声维蓍涡，欲见二为一。 
同其为元始，此乃明著理。 
又同为遍漫，此字与为一。 


20 

“乌”声太阇萨，欲知二为一。 
同为超上性，是可明见理。 
又同两间性，此字与为一. 


21 

“门”声与般若，为度量同一。 
此乃明著理。 

又同为灭没。此字与为一。 


22 


于此三境中，平等同一性， 
人若决定知， 

彼在众生中，受供养恭敬， 
亦为大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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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阿”往维蓍涡，“乌”至太阇萨, 
“门”导往般若，无声无所诣。 

(以下释第十二节） 


24 

当知“晻”声义，一一如诸分。 
一分一字音，是无有疑虑。 
既知“晻”声义，一一如诸分， 
则亦更无有，何可思量者。 


25 


此一神圣声，心思当与合。 
神圣“晻”声是，大梵无畏者。 
常合“晦”声音，了无所怖畏。 

26 

盖神圣“晻”声,是低下大梵， 
又超上当记。神圣声无变， 
无前复无后，无外亦无内。 


27 


神圣“晻”声是，万有始、中、末。 
人若如是知，旋即臻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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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知神圣“晻”，即是“自在主”， 
万有心中住。 

思“晻”声遍漫，智者不忧虑。 

29 


无声无尽声，对待皆平息， 
“晻”声是福乐。 

知此为牟尼，他人则非是。 

第二卷 


牟尼作 是言: 梦中有非实。 
万有内在故，由范限性故。 


时间不长故，非去远地见。 


唯其梦醒时，是处丫无有。 


梦车等无有，如经教所说， 
依前之正理。 

得唯由幻有，如梦说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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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别内在故，当知醒亦然， 
于此如梦中，范限性无别。 
(另译“由范限分别”）。 


牟尼有是言，梦醒境为一。 
分别同一性，因唯极成故。 


始终皆无有，中间亦必无。 
所见如幻有，相现非幻有。 


醒境事有用，梦中则相违。 
俱有始卒故，可知俱幻有。 


见所未尝见，由处法而有， 
如居天上者； 

他处有所见，唯如在此世， 
已善得指教，乃往某处见。 


是如作梦时，内心所想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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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是真有， 

外由心所摄，乃似是真有; 
两俱是幻有。 


10 


亦如清醒时，内心所想象， 
此非是真有， 

外由心所摄，乃似是真有; 
亦两俱幻有。 


11 


若在二境中，分别俱幻有。 
谁觉此分别？又谁为想象? 


12 


“自我”光明神，以己之摩耶， 

乃由其“自我”，像想彼“自我”。 
唯是彼知觉，分别之万有。 

——此是韦檀多，决定之义谛。 


13 


“自我”在内心，事物转为外， 
亦成外物想，如是成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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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内在心时量，外物二时量①， 
俱唯是想成，分异无他因。 

15 

内在非显者，外在显了者， 
俱唯是想成，分异在根内。 

16 


初想成情命，次想为群有， 
外在内在者，各如其汇分。 
其知有如是，记忆乃如是。 


17 


所知不决定，如暗中见绳。 
于是成妄见，为蛇、水痕等。 
妄见于“自我”，其见有如是。 


于绳决定知，妄见皆消逝， 
唯是绳非他， 

决定知“自我”，其见有如是。 


①庄生所谓灵椿，彭祖，殇子，皆所谓二时董者。二时即时间之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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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妄见生气等，及群有无尽。 
自我之摩耶，彼由之自蔽。 


20 

知“生气”者流，说此为“生气”。 
知“大种”者流，说此为“大种”， 
知“功德”者流，说此为“功德”。 
知“实性”者流，说此为“实性”。 

21 

知“方面”者流，说此为“方面”， 
知“物境”者流，说此为“物境”， 
知“三界”者流，说此为“三界”， 
知“天神”者流，说此为“天神”。 

22 

知“韦陀”者流，说此为“韦陀”， 
知“祭祀”者流，说此为“祭祀”， 
知“享受”者流，说此为“享受”， 
知“所享受”者，说为“所享受”。 

23 


知“微妙”者流，说此为“微妙”， 
知“粗重”者流，说此为“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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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形”者流，说此为“有形”， 
知“无形”者流，说此为“无形”。 

24 

知“时间”者流，说此为“时间’’， 
知“方分”者流，说此为“方分”， 
知“名理”者流，说此为“名理”， 
知“诸界”者流，说此为“诸界”。 

25 

知“意识”者流，说此为“意识”， 
知“智大”者流，说此为“智大”， 
知“心思”者流，说此为“心思”， 
知法非法者，说之亦如是。 


26 


有说二十五，有说二十六， 
有说三十一，有说无尽谛。 


27 

知“世间”者流，说此为“世间”， 
知人生期者，说为“人生期”， 
知文法者流，说“阴、阳、中性”， 
知大梵者流，说为“高，下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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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知“创造”者流，说此为“创造”， 
知“坏灭”者流，说此为“坏灭”， 
知“存住”者流，说此为“存住”， 
彼则为万是，恒常遍斯世。 


29 


人有如是见，彼乃如是显， 
如此成变是，亦如是护之， 
既如是摄持，于彼乃臻至。 


30 


万有彼无殊，唯似为别一。 
如是如实知，解义无犹豫。 


31 


见如梦如幻，如乾闼婆城， 
人明韦檀多，见万有如是。 


32 


无灭，亦无生，无缚，无修习， 
无求解脱人，无得解脱者。 
此是超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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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为非真有，亦为不二者。 
而宇宙万有，亦见为不二。 
是故不二性，为无上福乐。 


而此万有多，非与自我一。 
又非或依自，如何而独立。 
万有与“自我”，非异非不异。 
知真实谛人，如是知其理。 


35 

绝无贪，畏，嗔，牟尼韦陀习， 
见此为非想，不二，漫遍息。 


36 


故如是知已，专念于不二。 
既契不二者，块然游于世。 


37 


无有于称赞，皈敬，祀祖礼， 
去处成所归 ® ，随缘得依止。 


①“去处成所归”句，商羯罗疏谓 calam 为“变易”，表“身体”, acalam 表“非变易”, 
BP “自我明”。义为“以身体”与“自我明”为其支持者。其义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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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双见内外真，遂与真理一。 
逍遥乐于此，永不弃真理。 

第三卷 


法依于敬拜，大梵变是者， 
以为创造前，万是未尝有 。 
当知此辈人，为可怜悯者。 


于是我 当说: 非有范限者， 
不生者，等在； 

如 r 无出生，似遍处生起。 


3 

“自我”说如空，以情命而显， 
情命如瓶空。躯体如瓶等。 
此所谓生起，譬喻说如此。 


譬如瓶等破，瓶空等合空。 
情命归“自我”，于是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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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如瓶空，中为烟尘满， 
余处空非尔。 

情命乐等撄，他情命无染。 


6 

惟形色，果，名，此处彼处别， 
太空无分别，情命说如是。 


如瓶中之空，非太空所作， 
亦非空之分，情命亦如是， 
永非自我作，亦非其支分。 


8 


如儿童望天，见有污垢染， 
愚人观“自我”，亦见污垢染。 


“自我”于生，死，以及有去，来。 
且在一切身，太空不异似。 


10 

“自我”摩耶生，积聚皆如梦， 
优胜或平等，皆无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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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黎耶书》，说为物韬等， 
此无匕耆婆，如空如已说叭 


二二《蜜分书》，超匕梵已说， 
说此如太空，在地亦在腹。 


情命与自我，以无分别故， 
称其不异性，乃贬殊异性。 
如是为正理。 


情命自我异，如初分中说， 
乃言创生事，是为次要义， 
事属将来故。 

盖于首要性，此义无所合。 


泥，铁，火花等，如是说造物， 
或作其他喻，垂教分别说。 
无任何分别。 


①五韬笥之自体即“超上情命”，“超上情命”即“不二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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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分人生期，应下，中，上智。 
慈悯彼等故，教说敬拜道。 


17 


二元论诸师，坚守自成说， 
相互起诤讼，此于彼无格。 


18 

不二超上义，二元其分 别①。 
彼等双见二，此于彼无格。、 


19 


此是不生者，由摩耶故分， 
未尝或由他。 

若如实有分， 

则彼永生者，乃入死亡转。 


20 


论师立 义言: 无生者变是。 
无生永生者，如何人有死? 


①商羯罗谓“分別”义为因果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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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永生者不死，死者无永生， 
事物非如何，可异其自性。 


22 


自性永生者，而人乎死亡， 
永生为假现，永性如何立? 


23 


创造是实有，或亦非实有， 
经教同等说。 

若是决定义，且于理极成， 
则是此非异。 


24 

如经教 诸说: “斯世无异多”。 
“神主因陀罗，摩耶擅多形”。 
无生者为多，盖由摩耶生。 


25 


创造说既破，生起说不成。 

“谁使彼生起?”为因说不立。 

26 

彼“非此非彼”，凡说皆已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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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摄性故， 

不生者明著。 

27 

“有”由摩耶生，生“有”非如实。 

如实使生有，生者必已有。 

28 

“非有”由摩耶，如实俱不生， 

譬如石女儿，依幻实俱无。 

29 

是如在梦中，心思由摩耶， 

感觉有二相， 

如是在醒中，心思由摩耶， 

感觉有二相。 

30 

是如在梦中，心思本非二， 

似二为无疑， 

如是在醒中，不二者似二， 

于此亦无疑。 

31 

凡此对待者，为动为静者， 

皆心思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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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止寂时，对待唯俱泯。 


32 

“自我”真智觉，时心无想象。 
时至非心思，无所摄无摄。 


33 


无想无生知，与所知无别。 
大梵为无生，永恒所当知， 
是由无生者，知觉无生者。 


34 


心思得摄敛，无妄想而明， 
此行所当知。熟眠异乎是。 


35 


熟眠心凝滞，摄敛时则非， 
此时心唯是，无畏之大梵， 
充周智光明。 


36 


无生，无睡眠，无梦，无名 ，色。 
永光明 遍智； 非诸行可属。 


凡诸语表断，凡诸心思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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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安永光明,亦即三摩地， 
不动且无畏。 


38 


是处无思虑，其间无取与， 
智立于“我”时，至无生平等。 


此“无触瑜伽”，凡修士难得， 
修士良畏之。 

盖于无畏处，见为可畏惧。 


凡诸瑜伽师，皆收摄心思， 
以臻至无畏，息苦与明觉， 
及无尽安谧。 


如以吉祥草，一端取一滴， 
挹倾大海水， 

摄敛止心思，如是当无懈。 


42 


欲，乐散心思，当以方便摄， 
足于自忘境，亦唯当如是， 
自忘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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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忆念一切苦，欲，乐皆退转， 
忆念悉无生，有生乃不见。 


44 


心在自忘中，且当使醒觉， 
若在散乱境，又当使平静， 
而此中间境，当知欲潜在。 
若臻至平等，不当使复动。 


45 


此中乐勿耽，当以智离执。 
心思已不动，又似驰外物。 
则当勤精进，与“自我”合一。 


时若心不忘，亦不复散乱， 
无扰无现似，时则成大梵。 


47 


为自在，平安，是同于寂灭， 
为非可言表，为至上福乐， 
无生以无生，以所知遍智， 
智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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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情命未尝生，无其生起者， 
此至上 真理： 了无所生起。 

第四卷 


皈敬人中尊，智如太空者， 
能所知不二，知有情空似。 


我唯皈敬此，名无触瑜伽， 
利乐众生者;无争亦无违， 
经教所示者。 


有论师谓 言:“ 唯有有变是” 
他论师 则谓: “非有乃变是”。 
相互成争论。 


4 


“已有者不生”，“无有者不生”， 
如是互争论，实成无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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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说无生，我辈随欣喜， 
而不与争论，请听我辈言: 
无争成就义。 


论师立义言，无生法生起。 
不生不灭法，如何人有死? 


永生者无死，有死无永生， 
事物非如何，可异其自性。 


自性永生法，乃人乎有死， 
造作是永生，永性如何立? 


9 

当知“自性”者，自以之成就， 
为自之本性，俱生，非造作， 
不弃自体者。 


10 


凡诸有情命，自性离生死， 
自思有生死，遂尔堕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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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说因即是果，谓因生为果。 
既生奚不生？可分如何常? 


12 


若果不异因，则果必不斗:， 
而因既生果，如何因常住? 


13 


无生因能生，唯此无同喻。 
有生乃生果，则堕无穷过。 


14 


说果为因始，说因为果始， 
如何说因果，二者皆无始? 


15 


说果为因始，说因为果始。 
如是而生起，是犹子生父。 


16 


说因果生起，必说依次第， 
若同时生起，则必无联系， 
如牛生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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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若因由果起，汝因不极成。 
因既+极成，如何而生果? 


18 


成因若由果，成果又由因， 
何者为先立，成就所依者? 


19 


无能，不周知，又次第颠倒， 
如是遍成就，“无生”智者理。 


喻谓种子，芽，能立犹待成， 
待成能立因，无用成宗义。 


21 

前后不周知，足明“无生”义。 
法若从因生，前者奚不摄？ 


22 


了无从自生，或从他生物， 

有，非有，或俱，无何物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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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始因不生，果非由自性， 
是为无始者，亦必为无生。 


24 


能知必有因，非是俱不成， 
又有得烦恼，依他必为有。 
说有思如是。 


25 


能知必有因，顺理观 为有; 
外物因非因，由见物实性。 


26 


心思非接物，非接似物境， 
物境非实有;故物境现似， 
非离心别有。 


27 


外物因三时，常非与心接， 
若无妄倒因，如何成妄倒? 


28 


是故心不生，心思见 不生; 
彼等见生起，于空见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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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不生者而生，无生为自性。 
事物非如何，可异其自性。 


30 


生死之相续，无始必无终。 
解脱有其始，无终必无有。 


31 


始终皆无有，中间亦必无， 
所见如幻有，相现非幻有。 


32 


醒境事有用，梦中则相违， 
俱有始卒故，可知俱幻有。 


33 


梦中诸法妄，身中所见故。 
有限封域中，事物何由见? 


34 


行旅成游观，时间不相合， 
及至醒觉时，梦处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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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与朋友谋议，醒觉皆 成虚; 
若有所摄持，觉时亦不见。 


36 


梦中身非实，见此异身是。 
凡心思所见，是皆无有实， 
有如此身是。 


37 


所摄如醒境，故谓为梦因。 
是故醒所摄，唯于梦者实。 


38 


生起不极成，故一切无生， 
无有非实者，从有实生起。 


39 


醒境见非真，梦中见为是， 
梦见亦非真，醒中不复见。 


40 


非真者非有，非真者为因。 
亦如真者无，非真者为因。 
亦无有真者，为真者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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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真者，为非真者因? 


41 


如在醒境中，由于妄倒故， 
非可思议者，感为真 实有; 
如是在梦中，由妄倒故见， 
唯是处有法。 


42 


论师说实有，由所知见故， 
为所修持故，常畏无 生说; 
是故明智者，亦说有生起。 


43 


彼等惧无生，由所知见故， 
不许无生义。 

有生义之过，于彼等无缚， 
虽过亦微小。 


44 


由所知见故，由应实事故， 
如说幻有象； 

由所知见故，由应实事故， 
如说实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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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生为现似，动转为现似， 
实有为现似，识本无有生， 
无动，无实性，是平静不二。 


46 


如是心非生，如是法不生， 
唯如是知者，不堕人妄倒。 


47 


如火花摇动，现似为直，圆， 
如是识摇动，似能见所见。 


48 


火花不摇动，无现似无生， 
如识不摇动，无生无现似。 


49 


火花动摇际，相非他处起， 
火花不摇时，相非入火花， 
亦非往何处。 


50 


相非出火花，非属实性故 ； 
于识亦如是。现似非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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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识在动摇际，相非他处起， 
识不动摇时，相非往何处， 
亦不入识内。 


52 


相非出自识，非属实性故， 
非因果性故，常不可思议。 


53 


实可为实因； 

非实者或是,他非实者因。 
无有情命实，异实亦非是。 


54 


法非由心生，心非由法生， 
如是牟尼说，因果无生义。 


55 


若信因果时，时则因果起， 
若因果执除，无有因果起。 


56 


若信因果时，生死相续来。 
若因果执除，生死相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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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万有由惑生，故无永恒物。 
如真性无生，故无有断灭。 


说诸法有生，无生是 如实; 
有生摩耶喻，摩耶又非有。 


譬如幻有种，出生幻有芽， 
此芽非永久，亦非可坏灭。 
于诸法可喻。 


一切法不生，常性无常性， 
皆无可称述。 

彼处无色相，是处无辨识。 


是如在梦中，心由摩耶转， 
现似为有二。 

如是在醒中，心由摩耶转， 
现似为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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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心思原不二，梦中现为二， 
于此为无疑。 

如是不二者，醒中现为二， 
于此亦无疑。 


63 


梦者在梦中，游行于十方， 
常见卵，湿生。 


64 


乃是梦中人，心思之所见， 
非离之别有。 

如是所见者， 

乃梦者心境，此义故当许。 


65 


醒者于醒中，游行于十方， 
常见卵、湿生。 


66 


乃是醒中人，心思之所见, 
非离之别有。 

如是所见者， 

乃醒者心境，此义故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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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二者互为见，此无彼何有? 
自相二俱空，唯由心思摄。 


如梦成情命，有生亦有死， 
如凡此情命，既有又无有。 


摩耶成情命，有生亦有死， 
如凡此情命，既有又无有。 


幻术化情命，有生亦有死， 
如凡此情命，既有又无有。 


无有情命生，无有情命起， 
此最上真理，了无生起者。 


72 


是唯心动成，如能所摄二。 
心思无对境，故说常，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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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思惑此为有，上义谛则无， 
依他惑为有，如上义亦无。 


74 


由思惑所成，说是无生者， 
如超上义谛，无生亦非是。 
依他道所立，惑彼为生起。 


75 


无有强执有，是处实无二。 


既知无有二，无因无有生。 


76 


时若心不得，上下中等因， 
时则心不生，无因有何果? 


77 


无因心无生，是圆满不二， 
凡有皆无生，心思所见故。 


78 


明知无因性，为至上真理， 
亦不得他因， 

无忧亦无欲，无畏臻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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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无有强执有，心驰此等物， 
若知物非有，无着乃旋复。 


心思既不着，不驰不动转， 
时则为坚定， 

此是智者境，等，无生，不二。 


无生，无睡梦，自体发光明， 
此法永光耀，是根本自性。 


82 

由分别法执，“主”常易蔽隐， 
而常难显了。 


83 


说有，说非有，或说有非有， 
或非有亦无，动不动，俱故， 
毕竟无有故，童竖昧于彼。 


84 


执持此四说，彼乃常蔽隐。 
自我皆无触。见此成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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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已得大全智，圆满大梵道， 
不二，无终，始，亦无中间境。 

86 


此是梵行戒，称定亦自成， 
自然成克制，自性柔调故， 
人如是知者，乃得臻平静。 


有物境为缘，说为有对待， 
是即世俗境； 

无物境为缘，说为纯净境， 
是即世俗境。 


88 


无物无为缘，说为最上界， 

知，所知，能知，智者所常说。 

89 


依次自明知，与三分所知， 
则成大智慧，此世遍一切， 
为一切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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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最先所 当明: 为所当弃者。 
为所当知者，所当臻至者， 
潜熟当除者。 

所知在他处，余三皆想成。 


91 


当知一切法，自性皆如空， 
亦复无有始。 

无有殊异性， 

任时处皆尔。 


92 


一切法自性，皆原始明觉， 
决定义无变。 

人如是能忍，乃堪人永生。 


93 


一切法自性，自始皆平静， 
不起，唯自如，平等，无判分。 
故常在“自我”，无生，同一性。 

94 


常依倚分别,清净必无有。 
汩没于分别，坚执殊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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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此等人，为可怜悯者。 


95 


无生，同一性，其中决定知， 
斯人在世间，乃为大智者。 
世俗不知此。 


96 


无生情命中，不生，无缘系， 
此智称无着，无所缘系故。 


97 


若昧决定义，谓有异法生， 
虽属极微渺， 

则永非无着， 

云胡除障蔽？ 


98 


—切法自性，清净无障蔽， 
自始为明觉，如其为解脱， 
然而智者说，情命当明觉。 


99 


智者智全明，非属外物境， 
智如一切法，此非佛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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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既知此难见，至深无生法， 
同一，全光明，非殊异性道。 
我辈当尽力，于彼皈诚敬。 



自我奥义书® 

(Atma Up.) 


①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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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黎！晻！ 

鸯耆罗娑(如是言）： 

人者三分，外自我，内自我，与超上自我也。 

有皮肤，骨肉，毛发，手指，足趾，背脊，指甲，踝骨，腹，脐，生殖根， 
臀，股，颐，耳，眉，额，臂，胁，头，脉，眼，……有生与死者，财卜自我也。 

其次，内 自我： 

(以识)地，水，火，风，空，贪，嗔，乐，苦，欲，痴，妄想等记忆为 
相； （由言语）， —— 以高音，低音，短音，长音，引音，咳音，吼音，爆 
发音， ^由戏乐，舞蹈，歌唱，奏乐，昏倒，欠伸，……为闻者，嗅 
者，尝者，思者，知者，作者，为智成我，为神我，而知分别古事记，因 
明，观察论，法论，（且知分别)闻，嗅，引取诸业者，是名内自我。 

其次超上自我者，以“晻”声诸音而当敬者也。人以制气，敛 
识，持意，静虑，三摩地，瑜伽，比景而思为内自我。是如无花果之 
子®，如黍中之实 ® ，如发端十万分之一 ® ，是可得也，然不可得而 
知也。无生也，无灭也®，不枯干也 © ，不濡湿也。不可焚 © ，不动 


① 参《唱书》六，十二， --- 。 

② 参《唱书》 三 ，十四 ，三。 

③ 参《白书》五，九。 

④ 参《羯书》 二， 十八。 

⑤ 参《唱书》六，十 二。 

⑥ 参《唱书》六，十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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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六问书》五，六。 

参《唱书》六，十二，一。 
参《梵歌》二，二十三。 
参《白书》六，十一。 

参《白书》六，十九。 

参《弥书》六，三十。 

参《白书》一，十六。 


摇①，不可破②，不可断③，是无功德而为见证者也④。 

此为纯洁而无肢体之自我，为绝待，为微妙，无分，无尘 ® ，无 
转变⑥，无声，触，色，味，香，离分别,离欲望，为遍漫®，为不可思 
议，无可相状，非纯洁者皆纯洁化之;彼无为，亦无生死轮回也。 

“自我”之知觉，福乐且纯洁 
唯一，无有二，恒常，以梵相 
独全大梵显， 

2 

虽现世界相，此唯大梵显。 

明，无明 等分; 有，无等斯别， 

师徒分别等，是唯大梵现。 

3 

大梵全、纯洁，在真性所见。 

4 

非明、非无明，非此、非 彼世； 

由于真性故，现有此世界， 

生死轮 回转； 


①②③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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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真性故，现无轮回转。 

“此即是一瓶”知见成决定， 
谁更待推理，而求此瓶认？ 


虽无极妙量，可知此句义； 
“此即是自我”，常为极 成事; 
于量卓已岿。 


非待地与时，或求见清净， 

“我即是调达”，此识非待性①。 


8 


在大梵明者，知“我是大梵”， 
此知亦如是。 

如日普照世，即其光明被。 


倘非有“自我”，非真，又虚空， 
焉有其照示？ 

《韦陀》与《经论》，以及《古事记》， 


①“非待性”谓非求而知，即不待推理，不待他助，即此识知也。 nirapek - ? akam „ 




no 


万有大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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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之具足理，彼智照奚自？ 
饥身病已愈，儿童作游戏； 

11 

学者亦 如是： 

无我，无我所®，逍遥以游世； 
离欲至无欲，牟尼行独异。 

12 

常乐于“自我”，靡非“自我”立， 
虽贫恒晏如，无友见大力。 


13 

无食亦常乐，无等平等观， 

有为固无为，受非受已欢 ®。 

14 


有身若无身，有止@仍遍去， 
傥得常无身，梵明在何处？ 


① “我所”即我之所有，所为等等。 

② 第四句原义径直为“受果非受果”，受谓孪受。 

③ “止”谓范限，禁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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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憎两无触，美、丑同不与。 
如日黑暗吞，光明未遭蚀； 


称被吞食者，事相迷 不识; 
乃最明梵人，傥解身见惑。 


愚者见有身，由见似身对; 
如蛇委蜕去，此解脱身在。 


稍以生命息，随处漫游履， 
如木随水漂，浮沉任依止。 

19 

身唯任神导，如被死亡食， 

幽、明道已舍，独以“自我”立。 

20 


此梵明尊者，自唯是福乐， 
当体即如是，生常了无缚， 
是最明梵道，已成办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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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幻妄①已消灭，大梵唯独真， 
往归不二者;如为午戏人， 

衣饰是真、似，有、无俱可论。 


22 

最胜明梵者，常为梵 无他； 
如瓶若破碎，空自还为空。 

23 


如是幻妄消，梵明者唯梵， 
如乳投于乳，油、水投油、水， 


24 


合而化为一，牟尼“自我”明， 
遂合入“自我”，如是无身成， 
独离，唯真性，无分自圆盈。 


25 


既臻大梵体 © ，生死无还沦， 
真“自我”性智，梵无明等身。 


① 此处“幻妄”，通常译曰“幻加”，或“外加 ' 

② 此“体” ( bh 〜 a ) 字本义是“有”,亦是“性”。故此“体”字只可取抽象义。“身” 
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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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既与梵为一，何由有梵起？ 
由幻 © 乃能有，束缚与解脱， 
论于真实理，在自俱非有。 


有如绳不动，似蛇相亦失； 

真，似两非有，说为缚与脱©。 


28 


孰非大梵存？他无故本有。 
有者因缘有，彼彼实非有。 


唯合智功能，非是常属实， 
是故因幻起，束缚与 解脱； 
在于“自我”中，二者俱无有。 


30 


无分，亦无为;和平，无垢病， 
无尘，无 有二; 超上，如实性， 
是有如太空，构想何由证？ 


① “幻”即“摩耶”。 

② 此古喻见麻绳疑蛇，真蛇固无，似蛇相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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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无灭，亦 无起; 无缚，亦无修， 
非已得解脱，非愿解脱求， 
此乃真谛理， 


《奥义书》斯留。 
晻！赫黎！ 

晻！彼也真也! 




菁华奥义书 ® 


(Sarvasara Up.) 


①属《阿他婆 韦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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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缠缚？云何解脱？云何明？云何无明？ 

醒，梦，熟眠，及第四者，何也？ 

食成，气成，思成，智成，乐成(韬笥)者，何也？ 

作者，耆婆，知田者，见证者，磐安者，内主者，何也？ 

内中自我，超上自我，自我，与摩耶，何也 ®? 

“自我”者，自在主也。人有以躯体等“非自我”为“自我”者，此 
为谬见 ®， 乃“自我”之缠缚。 

灭此谬见，是为解脱。 

成此谬见者，无明，由之而此谬见得灭者，明也。 

时若十四根 ® 始于末那者，充分开展，为太阳神等所助，与粗 
重境如声等相缘，时则为“自我”之醒境。 

若醒之习气 ® 皆遣，唯由四根，虽无声等，而得习气所成声等， 


① 以上总二十三问。 

② “谬见” (abhirmna)， 佛典中译为“增上慢”，在此译作“谬见”，较允。 

③ “十四根”为“末那，布提，契多，我慢，五知根，五作业根”。契多别为一根，参 
《六问书》四，八。有“主神” (Devata) 主持眼识等，亦古说，然稍详于密乘。 

④ “习气” (VSsana), 今言“印象”。四根即上注之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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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为“自我”之梦境。 

时十四根之用①皆息，殊异识®无有，是谓“自我”之熟眠。 
三境③皆有故，“自我”对之为见证者，于自则有无倶遣，无间 
而为一，时则此灵明者称第四者 ® 。 

食物所成之六事⑤所集，是之谓食成筍 © 。 

时若“般纳”等十四气⑦，行于食成韬笥中，时则称为气成笥。 

时若“自我”与此二韬笥相结，由末那等⑧四根，作声等境思惟 
等法，时则谓之思成筍。 

时若“自我”与此三韬笥相结，知人乎此®之异同而显现焉，时 


① “之用 ”二字 足成。 

② “殊异识”谓殊异境之所识。 

在《百二十集》以上为第一节。 

③ “三境”谓醒、梦、熟眠。 

④ 诸本于此段文异，又互异,然此本简明。 

⑤ “六事”,“亊”原文是“俱舍”，谓骨、髓、脂、皮、肉、血。 

⑥ Kola ， 音翮“俱舍”。此译“笥”或“韬笥”，有时译“箾”，如刀之函于箾中也。五 
者层层相涵，是即五身。 

⑦ “卜四气”为：上气 （ prapa ); 下气 （ apSna ); 周气 （ vySna ); 魂气 （ udjina ); 平气 
( samana ) ;呻气 ( naga ) ;瞬气 （ kurma ) ;生饥气气 （ kykara ) ;欠伸气 （ devadatta ) ;身本气 
( dhananjaya 〉 ；敌语气？ （ vairamdhapa ) ;居 口气？ （ sth 如 amukhya ) 丨光气 （ pradyota ) ;元 
气(原真气， prakjta ) 

⑧ “末那等”即末那，布提，契多 < 我慢。 

⑨ “知人乎此”，“此”谓上颂之“作思惟等法”，谓同异性皆安立其上，故曰“人 
乎”。——“自我”为同异性之知者而出现，时则谓之智成者。 



则谓之智成筍。 


菁华奥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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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韬筍者，皆以“自我”为因，如无花果芽中，秘有无花果 
树，——时若其在此智 ® 中， B 寸则谓之乐成韬筍。 

作者，身内依于苦乐之知者也。时于可欲境知乐为乐知，于不 
可欲之境知苦为苦知。声，触，色，味，香，苦乐之因也。 

随善恶业，得身相续之合，而作为如不得身相合，时为此见，时 
与此身相系故也。——是谓耆婆©。 

末那及其余 ®， 上气及其余④，萨埵性及其余 ©，愿 望及其 
余©，善及其余⑦，——此为五汇。持此五汇者，无“自我”变是之 
知则不灭。“自我”当前故，似为常性，是于“自我”之外加，是即相 
身，是心之结。而灵明于此中显耀者，则曰“知田者”⑧。 


① 上一颂“智”，原文 Vi 师 na , 义亦摄识。此颂“智”字，原文碑 na , 即“知觉”。 

② “香婆”，即个人生命心灵，流转生死，故曰“得身相续之合”，盖弃此身己，来生 
另得一身，此随善业或恶业而转。然常人罕有不执此身体即是生命者，故曰“相系”，是 
其见为谬见。另本称之为 adhyssi , “被蒙蔽者”。 

③ “末那及其余”，谓末那等四。 

④ “ h 气及其余”，谓上气等五。 

⑤ “萨埵性及其余”，谓萨埵，剌阇，答摩三性。 

⑥ “愿望及其余”，此有 三说： 

1•据《大林书》一，五，三，为欲窜，妄想，疑惑，信，不信，坚定，不坚定，羞恶，智识， 
畏惧。 

2•据《大 梵经》 商羯罗疏，为贪（此译愿望），嗔，乐，苦《 (佛典中此与瞋（摄恚）同 

列）。 

3 .据《瑜伽经》一-，三，为无明，嗔，贪，执。 

⑦ “善及其余”，谓“善，不善，知，种子”。（佛典中辄言善，不善，无记)。 

⑧ 在《百二十集》以 h 为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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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者，知，所知”之显、隐，于自则如此显、隐俱无，自是光 
明，彼谓之“见证者”。 

时若由大梵以下，至于蝼蚁，在一切有生命者之慧中，无分 
别®得见,如其在一切有生命者之慧中安立，时则谓之磐安者©。 

为磐安者等所属诸多分别之得自相因，贯…切田，如线索之贯 
珠颗，“自我”如是显现，时则谓之内主者③。 

凡外加皆解，有如精金，唯以灵明为自相而自立，时若“自我” 
如是显现，在(“汝为彼”句中)“汝”字所表者，是谓“内中自我”@。 

大梵者，真也，智也，无极也，阿难陀也。 

真者，不灭 者也; 若名，地，时，事，因皆灭，而彼 不灭； 此不灭 
者，谓之真。 

智者，起、灭倶无，是为灵明，是之谓智©。 

无极者 © ，如泥于泥之制，金于金之制，纱于布之织，于始于非 
显了者之宇宙创造，先在而遍漫，为昭明者,是之谓无极。 


① “无分别”，另义亦“无殊胜”，即无例外也。 

② “磐安者” ( ku ^ stha )， 义亦“至上安立者”。 

③ “内主者” ( antaryamin )， 即内中之主宰。 

④ “内中自我” (pra t yag 5 tma ) ， 亦即“个别自我”，参《羯书》二 ，一， 一 。 

⑤ 在《百二十集》以上为第=节。 

⑥ “无极者” Unanta ), 亦称“永恒者”。今言“无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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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陀者®，善美 © 、灵明之自相，无量无边极乐之海，无有殊 
胜，唯是善美，是之谓阿难陀。 

以此四者③为相，在地，时，事，因皆不变转，在（“汝为彼”句 
中)“彼”字所表者，是谓超上自我，亦曰超上大梵。 

“汝”字义，属外加性者 © ，“彼”字义，属外加性者，其相⑤与之 
异，如太空，遍漫，微妙，绝待，唯是真性，是“为”字义，自体光明，是 
谓自我。又非“彼”字义谓之自我@。 

无始而有终者 ® ，于量、非量同等者⑧，非是，非非是，非是非 
是者 ® ，状 ® 其为自自®无变异 © 而起变异之因，则非是也，无所相 
状，则是也。此诸相皆空者，摩耶也⑬。 

(在《百二十集》，以上为第四节。末云：） 

“如是，阿他婆韦陀”类“《一切菁华奥义书》止此”。 


① “阿难陀” ( anaiida )， 义为“极乐”，唐译“庆喜”,甚拙。 

② “善美”姑译 sukha ，字义原是乐“乐”。克实当译为“乐者，乐也”。近于无谓。 

③ “四者”，谓真，智，无极，极乐。 

④ 属外加性 ( aupSdhika ), 外加即是假有，亦译幻加或妄加。 

⑤ “其相”谓“自我”之相。 

⑥ 此段诸本雅有同异。似此本如文如义，皆较简明。 

⑦ 摩耶以无明为性,故无始，•证真断妄,则终，故曰“无始而有终”。 

⑧ 以摩耶而论，非量为幻，即正量亦幻也，故 H 同等。 

⑨ “是”亦可曰“有”，曰“真”。 ••是 非是”义为“亦是亦非是”。 

⑩ “状”，相状，今言想像。 

⑪“自自”非重文，第一 “自”字谓“从”;第二 “ ft ” 字谓“自体”。 

⑫“变异”今亦町言“成作”或“创造”。 

⑬“摩耶”尚有其他释，或谓为“根本自性” （ Malaprakrti )， 或谓为“功德平等” 
( Gupa - Simya ) ,即三德平衡宇宙“大熟眠”境。诸说皆此本所无，姑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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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d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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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诸天与仙人，皆问大梵言： 
“死者供糍饭，何由享赛飧? 
皆无心识云。 


五大所成身,卒已返本原， 
五者还 五处； 

飞鸿 ® 舍身逝，何处犹留存”? 


(大梵乃答言:“已逝之轻鸿，) 
三日居水中，=日居火中， 
三日人 空中，一口行风中， 


供第一糍团，诸分随聚结， 
供之以第二，乃生肉、皮、血; 


①“飞鸿” 8卩“心灵” ( h ansa ), 音翻“汉萨”或“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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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供以第三，智慧乃生起， 
及供以第四，乃生骨 与髓; 


6 

及供以第五，手、指、头、口作， 
及供以第六，乃生心、喉、颚。 

7 


及供以第七,乃生长寿力， 
及供以第八，长育言 语力; 


及供以第九，诸根皆具备， 
及供以第十，生力流行致。 

以施糍饭团，身遂团团起。 

赫黎！晻！ 


《阿他婆韦陀》属《糍供奥义书》 



生气火祀奥义 书® 

(Pranagnihotr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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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赫黎！晻！ 

于是，凡《奥义书》之菁华，度脱生死轮回之知识，食物之经，身 
中之献祀①，——我辈当说明矣。 

唯在此凡人身体中，虽无火祀礼，虽无僧怯与瑜伽之学，亦有 
脱出轮回之道焉。故宜遵自守之仪法，以食物倾地上，而诵“蔬药” 
等三咒，随诵“食物之主兮”二咒，咒曰： 

(蔬药多百种，见在“梭摩”城 ®。） 

璧赫斯钵底，所曾创生出， 

愿其护我辈，无有于苦疾 


有果或无果，有花或无花， 
璧赫斯钵底，所曾创生出， 
愿其护我辈，无有于苦疾。 


新雨既沾足，我擷此蔬药， 


① 参《唱书》五，十九至二十四章。 

② “梭摩城”，梭摩本植物名;然谓 此为‘ ‘月光城”亦无不可„采药常在月下云。 

③ 初二句即《黎俱 韦陀》 十，九七，十八。后二句，见《黎俱韦陀》十，九七，十五。 
全颂见《阿他婆 韦陀》 六，九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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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新生力，束之献于汝； 
俾汝得长寿，怖驱恶罗刹①。 


4 


食物之主兮！与我辈以食， 
有裨益健康，善增上气力； 
供养献祀人，增进而不已， 
施我辈生力，二足、四足者©。 


若我食多物，于体中有违； 
乃诸楼达罗 ® ，或诸毗舍遮 ®， 
所已先 尝者； 

凡此伊商那⑤，使我得无畏， 
化之为福乐，伊商那娑诃！ 

万物之内中，汝游于其间， 
在心深秘穴，又面对诸方。 


汝为所奉献者，汝为大梵神，汝为楼达罗，汝为维师鲁，汝为 


① 第一句从此本作 navSri # m ， 是。另本作 naghar ^ a ; 或作 naghari 碎，以之为一 
植物名，非，但 此本下 又作 mate 者，误，当作 S te badhnami 。 下半颂作 y § ta ayur 
upaharat 者，是。 

② 我辈二足者，人;四足者，牛羊。 

③ 楼达罗为可怖之神。 

④ 毗舍遮为食肉之鬼。 

⑤ 伊商那即神主。 



“婆沙”①之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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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真元，甘露，大梵！ 

补！颇婆！娑涡！南无诃 ®! 

地以水而洁，洁已更洁我， 

梵主®洁大梵，洁已更洁我。 

我所弃不食，或我之恶行， 

及恶人所与®，一切水洗净。 

水乎！汝为甘露，为甘露之源 © ，我奉献甘露于生命之气息， 
在此世间®汝得我辈之保育。 

献与上气，娑诃！献与下气，娑诃！献与充周气，娑诃！献与 
平气，娑诃！献与元气，娑诃！ 

如是。以小指与拇指献与上气，以无名指献与下气，以中指献 


① “婆沙” (vajat), 乃斟灌时倾一杓于火，则呼某神名，继呼此语。如“因陀罗 
耶，婆沙!”即有如“尚享!” 

② 参 《弥 书》六，三五。 

③ “梵主”， Brahma^iaspatib 义译。 

④ “所与”，原文作 pratigraham 者，是。余本作 graham svam 或 grham tvam ， 皆 
非。 

⑤ 此从另本 apomftastvamj " to , 得初二句。 

“源”字稍变原义。 upastaraoam 本义为“铺垫”，如食前啜水少许，此所以润喉舌 
者，为食物之承托也。今就甘露而言，故谓之“源”。 

⑥ “在世间” ( ama ) 原义亦“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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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充周气，以诸指献与元气，以食指献与平气①。 

于是默然以一灌献于唯一金仙(太阳）。 

以二灌献于东火(在 口）。 

以一灌献于南火(在心）。 

以一灌献于家主火(在脐）。 

以一灌献于忏悔火(在脐下)②。 

(而祝水曰：） 

“汝为盖藏，以永生性故!”®遂漱口，再掬水再漱口。乃以左 
手掬水④，按于心上， 祝曰： 

生命气息火，五气所围绕， 

乃超上自我； 

众生施无畏，而我任何时， 

不再生转世。 

第二分 

汝为全宇宙，汝为宇宙人， 

持载万形色，自汝创生者。 

① 此皆以指滴水或酥油而言。 

“献与，，作 juhoti 者，较佳。 

② 德文译本所据本，在此分段，以已上为第-章。 

③ “以永生性故”德文译作 Zur Unsterblichkeit decke ich dich dariibei ■，则所据原 
文当是 amrtatvayopadadhamiti ， 不如此本。 

④ “以左手檐水”，此本作 pra 與 v & po , 误。杜森改正为 p 绅 au 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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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汝为大梵永生者之处，一切灌献皆归于汝矣！ 

彼神大仁道，安立大指端， 

我以水洒之，赐我以永生①。 

此，唯“自我”也。当静虑之。“我以火祀礼祀此”。唯此为一 
切之子。 

于是，使此献祀周流，乃将所奉献者献于己身，（而自思 惟）： 
“我使此献祀周流 ® 矣”。 

且火有其四，其名为何耶？ 

于此有名“太阳火”者，为日轮形，千光周绕，为唯一仙人，居头 
顶上，故名。 

有名“见火”者，四方形，是为东火，居于口中。 

有名“身火者”，促进消科，攻剿所奉献之食物。为半月形，化 
为南火，居于心中。 

于此有名“脏火”者，凡所食，所饮，所舔，所嚼者，皆烹炊透熟， 
是为“家主火”而处于脐。 

“忏悔火”在其下，横斜而三（气脉贯之），以月光为生殖 
之事@。 


① 此颂第四节原文重迭，作 so ’ syante amftay § mi " tayonau ， 音节已多，故知 破敝； 
义是“(赐我以)指末端处之永生永生藏中”。无谓 t 

② “周流”谓行动周转。 

③ 旧注谓月轮在头顶，其光随气脉下而为精液，生殖根在此“忏悔火”炉中，下注 
于炉中之精液，因生气而上行，与女子合而生人。故谓人身为“火”与“月光”所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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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 


于此身之祀礼，以牲栓、胃索而为庄严者， 
谁为献祭主耶？ 

谁为主妇？ 

谁为主祭司? ® 

谁为助祭司？ 

何者祭器？ 

何者所奉献? ® 

何者祭掸？ 

何者北火掸？ 

何者祭皿?③ 

何者车？ 

何者牺牲？ 

谁为承务司？④ 

谁为诵赞司？ （ hotar ) 

谁为梵祭司助理？ ( brahmanacchansin ) 
谁为承务司助理？ ( pratiprasthatar ) 

谁为高唱司助理？ ( prastotar ) 


① nvijati , 唱《黎 俱褚。 

② 谓所奉之食。 

③ dro ^ akalak , 为一种祭盂，盛“梭摩”液者。 

④ adhvaryu , 其事为度地，筑掸，布置祭器，拾柴取水，发火牵牲而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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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诵赞司助理？ （ maitr ^ vartnia ) 

谁为高唱司？ （ udg § tar ) 

谁为川导清洁司？ ( dharapotar ) 

何者荐草？ 

何者杓？ 

何者酥罐？ 

何者双灌？ 

何者双酥分? ® 

何者初献？ 

何者后献？ 

何者乳献? © 

何者读赞？ 

何者商优颂?③ 

何者不害?④ 

何者神母献？ 

何者牲栓？ 

何者冒索？ 

何者斟灌？ 

何者赆施?⑤ 

何者毕祀浴？ 

(注 :以 上三十六问，诸本次序不同，兹据“百二十集”。) 


① 分奉“梭摩”与“阿祇尼”者。 

② i 啦，此为亚献，在初、后二献之间》 

® ^ aftyuvaka ， 商优为护祭坛之神。 

④ 念咒有宇音之误，必于祀主有害，故有不害之法。 

⑤ 即藏事后赠诸祭司之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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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 

于此身之祀礼，以牲栓、胃索而为庄严者， 
自我，献祭之主也。 

智 （ buddhi )， 主妇也。 

《韦陀》，大主祭司也。 

我慢，助祭司也。 

心思 （ cittam ) ，诵赞司也。 

上气，梵祭司助理也。 

尸气，承务司助理也。 

周气，高唱司助理也。 

平气，诵赞司助理也。 

元气，高唱司也。 

身体，祭掸也。 

鼻，北火掸也。 

头，祭皿也。 

足，车也。 

右手，杓也。 

左手，酥罐也。 

两耳，双灌也。 

两0，双酥分也。 

颈项，川导清洁司也。 

诸唯景 ( tanmatra ) ，助祭司也。 

大种，初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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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后献也。① 

舌，乳献也。 

唇齿，读赞也。 

颚，商优颂也。 

记忆，慈爱，坚忍，不害，（四)神母献也。 

“晻”声，牲栓也。 

希望，胃索也。 

意，车也。 

欲念，牺牲也。 

发，荐草也。 

诸知识根，祭器也。 

诸作业根，所奉献也。 

不害，斟灌也。 

弃绝，赆施也。 

毕祀之浴，死后随之矣。 

(注 :所 答次序不同。“车”，重 出; “不害”重出一一而“不害”之 
问亦未答。——此乃纯据数论哲学而为言。故当参《金七十论》）。 

一切诸天神，皆萃此身中。 

若人身逝世，在贝纳尼斯， 

或读此圣书， 

尽止此一生，乃以得解脱。 

乃以得解脱。 


①另本作 bhataguo ^, 义为诸大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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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奥义书》也。 

赫黎！晻！ 

此也真也！ 

晻！ 

《生气火祀奥义书》止。 




智顶奥义书 ® 

(Mantrik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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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八足 ® 辉光耀，天鸿②系三经③, 
微妙永无绝， H 道余明灵， 

遍面皆从见，而人见冥冥©。 


万物混成时，黑暗随神 祛⑤； 
乃见彼在内，萨埵性中居， 
彼自无功德，竟藏功德©闾©。 


① “八足”，八方也= 

② “天鸿”或“飞鸿”，“自我”也， 

③ 经”，三线也。即“三道”,谓萨埵，剌阇，答摩三性也。在“鸿”则喻为经，在 
f ! 我”则说为道。 

④ “而人见冥冥”，义为“而人不见彼”。 

此颂德文译本颇多异处，必原文甚不相同。 

据彼则第三句为“不朽摩尼珠”，则增其一喻。 

第四名为 F 半颂初半，则当译为“二叠游辉荧”。 

虽然，从此本是。 

⑤ “祛”，原文义是“破”。 

⑥ “功德”即三性。 

⑦ “间”，原文义是“窟穴”。 

原本 vaikharc 无义，必是 vaisv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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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是无如何，于彼或能睹， 
如婴儿哺乳。转变之乳母， 
无知现八相，无生坚定主①。 


怀之哺 ® 以乳，舒散更迫急， 
为神我故生，宇宙由此立③。 


声如牝牛鸣 ® ，变化万物母， 
色白，黑，且赤©， 

流乳满诸愿，皆是由神主。 


① 第三句此本作 dhySyamSnab, 义为婴童作“静虑”，则与下半颂义不相涉 t 作 
dhayamanab 者，“哺乳”，“饮乳”，义是。 

“无知”义即“无明”，“尤明”一名词之确定及普遍化，时代在后。观德文译本似原 
亦作“ 摩耶' 

“八相”，不详。杜森谓或者是《沙恭达罗》—剧中开端一颂所说“伊 
莎”之 八相; 但该颂为文学作品，不甚可据，谓为水，火，祀者，日，月，空，地，风云。 

第二颂之“彼”谓“神我”,第三颂以婴儿为喻。 

“乳母”为转变,为无明，即 “Q 性”。“神我”非如此观，则亦无由见云。 

② “哺”作 dhiyate 者是。 

③ 此颂谓“自性”怀抱“神我”，而弥搜而激动而为之产生或创成此宇宙。 

④ “牛鸣”参 《黎 俱》一，一六四，二八，《阿他婆》九，十，六。 

⑤ “三色”参《白书》四，五。表三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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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群饮此，物境无知乳， 
独有一天神，自意兹乐取 ®。 


天神薄伽梵，威猛斯灵奇， 
何以享受之，静虑与 法仪; 
祭者常敬事，乳牛平等施。 


8 


巨灵在其间，见有美色羽， 
啄食荜拨果，一鸿独回顾， 

尊安，有敬者，家主、祭承务®。 

9 

赞之随颂赞，多唱《黎俱》师， 
善巧经论者。“罗他安多”诗③， 
以及“璧赫”唱，“三曼”七与宜©。 


① 第二句谓识感事物，“饮乳”即享受识感中之事物。 

② 此颂参《白书》四，六并注。 

“祭承务”谓祭祀中之承务助手。 

③ “罗他安多罗” ( Rathamaram ) 与“璧赫” ( B r hat ), 皆“三曼”也。 

④ “七”谓“七唱颂”也 ( sto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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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诗颂《奥义书》，称“彼”为大梵， 
名谓依 序列； 

阿他婆诸人，璧古最长子， 

如是皆诵说:一 - 


11-12 

“彼”为梵贞士®，为虏@，为柱持®， 
为老苍④，为牛⑤，为赤 © ，为余遗⑦， 
可见无巨细⑧。为生气 ® ，为时⑩， 
又为死神主⑪，为神主沙婆， 

为大自 在天; 乌揭罗，薄涡⑫， 
楼达罗，修罗，亦为阿修罗。 


① “梵贞士”见《阿他婆韦陀》十一，五。 

② “虏” (vratya〉， 贱人也。同上，十五。此本作 v r tti， 义为“有”或“动”，未从。 

③ “柱持” (stambha), 同上，十，七、八。另本作 skambha 者，义同，然较抽象，即 
宇宙无上主宰之为支持者。 

④ “老苍” (palita), 同上，九，九、十（乂《黎俱》一，一六四）。此本作 phalitas, 义为 
“果树”，末从。 

⑤ “牛”， anadvan，(iT】 上，四，卜一。 

⑥ “赤” (rohita)， 同上，十;1、一。二，三„ 

⑦ “余遗” (ucchi§ta)， 同上，十一，七。 

⑧ “可见无巨细”，另本作“璧古之典册，寅称‘彼’如斯”。 

⑨ “生气” (pr 却 a), 同上，十一，四。 . 

⑩ “时” （kMa), 同上，十九，五三，五四。 

⑪“死神主” ( Bhagav 如 m r tyub〉， 另本作“自我”,未从。 

⑫“沙婆” ( Sarva), “乌揭罗” (Ug ra )，“ 薄涡” （Bhava)， 皆神名，音翻。——同上, 
1•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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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茶钵底” ( Prajapati ) ——同上 ，二，一。 
“维罗吒” ( Vi 啕)——同上，八，九。又十。 
第二十六谛云云，参《晻书》疏，二，二十六。 
“诗颂”亦可译“诸氏”。 

参《唱书》七，二十六，二。 

凡婆罗门皆称重生者。 

第四句谓“下而衍至于静物”，如植物等。 


13 

为般茶体底①，又为维罗吒② 
为神我，为水； 

在阿他婆书，著名诗颂中， 
上主得赞美。 

14 

为第二十六③，又为增上谛， 
为第二 十七； 

此在数论中，神我无功德， 

《阿他婆》诗颂④，知彼为顶极。 

15 

数二十四谙，显了，非显了， 
说一元，二元，为三或为五⑤。 

16 

重生婆罗门 © ，智慧眼成见， 
上自大梵神，下至静物衍⑦， 


①②③④⑤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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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见唯“彼一”，神主光明遍。 

17 

宇宙万事物，交织①皆在斯， 
此即是大梵，动静双 摄持； 
逝唯往其中，归海川流驰。 


18 


万有此中逝，逝人非 显了； 
生起如浮沤，乂现为形表 ®。 


居为“知田者，此唯以 因示; 
薄伽梵如是， 

反复于他身，现为神明起。 


“大梵”“大梵”耳，有人明知此， 
如是而逝世，亦如梵道士， 
唯于此一生，寂灭往 归止； 
具足非显者，融人其中已。 

—融人其中已。 


① “交织”参《大林书》三，六。 

② “形表”义即“显厂，稍避重复云然。 

③ “知 m 者”参《薄歌》第十三章。 




舍利奥义书 ® 

(Sarfrak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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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于是论曰： 

地等诸大原素之集聚为身。① 

在身之 ® 为坚者，地 也; 流动者，水也;温暖者，火 也; 周行者， 
风也;有孔者，空也。 

耳等为知根。耳属空，皮属风，眼属火，舌属水，鼻属地。如是 
诸根依次以声、触、色、味、香为境，皆依次起于地等诸大原素者也。 

口，手，足，及下二根为业根。此等依次以语言，持取，行走，排 
泄，欲乐为事皆依次起于地等诸大原素者也④。 


① 开篇一字 athat 吨无甚 意义。诸书往往以之发端。古论师在作他种仪式之后， 
乃以此“于是”一语发讲。 

“论曰”二字译时足成。 

“大原素”根唐译当作“大种”，但“原素”二字较佳。 

② “在身之”三字，译时增文。 

③ “事”字原文亦是“境” ( vi 抖 ySh )。 译为“事”字，较允。 

④ “皆依次……”此句当是涉上文而衍，当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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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智，我执，心思，内中官能$四分也。此等依次以审度与疑 
虑，决定，贡高，我执自相为事。 

意之位在喉，志之位在面，我执之位在心，心思之位在脐。 


骨，皮，脉，毛发，肌肉……，地之一分也。 


溺，津，血，精，汗……，水之一分也。 

饥，渴，怠，痴，色欲 …… ，火之一分也。 

行动，搔爬，长大等，及开目，闭目等……，风之一分也。 


①“内中官能” BU “ 内中 T . 具”或亦可谓“内根”。 
兹表以 明之： 


今义译 

原文音翻 

作用 

处 

意 _ _ 

manas - 

审度，疑虑 

- 喉 


末那 

samkalpavikalpa 


智—— 

buddhi - 

- 决定 

-面 


布提 

abhyavasaya 


我执—— 

ahamkara 

贡髙 

—.■-一 V 已、 


阿亨伽罗 

abhimana 


心思 - 

citta - 

- 定执自相(记忆） 

脐 


契多 

avadharana 



室利阿罗频多，0有其精神哲学，其名相自成一系统，较此为缜密，所以依之起修，然于 
此四者未尝无说。 

一、 私我一无论“我执”，“慢”，皆当消除。此一寻常知觉性。 

二、 布提—— B | J “ 思惟心”,凡思惟，推理，知见，考虑，推求事物之价值等，皆其 
功能。 

三 、 契多——即寻常知觉性，摄情命心思与物理心思。实际亦表知觉性中枢之某 
物;无 定位。 

四、 末那——亦表面知觉性，此分二： 

甲、物理心思之一部分，与物理情命体相交通者。凡其从物理识感所得者，传达之 
丁-布提之某部分。 

乙、从布提接受理念与意志，而传达之于知根与业根^ 

其或言及中枢者，皆是微妙体上之中枢,与此肉体诸部位相当而已。修为，基本有 
在于使此内中官能纯洁化也(参拙译《瑜伽论》第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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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念，瞋恚，贪好，昏惑，畏惧……，空之一分也。 

声，触，色，味，香，地之功德也。 

声，触，色，味，水之功德也。 

声，触，色，火之功 德也。 

声，触，风之功德也。 

唯声，空之功德也。 

萨埵性，剌阇性，答摩性，三功德①也。 

不害,真实语，不盗，不荒淫。 

身外无长物， 

无嗔，敬师尊，纯洁，知止足， 

正直端心行， 


谦卑不自炫'，忠实无虚伪， 
信仰上帝真，不损世间物， 
当知此诸德，殊皆萨埵性。 


3 

我为作事人，我为享受者， 


我为言说者，如是起骄慢， 


①“功德” ( gupa ) 与上文“功德”原是一字，不便异译,而义实有分。通常 谓此三 
者为宇宙基本三自性，则为“德性”。 I :五者可谓“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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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大梵师，于此诸功德， 
说为剌阇性。 


4 

睡眠，与怠惰，痴暗，与贪欲， 
好色，与盗窃，…… 

明通大梵师，于此诸功德， 
说为答摩性。 


5 

萨埵性人， 上也; 剌阇性人，中 也; 答摩性人，下也①。 

真理知识，属萨 埵性； 正法知识，属剌 阇性； 冥暗盲昧，属答 
摩性@。 

醒，梦，熟眠，及第四境，是为四位。 

知根(五），业根（五），内中官能四，凡十四官聚合为用，此醒 
位也。 

唯与内中四官能相合者，梦位也。 

唯有“契多”一官为用，此熟眠位也。 


唯独有耆婆在，此第四境也。 


① 此与汉人三品论人之涵义不同。此乃生存或转牛.于上，中，下二界之谓。原 
文是“所于声”，故有此义。 

② 此谓精神真理，拔正法以上。冥暗盲昧为“非知识”。克实言之，“精神”真理， 
更超萨埵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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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开眼，或闭眼，或不开不闭眼而观于中处，在耆婆与“超上自 
我”间，此“耆婆自我”，知田者①也。——是当知也。 

五知、五业根，五生命气息， 

以及意与志， 

凡此十七者，谓之微妙体。 


6 

意、志、与我慢，空、风、火、水、地， 
八者皆自性，外此十六变。 


7 

两耳、皮、两目、舌、与鼻五者， 
下二根、手、足、语具为第十。 

8 


声与触与色，以及味与香， 
此二十三谛，是皆曰自性。 


第二十四谛，元始为冥性©。 
“神我”超上矣。 


① “知田者”,参拙译 (( 薄伽 梵软》 第十二章。 

② “冥性” ( avyakton )， 常译为“非显了者”。又谓之“元始者” ( pradhjin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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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奥义书》也。 

此真理也。 

《舍利奥义书》止此。 



频伽罗奥义书 ® 

(Paingala Up.) 


属《阿他婆韦陀》者。 




频伽罗奥义书 


157 


第一章 

有频伽罗子，师事雅若洼基夜者，一十有二年，行求入道而问 
之曰：“无上秘密之解脱道，请授我可乎?” 

雅若洼基夜 曰:“ 爱儿！太初，唯真也。彼也，为恒常解脱，为 
不变，为真理，为知觉性，为阿难陀，为圆满，亘古如斯，独一无二， 
此大梵也。 

其间如沙漠，贝壳，楹柱，水晶等中，而有水，银，人，纹痕等相， 
则有基本自性 ( mGlaprakrti ) 者，功德等平，作赤，白，黑色，非语言 
可说。所镜现者，为“见证知觉性” ( s 3 k § icaitanyam )。 基本自性又 
得其变，以萨埵性独卓，说为“非显了者”，则“复障能力” Uvar _ 
akti ) 也。所镜现者，为“自在主知觉性”。自在主为“摩耶”所依， 
为遍知，为成、住、坏之原始因，为宇宙之萌芽相。全宇宙之隐藏于 
其中者，乃使之显出。由有生者之业力，是显之如画幔展舒，及有 
生者之业力尽销，则又使之隐没。唯在彼中，宇宙万物全具，如卷 
藏之画峻也。复障能力依乎至上主(即自在主），以剌阇性独卓，由 
是而“发散能力” ( viksepasakti ) 出焉，名之曰“大”。所镜现者，为 
“金胎知觉性”。金胎监临大性，有其或显或隐之体。发散能力依 
乎金胎，以答摩性独卓，由是而“粗重能力” （ sthulasakti ) 出焉，名 
曰： “我慢”。所镜现者，“维罗吒知觉性”也。维罗吒监临我慢，有 
其显明之体，是为维师鲁，护持一切粗重体，是为元始“神我”。由 
此自我生空，由空生风，由风生火，由火生水，由水生地。其五唯量 
者(声、触、色、味、香），皆具三德。 

宇宙之胎藏(即自在主），愿望创造矣，摄答摩功德，乃欲化微 
妙唯量之原素为粗重原素。既造成有限量之原素，则一-^分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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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再分化之为四，更作五分之合，各有本原素之一分及他原素 
之一分。以此五分合成之原素，遂成无数千万之“大梵卵” 
( brahm ㈣ a ， 或可曰“大宇宙”）。一一“大梵卵”有其相合之十四世 
界， 一一 世界有其相合之圆体粗重身 ( 此可曰“小宇宙”）。彼以五 
大原素之剌阇分分而为四，乃以其三分创为五种功用之生命气息， 
而以其第四分化为业根。又以其萨埵分分而为四，以其三分合而 
为以五种功能为自体之“内中官能”，而以其第四分化为知根。萨 
埵聚积，彼化之为诸根之护神。彼安置其所创造者各于其位(原文 
为“于其卵中”)。其所创造者以彼之命令，乃弥漫大梵卵。以其命 
令，维罗吒与我慢俱，乃护持粗重诸体。以其命令，金胎护持微妙 
诸体。彼等安于其位者，非彼则弗能动作，弗能有为。彼愿望其化 
为知觉也。遂穿透大梵卵，穿透诸聚合者之头顶大梵窍，一一人乎 
其中。虽其为冥顽之物也，由是而为有知觉者，能作其自业。遍智 
之主宰，具备微少一分之摩耶，入乎个体;由此蒙蔽，遂得至于“耆 
婆”位（目卩“生命心灵”）。彼见三身①为一己也，遂得为作者、受者。 
而与醒、梦、熟眠、昏绝、死亡诸法合，生其忧恼，如辘轳汲井，如陶 
家轮，生生死死，周转无息焉。 

第二章 

于是频伽罗子问雅若洼基 夜曰： “ 一切世界创造、存持、坏灭之 
主宰，伊莎，如何而至于耆婆位耶?” 

雅若洼基夜曰 :“粗 重体，微妙体，为因体，其起源也，耆婆与自 
在主之自相也，我当分别说之，其专心一意而听也！ 


①“三身”即下章之“三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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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取五重大原素之少分，依次作成个别体与共同体之粗重 
身。头颅，皮肤，肠胃，骨骼，筋肉，指甲，皆地之一分也。血，溺，汗 
等，皆水之一分也。饥，渴，热，痴，情欲等，皆火之一分也。行走， 
提举,呼吸等，皆风之一分也。贪，嗔等，皆空之一分也。凡此之 
聚，诸业所积，与触觉等相应，在少年等人生期，为骄慢之宅，多种 
罪过所依，则此粗重身是也。 

于是伊莎取五重大原素之剌阇分三分之合，造成生命气息。 
上气，下气，周气，元气，平气，皆生命气息之所变也。呻气，瞬气， 
生饥气，欠伸气，本气，皆附属之生命气息也。心，肛门，脐，喉，四 
肢百骸，皆其所位也。自空等以剌阇功德之第四分，乃造成 业根； 
口，手，足，及下二根，皆其所变也。言说，持取，行走，排泄，享乐， 
皆其事用也。 

如是，伊莎取萨埵原素分三分之合，造成内中官能。意，志，心 
思，我慢，皆其所变也。思惟，决定，忆持，贡高，研究，皆其事用也。 
喉，面，脐，心，两眉之间，皆其所位也。彼以萨埵原素之第四分，造 
成五知根。耳，皮，眼，舌，鼻，皆其所变也。声，触，色，味，香等，皆 
其境也。方神，风神，日神，般罗契多，阿施文，婆喜宁，因陀罗，乌 
波因陀罗，蜜替豫，月神，维师鲁，四面大梵神，商波，皆诸根之护 
神也。 

其次，食成，气成，思成，智成，乐成，此五韬笥也。唯以食物之 
菁华而成，得以食物之菁华而增长，斯又消归食物菁华所成之地 
大，此食成韬笥也，是唯此粗重身。上气等五与业根俱，此气成韬 
筒也。末那与知根俱，此思成韬笥也。志与知根俱，此智成韬笥 
也。此三韬笥者，微妙身也。以“阿若那”①为自相者，乐成韬笥 


①“阿若那”，参拙译《由谁书》阿氏疏，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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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为因身也。于是知根等五，业根等五，上气等五，空等五，内 
中官能四，欲，业，冥暗——所以成此八道之城 ® 也。 

由伊莎之命令，维罗吒入乎个人分别身，乘此布提，至乎维蓍 
涡性。“毗若那阿图门” （ Vijnanatma ，智识自我），“契多婆萨 
( CidSbh ^ a , 心思光明），“维蓍涡” （ ViSva ， 宇宙遍是者），“维雅洼 
呵利科” ( Vy ^ ahMka ， 涉及幻世者），居临醒之粗重身者，行业所 
成者，——凡此，皆“维蓍涡”之别名也。 

由伊莎之命令，“素咀缆阿图门” ( SGti ^ tma ， 经线自我)入乎个 
人分别微妙身，乘此末那，至于太阇萨性。“太阇萨” ( taijasa ， 内觉 
智），“勃罗底婆兕迦” ( pr § tibh 沾 ika ， 在心思顿然显明者），梦中辨 

识者 ( svapnakalpita ， 在梦中能分辨察识者），-皆“太阇萨”之别 

名也。 

由伊莎之命令，以摩耶为外加，与非显了者俱皆者，入乎个人 
分别之为因身，至于般若性。“般若” （ prajfta ， 智慧），“阿维寝那” 
( avicchinna ， 不断者），属超上真谛者，居临熟眠者，——皆“般若” 
之别名也©。 

为非显了者之一分之无知（即无明）所蔽，此属超上真谛之 
耆婆与大梵为一，故说“汝为彼 ” （tat tvam asi ) 等言，而非说于涉 
及幻世者及顿然显明者。唯镜现于内中官能之知觉性，乃得有此 


① “八道之城” ( a ? japuram ), 谓人身，通常谓胸，顶，眼，语，意，手，膝，足 八者。 

② 以上此《奥 义书》 中皆不详。参考前《晻声奥义书疏》 ( Gau 扣抻 da - K 扣 ik 自)。简 
言之： 

维蓍涡或维罗吒即外在宇宙之“精神”； 

金胎或太阇萨即内中诸界之“精神”； 

般若或自在主，即超心知之“精神”,万物之主，最髙“自我”。参拙译《瑜伽论》第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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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之分。若其经历醒，梦，熟眼之位，乃如辘轳，似有忧悲， 
生，死。 

其次，醒，梦，熟眠，昏绝，死，——此五位也。各各具其护神之 
宠灵，以知根如闻等，摄得事境知如声等，此醒位也。此中耆婆处 
两眉中央而弥漫自顶至踵者，为全部行动之作者，如劳作，听闻等， 
而各各享受其果。其人人乎他方世界，亦唯享受其行业所贏之果。 
有如统治诸国之王，倦于政务，则由其道而入乎内中 退处; 诸根止 
息，如觉起自醒境诸行，显然有所摄知者与能摄知得之相，此梦位 
也。此中唯有维蓍涡，其醒境之经营既虚，乃臻于太阇萨性，游于 
诸气脉间，以其自有之光明，照见是熏习相之世界林林总总，亦随 
其自意乐而享受焉。唯心一官为用，熟眠境也。如乌也，倦于飞 
翔，敛其双翼，飞向其巢，耆婆亦如是，倦于醒境梦境之种种世间活 
动，乃人乎无知(之域），而享受其自有之阿难陀。如偶尔为锤、杖 
等所击，诸根之聚，如由畏惧与无知而震荡焉，有同乎死矣，则昏绝 
也。其有与醒，梦，熟眠，昏绝诸位皆异，自大梵以至于小草，于凡 
有生命者皆起其畏惧，且散坏此粗重身者，死亡位也。摄携诸业 
根、知根及其一一境，及生命气息，备具其欲望之业，而为无明及微 
妙原素所周环，耆婆遂得一他身，人乎其他世界。由前业之果既 
熟，耆婆有如蠕虫浮在漩流，唯不得休止。其在多生之末而善业圆 
熟矣，则人求解脱之愿望兴焉。时若依乎师尊，长期服事，间有得 
解其缠缚者矣。缠缚者，由无审虑，而解脱由乎审虑，是故当恒常 
审虑。破除幻加（即万物之幻见），自相及克决定。（自相即宇宙万 
物真性）。是故当恒常审虑宇宙，生命，及超上自我。若悟人耆婆 
真性与宇宙真性，则所余者唯一“各别无分”之大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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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 

于是频伽罗子进问雅若洼基 夜曰： “请随说‘大语’之解释可 

乎”？ 

雅若洼基夜曰 ：“‘ 汝为彼’，‘彼为汝’，‘汝是大梵’，‘我是大 
梵\——(凡此‘大语’），皆当研究也。 

“此中‘彼’字，表一玄秘错综 ( pSrok ? ya ^ b a kb ，即超出吾人知 
以外之多方多变者之总聚），以遍知性等为相，以幻有（即‘摩耶’ 
maya ) 为外加 ( 外加 upadhi ，义亦 4 乔装以真、智、乐为实性，（此 
处‘实性’，原文亦是‘相 ’ lak ? a 與)，宇宙之胎藏也（‘胎藏 ’ yoni ， 在 
哲学上可说为‘本因’）。 

“唯‘彼’，乃由内中官能所起之分别知，自‘我’而分别，为‘我’ 
之所缘，即‘汝’字所表者也（‘所缘’云云，今言为‘我’一概念之基 
础)。 

“外加于超上自我与情命自我之幻有与无明既除，则唯有各别 
无分之大梵，此‘彼…… 汝’ 二字所标指者也。 

“研虑此等语义，如‘汝为彼’，‘我是大梵’，……是为‘闻’ 
( sravana ) o 独寻究所闻之义，是为‘思’ （ manana )。 心思专一集中 
于当研讨之所闻所思之事义，是为‘虑’ ( nididhyasana ) 0 静虑者与 
静虑皆捐，心思与所静虑者行境为一，如镫置于无风之处，是为‘三 
摩地’ （ sam ^ lhi ) 。其时若‘自我’行境之转变皆起，然非所知，则由 
记忆而可追量。于此无始轮回中所集千万之业，唯由此而归人销 
亡。若娴熟修为，常有甘露之流千端降澍。是故最善明瑜伽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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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摩地为‘法云’①。 

“熏习之缠网，以此灭没无余。功罪之业积皆已根除，则虽前 
所未见，此等‘大语’，无碍无隐使人当前得见，如庵摩罗果之在掌 
中也。时则为情命解脱者。 

“而伊莎又愿望五分组成之物②，返化为非五分。 

“既以大梵卵及诸世界之果相，还充入其因性，于是使微妙诸 
支，业根与生命气息，知根与内中四官能，皆化而为一，凡为诸分所 
成之物，皆返合于其五原素之因，依次销地入水，销水人火，销火入 
风，销风入空，又销空入我慢，我慢入大，大入非显了者（‘大’谓 
‘智’，‘非显了者’唐译‘冥性’），非显了者人乎‘神我’。于是维罗 
吒，金胎，自在主，皆以‘外加’销除故，融人超上大梵。由五分相合 
之大原素而起，以诸业积聚而成之粗重身，由不善业销除且以善业 
圆熟故，乃返乎非五分化而以其微妙性为一，则臻于因相境 ( k ^ ra - 
narupatvam ，‘境’义是‘性’），此因遂融入‘磐安之各别自我’ （ ku-d 
astha - pratyagatma ) 0 维蓍涡，太阇萨，般若，以各所自有之‘外加’ 
销灭故，皆融人‘各别自我’。宇宙之卵，以智火并其因而俱焚，遂 
销凝于‘超上自我是故婆罗门既得等持，当常念‘彼’，‘汝 ’说言 
为一。由是‘自我’如日无云蔽，辉光赫然。 

静虑中‘自我如置瓮中镫， 

大唯似拇指，无烟火光相， 


① 佛乘中以“法云”为菩萨之第十地，据此则其名本自修瑜伽而出。“甘露”自头 
顶下注人 U ，乃修瑜伽者所常经验者,遂喻为雨从云降也。 

② “五分合” ( partcikaraoam ), 见前第一章，即五大中取其一居半，0余四大各取 
八分之一，合为一物。 

③ “中自我”谓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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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中自辉射，磐安永 无灭; 
如是作静虑，彼等及牟尼， 
至熟眠而止，至死而后已; 


当知其人是，情命解脱者， 
彼为有福德，所作已办者。 
情命解脱道，乃亦舍弃已， 
自身得全灭，斯其人得人， 
无身解脱性，如风之不动 ®。 


则其所余者，乃唯得彼一， 
为无声、无触，无色、亦无灭， 
亦如无味、香，恒常、无始卒， 
超大、为永久，无垢、亦无疾。 

第四章 


1 

于是频伽罗子更问雅若洼基夜曰：“智者之业为何？其境 
奚是?” 


①此第三颂多二节。下第四颂变为每节十二音。然仍以五言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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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若洼基 夜曰: “具谦卑等美德而愿望解脱者，可度二十一世; 
唯大梵明者，可度一百零一世①。 

知身如车乘，‘自我’是乘者， 

知智犹御夫，意思唯缰索。® 


诸根说为马，境为驰骋原， 
心如游天车，智者作是言。③ 


自我、根、意合，是为享受者， 
智者作是言； 

是故在心中，在那罗衍那 
当前自安尊。 ® 

4 

直至宿业销，生似存蛇蜕， 

有身如月游，解脱、无家土。⑤ 


① “谦卑”等德凡二十事，见《薄伽梵歌》，十三，七至十一颂。此二十一世说之所 
因。 ero —则取圆满数而更增一，表过多。 

② 此颂出《羯书》一，三 ，三。 

③ 上半颂出《羯书》一，三，四，上。下半颂作者缀成。 

④ 上半颂出 《羯 书》一，三，四 ，下。 下半颂作者缀成。 

⑤ 上半颂不合格律，当减去三音为是。此似为作者之误，颇难归咎版本。亦可 
知颂体虽便记忆，不无拘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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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人也，无论在神圣处或在屠狗之宅而身故，必归冲漠之 
宇;舍其生命气息已，臻至独离。 

尔后当掩埋，或献于诸方； 

是为上智士，作此逍遥说， 

非于任何时，可与他人说。 


既无不洁禁，亦无火葬礼， 
无奉糍、水仪，无晦、朔等祀， 
成梵道比邱，身后当如此。 


已焚无更焚，熟炊无再炊， 
智火已焚身，无祀亦无仪。 


8 


幻妄犹相缘，师尊事宜谨， 
事师母如师，师子女亦尔。 


9 

“意念清净，智相清净，堪忍‘我为彼’(此句重复），知所知于智 
中，安自心于超上自我中，在身得和平安定之道，时则末那（即意) 
与布提 ( 即智之志)皆空而为光明。如饮足甘露已，奚用牛乳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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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知一己之‘自我’已，奚用《韦陀》为也？饮足上智甘露之瑜伽 
师，则了无所当 为者; 若犹有所当为，必非知真性者。各别自我遍 
漫一切，虽在远而非远，虽在身而无身。 

清心得无垢，亦念大梵神①， 

唯我为超上，亦又为大全， 

如是明见者，得至上福乐。 

10 

如水投入水，如乳投乳中， 

如酥投入酥， 

在情命自我，超上自我间， 

如是无分别。 

11 

时若其身以知识生辉，其布提得太一无分之相，时则此智者以 
大梵知识(即大梵明)之火，尽焚其业缠。于是乃得清净，得所谓超 
上自在主不二者之相，明如太空之无尘。是如水加入水，其自我实 
相，安立无有外加。 


12 


在微妙体中，自我有 如空; 
内中之自我，如风不 可见; 
在外亦在内，自我无 动摇; 


①“大梵神”在此原字是“无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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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火炬明，内中自我见。 

13 

无论在何处，如何舍身逝， 
智者在其处，遂尔归寂灭， 
是譬如太空，漫遍无不人。 

14 

如实归寂灭，自我如瓶空 ®， 
乃臻智界周，无有缘依者。 

15 

苦行修千年，人以一足立， 
当静虑瑜伽，十六不及一 ®。 

16 

此即是知识，此即为所知， 
有人愿得知，愿得知此全， 
虽读千年论，不得其究竟。 

17 

唯彼不灭者，乃是所 当知； 


① “瓶空”句义为瓶空还虚空，自我人“自我”。 

② 有高举一臂或以一足而立者，乃修苦行，原则为苦其肉体以清净其心灵。 
“静虑瑜伽”即 dhy § nayoga , 音翻禅定 瑜伽; 谓不能如此瑜伽十六分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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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义为“凡为真理者，乃当敬事”。 

“巨灵”直译“伟大自我” ( mahatma ) ，音翻“摩诃阿图门”。近世唯甘地有此称。 
“我所”谓“我之所有，所为……”等，遵唐人旧译。 

二“时”字义为“时若……时则……”，相联属。 


或为有生命，皆是无 常者； 
抛弃经论网，当敬是真理 ®。 


善业行无尽，身心致清净， 
持诵神咒语，以及为祭祀， 
朝拜神圣地，凡此当从事， 
时若犹未得，悟入真实性。 


‘我即是大梵’。 

此知决定是、巨灵解脱因②。 

二道缚与脱，‘我所’、‘无我所’③。 


‘我所 f 缚生人，‘无我所’解脱， 
思入无念境，对待双超越。 


时人无念境，时履至上步©， 
无论思何处，处处无上道。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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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是处超上梵，遍在平等住。 
可以拳击空，可以糠疗饥， 

23 


人若+知此: 4 我即是大梵’， 

彼无解 脱法。 

有常研读此《奥义书》者，彼乃纯洁如火。彼乃纯洁如风。彼 
乃纯洁如太阳。彼如纯洁如大梵。彼乃纯洁如维师鲁。彼乃纯洁 
如楼达罗，彼乃为已沐浴于一切圣泉之人。彼乃为已研读一切《韦 
陀》之人。彼乃为已修一切《韦陀》禁戒行之人。彼乃得诵持《史 
诗》、《古事记》，及《楼达罗赞诗》十万遍之功累。为念圣声(晻)百 
万遍者。其人以前十世亲属及以后十世亲属，皆得涤除罪孽。彼 
乃为在座而使同坐者咸得涤除罪垢之人。彼乃为巨子。纵有杀婆 
罗门，饮酒，盗金，污师床笫诸罪，或有与此等罪人同处之罪，皆得 
涤除矣。 

此乃维师鲁，至上之步履， 

祀者常 见之: 有如弥天眼。 

祭司欣赞之,儆觉燃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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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维师鲁，至上之步履①。 
晻！此《奥义书》，真理也。 


①此二“三八音诗”，原出《黎俱韦陀》一，二二，二十至二十一。诸书多以此作 
结，如《斯书》十四、五。《阿 卢书》 ，末。《尼书》上，末。“至上”句义为“无 h 安立之处”， 
或“超上居处”。 

“燃祀火”所以照明之云。 





大梵点奥义书 ® 


(Brahmabindu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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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1 

1. 意念说有二，清净非 清净; 非净欲望骋，净念欲望屏。 

2. 意念于人生，为因有解缚。束缚滞物境，境释名解脱 ®。 

3. 人无念物境，乃以成解脱。故求解脱者，物境常已遏。 

4. 弃物境无执，意念息于心，时至超念处，乃登最高岑②。 

5. 唯当如是止，在心逝以灭，此知、此解脱，过此皆缠结③。 

2 

6. 唯非可思议，非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亦尔@可思议。 
不堕于一边，“大梵”斯可诣。 

7. 以声 ® 合瑜伽，无声思至上，无声以观照，是“有”非 


① 此颂初二句有“唯”字，义是唯意念乃人生之束缚因亦解脱因。末有“此是‘当 
记’者”义。 

② “高岑”谓最高处。 

③ “逝”谓物念不留于心。佛教称如来曰“善逝”，即是 此义。 “缠结”原文义亦是 
书卷烦琐之劳，或可谓学术之虚文滞义。 

④ “亦尔”犹言“乃尔”。 

⑤ “声” BU “ 晻”字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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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一”三字，译时足成。 

“知此”云云，谓知“此即是无上之福乐”。 

“无缚，无成作”，据另本 ， na baddho na ca sadhakah . 此作“非敬、非教令 ”， na 


vandyo na ca sasanam „ 据另本较胜。 

④ 末句乃寻常语，即“无有再生”，所谓不复流转生死也。 

⑤ “千江”，原文是“水中”，凡有水处可照见月影也，喻“多”。 

⑥ “无与”,即“不破”。 

⑦ “声摩耶”义是文字障。“摩耶”，幻相为障。 


8. 无分是全一①，无变易、无尘，唯此是“大梵”。“我是此大 
梵如是得知者，定然臻“大梵”。 

9. 无变易、无终，无因、无形况，无量、亦无始，知此©福无上。 

10. 不灭、不生起，无缚、无成作®，非已得解脱，非欲得解 
脱。——此无上义谪。 

3 

11. “自我”是唯一，此是当念虑，醒、梦、熟眠境，三位皆超越， 
再生不还至④。 

12. 万一唯一“灵”，群生内中列，为一又为多，如现千江 © 月。 

13. 瓶内贮虚空，瓶破空无与⑥，人生有如是，生命如空喻。 

14. 如瓶多形成，一再以破裂，破裂人不知，彼知常不竭。 

15. 声摩耶 ® 所蔽，心莲自深闷，黑暗倘破除，唯独见真一。 

4 

16. 不灭之“晻”声，是“超上大梵”，声已销歇时，彼自不销逝。 
学人当思此，永无消灭者，倘其所愿求，自我之安善。 

17. 而当知二明，有声超上梵，明通“声大梵”，乃达“超上梵”。 

18. 学者研书卷，如实求智识，求黍弃批糠，书卷尽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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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母牛毛色殊，牛乳为一色，见“智”如牛乳，群牛如学识。 

20. “智”在万有中，如酥隐牛乳，常当以思心，如杖搅以取。 

21. 用知以为绳，旋转摩火出，记“我是大梵”，清净、安、太一。 

22. 群有之寓居，亦寓群有内，慈爱摄众生，此即我身是。涡 
苏提婆诃，此即我身是，涡苏提婆诃。 





声点奥义书 ® 

(Nadabindu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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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声如鸟①） 

晻！ 

“阿”字母右翼，“乌”字母左翼， 
“门”字母尾羽，半拍名为头。 

2 


足等为功德，诸谛为身躯@， 

谓“法”为左目，“非法”为右0。 

3 

“颇诃”界在足，“颇婆”界在膝， 
“娑婆”界在腰，“摩诃”界在脐③。 

4 

“瞻那”界在心，“多婆”界在喉， 


① “乌”取义于“鸿”，即“汉萨”。 

② 另本似原作“剌阇”“答摩”为双足》“萨”为身躯。此作 padSdikarp gu^stasya 
^ariram tattvamucyate. 

③ 参《泰书》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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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梯阿”世界，居额两眉间①。 


“彼”上千光辉，此咒当解说； 

瑜伽明辨士，乘此飞鸿起©。 

业行不能牵，虽百千万恶。 

6 

初音奉火神，次音敬风神， 

7 

三因以次起，辉辉明 H 轮， 

超上又半音，敬水知智人。 

8 

凡此诸音节，亦又分三调， 

此之谓“晻”声，存持始知妙 ®。 

9 

初声调已喧，次声如电掣， 

其三如乌逝，第四如风烈④， 

① 参《蒙书》一'，二，三 

② 此咒出《阿他婆韦陀》13,3，14。其他句为 sahasr 碎 yamvyatam . 

③ “存持” ( dhkapa )， 即集中意念于每一声调上也。 

④ 此颂“百二十集”疑有误字，据译本推之，“电掣”作 vid 舛，疑当作 vidyut e 
“风烈”作 cSyuvegini ; 作 vayuvegini 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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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五为有名，六属因陀罗， 
七属维师鲁，八名依湿婆①。 

11 

第九名为大，第十为坚定， 
十一属玄微，十二归大梵②。 

12 

定念在初音，生气舍以逝， 
则生婆罗多 ® ，兹土为君王。 

13 

若逝在次音，则生为夜叉， 


① 此“依”“属”在梵文不过首末微变。 

六为 aindri , 即属因陀罗或奉之为主者。 

七为 vai 羿 avi ， 即属维师鲁或奉之为主者。 

八为红 ftkan , 商羯罗即湿婆神。 

“有名”即始有名谓。 

② “玄微"谓“精神”， nM 不作“妇女”解。而德文译作 dieschweigsame , 原文异字。 

分三音为十二事，凡此名谓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注家谓此皆属“存持”之事„初 
声 Gho ? im (义译“有哗声者”)起智；次如电，乃以此而人“电光界”者 ( VidyunmdU ); 第三 

Patangini ，谓持此音节，使人得升空，如飞 鸟也; 第四 Vayuvegini ，则使人行空如风也。 
“有名”则始有称名，可人乎“祖灵界”也。六、七、八使人能人此三神之世界也。“大”， 
“坚定”皆“界”或“世界”名。 Maharlok 4， Dhruvaloka ， 能人者谓为 mahati 与 dhftio “玄 
微” nari ， 原文作 mauni (寂然）者, 较胜； 义为能人“牟尼”界，此界亦称 Janabka , “归大 
梵” ( brahmi ) 即人“大梵界 ”( Brahmaloka ) 也。 

③ Bharatavarja 即婆罗多国;印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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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巨神灵;若逝在三音， 
毗提夜 陀罗； 四音乾闼婆 ®。 


若在第五音，离生溘然蜕， 
乃居月光界，群神等尊大。 


在六因陀罗，合契谐相俱， 
第七逍遥游，维师鲁高都， 
八往楼达罗，百兽主®所居。 


九游摩诃界，十往瞻那界， 
十一多波界，十二永梵界③。 

17 


于是臻无上，清净遍在者， 
无垢，福乐者，永恒当前者， 


① 夜叉，属天仙道。峨提夜陀罗 （ vidy & dhara ) ，乾阅婆 ( gSndharva ) ，皆天 
仙名，后者为天仙中歌伎。 

② “兽主” ( Pa ^ upati ), 遵唐译 0 如实义为“家畜之主者”，在游牧时代为极尊之沖 
也。 

③ “界”即世界。此四者为 Maharloka * Jana ( r ) loka , Tapoloka * Brahma ( loka ). 
皆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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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极之大梵，一切光明源 ®。 

18 


超功德，诸根，意念此消人， 

福、乐，无可喻，瑜伽用常习②。 

19 

此合且此成，于身渐解缚， 
安处瑜伽行，世情尽无着。 

20 


于是解缠网，皇华如富神， 
以此成大梵，享受极乐真 ®。 

卷下 


21 

大慧！当常知，“自我”度岁月， 
过去宿业全，迅宜使销竭。 


① 超凡此诸界而上，更无时分可#，故为永恒之现在 。 sadoditamC 
tam , 《唱书》 八 ，四， 二）。 

自第十二至十七颂，参 《六 问书》五。 

“光明源”参《羯书》五，一五。 

② 此颂下半似原本各有不同。 

③ 德文译本重此颂未一句遂完。兹厘为上卷。 


sak I'dvi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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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起实谛知 ® ，宿业不销溶， 

唯超此知上，宿业斯无从。 

23 

身等实无实，当知如梦中， 

醒觉梦非真，始知梦身空。 

前生所作业，是名为宿业。 

24 

人觉生前空，宿业何由接？ 

梦中身妄加，此身亦如是， 

25 

妄加焉有生？无生住奚止？ 

宇宙显了因，如泥埴瓶器， 

26 

韦檀多所云，兹因是“无智” @。 

时若此因灭，宇宙何由存？ 

① tattvajfiana ， 此译“实谛知”，盖谓数论哲学也。字义亦可谓“真性知”。——换 
言之，此颂说是“断所知障”。 

② “无智” ( ajii 如 a ), 在佛法则谓之“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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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唯由视妄倒，麻绳幻蛇妩。 

愚者不真，见世为实有， 
似此知为绳，蛇相自无取。 

2 

若知此非实，万有入 于空； 
宿业又安在？宇宙、身性同。 


觉醒无智人，故为宿 业说; 
于是唯以时，宿业自消灭。 


30 

以“晻”合大梵，光明成此声， 
福乐自辉赫，云散还天青①。 

31 

瑜伽师静坐，当作“成就式”， 
结“维师鲁印”®。更当在右耳， 

① 此喻声如太阳，宿业如浮云，祛之尔。 

② “成就式” Uddtesana 〉， 为体式之一。 
“维师鲁印” ( vai $ pavimudr 自)，为结印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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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习此大梵声，他声尽皆掩， 
困难全克除，修之半月后， 
可入第四境。 


33 


闻之在初修，声音种种大， 
修习倘增进，所闻愈微妙。 


34 


初声如起自海洋与云雷， 
大鼓与悬瀑。 

中声如细鼓，铜钟与吹角。 


35 


末声如轻铃，吹管与琵琶， 
蜜蜂及无声。 

种种声得闻，微妙愈微妙。 


36 


然闻巨声时，适如大鼓等， 
其中当返寻，愈妙愈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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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细声屮弃大，大中或弃细， 
意注虽移转不可驰他处。 


38 


其初心意著，无论声何处， 
便当专是处，与俱得凝虑。 


39 


外物若全忘，意与声音合， 
如水乳 交融; 遂尔归于一， 
心空顿然人①。 


40 


高居离二边，炼士常自饬， 
专持唯听声，心思迅归寂。 


41 


一切念皆捐，有为尽无执， 
专注唯在声，心思自融入。 


42 


如蜂饮蜜汁，不复顾芬芳， 


①“心空” (Cidsk 茲 a )， 姑译“心空”，实义是唯有知觉性或智弥漫之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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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常与声合，物境遂已忘。 


43 


声香所约束，顿捐诸躁扰， 
内心譬如蛇，闻声静然好。 


44 


万物皆已忘，定止在专一， 
摄心不散乱，住处无奔轶。 
心如狂象王，游豫物欲园， 


45 


声音乃制之，有如利钩援。 
心鹿止飞奔，有声如絷樊， 


46 


或如堤岸立，心海波澜反。 

大梵是“晻”声，声音密相敦， 
其中复何有①，自性光明存。 

47 


心思此中逝，此是维师鲁， 


①“其中”五字凑成填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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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之居所。 

时若有声起，时犹有空想。 

48 

乃至更无声，此为超上梵， 

无上之“自我”，是为同一者^ 

时若有声音，时犹有心意， 

时若声响寂，乃至定心位。 

49 

有声人“无灭”①，无声至上道。 

常时与声合，薰习遂灭没， 

50 

心思与气息，消逝入湿婆②； 

于此故无疑。 

声有千俱胝，点有百俱胝， 

51 

一切此中逝，人大梵“晻”声， 

一切位解脱，一•切思弃捐。 

52 

修士如尸居，彼为解脱者， 

① “无灭”即“无灭者”，谓宇宙心灵，亦个人心灵。 

② “湿婆” ( Niraftjaiia )， 字义为“无尘者”，亦指“无上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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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亦无疑。 

螺、鼓之声喧，无时而或闻。 


53 


心思恒定止，其身如槁木， 
不复知寒、暑，焉知苦与乐。 


54 


无荣亦无辱，一切皆除弃， 
修士之心思，以人三摩地， 
常不居三位， 


55 

醒、眠俱解除，自相位斯至©。 

56 


其见为凝定，无有同见者； 
气息亦静定，无有勤勇处 
心思亦坚定，无有其所缘； 
彼为大梵“晻”，内中声音相。 

此《奥义书》也。 


①“自相位”谓第四。——此颂原文存半。下颂则每节十一音，格变则亦无混 
淆。 


②“勤勇”遵唐译。此句俗言“不费气力”。 


甘露滴奥义书 ® 

(Amrtanada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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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甘露滴奥义书》 

智者诵经论，反复自研习， 
超上梵已明，如火弃斯急①。 


载乘“晻”声车，维师鲁为御， 
敬拜楼达罗，寻求梵界处。 


乘车尽驰驱，其时在长路， 
驻车路终处，舍车乃徒步。 


文字相已捐，声音相空扫， 


①此言通大梵明者，不复从事经论,则所谓离文字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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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门”字母，用之臻妙道①。 

5 


声等为境五，与意动摇极， 

“自我”之光明，念此名敛识©。 


敛识与静虑，导引兼守意， 
推理三摩地，瑜伽六支是③。 


如熔山矿石，杂质尽焚烧， 
诸根过恶业，制气炼皆销。 


① 晻，音翻 Om ，一 m 为合口收声,故谓之“无声‘门’字母” ( asvara mak ^ a )， 说者 
谓此即本书所以称为《大梵点》之由。此 m 声在晻字上原以一圆点表之。 anusvara. 

② 声等五境，即色、声、香、味、触五境。加以一极动摇之意识，为六。此在韦檀 
多学，皆谓之‘‘自我”之光明。 

“念”即思念。 

“敛识”即 pmyahaw ， 瑜伽术语，即收摄诸根也。 

③ “敛识” ( Pratylihara )， 见上面注释。 

“静虑” ( DhySnam ) ,音译“禅定”。 

“导引” ( Pr 的 aysma ) ，即吐，纳，制气之术,即“制气”。 

“守意” ( Dhara 时)，另译“禁持”、“凝神”。 

“推理” ( Tarka ) ，如知心逐物迁，知“成就”有碍见道等。另译“观照”。 

“三摩地” ( San ^ dhi )， 存音翻，诸书中多说及之。义译“人定”。 

“六支”在《弥勒书》(六,十八)已说，次第稍不同而已。彼处以“制气”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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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导引除身恶，守意息罪忒， 
敛识袪外感，静虑销败德， 
罪恶皆竭尽，唯念光明集 ®。 


唯在光明中，呼气又吸人， 

导引说三种，吐、纳、与停息②。 

11 

三神秘声，晻，三八音诗，顶， 
一气通三过，是为一导引③。 

12 


嘘气出虚空④，为空无自相， 
存持此空境，是为吐气相。 


① 第三，四句在“百二十集”中加以括弧，是诸本多阙者。然第九颂又只存其半。 

“外感”原意是与外物不善之联系。 

“败德”原文谓“不自在功德”，“自在”谓“神”,即不神圣之德行也。 

② 经谓呼吸时，唯以光明为念。 

“ 吐 ” (recaka) ， “纳” (pQraka) ， “停息” (kumbhaki). 

③ “三神秘声” (vy§hfti) ，即 bhQr ， bhuva^j , svar 。 

“二八音诗”，即 GSyatri ， 其“顶”，即诵于诗后之一句 。 Om apojyoti raso'tn f tam 
brahma . 

此谓先诵晻！次诵三神秘声，次诵三八音诗，次诵此顶句，是为一过。 

④ “虚空”，有释为“心空”者。据文似不尔，姑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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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口如青莲茎，引气自舒畅， 
如此吸人气，是为纳息相①。 

14 


不呼亦不吸，肢体无动摇， 
如此摄持之，停息使气调©。 

15 


视色目如瞽，聆音耳如聋， 
观身如槁木，在道安冲融 ®。 


16 

智者观妄想，安之“自我”中， 


① “引气”句，原文作 vSyu krtvS ni ^ rl ^ rayam 。 

另本作 toyam akar^ayen narab ， 义为“人乃吸水上”。 

二本本无轩轾。 

“气”，“息”在原文是 vayu —字，译时互用，义无分别。 

② 以上二颂，诸家原本多颠倒。从来吐，纳，停息三者不紊，如第十颂，而诸本谓 
“不呼亦不吸”为纳息，为第十三颂，“口如青莲茎”一颂为“停息”，为第十四颂。于是有 
注家谓此为特殊一种“停息”之法云云。盖古抄书者之误也，今纠正。 

“不呼亦不吸”句，原本頗有异同。此本作 nocchvasennanucchvasen = na ucchvasen 
na anucchvasen . 

另本 ( Telegu 本） 

na ucchvased , na ca ni^vasair ( = Svas € t ) 

另本(商羯罗难陀本与孟买本） 
na ucchvasen , na ca nfevaset . 义皆不异 0 

③ “在道”句本义为“是已得平安静定者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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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名为守意，倘尔持其躬 ®。 
经教不相违，沉思谓推理。 


17 

得之更漠如，称曰三摩地②。 
平整可悦地，绝无诸敝陋， 


18 


以意护持身，默念圆轮咒③。 

19 


坐或莲花式 ，乐字 ，吉祥式， 
善作瑜伽式，正坐向北面 ®。 


指恹一鼻孔，一鼻孔吸气， 


① “尔”谓“如是”。另译又可 作:倘 如是存持“自我”。则意与第二句重复。此即 
“集中”，亦译摄念。 

② 此颂下半，原文作 yam labdhvS api avamanyeta 。 参 <( 薄伽梵歌》六，二十二。 
“漠如”谓观一切为平等。 

③ 第四句本文是 japtva caivatha manale „ 

“圆轮”音译“曼茶罗”，如太阳轮咒，即 yad etanman^alam tapati.. 

atha 另本作 ratha, 则可谓为“车轮咒”。于是诸家谓“车”为“晻”，如第二，三颂所 
云。“轮”即“湿婆”神之圆轮云云。 

④ 此颂言体式，莲花式 (padmakam), 盘坐，足双交，手大指与食指作圆圈，置膝 
上或脐下。下颔必按胸前，眼视鼻端或两眉中央。 

W 字式，盘坐，足底按腿际雎处，余同上。 

吉祥式 (bhadra), 屈两膝平排，足底双合，坐足踵上，手反剪握足趾，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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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抑神火，“晻”声念存意①。 

21 

“晻”一声是梵，唯以“晻”吐气， 

常作此圣音，涤除自心累。 

22 

然后为静虑，依次诵所云。 

密念又密念，不碍超精勤②。 

23 

斜睨上、下、视，大智敛不移③， 

安坐无震动，修习瑜伽时。 

24 

按节修瑜伽，守意求合契， 

瑜伽十二节，如时记安制 ®。 

25 

无声，无子、母，喉、颗、唇、鼻音， 

① “抑神火”，参《弥勒书》，六 ，三 十七。 

② 此颂第三，四句，另本于 na atimiirdhvam ， 或作 nabhimflrdhvam ， 则意义全变。 
必曰“由粗至微妙，观脐以至顶”。义亦未安;似此译较胜。 

③ “大智”谓修习静坐之人。其眼光凝定，无上下左右视。 

④ 此颂原本颇有异文。 

“合契”一说谓上、下气之合,一说谓个人心灵与宇宙心灵之合。 

“十二节”谓“晻”一声分十一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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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擦，双唇合，“晻”声无灭沉®。 

26 

以此人见路 © ，般纳斯路行， 
故应常修持,乃得正路程。 


27 


心门与气门，向上经高门， 
解脱门一窍，知是通空轮®。 

28 

畏、怒，与怠惰，多睡，或恒醒， 
饱食，或长饥，修士所常屏④。 

29 


由是如法修，正常依次序， 
明智自生起，无疑三月许。 


① 末句谓“彼不灭者"一 ak ? ara ， 字义为“不灭”，又为“字母”，——无时而 
灭”。 - 是即“晻”声。 

子、母，谓子音母音。 

② “以此”谓以“晻”声。 

③ 旧说人身四窍，生气，低等心体，髙等心体,各经一窍而出，第四乃属“第四 
者”。——姑存一说。 

bila 即“穴”，姑谓之“通”, S u 5 ira , 亦是“通空”。 
tn 9 pdala 即“圆轮” • 此三者皆解脱门之称。 

④ 此言修瑜伽者所常应屏除者，不言辟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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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四月见诸天，王月等神力， 
所愿成解脱，六月定然得。 

31-32 

五节有如地，四节则如水， 
三节乃如火，二节遂如风， 
一节是如空，更当思 半节； 

以念得成就，“自我”思“我”内①。 


三十手指宽，其间气充塞， 
此称曰般纳，外气此其域②。 

34 


十一万三千，一百有八十， 


① “节”谓音节，如前二十四颂注。 持阼 nhiva-Pr 叫 ava , 则当以五音节出之。以 
下类推。 

又另说五者为色、声、香、味、触，在地则皆具，在水则四，在火则三，在风为二，在空 
为一。-一-但重在凡此皆超，以“自我”安立于“自我”内，乃得静虑之圆成云。 

② 此颂原本破漏，据德译校改本，为 trinAad-varddhangulih prano yatra pranaih 
prati^t hitah; e^a prana iti khyato, bahyapranasya gocarah. 

“手指”谓中指，身体皮肤外二十指处，为一生命气息之封套，与外间生命气息接触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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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之数量，“般纳”通呼吸 ®。 

35 


上气初在心，下气次在肤， 
平气在脐处，元气喉处沏， 


周气遍肢体，常自为转折。 
乃亦有五色，五气依次别。 


红似末尼珠，称为上气色， 
下气居其中，光如甲虫赤@。 


平气在其内，乳白辉晶莹， 
元气淡黄白，周气似火明。 

39 

人能破此轮，生气顶门逝， 


① “十一万三千-百八十”为五般纳锌通之呼吸数。除之以五，则得二万二千六 
百三十六。昼夜二十四小时，则每分钟为十五点七，在成年人平均亦为此数。 

亦有说昼夜呼吸为二万一千六百者，或二万一千，或二万一千六百零六。 

另说“般纳”五之外，尚有“小般纳”五^每般纳通呼吸之数为二万一千六百，故乘 
五则为一十万八千。余小五乘一千零三十六,则得五千一百八十。合之为十一万三千 
一百八十。 

② ffl 虫 ( indragopa ), 其色或白或红。末尼珠 ( rnapi )， 红似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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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终任何所，必不再生世， 
必不再生世。 

此《奥义书》也。 




光明点奥义书 ® 

(Tejobindu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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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一点在，无上静虑任。 
是宇宙“自我”，端居藏内心。 
其细如元微，福乐安和愔。 
初粗转微妙，遥遥愈微深 ®。 


痛苦自充满，艰难得容与。 
辛勤罕见之，解脱，不灭去。 
牟尼及智士，亦难得静虑 <2>。 


① “光明一点”，杜森谓为梵文“晻”字上之-圆点。表“力”，即“大梵”云。彼必 
有所据而云然。实则以“晻”声而人静虑者，乃 nf 有此解释。 

“光明”自是精神光明。 

“点”另义为“滴”，为“种子”。引申义为“渊源”。 

“静虑” ( DhySna ) ,亦译“禅定”。 

“福乐” ( Sambhavam ) ，另译为“属于商波 ( Sambhu ) 即湿婆 ( Siva ) 神者”。 

末句英译为“又趄出凡此诸德性以上”。意谓“微，乐，安，粗，微妙”。义固可通，但 
此颂本旨在言深入静虑，故取愈转愈深之义为允。 

② 此颂英，德文译本所据原文互异，与此梵本又不同。据德译第一语 当作： 

“艰难得圆满”。 

第四句当作 :“艰 难得恒处”。 

盖全颂皆就“静虑”之事言。此颼就事与境而言。 
margin 此译“智士”，德译“孤独者”;英译“凡人”，必另本也。 

末二句原文有“虽是牟尼及智士，亦难得此”之义。“虽是”之义，在此译只于“亦” 
字中暗涵。 

初二颂言“静虑”非容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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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节食，平忿怒，解执，制诸根， 
超对，无我慢，窒欲，销冤恩。 
无道成有道，有道非思存， 

初始能得三，三界飞鸿尊①。 


①“平”，“解”,“制”，原文皆只加一字，义为“战胜”或“克服”。 “解执”于华 
文义甚明白，然从英译必曰“已弃除对社会之一切眷爱”，或从德译可曰“克服对世间之 
眷念”，皆未若用此华文古译之优 雅也。 学术之贵传统，于此可见。 

“超对”即双超二端，如寒暑，苦乐等。重在平等处之而双超，此义通于懦修之“不 
动 心”。 

第四语原文其 明白： nii ^ iraparigrahati , 直译为“无所欲望，无所亲属”。英译作“不 
祝福他人，亦不取他人任何物”。德译作“无有于冀望，无有于妻与子”。二说皆不误， 
存参。 

第四颂之第一语为 agamyagamakarta yogamya ’ gamanamSnasa ， 谓“超上者”无道可 
通，然人修静虑，则有道可通也。此之谓“无道成有道”。然所行之道终超于思虑以上， 
故曰“有道非思存”也。 

英译作“彼往其自然所不当往之处，又自然不往其所欲往之处”。似甚未谛。而 
“有道”句德译作“唯致力于师尊之荣誉与利益”。则所据原本有异。 

“初始能得三”一 mukham 之第七啭“所于”声作 mukhe —此字有二十余义。如 
头，口，门，方向，起始…… 等。 德 译作： 

“人行过三门” 

谓为“弃世，忍受，尊师”三者为“三门”> 盖必据某疏云然。英 译作： 

“于面能得三”。 

据文无误，但“三”者何物而现之于面，则注谓“或者指三角形之现于学徒中者”，说 
亦未谏。 

窃意颂文义在下句。“飞鸿”即修士之常称，超然长往之人也。古典中常谓其为 
“胜得三界者”。故“门”，“面”，二译当作“起始”。即修习至此，始可胜得三界,“飞鸿” 
固尊称为胜得二界者也。三界谓地，空，天。据文即为“三居所”或“三居处”。 

此二颂言修习静虑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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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尔当知此，太上之玄虚， 
无寐亦无依。明月光分如， 
微妙维师鲁无上之安居 ®。 

6 


其居有三面，三界，三功德。 
无依，不动、变，无相，无形色②。 

7 


是处无幻加，言、思境超绝。 

自性性所摄，不系，行迹灭®。 


① 初半颂得三句，后半颂亦三句。 

“太上”句即“秘密中之至秘”也。所指者为维师鲁之居处，言其微妙，则如明月光 
之可分为尘为缕也。 
somarupakala 0 

“梭摩” ( soma ) 在英译存音翻，在德译曰“以太”，不知何据。本为汁液可醉人者，而 
另义为月，亦久已成定诂。 

② 德译“三面”作“三目”。并谓“或系三《韦陀》”。 

“三功德”即“萨埵，剌阇，答摩”三德也。 

窃意作“三面”者，当取超上义，即“成，住，坏”三方面也。印度教中雕像，有一神— 
头而三面者，说者谓即大梵神，维师鲁神，湿婆神，分表成即创造，住即存持，坏即毁灭。 
无依,谓非别有所依附也。 

③ “是处”即上颂所言“居”处。 

“幻加 "( upsdhi ) ,即按加于万有之名色。 

“自性”句，英译“此为‘自性’即自然或‘自我，，仅能为‘性，即有体或存在所达”。 
德译作“只可人自我深化而得解”。 

二说皆可存。禅宗人士，于此必无间然。 

“行迹灭”，原义是“自行迹堕离”。而德译又以此宇为“语言文字构造”。英译脱漏 
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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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是“阿难陀”，然已超众乐， 
难见者，离系，思虑非所托， 
不朽，自永恒，坚贞无坠落 ®。 

9 


此属大梵神，此是“内自我”， 
此属维师鲁，此高无上座。 
此不可思量，此唯“智成我”， 
此是穹窿天 ® ，太上宅安妥。 

10 

非空，是空性，超空，内心定。 
非静虑、能、所，静虑唯可证 ®。 

11 


万有非外，空，非上，非非上， 
非思，非寤觉，非真，非外想®。 


① 德译本“难见者”后，不作“离系”而作“无终，无始”。所据梵本异也。 

以上四颂言“大梵”为静虑之事。 

② vyoma ， 此译“穹窿天”，英译引原文作 Sk & a , 固知所据本异也， 

③ 第三句译文稍节，析之则为：（1)非静虑， （2) 非能静虑者， （3) 非所静虑者。益 
以第四句，则为：（4)非非静虑„ 

④ 此颂诸字皆顺原文次第。 

诸译互有出人„ 

“外”义亦是“他”是“上”，“上”亦谓“至上者”。 

“想”字原义是“皆知”。 

九至十一颂专言“此”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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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牟尼精 证入; 诸天犹未能， 
未知太上者。贪，痴，畏，骄矜， 
情欲，与忿怒，罪业伊何曾①。 

13 

寒、暑与饥、渴，想、非想不人， 
梵族无虚矜，亦无解结集。 


14 

无畏，无苦、乐，乃尔无荣、辱， 
凡此境皆蠲， 

此是所当摄，大梵最高躅@。 

15-16 

持戒与精修，岀世耽玄默， 

宜处，复以时，根结，炼体式， 
身和，眼凝视，导引，敛根、识， 
摄念，静虑“我”，三摩地可得， 
说此瑜伽支，依次倘无惑③。 


① 此初半颂译为前 三句。 

后半颂至十四颂末当一贯读。 

② 自第十二颂至此，言解脱者。 

德文译本止此，而以末句“大梵”云云重复一句作结。 

③ 此二颂总摄瑜伽诸支，然后于以下诸颂一一分述，至第三十九頌止。皆以韦 
植多义出之。 

据原文次第，“体式”在“根结”前，余皆依序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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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万有皆大梵”，人唯是当知， 
尽摄业、识根，始谓戒已持， 
缓缓宜渐习，精修在游思， 
同类相续流，异类远尔离， 

享受超极乐，智者精修为①。 


巨人崇出世，顿然得解脱。 

(由知真、智“我”，宇宙万类豁②。) 

20 


语言自之返，心思并不及， 
智者常敬崇，玄默修士入③。 

21 


语言返自兹,云谁尚能说? 
宇宙傥可云，是亦名言綴。 


① 韦檀多学言诸“根”，必分业根与识根二汇，直译为“收摄诸根聚”。 
“游思”二字乃据下文足成，谓思想当流赴同类见解，即见“万有皆大梵”也。 

② 出世，本义为“弃绝世事”。 

此译所据《百二十集 K 此颂仅存其半，即初二句也。 

后二句据英译本足成，而意稍广。 

③ 初二句原文见另书，常同《次二句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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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玄默固可知，万有自然与。 
是或“彼”如是。儿童默有语， 
若彼梵明士，寂无语依处①。 

23 

始、末、中无人，识为闲寂处， 
由之此宇宙，恒常遍漫伫©。 

24 


凡一切众生，大梵等成作， 
皆在眨眼际，时间固可度， 
谓言此无二，永永为极乐③。 


思存大梵身，恒行健不息， 
唯以安乐行，当知为体式， 


① 此论“玄畎”，与万有同存并在(字义为“同生”或“俱起”)。 

“彼”为玄默。如儿童之沉默，则仍有文字语言 I 然“大梵明者”，其寂默并无文字语 
言。 

② 此颂言修习处所或地方。而此空旷通于大宇之空旷。非此“无”不能成其为 
“有”也。 

③ “成作” ( kalpar ^)， 另义谓“幻觉”。似取寻常“成作”义较佳，盖与下“眨眼际” 
Cnimegatah ) 较联贯也。 

此颂 言时间 ，即一瞬即永恒，所谓前后际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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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证会不二者，宇宙罗万有， 
成就士入之，体式名成就 ®。 

27 


彼诸世界根，彼根心思结， 
根结常宜用，梵道之明哲③。 

28 


诸体皆等平，销人大梵中， 
当知平等性，无知固无功， 
替如枯干树，僵直性已同 ®。 


既成智成见，世界大梵观。 
此为超上见，非视凝鼻端 ©o 


① 此颂谓虽练习种种体式,而措心当仍在大梵。非此则足以毁灭福乐。&唯以 
安乐行之,非以苦痛出之，乃习体式之要。 

英译此颂窜人上颂。 

② “成就体式”，原文 Siddhsana 

③ “根结” ( mtdabandha 〉， 在罗遮瑜伽中为一种手势。此以韦檀多义出之。 

“梵道之明哲”即“大梵明者' 

英译至此分段。 

④ 诸体之平等，即上第十六颂所言“身和”。非谓瑜伽诸支。 

⑤ 第二句谓观此世界乃大梵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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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见者、见、所见，彼处皆止息， 
当唯视彼处，非视鼻端白。 


31 


心等一切境，中见大梵尽。 
息心诸动转，是名为导引①。 

32 


外绝此宇宙，是名气吐出。 

思“我唯大梵”，是为吸气术②。 

33 


凝思此无动，是乃气持闷， 
明哲亦尔为，愚者徒恹鼻。© 


于境见“自我”，以意愉心思， 
可知敛识、根，缓缓宜修为。 


① 导引即 Pr 郎 Syama ， 今言制气术。此书纯以尽见皆为大梵而息灭心思之一切 
动转释之，未始非胜义也。 

② 吐气 ( recaka 〉, 乃以一彝孔吐出空气。吸气 ( pQraka 〉, 乃以指扣5左彝孔而以右 
葬孔吸气，或反之。 

③ 持气 ( kumbhaka ), 则不吐不吸也。此以观心修定，代导引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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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念往随处驰，随处大梵见。 
唯是念已摄，超上持云善。 


36 

“我唯是大梵”，善思住无缘， 
超上乐施者，禅定斯名诠①。 

37 


心思弗动转，梵相更深视， 
以此忘存心，名正三摩地②。 

38 


自然阿难陀，时当善修人， 
时见者瞬间，自与对性合 ®。 

39 


于是瑜伽师，乃释修持助， 

有得“彼”自相，斯人曰“成就”， 


① 第三句谓禅定能使人得超上阿难陀。 

② “存心”二字译 vrtti 。 以下又译“定心”。 

“三藐三摩地”，义为“正定”。 

③ “时当善修人，时见者瞬间”,两“时”字相联属。此颂谓在一瞬间，能见者自起 
对待者之性, pratyaktvam . 换言之，识与境性相合，即同体知也。 




光明点奥义书 


217 


其境超思惟，谅非语言囿①。 

40-41 

行修三昧时，障碍猛纷至， 

懈弛，失精审，欲望享乐事， 
迷诱于外物，散乱难定意， 

冥顽，与内热，发汗，空无记， 
如是障碍多，障人三摩地， 

独有明梵人，决然尽除弃②。 


存心于万有，所见是 有性; 
存心于尽空，所入是空性; 
存心于大梵，乃得圆 满性; 
以此当修持，大梵圆满性。 


人而弃除此，大梵心存转， 
至高无上者，净洁氛垢遣， 
其人实虚生，有似禽兽靦。 


① 此释颇有 填字。 “成就”乃术语，即修瑜伽而有所成就 之人。 初句据字义当谓 
为“修瑜伽者之王”，今译“瑜伽师”而已。 

② 以上二颂共举九种障碍。“冥顽”6卩“答摩”;“内热”即烦燥无耐性。“无记”即 
沉空，如善忘等。“三昧”目卩“三摩地”之 旧译; 兹重一句，次序 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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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知此定心，知之更增上， 
彼等善人乐，三界皆敬仰。 


定心平等增，操之更圆熟， 
乃臻萨梵道，非徒诵篇牍①。 


善巧论梵道，而无定心行， 
耽此世间乐，彼等终无明， 
还来生世间，流转死与生。 


定心梵道成，人非一瞬间， 
无此而能存，有如大梵等， 
如删那恪等，如戍羯等人②。 


是因有其果，果必更为因。 


① “圆熟” ( paripakvS ), 如义如文。英译增注曰“过去业因之熟”，似甚未谛。 

“萨的”义为真、善。参拙译《薄伽梵歌》，拾柒，二十六。——末句谓“非徒为背诵 
语言文句之人”。 

② “定心”即 vmi , 见前注。 

那恪” ( Sanaka ) 乃《古事记》中四童身仙之 一 。 

“戍羯” ( Suka ) 乃维耶索之子 ( Vedavyasa ) ，古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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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因已灭，果无辨当真①。 

49 


于是得清净，其事非言境。 
心思清净中，定智起超颖②。 

50 


猛力参斯事，确然见无妄， 
引显人不显，思以大梵相 ®。 

学者以其慧，充满智真元， 
当常住福乐④。 


① 此章至上颂，发挥已尽矣，乃于此忽出“因果”一义，由此可见制作之鸿裁。 

② 超上之定智，起于心思寂静清虚之后，千古学道人无异说也。 

③ 第一、二句英译“由以超上之能力而静虑此事，遂起坚定之确信”云云，出义甚 
到， pj 知该译本实有未可厍非者。 

第三句，万物之为“显了”者，皆一面，其对“非显了”者，又是一面。如文为“可见 
者”与“不可见者”。引此入彼，必得于双是双超者也。 

④ 此章末又出半颂，想系古本之末叶磨损。无所据，故不妄加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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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a^ikha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瑜伽顶奥义书 


223 


宣说瑜伽顶，一切智卓出， 
静虑此咒语①，肢体无战栗 ®。 

2 

结式“莲花”坐，或余@意所适， 
眼视凝鼻端，手足交敛抑。 


3 

意念遍约制，默想存“晻”声， 
智者常静虑，太上思神明。 


4 

一楹④，九门关，三支柱⑤，五神， 
智者作观想，如是为人身。 


① “此咒语”谓此书之十颂也。 

② “无战栗 ” (gatrakampo na jayate )。 文与“百二十集”中两本 皆异。 此义胜。 

③ “或余”句谓随自意乐，不妨作任何式静坐也。 

④ “一楹”谓一脊;“九门关”则身上下共九窍也。 

⑤ “三支柱”谓“伊荼”等二气脉。“五神”即五官，或五识。一此亦旧喻，人身 
如庙堂，神明居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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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羯书》，四，十二至 十三; 《大那罗书》十一，九至十二;《弥书》六，三十八。 

据《大梵明书》八至十，则此太阳在头。据《那罗书》则在心。 

“中脉”谓“苏寿门那”脉。——《 唱书》 八，六.六，即《羯书》六，十六已发其端。 
“顶窍”亦见《爱多书》一，三，十二。此等处所，皆可见瑜伽之学,古有所 

“知”原文义为“见”。此证会之事也。 

“三时”谓一日中之早、午、晚三时。 

“转”为“转经”之“转”。义为念诵此《奥 义书》 也。另义“转”为“反省”，“返 


5 

神圣太阳轮，光辉自圆聚， 
其间明一焰，有如镫中炷 ®。 

6 

似此焰光顶，神明大如实。 
修上习瑜伽，一再破此日②。 

7 

蛇行上清路，第二中脉®门， 
更破颅顶窍 ® ，方知©最高尊。 

8 

如或因怠、慢，人失修静虑， 
三时 © 若转 © 此，亦登至上处。 

9 

我今已简说，此所系福乐， 


①②③④ ⑤@⑦ 


观”。 





瑜伽顶奥义书 


225 


至上神恩慈，瑜伽得当觉。 

千世再转生，无由销罪孽， 
独以瑜伽见，轮回从此绝。 

轮回从此绝。 

《瑜伽顶奥义书》竟。 





瑜伽真性奥义书 0 

(Yogatattva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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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瑜伽真实性，我今为宣释， 

愿在瑜伽师，倘可得饶益， 

闻之且深研，尽解诸罪厄。 

2 

彼名维师鲁，乃大瑜伽师， 

神通巨灵力，苦行极内治， 

真性路上镫，“超上神我”为。 

3 

大父(大梵)往顶礼皈敬宇宙之主(维师鲁），启请 曰：“ 请为我 
说总摄八支瑜伽之真性”。 

4 

赫吕史凯舍谓之 曰：“ 听之！我将说其真性矣。大凡有生命 
者，皆人乎苦乐摩耶之网罗。 

5 

“其成解脱之道，在抉破此摩耶之网罗，灭除生老病死，而度出 
死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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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由种种其他道路，皆难于臻至“独离”之无上道。倘堕人经 
论之网，又为其知识所蒙蔽矣。 


“本无可言说之道，虽诸天亦无能说也；自我光明之相，此何由 
以经论而照示耶？ 


8 

“大全者，无垢者，平安者，无苦者，超上一 切者; 彼唯由善恶业 
果以耆婆相而转。 


9 

“顾超上自我道，为永恒者，超出群有之蹊径，唯是智之相，纤 
尘不染，如何而变为耆婆耶？ 


10 

“是如水也①，有震动于其中，是处即有‘我’之创作起矣②。 
五者附之成团，为界所系，以(三)③德为性。 

11 

“当知耆婆与苦乐联系；由是纯洁之超上自我中，说有耆婆 


① 是谓如水中起一泡。 

② 此即数论哲学。“我”谓“我慢”。 

③ （三）为增文。 




之称 


瑜伽真性奥义书 


231 


12 — 13 

“情欲，怒瞋，畏惧，及痴愚，贪得，骄慢，冥顽，生与死，忧，悲， 
怠惰，饥 ，渴; 奢望，羞惭，恐怖，苦恼，颓唐，以及喜乐，……凡此种 
种过失皆能解除者，彼耆婆始可谓之‘独离者 

14 

是故，我今为汝说灭除过失之方。然倘非瑜伽，何由而决定有 
得解脱之智识耶？ 

15 

盖瑜伽而无智识，则其为解脱也，无力。是故欲得解脱者，必 
瑜伽与智识，坚定双修。 

16 

唯由无智识 ® 故生死相续，唯由智识乃得解脱。太初，唯有智 
识自相，当知智识乃唯一圆成之方。 

17 

其为智识也，以之直见自性自相，“独离”之超上道，圆满，无 
垢，以“真，智，乐”为自相者。 


①在后世“无智识”则日“无明智识” FI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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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无有生起，存住，坏灭，动摇，智识者①。——智识之说如是。 
其次，我将告汝以瑜伽。 

19 

大梵！瑜伽大抵分为 多支; 曼咀罗瑜 伽也; 赖耶瑜 伽也; 赫他 
瑜 伽也; 罗遮瑜伽也@。 

20 

当知发勤，增益，满熟，圆成(此四期也)③，凡俗之所称也。 

21-22 

大梵！凡此之相，我今 简说： 

曼咀罗 © 瑜伽者，（持诵咒语也），辅之以摩达理迦⑤等，当诵 
持-十二年，然后渐次可得智识，并“微渺化”等功德具焉。智慧微 
小者辄修此瑜伽，下等修士也。 


① 无有智识，并生，住，坏，摇为五事。“者”字指上颂之“道”。说“其为智识”而 
无有智识，非矛盾。 

② 大抵 ( vyavahkatati )， 佛乘中译“大概”，如义当说为“按其作为或作用”。 

“赖耶 ”( lay a ) 音译，与佛乘中之“阿赖耶”亦简称“赖耶”识者，无关。义为“止寂”， 
“消无”,亦即“解脱' 

③ Arambha , Gha ^ a , Paricaya , Ni § patti , 此四期下文一一分释。 

④ 曼咀罗 （ Mantra ), 即咒语，在古代为诗颂。 

⑤ 摩达理迦 ( M 叫 ka ) 即字母，但此指符咒中所用者，自有其轻重，抑扬，髙下，徐 
疾之读法，纯依传授。其间修持仍以八支(见下）为本,然辅之以造像，绘画等事。此道 
中重族姓法，亦重家法。盖教男子之咒，或于女子 不宜; 教婆罗门之咒，或于戍陀不合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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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赖耶瑜伽者，修心思之止寂也，说其方千万，（要于)行，住，卧， 
食，(无时不)静虑彼圆满之“自在主”也。 一 赖耶瑜伽之说如是。 
其次赫他瑜伽，听之！ 

持戒，精修，炼体，制气，敛识，守意，定念两眉间之神主，及三 
摩地即平等住，一一此瑜伽八支©之谓也。 


①瑜伽八支,散见各《书》》兹参会多家，稍存定说： 

1. 持戒 ( yama ) 所摄凡 十事： 

甲、不富，乙、不妄，丙、不盗，丁、贞行，戊、容忍，己、坚持，庚、仁慈，辛、正直，（以上 
身，语，意各三)壬、节食 ,（ 属身)癸、清静。 

2. 精修 ( niyama ) -所摄亦有十事： 

甲、苦行，乙、自足，丙、信《韦陀》，丁、布施，戊、敬神，己、研理(即听信义成语），庚、 
有耻，辛、任慧(即留心遵守经教），壬、诵咒，癸、守誓。 

以上二译名，可见皆有不遍之失 I 而以下六支，亦可摄人“精修”之内，又颇属共不 
定。然则舍音翻外，只可存此二名，取其大意而已。 

3. 炼体 Gsanam )- -即作身体种种姿式。其数极多,传说一千六百式乃最佳者， 
其间三十二种，乃于身体有益 > 实即柔软体操也。 

4. 制气 ( pr 坤 asamyamal ?) -即导引。主旨在调制呼吸之空气，因而管制体中之 

微妙生命气息。盖呼吸之气，乃生命气息之粗而显者，发展或增强此一面，其微妙而隐 
之一面亦可发展而增强。通常三术，吐，纳，止是也。 

5. 敛识 ( prat ^ hhab )* ~■多于静坐中为之，然亦有张目而不见，充耳而不闻者。 
意在外界之印象，皆不人于心，则思心 蓳净。 

以上五支属外，以下三支属内。 

6. 守意 ( dhk 叫 a ) 可谓“摄念”，是将心意摄聚一处，故亦可曰“集中”。 

7. 静虑 ( dhy & nam ) ——亦遵古译 U “禅定”。佛乘中尝说其四，通常亦有说粗，光 
明，微妙三者。 

8. 三摩地 （ samSdhib ) ——存音翻。旧译“等持”，佛典《般若》中具一百十八种。 
通常在瑜伽中式出其六。余详拙译室利阿罗频多撰《瑜伽论》第二部第二十六章。 

以上八支，皆非有明师指教不为功，实修则不能专依任何书本。其详见于《商枳略 
书》。二十五颂中“神主”，原文作“赫黎” ( Ha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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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摩河姥达罗 （ mah § mudr §) ，摩河本闼 （ mahsbandha ) ，摩河未 
闼 ( mahavedha ) ，契者利 ( khecari ) ，瞻蓝驮罗 （ jalandhara ) ，乌纪衍 
拿 ( u ^ diyana ) ,姥赖本阔 ( mQlabandha ) ， ( 凡此，皆结印也)。① 

27 

曼声长引“晻”，闻超上义成语，而思瓦日罗理 （ vajroli ) ,阿末 
罗理 ( amarolD ，索贺卓理 ( sahajoli ) 之为三合者②。 


①以上诸名，下文有释，姑存音翻。据字义，则 “ 摩诃” ，大也。 “ 姥达罗 ” ，印也。 
“ 本闼 ” ，结也。 “ 印 ” 表存藏封锁 ,“ 结 ” 表束缚约制，皆禁气制气之术，使肢体为种种动 
作，所以觉醒 “ 蟠龙” ，上注头顶而人二 摩地。 行之可以却病延年，说者谓可以长生不 
死。据 Svatmarama Svamin 撰 《 Ha^ha-yoga-Pradipik 忌》，则 “ 姥达罗”有 f. : 

1. Mahamudra 

2. Mahabandha 

3. Mahavcdha 

4. Khecari 

5. U^iyana 

6. Mulabandha 

7. Jalandhara bandha 

8. Viparitakarani 

9. Vajroli, 

10. Sakiicalana 

据 GheraMa Samhita 则出二十有五。上十种之外，更 摄“地 ，水，火，风，空”五持 
(dharapa) 0 为十五 。余为 Nabho~mudra ， Yoni ， Tadagi , Man^uki , Sambhavi, Asvini, 
Pacini, Kaku Matangi? Bhujangini 0 

@ 此三者详见 Hatha-yoga~Pradipikd 之八十四至一百 O 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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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梵！凡此之相，汝其一一如实闻之。在持戒中,“节食”乃唯 
一要义而非余。 


29 

唯！四面大梵！在精修中，“不害”乃唯一要义也①。成就，莲 
花，狮子，吉祥©，——此四体式也。 


30 

虽然，四面大梵！起初修习期间，必有障碍 :怠情 ，闲谈，损友 
聚合，念诵咒语， 


31 

及冶炼金属，好近女色等，皆鹿渴（阳焰)®之事。智者知此， 
则以其善德光明，将此一切障碍屏除。 


① 前注“不害”为“持戒”之第-项，此谓为“精修”之第一项。诸事本不必严格划 
分也，皆同时修为者。 

② 《甘书》十九颂已注数式，其莲花式，则“开莲花式” ( maktapadn ^ sana ) 也。尚 
有“合莲花式” ( baddhapadmasana )， 则为两足双盘坐,手交叉于背后，右手握左足拇指， 
左手握右足拇指。参 Gherapda Samhita „ 

“成就式”，以一足踵抵会阴，以另一足踵按阳上根处，下頷抵胸前，凝视两眉之中 
央。——相传八十四式中，以此式最可常为,最能淸体中七万二千气脉。——或谓右 
踵置阳上根处，而左踵又在右足之上,此亦谓之“成就式” ( siddhasana )。“ P 子式”，左 
足踵在右肾下会阴处，右足踵在其左，膝按地，双手置两膝上，张口，眼凝视鼻端，—— 
此之谓獅子式 （ sfaph 彡 sana ) 。 

③ 鹿渴 ( ir ^ gatr 神自 maySni )。 喻如沙漠中热气映日光，成阳焰 （ marici ) ，鹿渴误 
以为水而奔往焉。义谓虚而不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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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是故修其导引，自作莲花式而坐。 

当建一精舍，美丽可悦，门扉细小，绝无孔窦。 

33 

或以牛粪，或以白垩，善加涂饰，且勤加洁治，使无有螢虫，蚊 
蚋，蚤虱。 


34 

每曰当以帚劬加净扫，妙香薰之，焚安息香等。 

35 

(敷其坐处），下藉“孤莎”草，蒙以虎皮，上铺以布。不高不卑。 
明哲修士遂坐于其上，作莲花式 ®。 

36 

端直其身，始则合掌敬礼其所亲爱之护神。于是以右手大指， 
阻抑。 


37 

右鼻孔，而以左鼻孔缓缓吸气,如其为之安利，遂行止息法(而 


①参拙译《薄伽 梵歌》 陆，十一以下 




闭气不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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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再从右鼻孔呼气而出之，缓缓而不猛速。更以右鼻孔吸气，渐 
使满腹， 

39 

又行止息法，如其可能，更自左鼻孔缓缓呼出之。如其以左鼻 
孔吐气也，如是亦以之吸气。如是②(循环)为之不辍。 

40 

倘不徐不疾，以掌摩膝右转一周，或一弹手指作迸发声，此顷 
间名曰一节拍 ( m § tra ) ③。 

41 

以左鼻孔吸气，缓缓延至十六 节拍; 其次持满止息，可六十四 
节拍之久。 

42 

自右鼻孔吐气，可三十二节拍。更以右鼻孔吸气，亦如前。善 

① 此所谓右葬孔 ( PiftgaU 〉， 如实为一条气脉，从右肾上通至右鼻孔者，作弯弓 
形。右鼻孔(細)上一气脉，在左，从下 rfO 上，皆同^左持阳流（日），右持阴流(月），一温 
一凉，一正一副,夹持脊中一气脉名“苏寿门拿”者 ( S U 5 um 9 a ), 上通至两眉中央而三合 
云。“阻抑”之法，伸右掌,食指与中指屈至掌心，皆不用。拇指压鼻之右，戒指与小指 
并，可伸至左目之下，或屈曲，而压葬之右。左右双压则气全闭,开其一则呼吸通。 

② “如是”等皆谓舒缓而安和。此等事从来只可自然行之，绝不可强迫。 

③ 时微短于一秒钟，他处径译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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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等调制而已。 

43 

晨，日午，暮，半夜，行止息法 四次; 渐次练习至八十次，斯为 
圆满 ®。 


44 

如是修习三月，则身中气脉 皆清; 时若气脉皆清，则外表有征。 


45 

于修士之身可见。今我将说之无余。 

身体轻健也，容色光辉也，中焦火盛也。 

46 

其时体重必然减轻。善能瑜伽者，必免除有妨瑜伽之食物。 


47 

盐，芥子，酸物，热物，涩物，辛物，蔬菜之类，兴渠②等，及祀 
火，近妇女，远行， 

48 

及晨间沐浴，绝食等事，凡足以起身烦恼者，皆当免除。 


① 此谓调息每次至二十番，已为 臻极。 

② 兴渠 ( r 如 na ^ ha ) 即 hiftgu ， 拉丁名 Ferulascorodosma ， 又称阿魏，为调味品，古 
天竺食物常用之云。 （ Asafoeti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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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修期间，以乳，酥等食为善。 

49 

麦食，菽食，谷食，当知皆有益瑜伽。 

及至修为造极，乃能随其所欲而制止其气。 

50 

及至随其所欲而制止其气，则“独止 ”① (Kevda Kumbhaka ) 
之术乃成。“独止”之术既成，则吐纳皆可捐弃。 

①止气术有其八，而“独止”在最后。（据 GherawlaSarhhia )。 

1. Sahita 

甲 、Sagarbha - 念种子声， 

乙、 Nigarbha- — 不念。 

2. Suryabheda 

由“太阳管”即右鼻孔吸气，作瞻蓝驮罗姥达罗。止气至汗出发根流于指甲而后 
已。从左鼻孔缓缓呼出之。 

3. Ujjayi 

合口，双鼻孔吸气，提肺气喉气，皆止于口，然后呼出之。再作瞻蓝驮罗姥达罗。 

4. Stall 

伸舌出口外，吸气使渐满腹，持之须臾，便由两鼻孔呼出之。 

5. Bhastrika 

以两彝孔徐徐吸气，满腹，突然吐出，如铁匠之鼓风箱作声。 

6. Bhramari 

在午后之后，日出之前，于无任何微细声响之处，止气，以手掩双耳而听之。必闻 
声如蟋蟀鸣，……如金鼓等等。最后“中心枢” ( Ar ^ hata ) 之声可闻。该声有回响引声， 
其中有“光”，心思集中于此“光”中，则渐可人三摩地。 

7. Murccha 

安舒行止气法，专心集中于两眉中央。 

8. Kevali 

通常人髙九十六指(约六英尺），则吐气长十二指（九英 寸〉, 渐渐缩短此十二指之 
气而全藏于身中，则气止。是谓“独止”。 

以上诸术，皆颇复杂，兹极简明注出之。若实际修习，则非从明师指授不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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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于是三界之中，更无何者于彼为难得。其初，必有汗岀，出则 
拭干。 

52 

由此亦缓缓持气，体虽安坐，必有动摇。更增进修习，津液亦 
由汗出而大滋。 

53 

于是在坐乃如蛙而跃跃能起。 

54 

此瑜伽师虽作莲花式而坐，亦能在地面移行。更增进修习，遂 
能离地。 

55 

如是作莲花式而坐，离地 腾起; 其超异常人之行等，能为亦增。 

56 

(虽然），惊奇之迹，超凡之能，诡异之观，又皆不可以示人也。 
其时痛苦或小或大，在瑜伽师皆不为病 
大小便皆减，睡眠遂少。 


①此颂文字略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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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此后涕泪 ( ldlavab ?) ，眼分泌，口涎，身汗，口臭气， 

58 

凡此种种于彼皆无。此后更增进修习，大有力起。 

59 

由是得“地行成就”，乃能克制凡行于地 上者; 凡虎也，八足兽 
( 会 arabha ) 也，象也，库也， 

狮也，遭此瑜伽师手拍皆死。 

60 

而此瑜伽师之形貌，亦(美)如“情欲之神” ( Kandarpa )。 

61 

妇女为其美貌所悦，则愿与之交合。若彼为交合，则其精力皆 
失矣。 

62 

若避免与妇女交合，而力增修习，则精力保持身中，而肢体 
生香。 


63 

是故当于秘处静坐，长引“ 晻”声 诵之。所以销除其前世诸生 
之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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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此一“晻”声之咒，尽除诸障，尽除诸过。如是修习瑜伽成就， 
则“发勤”期也。 

65 

其次，乃有赫他位，专精炼气，遂使上气与下气，意念与智慧， 
生命自我与超上自我。 

66 

相互为一而无阂，是则谓之“增益”期。是赫他瑜伽位，我将说 
其微。 

67 

如前所云修习之时，于兹仅摄四分之一。或在白日，或在黄 
昏，修习三小时(即一 yima ) 已足。 

68 

每日行“独止”之法一次而已。使识根从识境分离，是之谓“敛 

识”。 

69 

瑜伽师行“独止”之时，摄敛诸识，故以是名。凡其双目所见 
者，以为无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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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凡其双耳所闻者，以为无非“自我”。凡其鼻所觉者，以为无非 
自 我”。 


71 

凡其舌所尝之味，以为无非“自我”。凡瑜伽师以皮肤而接触 
者，以为无非“自我”。 


72 

如是，瑜伽师一一尉荐其五知之根，每日不过三小时，勤勇为 
之而不怠。 


73 

尔后必有心神殊异之能生起:如天耳，天眼，瞬间远行。 

74 

或语言成就(辩才无碍），随意变相，隐形不现。以粪秽涂铜铁 
等，皆可化为黄金。 


75 

更进修持不辍，则能飞行虚空。 

(虽然)明智之瑜伽师，常于此种成就， 

76 


视为大成就之障碍。明智之士，必不留连于其间。此瑜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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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不以己神通之力，示似任何人也。 

77 


抑且如痴愚，且如盲人，且如聋者，而隐己之神通于世。 


78 

无惑乎己之弟子，必穷究己之所成。若急剧为此业彼业，仍不 
当忘一己之修持。 


79 

当不忘师尊之教言，昼夜 奉行; 如是，长期修习瑜伽，进于赫 
他位 ®。 


80 

且唯不加修习，而与损友相处，则无成就。是故当奋其勤勇， 
唯常修习瑜伽。 


81 

于是瑜伽修持，乃进行“满熟”之位。“气”以勤调而圆熟，则与 
“火”俱，而合乎“孔荼利” ( Ku ^ ah )， 乃入于“苏寿门那”而无碍。 

82 

然“心”与“气”俱，乃登大道。 


①以上说第二“增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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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于此是“心”合“自气”而人乎“苏寿门那”也。 

地，水，火，风，空，此五(大)也。 

84 

于此五者，诸天念持亦为五分。起手足，至于膝止，谓之 
“地，，处。 


85 

地，四方，色黄，“勒 ”（ la ) 字母属之。以“勒”字母而行气于 
“地” 处， 


86 

静虑四口、四面、黄金之神，持之五刻①，则胜得地。 

87 

瑜伽师与“地”合，乃得不死。 

自膝至于肤止，是谓“水”处。 

88 

“水”形半月，明皎，其种子音为“洼” ( va )。 以“洼”字母而行气 
于“水处”， 


①一刻 ( ghadife ) 等于二十四分钟.“黄金之神”谓“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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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忆念那罗衍拿天，四臂而冠冕者，明净光如水晶，衣黄袍，为坚 
凝者。 

90 

持之五刻，则解除一切罪业。由是彼无畏于水，亦不死于水。 

91 

自肤至于心止，是谓“火”处。火形三角，色赤，“罗” （ ra ) 音 
起焉。 

92 

行气于此火处，因“罗”字母而明耀者，当忆念三眼之神，使人 
满愿者，楼闼罗，皎如朝阳， 

93 

遍体灰涂，念之使人愉悦。持之五刻，则其人火不能焚。 

94 

虽人火坑，而其身不灼。自心至两眉之间，谓之风处。 

95 

风形六角，色黑，以“耶” （ ya ) 字母而光辉。当行气于“风”处， 
以“耶”字母而光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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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于此当持念“一切智自在主”，宇宙遍面者。持之五刻，则如风 
而入空。 

97 

是瑜伽师不因风死，亦无怖畏。 ： 自两眉中央至于头顶，名曰 
“空，，处。 

98 

空形圆，色如烟，以“贺” ( ha ) 字母而光耀。行气于此“空”处， 
在“贺”字母上，当念湿婆。 

99 

为圆点相，为大天，其形如天，为“常福乐者”，光如皎洁水晶， 
头冠新月。 

100 

而有五面，容颜慈和，十臂三眼，执持种种兵器，一切珍宝以为 
庄严。 


其半身为乌摩，赐与满愿者，为一切因之本始因。由持此 
“空”，必有能行空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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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无论其居于何处，必享受极乐。如是，明智之瑜伽师，当修此 

五者 ®。 


103 

然后其身体坚刚，长生 不死; 虽遭大梵之坏劫，此大智者亦不 
死亡。 


104 

于是当修静虑至于六刻，行其气于“空”处，而专意于其所敬爱 
之护神。 


105 

此之谓“具功德定”，有“微渺化”等功德可以发皇。及其入“无 
功德定”，乃有“三摩地”可得。 


106 

大抵行之十二日后，乃臻于“三摩地”焉。调制其气，此大智慧 
之士，乃为情命解脱人。 


①此“五大”，即“五真性”，意者，本《书》原名义取于此。持之谓行气，行气即以 
“止气”法,并心神皆凝注于该处，想其字母，并天神等。此即密乘瑜伽也。顾犹未说莲 
花及其颜色,瓣数。或者彼为后起，或者经本《奥义书》作者芟除，两皆 可能。 然似前说 
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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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三摩地”者，情命自我与超上自我同一之境也。若其愿蜕弃 
己身者，则自蜕弃之。 

108 

而融人“超上大梵”，亦无事乎升举。若不愿轻弃其所爱之躯， 

109 

则可游乎诸界，乘其“微渺化”功德等。有时可随自意乐，化为 
天神，受尊礼于天界。 

110 

或者为人，或为夜叉，随自意乐而变形。狮，虎，象，马，随意可 
多方变现。 

111 

如其随意而往，瑜伽师即“大自在”神。——修4固多分别而 
相歧，若其所成就之果则皆唯同等矣。 

112 

以左足踵压肛门，伸其右足，而以两手固持之①。 


①“两手固持之”，“之”谓足趾。垂颔压胸以收缩喉管，眼凝视两眉中央，此即 
“大印”。左右肢练习次数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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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下额按心，再吸人空气，尽可能止气久之，然后 吐出； 

114 

练左肢已，再练右肢(此“摩诃姥达罗”也）。 

再以伸出之足，置先屈之足胫上， 

115 

是为“摩诃本闼”。当左右双习 ®。 瑜伽师习“摩诃本闼”时， 
则吸气且专其意， 

116 

制止气之流出，则作“羯拿姥达罗”®藏之。气迫双空③，迅速 
震动， 

117 

此“摩诃未闼”®，成就师所修习无间者也。以舌塞头颅 


① 此即“大结”，同时当敛缩会阴处肌肉云。 

② “羯拿姥达罗”义为“耳印”。余书皆谓作“瞻蓝驮罗本闼”，以制止“般纳”之上 
下流行。 

③ 双空 ( Putadvayam )， 即“两包袋”，说谓左右喉之空处。存疑。 

④ “摩诃未闼”义为“大穿透”。 …一 即作“大结”，专意吸气， 作“瞻 蓝驮罗本闼” 
制之，再将双掌按地，轻以臀稍上举拍击地面，如是乃迫“般纳”出左右两脉，而透人“苏 
寿门拿' 




内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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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以双目凝视两眉之间，此印谓之“契者利”。曲项而以下颔按 
于心上，坚定其意为之， 


119 

此之谓“瞻蓝驮罗”;是则可拟为雄狮，足以胜伏“死亡”之象 
者©。作结，因此生命气息升入“苏寿门那”脉， 

120 

凡瑜伽师皆称之曰“乌纪衍拿” ® 结。 

以足踵部(即踝骨)压肛门而紧缩之， 

121 

弓 I 下气上行，此之谓“雍理本闼”④ （ Yonibandha )。 上气，下 


① 头颅内空,谓鼻孔通口之孔处。通常修此者,费半年之时间，分割舌与下颔之 
系，时时引出其舌而舌长，上可复鼻至眉。内曲则可抵此空处。——割之则用利刃，每 
七日一次，破毫发许，以盐与姜黄涂之,使不复 长合; 引出时则舌上涂酥油。有特制之 
器械为此，有至三年然后可分割此 froenum lingnum 云。 

② 曲项即收缩喉部肌肉，按于心上，即胸前心上吋五寸许也。 

③ “乌纪衍拿”义为“上飞”。提上横隔膜，吐气，使腹部内陷，背部肌肉上耸，下 
腹内脏 ft 将压至背部。 

④ “雍理本闼”义为“阴藏结”。但余书上称此为“根结”即“姥赖本闼”。另有“阴 
藏印” ( Yonimudra )， 即作“成就式”坐，大拇指杜双耳，食指稹双眼，中指塞葬，戒指压上 
唇，小指压下唇，先作鸦嘴形而吸气，使 h 下气合，定想六轮，默诵“晬”,“汉萨”二声，醒 
起“蟠龙”，使“烁克帝” 也“耆 婆”合于千叶莲上。其人既为“烁克帝”所充满，又与“湿 
婆”合，则想及“无上福乐”，而证一己即“大梵”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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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晻)声(与无声之)圆点，皆以根结而合一， 

122 

行乎此，则臻瑜伽成就，是中无或疑焉。“倒行”®，则祛除一 
切疾病。 


123 

恒常修为，乃增盛腹中之火。故修此者当多备食粮。 

124 

若食物微少，则火且疾急销毁其身体。以头立地而举双足向 
天，在第一日不过一瞬。 


125 

然试每日渐次稍稍延长此一瞬间，则面皱发白，三月之后皆可 
不见。 


126 

长期修习一时，可以克服死亡。彼瑜伽师修“瓦日罗理’’，则得 
“成就”之库藏。 


127 

若其得此，则瑜伽成就诚然在手。当知过去、未来，亦必可游 


①“日”在脐下，“月”在上颚根，使“日”上而“月”下，是谓“倒行” （ Viparitakai ■叫 
i )。 以头顶植地上倒立，乃其常法。初习则肩，肘，皆托地，手或叉腰。 




行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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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若常饮此不死之药，渐无所为，当长修“瓦日罗理”，是之谓“阿 
末罗理”。 

129 

于是乃为“罗遮瑜伽”，必无 间隔; 若修士以“罗遮瑜伽”圆成 
其行， 

130 

则必善有辨智而无执心。 

彼名为维师鲁，是大瑜伽师，大有神通之力者，大修苦行者， 

131( 上） 

如真性路上之灯，乃超上神我也①。 

133 

如是，循回轮转，如有辘轳汲井之裳， 

134 

游流胎生，享受诸世界也。世界有三，《韦陀》有三，每日晨， 
午，暮之时三，“晻”之音亦三， 

①此即开端之第二颂，在此重复一遍，而跨于两颂。——此亦习惯分法。此一 
三一下至一==上，乃“小本”之第三，四两颂，今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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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火三，功德三，……凡此，皆位于“晻”声之三音中也，有人解此 
三音之余半音者①， 

136 

则亦明通世界万有，此为真理，此为最高居处也。是如花中 
香，是如乳中酥， 

137 

是如麻中油，是如矿中金也。而居于心房处者，有莲花焉，其 
面下垂， 

138 

其柄在上，甘露滴下，意念居于其中。此莲花也，以“阿” （ A ) 
声而吐，以“乌 ’’( U ) 声则迸发， 

139 

以“门” ( M ) 声则传其响，以余半音则寂然不动②。然则皎如 
水晶，光明辉射，全满无分，灭除罪恶者， 

140 

人以瑜伽约其“自我”而得之，此最高居所也。如龟也，四足头 


① “半音” ( ardhamStra )， 即无声之半节拍。 

② 莲花开时，本有轻微之响声。善体物者知之。 





尾皆藏于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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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如是，敛气于诸门而满，然后吐之。既阻之于九门之内，然后 
嘘于上，嘘于前。 


142 

如镫置瓮中而无风扬，此谓“止息”也。 . 

( 直至，如莲花迸破，上气导彼臻于自由，彼，凡人识为无伪者， 
居于眉与顶之间者也。 

在非禁地，风静，避僻，无纷扰之处，瑜伽师安抚万有，视之为 
其自我也。)① 

以九门而内敛，于此深静处，安隐处， 

决定所余者，唯“ 自我”也; 以修瑜伽而见者。此《奥义书》也。 
《瑜伽真性奥义书》止此。 


①杜森原注 :“直 译当云，由瑜伽修持，建成(瑜伽师之）自我之本质之无可损伤 
性，乃得 安立。 ’” 

此乃小本之第十四，第十五两颂。据德文译本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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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居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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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乔答 摩言： 

“尊者！知诸法，善谙诸义理， 
觉悟大梵明，以何方便起?” 


桑那苏茶 多言： 

“明察诸《韦陀》，会通辨玄旨， 
宾那儆捺诃，尝语波婆底①， 
乔答摩！听之，我所说真理。” 

3 


“玄理非言传，此义深隐遏， 

修士宝藏似，飞鸿路恢豁， 

布施福乐果，于世终解脱”。 

于是②，我辈当论“诃萨”与“波罗摩诃萨”之义解。盖为贞行 
者③，安静，循检，敬爱师尊之士说之也。 


① 宾那儆捺诃 ( Pinakinab ) 即湿婆 diva ); 波婆底 ( ParvatO 即其夫人。 

② “于是”往往为开篇之常语，盖承诵读颂语之后也。 

③ “贞行者”即守色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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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萨，诃萨”者，此在于凡有身者常为遍漫者也。是如木中有 
火，麻中有油，——明乎此者，不至于死亡。 


闭其肤，自“根持”引气上行，右绕丹田三匝，至于脐，上至心， 
阻上气于喉次，静注眉中央之一轮，注念于大梵窍，而常思“我为三 
音节 者”； 静虑此音自“根持”起，至于“梵窍”止，其光明净如水 
晶，——唯“彼”大梵，名“超上自我”也 ®。 （上） 

四 

且飞鸿者，仙人也;节律为非显了之三八 音诗; 超上飞鸿为天 
神。“诃”，种子也;“萨”能力也。“索……诃”为楔子。昼夜二十一 


①此即导引之行气法。微妙体中，有七中心或“轮”，与此身体诸处相当，自下 
而上： 

muladhara -根持，在会阴处。 

svadhijt hana -丹田 

manipura -在脐处 

anahata -在心 

visuddha - •在喉 

ajnacakra -在两眉中央，印堂处。 

sahasradala ——即千叶莲，在头上。 brahmarandhra 8卩“大梵窍”在其上。通常此 
不在身中诸“轮”之范围内。 

“闭其肤”即盘坐以足踝骨置压会阴之下。“三音节者” BP “晻”声。 





万六百又六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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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诵皈敬之咒，且作手式，如仪②。 


八 


如是作已，当静念心中八叶莲花，为飞鸿之体。（此飞鸿也）, 


① 人之呼气,声如“诃”。吸气，声如“萨”。故昼夜之呼吸“诃萨”声有210,606 
次。此轻微之声,亦谓之 Ajap ^ Giyatri 。 即称之 H “咒语”,为不念诵之“三八音诗咒' 
亦再听吸声与呼声，又可附会之曰。“索……诃” So ’ hartL ——义是“彼为我”。——谓 
之“楔子” ( Kilaka ), 则可释为此咒之所系处也。另说此字义为“千”，如“树干，，，即中段 
之音，前音为“种子”，后音乃“能力”，而此介于其间。其说亦通。 

② 此节仅二行，又皆简略，每咒仅提示一宇 >译出必不知所云，兹出其详情如下。 
诵咒 ： Om ! suryaya hydayaya namal ?! 

Om! somaya Sirase svahal 
Om! niranjanaya ^ikhayai va$a{! 

Om! nirabhasaya kavacaya hurp! 

Om! tanusOlc^ma netratrayaya vau?af ! 

Om! pracodayad astraya phaf ! 每诵一句，后当加 Agni'$om 自 -bhyam vauga 丨 ！… 

句。作 aAganySsa 即口诵咒而同时手按肢体。 karanySsa 即手式或手印„ 

诵第一句时„以拇指指心。一一表敬日。 

诵第二句时。指头。-表敬月。 

诵第三句时，指头发。——敬无尘者。 

诵第四句时，以手指绕头一转 ，一 手在空中旋转于另一手作上，兜鍪式。敬“无似 
者”或“非相”。 

第五句表敬“微妙体之三眼”,即智慧。 

第六句表敬“兵器”即“咒王之武器”。 

除第一句末“南无”表皈敬外，余皆惊欢之词，如“娑诃”！ “#!”“颇!”皆倾梭摩计 
灌地时之呼声。加句为致敬“火神与梭摩”者。——参《尼书》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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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祇尼与梭摩为双翼，“晻”声为头，圆点为眼亦为口，楼达罗与 
楼达罗尼为双足或双臂，死神与火神为其两胁，“视见”“无家”为其 
余两边 


七 

此“飞鸿”也，即彼“超上飞鸿”，如千万太阳辉射，遍漫宇宙 
者也@。 


八 


(此八叶之莲），其转有八。 

东方一叶，意在善功德事。东南者，则有睡眠，怠惰等。南方 
者，意为暴猛。西南者，思为罪恶。西方者，游戏。西北者，欲行走 
等事。北方者，欲乐。东北者，敛财。中央者，无欲。花蕊者，醒境 
也。蒂处，梦境也。柄处，熟眠境也。舍此莲花而外，第四境也。 

九 

时若“飞鸿”逝人声中矣，时则超第四境，无心思，是谓无念诵 
之敛止。 


① “八叶” 8 P “八瓣”。与另说心莲十二叶者不同。此类向来皆修为方便之虚象， 
本无必然。 

楼达罗尼乃楼达罗神母。 

“其余两边”为腹与背。 

② 此言个人性灵，即宇宙至高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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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切皆以“诃萨”之力而起。是故使心思消逝，人乃在千 
万念诵中赏其声音。如是，一切皆以“诃萨”之力而起。 

十 

声音 十种: 初聆“清尼”，次如“清清尼”，三如铃声，四如螺声， 
五如弦声，六如钱声，七如管声，八如鼗鼓声，九如大鼓声，十如云 
雷声。人可弃其九，唯习其十。 


H 

初身“清清尼”，次声身屈曲， 

三声身欲断，四声头震动。 

五声舌生津，六声饮露。 

七声得秘智，八声超言语。 

九声身不见，圣慧眼明净。 

十臻超上梵，梵自我合一①。 

心思逝人其中。心中之思虑，非思虑，善，恶皆焚。如是则永 
恒福乐，为威力自体，遍在，自体光明，清净，明觉，永生，无尘，安 
静，如是光辉发越也。 

晻！此《韦陀》教言，此《韦陀》教言矣。（下） 


《阿他婆韦陀》中《飞鸿奥义书》止此。 


①此三颂之第一句不通。义当足成 R ， 身闻此“清清尼”声。三句谓身疲倦。 




商枳略奥义书 ® 

(handilya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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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在昔有人，名)商枳略，问于阿他 婆曰： 

“请教我以八支瑜伽，为得‘自我’之方便者!” 

于是阿他婆曰 :持戒 ，精修，炼体，制气，敛退，守意，定念，三摩 
地，——此瑜伽八支也。于此持戒有十，精修亦同。体式有八。制 
气有三。敛识有五，守意亦同。定有二种。三摩地则为一相。 

此中不害，真实，不盗，贞行，仁慈，平正①，容忍，坚定，节食， 
与清洁，此持戒十。 

此中害者，谓以意，语，身业，于一切物，在一切时，能生苦恼 
也®。真实者，谓以意，语，身业，利乐有情，真实而语也。 

不盗者，谓以意，语，身业，于他人财物，了无愿欲也。 

贞行者，谓以意，语，身业，在一切境，无论何处，皆避免室 
事也。 

仁慈者，谓于一切(有命无命)物，在一切处，皆能爱惜也。 

平正者，谓于当作或禁作之事，在人已为或未为，皆能保持意， 
语，身之平等一如也。 

容忍者，谓于亲爱、非亲爱，于一切打击，尊敬，皆堪忍受也。 

坚定者，谓财物之或丧或得，与自所爱之亲友或离或合，在一 
切处，心意皆为镇定也。 

节食者，谓食油腻甘美之食，(腹中 ） 常留四分 之一不 饱也。 


① 此本原文 arjavam (平正），作 japa 者误。 

② 于此当足成一句闩 ：“不 害则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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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有二 :外与 内也。外者，以灰或以水洁身也。内，使心意 
纯洁，此以“内我明”而得者也。 

2 

苦行，自足，信《韦陀》，布施，敬神，研理，有耻，任慧，诵咒，守 
誓，此精修十。 

此中苦行者，谓依经教所规定之仪法，行“涂身苦”①，“弦望 
斋” @等，使形躯消瘦也。 

自足者，谓随所得而遂足也。 

信《韦陀》者，谓于《韦陀沖所说法与非法等，皆能信受也。 

布施者，谓以循正道所得之钱，谷等，用敬意施之与乞者也。 

敬神者，谓随自性明洁中和，如其力之所能，敬拜维师鲁，楼达 
罗等神也。 

研理@者，谓研究韦檀多义理。 

有耻者，谓于《韦陀》及世俗道有违之业，能生羞愧也。 

任慧者，谓于《韦陀》所立之行业道，能有信心也。 

诵咒@者，谓如其仪法，由师尊传授，诵习咒语，非与《韦陀》相 
违者; 此有二种：口诵与心持也。心持者，与心思之静虑合。口诵 
者，又分朗诵与低吟二种。朗诵者，得果如(《韦陀》中)所云。低吟 

① “涂身苦”，以牛溲，牛粪，乳，酪，酥,“孤莎”草所浸之水，涂于满身，经过一夜。 
此之谓 K {- cchra „ 

② “弦望斋”，在月圆之望日，进食十五口，向晦则日减一口，至于绝食一日，朔日 
又进--口，向望每 H 递加。此之谓 C ^ ndr 5 yapa 。 

以上二者，皆有其他仪法辅之。 

③ 研理 ( Siddh 如 ta & ravapam ), 直译为闻思义成之理。初不限于韦檀多学。 

④ “咒语”多为诗颂，故日低吟。原非无意 义语。 及至华言音翻，遂不知所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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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自此节第二句起，至以下第十四上半，皆四八音之颂。今仍以散文译之。 
“牛头” 〈 gomukham )， 本义为“牛面”。 

此即“合莲花式”也，参《瑜伽真性书》一.十九注。 

此即单盘。 


者，功德千倍。心持者，功德千万倍。 

守誓者，谓遵行或勿行《韦陀》所教所戒也。 

3 

田字式，牛头式，莲花式，英雄式，獅子式，吉祥式，解脱式，孔 
雀式，——此之谓八体式。 

田字式者，以双足掌，正置于股与膝之间，端正身躯，安舒而 
坐，此之 谓“出 字式”。① 

4 

以右踝骨置尾闾之左下方，以左踝骨置其右下方，此之谓“牛 
头式”，形如牛头 ® 也。 

5 

以双手对握双足拇指，以双足交置 胫上; 商枳略！此即“莲花 
式”也 ® ，为凡人所尊尚者。 

6 

以一足置另一足胫上，一足在另一足胫下，此之谓“英雄 
式”。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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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瑜 伽真性书》二十九注。 

参同上。——此式增人。 

参 《甘 书》十九注。该处乃译者亲见瑜伽师实习，从旁记述之者。 


7 — 8 

置左足踩骨于右胫上，右足踝骨于左 胫上; 双手按于双膝，手 
指皆伸，口张，专意注视鼻端，此乃“狮子式”，瑜伽师常所尊尚 
者也①。 

9 

以左足压会阴处，以右足置生殖根之上，敛心意于两眉之间， 
此乃“成就式”。 © 

10 

双足踝骨，皆置肾囊下之会阴处，以双手紧握双足两旁而不动 
摇，此乃“吉祥式”，祛除一切身毒疾病者也③。 

11 

以左足踵抵会阴右之柔肌，右足踵抵其左，此之谓“解脱式”。 

12 

正以双手掌按地，双肘置腹脐两边， 

13 

仰首而竖立双足向空，有如植杖。此乃“孔雀式”，所以销除一 


①②③ 




切过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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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凡已人身之一切疾病，皆克平治。种种毒害，皆得解免。凡此 
体式，人或不能皆习，则择 任何一 种为之而安舒者习之。人能胜得 
体式，则亦胜得二界。合之以持戒与精修，则当更行导引。以此气 
脉皆清矣。 


15 

于是商枳略更问阿他婆曰 ：“以 何方术，可使气脉清通耶？气 
脉之数有几？又皆如何而起？是何种种气息居于其间？其位置奚 
是？其作用奚是？凡在身之所当知者，请悉为我说之也。” 

阿他婆 答曰: “此身，长九十六指。自身外周之气，厚十二指。 
在身中之气与火俱，人以修习瑜伽，使此同等或无损削①，必瑜伽 
师之至健者也。 

在人，此“火处”形如三角，光耀如火熔黄金，居于“身中”，在四 
足动物，则形如四角。在飞鸟则形圆。其间美丽，纤好，纯洁化之 
明焰居焉。肛门之上阳根之下二指之处，男子之“身中”在焉。在 
四足动物，则在心中。在飞鸟则在腹中。“身中”以上九指，有圆 
形，高广俱四指。脐居其中央。此中十二辐之轮在焉。轮之中央， 
“耆婆”为其功罪所驱而转。如蜘蛛上下于其丝网间，生命气息回 
旋于此。在身中，耆婆乘此生命气息而行。脐下斜处，孔荼里尼位 
于其上。孔荼里尼之力，其相为八自性，蟠绕八周。生命气息之流 
行，适当阻遏饮食等周环于其蕴藏处，其头则全杜 梵窍; 修瑜伽时, 


①此从原本为 anytmamva , “无损削”。另本作 nyfinam ， 则义为“损削”。 





272 


徐梵澄文集 


则以下气之火而震动焉。于是在心空中，大放光明，为智慧相。 

依倚中枢之孔荼里尼，主要生命气脉，凡十有四： 

(一） 伊荼 I 啦 

(二） 频迦罗 Pingala 

(三） 苏寿门那 Su§umna 

(四） 萨罗斯洼底 Sarasvati 

(五） 播喽昵 Varuni 

(六） 普沙 Pu 料 

(七） 贺悉底吉洼 Hastijihva 

( A ) 耶舍斯宾昵 Yasasvini 

(九） B 比湿修陀利 Visvodari 

(十）矩怙 Kuhub 

(十一 ） 商庆昵 Sankhini 

(十二）波耶斯宾昵 Payasvini 

(十三）阿蓝薄萨 Alambusa 

(十四）乾闼利 Gandharl 此十四气脉也。 

此中苏寿门那，谓为宇宙持载者，解脱之路，在肤之后，循背脊 
骨而上，至头顶大梵窍而止，当知其为不可见，为微妙，为具有维师 
鲁之神力。苏寿门那之左方，伊荼在焉。右方，则有频迦罗。月 
(太阴)行伊荼中；日（太阳）行频迦罗中。月为答摩性，日为剌阇 
性。日为毒药分。月为甘露分。二者，主持一切时。苏寿门那。 
则为享受时间者。 

在苏寿门那背后两边，萨罗斯洼底与矩怙在焉。在矩怙与耶 
舍斯宾昵之间，皤喽昵居之。波耶斯宾昵，则介乎普沙与萨罗斯洼 
底之间。耶舍斯宾昵,又介乎乾闼利与萨罗斯洼底之间。胞之中， 
阿蓝薄萨居之。矩怙乃在苏寿门那之前，至于阳根而止。孔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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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之上下，皤喽昵乃遍行漫布。且耶舍斯宾昵者，柔美者也，下至 
于足之大趾。频迦罗上行，至于右鼻孔。普沙在频伽罗之背，上至 
右眼而止。耶舍斯宾昵，上至右耳而止。萨罗斯洼底，至于舌之上 
而止。商庆昵，上行至于左耳而止。乾闼利自伊荼之背部上至左 
眼而止。阿蓝薄萨，则自肤之根处，上下流行。——凡此十四气脉 
中，更分气脉，当知分气脉中，又有分焉。是如菩提树等之叶，网络 
遍布，在于身体，气脉如是遍漫①。 

上气 (Pr 扭) ，下气 ( ApAna ) ，平气 ( Samgna ) ，升元气 ( U < Mna ) ， 
充周气 ( Vy 如 a ) ，呻气 ( NSga ) ，瞬气 ( Ktirma ) ，生饥气 ( Kykara ) ，欠 

伸气 ( Devadttta ) 本气 （ Dhanaftjaya ，) -此十气也，行于一切气 

脉中。上气，行于口，鼻，喉，將，两足大趾，及孔荼里尼之下下分。 
充周气，行于耳，目，腰，踝，鼻，喉，臀诸处。下气，行于肛门，阳根， 
胫，膝，腹，肾，腰，腓，脐，肛门火宅诸处。升元气，在一切关节处， 
亦在手足。平气则在凡诸肢体而遍漫。平气与火气俱，使所进之 
食物菁华，在七万二千气脉中运行，遍漫大肢，小肢，全身体。 

呻气等五，行于皮骨等。上气之流行腹中者，分化纳于腹中之 
水分，食物，而别出其菁华。安置水于火上，又安置食物等于水上， 
上气自入于下气，与之共同起风，鼓扇身中之火。火为下气所扇 
动，渐于身中炽明。炽明焰起，遂使由上气导入腹中之水，发生髙 
热。五味调和之食物置于水上，水火相济而成熟炊。上气由此分 
化出菁华之为汗，溺，水，血，精者，及粪等。与平气俱，遂以菁华运 
送于周身之气脉，又在身中动为呼吸。身有九窍与外气相通，诸气 
以之排泄大小便等。吸气，呼气，咳气，皆谓之上气之事。大小便 
等排泄，皆下气之事。取予等动作,乃周气之事。使身体正直等， 


①此中(七）与(九)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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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升元气之事。滋养身体，乃平气之事。吐唾等乃呻气之事。眼 
睑开闭等，乃瞬气之事。生饥，乃生饥气之事。怠惰乃欠伸气之 
事。痰液乃本气之事。 

如是，既正知经脉之处，气息之处及其作用，则当进而清导 
气脉。 

16 

凡人既守“禁戒”，且事“精修”，捐弃一切世俗牵累，在所学已 
作已办，乐于真实法理，又已克制忿怒，乐于服事师尊，教顺父母， 
善谙一己所处之人生程期①及正行修习，——如是者，则当往栖山 
林，丰有蔬，果，泉水之处，择风景幽美之地，可常闻诵读梵典，义必 
有梵道侣乐于自法者常相附从。抑果，菔，花木，泉水皆为充盈，是 
于寺庙，河滨，或在村落，城市，乃建置精舍，美丽可悦，不宜太高， 
太低，或太广大。而当小其户牖，涂以牛粪等，具备一切防护，于此 
乃闻思韦檀多义理，修习瑜伽。 

起始，当敬拜吉祥神 ( Vinayaka ， 即象鼻神 Gapda ) ，次礼己之 
护神，再作某式而坐，如前所说。或向东面，或向北面，必柔软敷 
坐，服习②自如。 

于是学者，当端正头，颈，凝视鼻端，见两眉中央，圆月明朗，而 
饮自双目下垂之甘露。由伊荼吸气满腹，历 十二 秒之久©，当静虑 
腹中火光圆相，以缕缕焰火辉射，其间有“罗 ”( ra ) 字母，与圆点相 
合。然后由频迦罗呼出之。再由频迦罗吸气，止息久之，然后由伊 

① “善谙程期”云云，乃善知一己于世事之是否已了已办。古天竺人出家多在晚 
年，则男婚女嫁诸事皆了之后也。 

② “服习”句直译为“胜得某一体式”。 

③ 一拍 matra 微短于一秒钟，姑谓为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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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呼出。历三月，四月，三月，四月，七月，三月，四月之后，在每日 
早，午，晚①三时，及其间之时，修习六次。则气脉皆清净，然后身 
体轻爽，明健，（腹)火增上，（心)声可闻。 

17 

上气下气交合，是为导引。吐，纳，止，其分别三。此皆以字母 
为性。是故唯持“晻”声为导引之术。作莲花式坐已，当思“阿 ’’( a ) 
字母之表形，是凝视鼻端，见圆月光明，如网周被，中有童女，伽耶 
特黎，肢体殷红，乘坐飞鸿，手持一杖。其次“乌” ( u ) 字母之表形， 
则为少女，萨未特黎，肢体皎白，乘金翅鸟，手持圆轮。其次“门” 
( m ) 字母之表形，则为老妇，萨罗斯洼底，肢体黧黑，坐牡牛背，手 
持二尖叉。 当思此“阿”字母等三之一切渊源，乃是一音，即超上光 
明之“晻”。以伊荼自外吸气，历十六秒，当思“阿”字母;其次持满 
其气，历六十四秒之久，则当思“乌” 字母; 再由频伽罗吐气，历三十 
二秒之久，则当思“门”字 母相; 如是当渐次反复修习。 

18 

于是瑜伽师既串熟体式，且克自持者，进有益之食而节其量， 
为洁除苏寿门那气脉中淤滞故，当作合莲花式坐，由太阴脉纳息， 
尽其所能持满，再由太阳脉 吐之; 更从太阳脉纳息，又持满而由太 
阴脉吐之。盖由是吐出，即由是纳人而持止者也。于是有 颂曰： 
起始以伊荼,吸饮人生气， 

其次当持止，再由右呼出。 

①据月数，则此简单为二十八月，然窃意其间必有或长或短之间断期，故撰者作 
如是说。因直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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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由频伽罗，吸饮入生气， 

其次当持止，再由左呼出。 

修士依此日、月二脉如法习行，其气脉在三月之后悉皆清畅。 

19 

晨，午，晚，半夜，每日凡四度①， 

当修习止气，渐至八十次。 

20 

初期身出汗，中期体震动， 

末期止气时，升空莲花坐。 

21 

出汗由疲劳，当摩拭肢体， 

同是体坚实，亦复身轻健。 

22 

修习在初期，乳，穌食有益， 

惯熟渐坚定，如是非苦练。 

23 

如调狮，象，虎，缓缓制气息， 


①以二十四小时，修习四度，每次止气约一分钟，则其圆满境界，为止气共-•小 
时廿分钟，亦非甚不合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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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不如法，乃杀修学者①。 

24 

适宜则吐气，适宜方吸纳， 
适宜以制止，如是得成就@。 

25 

如愿得制气，中火增盛明， 
心声方显了，无疾，由脉清。 

26 

如法以制气，脉轮皆清洁， 
苏寿门那脉，窍破风易人。 

27 

风在中枢行，遂得心意止， 
善得止心意，乃居止寂位③。 

28 

纳气至可已，作瞻蓝驮罗， 


① 此导引或制气之法，流弊极多,倘非有经验丰富之明师时刻在旁指点提挈，必 
难如法，则神经错乱，疯狂，暴卒，往往皆是，观此颂末句，实自古己然也。 

② 此颂 yuktam —字凡六见。义为“如法”，或“正当”，或“适宜”。原意着重在与 
身心皆“适宜” BP “安适”，始可为之;若不安适，则绝不可强为。 

③ 此谓各“轮”一即“莲花”——间皆已清畅，气抉破中枢一脉名苏寿门那者在 
下之窍，乃能直上。同时可渐臻意念止寂位 ( Manonma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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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气终初吐，作乌纪衍拿①。 

29 

自下亟收缩，颈项亦拳曲， 

居中由经背②，气入大梵脉。 

30 

下气引至上，上气由喉下， 

修士脱老衰，如十六龄女③。 

31 

安舒容易作体式而坐，以右鼻孔停匀吸人外间空气，而持满 
之，自发至于足趾，甲尖，再由左鼻孔呼出。以此而头脑清健，一切 
人乎气脉之病，尽皆消灭。自心起至于喉止，以鼻孔缓缓吸气，微 
微有声，如其可能而持满之，再由左鼻孔呼出。以此则痰瘾消而腹 
中之火增盛。以口吸气，随之有声，如其可能持满之，由两鼻孔呼 
出；以此，则饥，渴，怠倦，睡眠，皆可无有。卷舌摄气，如其可能持 
满之，由两鼻孔呼出，以此，则痞块，胰涨，瘟疾，火病，饥饿等患 
皆除。 

其次，论止气术。 

止气之术有二 ：曰“ 用助”与“独止”。与吐、纳相结合者，“用 

① 此二“印”见 《瑜 伽真性书》一一八至一一九。 

② “经背”“背”义是西，则此“经”为萨罗斯洼底。此谓生气在伊荼，频迦罗 
二脉之间者，由此上下收缩，即摄收下气，曲项而压下上气，持满制止，则气不得不迫入 
中央苏寿门那即大梵脉矣。 

③ 此谓修导引非但却病延年，且可驻颜，常如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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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也。吐、纳皆弃者，“独止”也。修习“用助”者，亦终于“独止”。 
“独止”之术成就，则三界中无复难得之事。由“独止”而孔荼里尼 
觉醒。由是身体清瘦，容颜悦怿，眸子清明，内声可闻，病网解脱， 
精液炼化，腹火增盛 ®。 

外观方内视，眼睑不开闭， 

此维师鲁印，密乘所深秘②。 

32 

瑜伽师心气常有所凝注于内，其向外向下而视，眸子不动，似 
见而或不见。此“契者利姥达 罗”; 乃专注一相，是为福乐，空有俱 
遣，光明独朗，则维师鲁真实之居也。 

33 

半开其眼，定止心意，下视鼻端，凝注于日或月，无有动摇，遂 
克接近高上有体;其为物也，是光明相,无外无余，辉光发越，则无 
上真实性也。商枳略！当知此超上物境者，彼 ( tat ) 也。 

34 


眸子合光辉，微微轩其眉， 
此前所修道，止寂须臾时@。 


① 精液炼化，原文为 jitabindub , 直译为“胜得点滴”，即 Ordhvareta % “独止成就 

则三界无复难得之事”云，此语实暗示其事之难。 

② 此谓 Vai^navi mudra -一切密乘所不轻授人者。 

③ 末句原谓在刹那间可止寂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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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是故，当修习契者利姥达罗，由是可得心思止寂。然后乃有瑜 
伽之 睡眠; 修士得瑜伽之睡眠已，乃无有死亡①。 

措心神力②中，神力人心内， 

以心观心思，尔自乐其意，商枳略！ 

36 

“自我”置“空”中，置“空”于“自我’’， 

念空成万有，弗思任何者。 

37 

不作外物想，不作内思惟， 

捐弃一切想，唯智汝超上。 

38 

如樟脑入火，如盐入水销， 

如是溶心思，人于真道中。 


39 


所知 、一 切了，此知名心思， 


① Kalab 通常训“时间”，据文作“死亡”,义较胜。 

② & kti ， 本义为“权能”，“威力”，神化则为“女神”，修此瑜伽，当想像每一中枢有 
其女神;一然此处译为“神力”，较是。 




商枳略奥义书 


281 


知、所知同灭，更无第二道。 


40 


所知事物捐，心思乃消逝， 

心思销逝已，所余为独离①。 

41 

牟尼自在天，二道销 思想: 瑜伽与知识。 
瑜伽止心转，知识正观省。 

42 

其时得灭尽，心思遂安寂， 

心动既已安，轮回道终息。 

43 

如日停周天，世界群动戢。 

研经，亲善友，窒欲，瑜伽习。 

44 


轮回世间事，人已不关心， 
或所欲已得， 

由静虑希真，由克久持‘一’， 


①“独离”—— Kaivaly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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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坚修一真理，气息动乃抑。 
吸气等制持，精练无劳力， 

一往定瑜伽，意动斯止息。 


46 

“晻”声诵至终，会得声真极 ® ; 
熟眠知以智，气息动乃抑。 


47 


舌根空铃形，用舌强杜塞， 
上气通上窍，气息动乃抑。 


48 


智融入气中，气往舌上逼， 
人第十二 处②； 

修至上窍通，气息动乃抑。 


49 


鼻前十二指，无垢空明色， 


① “真极”谓第四无声之际。 

② “第十二处” dvSda ^ ma , 说者谓气脉在脑部分上下二层，上下各六 中枢。 第十 
二处，则其最极--中枢也。此非脑中实际神经系统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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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静然见，气息动乃抑①。 

50 


两眉之中央，观星静安恤， 
妄想结束尽，气息动乃抑。 

51 

唯自“喃”声起，福乐，知，可即， 
微分想无触，气息动乃抑②。 

52 

久观心内空，牟尼！尽薰习， 
此念成静虑，气息动乃抑③。 


以此诸法则，他种志所执， 
种种师所授，气息动乃抑④。 

54 


以收敛而击破孔荼里尼之扉，则亦当破出解脱之门。孔荼里 


① 说谓此为开第三眼，——在瑜伽师为最困难之事，-一乃见身外有一生命气 
息之外套，厚约六寸，封裹周身。为一纯净空明之物。 

② 是谓此知由“晻”声起，性是可知,亦为福乐，不受任何少分想念染触也。 

③ 此谓心中有-••至大无外之空，长久观照 而得; 以薫习皆尽之心而成其静虑。 

④ 以上十重复句，除第四十五颂中称“意”之外，余皆作 PrSpa ， 即“气息”。此中 
摄“情欲”，指动欲、动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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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在熟眠中，形曲如蛇蟠，（气)所当行之路，其门为其头(或口）所 
塞。此能力为人所激动，则其人为解脱者。孔荼里尼若眠于瑜伽 
师颈项之上部，则趋于解脱。在身下，则趋于凡夫之束缚。舍离伊 
荼(与频伽罗）等二路，气当行入苏寿门那脉，此维师鲁无上之 
居也。 


制气皆应习，心思当集中， 
牟尼非任心，在于随处转。 


55 


敬拜维师鲁，非唯在白日， 
亦非唯在夜，而当在常时， 
敬拜维师鲁，非唯当日夜。 


56 


此窍能生智，具有五通途， 

“契者利”印在，商枳略！当习。 

57 


气在左右脉，当于中间行， 

作“契者利”印，处此中无疑。 

58 


伊荼，频伽罗，中间有空处， 
唯由此纳息， 

结“契者利”印,真理此中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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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日月之中央，窍穴无支柱， 

名“契者利”印，在此空轮宇。 

60-61 


割舌根而引伸之，使超出一度，凝视两眉中央，卷舌而杜塞颅 
下之空，为此，则为契者利印矣 ®。 

心思随舌而入空，此卷舌之士，可得永生。 

以左足踵抵丹田之下，伸直右足而以两手攀之，以两鼻孔吸气 
既满，则闭气于喉，持上涌之气不吐 © ，由此则一切疾苦皆除。 

于是毒药亦如甘露而化。衰损 ( k § aya ) ，痞块，脱肛，皮肤麻木 
等病，皆得灭除。此制胜气息之术，消除一切死亡者也。 

以左足踵置丹田下，右足平置左足上，吸气至满，（曲项而)抵 
下颚于心上，敛缩肛门，如其可能，静思一己之“自我”即在此思念 
中。由是可得“直见成就”。 

自外吸空气，平平使满腹， 

勤勤以意持，安之于脐中， 

鼻端，及足趾，朝，暮，或 恒为； 


① 颅下之空，即前第四十七颂所云空铃形者。 . 

此节在此《百计集》本似连错二字，曰 dahaih phabm ) 当改曰 dohaiji kalSm , 据文义 

是舌下连顎之系带割断后，舌可引长一度，可以捋之 如乳; 作“灼之”，“灸之”,无意义 
也。 

② “上涌”句，此本原文作 samaropyorpato ( ? ) vgyum ， 窃疑作 unnata 者是（不然， 
亦当作 urn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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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一切病，修士亦无疲。 


62 

安之于鼻端，则能主制风。安之于脐中，则灭除一切疾病。安 
之于足趾，则得身轻。 

以舌引纳气，倘人常吸饮， 

无倦，无烦热，一切病皆灭。 


63 

朝，暮，及晨前®，导气而吸饮， 
三月得吉祥，辩才无碍语。 


64 

如是修习六月，一切疾病，皆可免除。 
以舌引纳气，阻之于舌根， 

明士饮甘露，享受全安乐。 


65 

安“自我”于“自我”中，以伊荼而敛止于两眉中央，破窍三十 
次，则虽有疾病，亦得解除。 


66 


以脉导气持，于脐，腹两胁， 


①“晨前”，为黎明前一时。 




商枳略奥义书 


287 


行之一漏刻①，解于一切疾。 

67 


三时行一月，以舌引纳气， 

破窍三十次，持之于腹中， 

68 

一切热病已，种种毒药解。 

常行虽须臾，与意凝鼻端， 

度脱一切罪，百前生所得。 

69 

由持“晻”声，得一切物境知。由敛心思于彝端，得因陀罗世界 
知。由敛心思于其于，得阿祇尼世界知。由敛心思于眼中，得一切 
世界知。于耳中，得琰摩世界知。于耳之旁，得灭界知。于耳之 
后，得婆楼拿界知。于左耳，得涡柔界知。于喉，得梭摩界知。于 
左眼，得湿婆界知。于头顶，得大梵界知②。 

由敛之于足掌，得阿多拉界知。于足，得维多拉界知。于足 
踝，得尼多拉界知。于胫，得苏多拉界知。于膝，得摩诃多拉界知。 
于股，得罗萨多拉界知。于腰，得多拉多拉界知 ®。 


① “一漏刻” ( gh a ! ika )， 等于二十四分钟。 

② 自大梵以上八神，各主-方。由因陀罗起，为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 
东北。 

③ 自地而下，层叠而降，有其七界，常说与此所举之名微有 不同： ataU ， vitala , 

sutala , rasatala , talatala * mahatala , patala f - loka . 乂自地起层叠而上，亦有七界， 

在《蒙査书》一，下，三，称为“七天界”。 bhOr ， bhuvar , svar ， mahar ， jana ， tapa , satya ， 
— lok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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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心思于脐中，得“颇诃”界知。于腹中，得“颇婆”界知。于 
心中，得“娑婆”界知。于心房之上，得“摩诃”界知。于喉中，得“赡 
那”界知。于两眉之间 ，得“ 多波”界知。于头顶，得“萨的阿”界知。 

收敛心思于“法”与“非法”，则得过去，未来知。于一一造物之 
声，则得一切造物之呼唤知。于宿业，则得前生知。于他心，则得 
他心知。于身形，则他形可见。于力，则有汉诺曼©等之力。 

于太阳，则有诸世间之知。于月，则有星宿知。于极星，则见 
(天)运。于丹田，则有“神我”知。于脐轮，则有身化宿业®知。 

于喉渊，则饥渴不生。于龟息之脉③，则得坚强。于眸子，则 
得见成就仙人。于身之空，则能升空。由摄敛心思意念于任何处 
所，则得该处所当有之成就也。 

次(说)敛退。此有其五。使诸根自于物境之强执退转，此(之 
谓)敛退。凡有所见，皆见为“自我”，此(之谓)敛退。捐弃常所作 
业之果，是(亦)敛退。拒违一切物境，是(亦)敛退。依次摄念于十 
八要害处，是(亦)敛退 ®。 足，足趾，踝，胫，膝，股，肛门，生殖根， 
脐，心，喉渊，颚，鼻，眼，眉间，额上，头顶，——(此十八处⑤也）。 
于此依次，谓依上行次序或下行次序敛摄之。 

70 

其次(论)摄念，此有其三。摄持意念于“自我”中，(一也)。摄 


① Hanuman BP 《罗摩传》中猿王。 

② hyavydha ， 乃使身体各部分得-•种适应 （ BP “ 庄严”之“严”），以使在今生尽销 
前世诸生之业云。姑谓之曰“身化宿业”。 

③ kiirman 私 li ， 此译“龟息之脉”，在喉井深处。 

④ “敛退”即“敛根、识”。 

⑤ “十八处”此出其十七，缺一处 ，谓“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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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外空入心空中（二也）。摄持地，水，火，风，空五中之元神形 
相①，（三也）。 


71 

其次静虑，此有其二。有功德者与无功德者。有功德者，谓于 
神之形相而静虑也。无功德者，如自我之真性而静虑自我也。 

72 

其次“三摩地”。情命自我与超上自我合而为一，无有三端②， 
以无上阿难陀为自相，以纯粹灵明为自性者也。 

第二章 

于是梵金仙商枳略，于四《韦陀》中未能得大梵明，乃诣阿他婆 
尊者而问焉， R : “尊者！请教我大梵明为何，由之我可得最优胜 
者也!” 

彼阿他婆言 :“商 枳略！大梵者，真理也，智也，阿难陀也。世 
间万有，如经纬交织其中，皆起自其中，又归人其中;此而已知，则 
凡此万有皆可知矣。 

“彼也，无手无足，无眼无耳，无舌，无身，不可摄持，无可演说。 
“‘彼也语言自之返，随之心思亦不至。’唯独以智而可诣，古之 
般若由兹起 ®。 


① murti 此译“元神形相”，即常所为其表征之主神也。 

② “三端” ( tripu ! i )， 谓如知识，与能知，与所知，此三端也。本义当作“三器”或 
“三苞”。 

③ 此颂 h 二句乃古语见《泰 书沖 ，四;下，九。第四句非颂语，在华文姑且归于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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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而已，无第二者。如空，遍无不入。极微妙也，无垢，无 
为，唯独为真、智、乐一味，福乐安和，永生而超上，则大梵也。 

“‘汝为彼’，汝其以智而证悟之。彼为唯一之神，为自我威力 
之元，为遍知，为遍主宰，居一切有体内中，为一切有体之内中自 
我，于一切有体中隐藏，为一切有体之元胎。唯独以瑜伽而可达 
者也。 

“且也，彼源生万有，持载万有，毁灭万有。彼，‘自我’也。当 
知一一世界皆在‘自我’中。无忧哉！自我明者，当至于优之 
末矣!” 

第三章 


1 

于是商枳略问于阿他 婆曰： “彼一‘晻’声也，是不灭，无为，福 
乐，唯真,超上大梵也。顾此宇宙万有如何由之而生，如何住，如何 
消人其 中耶？ 请断我之此惑也。” 

阿他婆曰:“真理，商枳略，超上大梵也。是无为，不灭。虽然， 
由此无相之大梵而有 三相: ——有分相，无分相，有分无分相①。 

“为真理，为智，为阿难陀，无为，无垢，遍入，极为微妙，遍对一 
切面，不可演说，永无死亡，此其‘无分相’也。 

“于是有与此同生者，为无明，为根本自性，为摩耶，为赤，白， 
黑者。与之俱起，是为天神，为黑色(黑暗），为黄色(光明），是‘大 
自在’，乃主宰之。此即‘有分无分相’也。 

“于是彼修智成之密行，内自思惟而起愿 望曰： ‘我其多乎！其 


①“分”谓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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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乎！，于是由此内修密行且以真理成其愿望者，有三音生起。 
而三圣呼①，三节之八音诗，三《韦陀》，三天神，三肤色（族姓），及 
三火皆起焉。 

“此天神薄伽梵也，具足一切能力，遍漫一切处，遍在群生之内 
心，为摩耶主，以摩耶而自愉，是大梵也，为维师鲁，为楼达罗，为因 
陀罗，为一切天神，为一切众生;唯彼在前，唯彼在后，唯彼在左，唯 
彼在右，唯彼在下，唯彼在上，唯彼为万有。 

“此天神也，与自体之‘能力’相嬉娱，恩泽周于己之敬信士，此 
陀多特列雅相也，显露形身，为美丽相,有如青莲花叶，四臂，容颜 
和悦，辉耀无瑕。此则其‘有分相’也。” 

于是商枳略问于阿他婆 曰：“ 尊者！唯真是智之福乐一味，缘 
何称之曰超上大梵耶?” 

阿他 婆曰： “因彼增大也，且使一切增大©也，故谓之超上 
大梵。” 

“然则何由谓之自我耶?” 

“因彼获得一切，收取一切，吞并一切，是以谓之自我也③。” 

“然则何由谓之大自在®耶?” 

“因彼为大主宰(摩诃多伊莎），以此字音，且以其自有之大能， 


① “三 圣呼” ( vyahni ), 即“颇诃”，“颇婆”，“娑婆”。亦见前一，六九。表“地，空， 
天”三界也。 

② “增大” ( brhati ), “使增大” （ bymhayati )， 字音皆与“大梵” （ brahman ) 相近云 
然。 

③ apnoti , adatte , atti , 字音皆与 Stman 相近。 

④ “大自在” ( mahe ^ vara )， 字从 mah 5 与话 vara 而得。此就其字根这而说。原是 
“主宰”，唐译“自在”，言其威力之自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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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一切，故谓之大自在 ( 摩醯首罗 ) 也。” 

“然则何由称之闩陀多特列雅耶?” 

“因阿特里修极难之苦行，愿望得子;薄伽梵为之异常欣悦, 
(薄伽梵），光明所成者也，遂自施予(而为其 子）； 又因其为鸯那修 
耶与阿特里所生之子，故名陀多特列雅 ® 也。 

“于是有明此等字义者，则明一切。有以明智而观想彼超上 
者，——-‘我为彼——则为大梵明者矣。于是有 颂曰： 

“多特列雅，福乐，安其威， 

如鸦鹘青玉，主宰，明光辉， 

乐于自摩耶，洒脱如无衣。 


如体遍涂灰，头发结为辫。 
神主四手臂， 

肢体喜乐充，青莲目舒展。 


知识与瑜伽，宝藏，天人师， 
修侣致敬爱，信士承恩慈， 
监临一 切者; 成就仙追随。 


4 


有人常如此，静虑天中天， 


①此处说陀多特列雅 ( Dat 访 treya ) 为天神降世。“陀多” ( datta ) 义为 施予， 父名 
阿特里 ( Atri ) ，母名鸯那修耶 ( AnasOya ) 。前后音合成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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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最胜缘。 


晻！真理！此《奥义书》也。” 




慧剑奥义书 ® 

(Ksurika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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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晻！ 

我今宣说慧剑定持，所以成就瑜伽;人有臻至于此者，必不还 
生，彼则称为瑜伽士已。盖《韦陀》之真实义谛，教示其中，如大梵 
自生者©之 所言。 

2 

外寂静无声之地，作体式于其间，摄敛意念于心中，如龟之敛 
藏肢体，且遏 抑之； 

3 

而运用“晻”声之十二音节， 渐次缓缓 为之: ——吸气满身，杜 
塞诸门， 

4 

使气之由鼻人者，运行于胸，腰，头面，颈项(诸处），而微微倾 
向心房； 


① SvayambQ ， 即“自生者”，译中添大梵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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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气既运行于身中已，乃舒缓而吐出之。 

6 

念音节调匀使气息安定，平等运之于双足大指，次乃双踝，次及 
双腔，皆唯三三①。次及双膝，双肢，肛门，生殖根处，亦皆三三②。 

7 


气息运行，乃依止于脐处。 

于此为“苏寿门那”脉，为若 T •脉络所围绕。其色有微红，有 
黄，有黑，有大红与深赤。 


极细微一丝白色脉管，所当依止者也。是故当使生气运行其 
间，如蜘蛛缘游网丝。 

9 

乃至于“神我”之大安止处，如红莲花，在韦檀多学所称为“心 
莲”者也。破此已，仍循此脉上至于项③。 

10 

乃握心思之剑，锋芒犀利，智慧无尘者也，磨励也，而从根斫断 


① “三者，纳，持，吐，各三也。 

② “亦皆三三”德文译本作“二二”。 

③ daharam 训“心”为是。 




名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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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心思之犀利，恒常依倚瑜伽;此有说为因陀罗金刚 ® ，又誉 
为筋骨 © 足胫者也。修习瑜伽，用静虑之力，因之以定持，从而割 
断之。 


12 

安坐 © 而盘屈其足胫，弛缓其筋骨，舒吐其气息，以瑜伽之四 
重®修习，无疑虑而断之 矣⑥。 


13 

于是瑜伽师当收敛气脉综聚，而安置之于 喉内; 其间一百 O — 
脉，为最优胜者为可记也。 


14 

伊荼脉护于其左，而频伽罗脉护于 其右; 二者之间为胜处矣; 
知此之人，乃明《韦陀》者。 


① 此颂直译,“锋芒”-字 增文。 义为心思如剑，以纯净之智慧为其犀利之锋芒。 

② “金刚”喻至坚之物，因陀罗即雷 电神； 天竺古人信仰雷电为因陀罗之金刚杵。 

③ “筋骨”义亦骨髄，喻重要性。 

④ “安坐”句原文谓“在足胫中”，即双盘也。 

⑤ “四重”即本文中所说体式，制气，静虑，定持四者，无由作其他解释。 

⑥ 此颂谓“无疑虑而刈断之”与上颂之“刘断之”同谓“名色”。——自“之”字误 
为足趾，踝骨，足胫等，遂有二次，三次割断之说，于此颂更以“四重修习”释为修习瑜 
伽而四次行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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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处乎其间皎然无尘者，苏寿门那脉也，在大梵相中;七万二千 
脉，以此为枕①。以静虑瑜伽，割断一切，然此脉不刈断也。 

16 

以瑜伽明净之定剑，光耀如火，割断百脉，知此者，在此生世则 
为雄强。 


17 

如接触素馨花则枕席留香，如是，得善、不盖境界，气脉皆显拓 
而出。 


18 

以此具备而进修，则不复还生世间矣。 

19 

于是心思明智者，必处于安静无声之处，无所执滞，无所顾虑， 
渐渐得明实性瑜伽， 


20 

如飞鸿决破网罗，必无犹豫冲霄而去矣;生命心灵如是，决破 
网罗，而超出轮回生死。 


① taitilam 姑译曰“枕”。本义为“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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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镫炮时，燃尽则 灭矣； 如是，瑜伽师焚尽其一切业，乃入乎 
寂灭。 

22 

明瑜伽者，以制气与持音，磨励此剑，使之锋颖，以无欲为硎; 
割断缠结，则离系缚， 

23 

而臻至于永生。时若其欲念皆除，一切愿望皆解，割断缠结, 
斯离系缚;割断缠结，斯离系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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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yanabindu Up.) 


①分属瑜伽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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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罪如山积，擅衍多由旬 ®， 
静虑瑜伽修，破除得消泯， 
更无其他术，灭之在何辰②。 


种子音之上，是为字上点， 
妙响居其上;其音与声敛， 
终然寂无声，无上境斯掩 ®。 


是声为心声，更超此声上， 
得彼超上者，修士断疑网④。 


4 


发端十万分，分之取其一， 


① 一“由旬”即一“逾缮那” ( yojanam )， 约当八、九英里。 

② 此第一颂在德文译本为第三颂。 

③ 此颂谓发“晻”声时，合收声为 m 声，在字上则以•点表之，而精神之声， nUa , 
兹译“妙响”乃居其上。乃至凡此俱寂，斯为至上境矣。 

④ 第一句“心”声， anahatam ， 此乃六中枢之一，恰当心房处。字义为“非击发 
者”; 故句又可译为“是声非击发。”然作“心声”者是。——“此声”谓上颂之“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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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居其半，无尘此中实 ®。 


有如花中香，有如麻中油， 
有如乳中酥，有如矿中镠。 


众生亦如是，摩尼珠贯绳， 
一贯于“自我”，志坚意无懵， 
“大梵”内中立，大梵明者能。 


如麻油自出，如花香所依， 
彼依在人身，内外同 所归。 


8 


如树有阴影，枝分影无分； 
有分又全是，“自我”漫无垠②。 

9 

唯彼一声“晻”，“大梵”即是此， 
凡求解脱人，皆宜静观止。 


① “无尘”谓“无尘 者”; 义即“ 大梵' 另解 :谓微 妙之响，有如发端十万分之一之 
半，并此亦泯灭 （ k # yc ), 则修士可臻至于“无尘者” BP “大梵”矣。——其说甚曲。 

② 此为德文译本之第十颂，以下诸颂，该本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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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地与火神，并《黎俱韦陀》， 
“补”界及大父®， 

皆人其中定， 

若圣声初分，“阿”音得销凝。 

11 

空间与风神，并《夜珠韦 陀》， 

“补洼”，维师鲁，及瞻蓝闼罗。 
皆人其中定。 

若圣声次分，“乌”音得销凝。 

12 

上天与太阳，并《三曼韦陀》， 
又唯“娑婆”界，摩醯湿伐罗， 
皆入其中定， 

若声第三分，“门”音得销凝。 

13 

“阿”音颜色黄，说属剌阇性， 
“乌”音颜色白，说属萨埵性， 
“门”音颜色黑，说属答摩性。 
八支，与四足，三位，五神尊， 


①“大父”即“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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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声而未知，彼非婆罗门。 

14 

“圣声”说为弓，“自我”为羽箭， 
“大梵”为鵠的， 

15 

当谨慎注之，如箭与合一。 

其中睹至真，是业皆转轶①。 

16 

“晻”为诸天源，“晻”为诸声本， 
三界动静物，源自“晻”声远。 

17 

罪恶短音焚，福乐长音赐， 
无灭长无终， 

半音联等平，解脱兹声施。 

18 

不断如油流，久响余钟声， 

声端知寂默，此士《韦陀》明®。 


① 此本第十四颂至此第十五颂上半，为德文译本之第十九颂。 

② “声端”谓“晻”声之端，即半拍也。此颂在德文译本为第十八颂。 




禅定点奥义书 


309 


19 


心莲之蒂中，泰定发光明， 
其大如拇指，焰艳安无倾， 
此是自在主，静虑为“晻”声。 


以“伊荼”吸气，吸已藏满腹， 
当静虑“晻”声， 

在此体中安，周绕明光煜。 


大梵名吸气，维师鲁持气， 
楼达罗吐气， 

导引之神明，由来有斯谓。 


“自我”为下燧，“晻”声为上木, 
“静虑”勤研摩，天神见隐 伏①。 


念诵一“晻”声，制气至极止， 
如其力所能，平等持不已， 
正定念声逝。 


①德文译本此为第二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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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常在去、来中，而空行动等， 
“晻”声一焰辉，千万日光炯。 
众生内中居，“飞鸿”为自体， 
士有得见之，清净无尘已。 


25 

心思为三界，成、住、坏作者； 
此心人定去， 

乃往维师鲁，至上步履处。 


26 


心莲开八叶，三十二丝蕊, 
其中太阳居，月居太 阳里; 


27 


月中又出火，火中更辉光， 
光中有宝座，众宝周严庄; 


28 


涡苏提婆尊，皎然坐中间， 
胸前黑志印 ® ，珠串珍花鬟。 


①“黑志印”，唐人翻“室利秣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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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明净水晶光，千万月辉聚， 
如是当静虑，摩诃维师鲁; 
或者念依矩： 


30 


形如胡麻花，脐处是其位， 
摩诃维师鲁，一神四手臂， 
方其吸气时，当作此念思 ®。 


方其止气时，念在心胸部， 
有一莲花座， 

大梵绯红色，四面，为大父。② 
方其吐气时，眉间静思摄， 


三眼湿婆尊,明净晶光晔， 
是为大金神，消除罪恶业。 


莲花叶低垂，萼柄由上委， 


① 此在德文译本为第十一颂。 

② 参《黎俱》十，八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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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面向下开，芭蕉花相似， 

诸《韦陀》所成，即是为乐喜。® 

34 


百萼百花叶，莲丰蒂圆舒， 
此中日，月，火，层叠当静虑。 


启开此莲花，日，月，火舒明， 
挈其心种去，“自我”安导行。 


三位，与三盂②，三言，三大梵; 
三音及半音， 

有人得知此，《韦陀》义明深。 


不断如油流，久响余钟声， 
超上点，声，分， 

有人得知此，彼已《韦陀》明③。 


① 据德文译本，第一句当作“八叶莲花开”。参《羯书》六 ，一。 

② “三位”说为脐，心，顶。 

“」盂”，原文 tripatram , 若为 trimatram , 则与下半颂重复，似属不合„德文译为 
dreiweghaft , 而引《白书》--，四。为说。义甚不定。即以“三位”释之为是。 

③ 此与前第十八颂，仅有下半颂之初半不同，余皆同文，义自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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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以莲花茎，饮水上升注， 
吸风亦如是， 

修士行导引，安履瑜伽路 ®。 


莲花似心苞，半音此为调， 
茎通三脉络，导气行上超， 
至两眉中央，遂于此凝销。 


两眉之中间，额前交鼻根， 
当知此处是，永生甘露源， 
大全为大梵，至上安寓存 ®。 


练体，与制气，敛识，与持意， 
静虑，三摩地，瑜伽六支是。 


42 


体式数之多，有如众生类， 
其间无比别，大自在乃识。 


① 此在徳文译本为第二十一颂。 

② 德文译本此为第二十三颂，而其全书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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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成就，吉祥式，狮子，莲花式， 
四体式可记。 

“根持”第一轮，“良位”为第二 ®。 

44 


居此二者间，说为情欲形， 
尚有“胎藏，，位。 

“根持”在会阴，莲花瓣开四。 

45 


说名为情欲，是中乃其藏， 
成就仙 所敬； 

生殖根居中，其面乃西向。 


46 


其顶乃破分，有如末尼宝， 
修士得知此，是知瑜伽道， 
炽明黄金色，辉如电纹缟。 


四方形在斯，火上根之下。 


①第一式“成就”，作 siddha 者是。“根持” UdMram ) 即 muUdh ^ am 。 “良位”， 

svadhi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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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自有声，依“良位”而舍， 

48 

由是“良位”轮，名亦阳根藉。 
有如末尼珠，以线穿可数， 
生气贯透身， 


49 

次乃脐圆轮，说为“末尼浦”。 
一轮十二辐①，功罪业推转， 

50 


若犹未见真，耆婆乃回旋。 
脐下阳根上，自有一“根柢”， © 
其大如鸟卵， 


51 


诸脉起于此，七万二千别， 
此万千脉中，七十二常说。 


52 


其间主脉十，生气行必谙， 


① 另说为十辐。 

② 此一 “轮”或“根柢” ( kanda ), 疑即道家所谓“下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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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荼”，“频伽罗”，“苏寿门那” 三; ① 

53 

余为“乾闼黎”，“赫斯底吉洼”， 

“颇般”与第七，“耶舍斯永尼”， 

“阿蓝播萨”脉，“矩怙”，“商庆尼”，② 

凡此为十脉，修士行当知。 

54 

诸脉聚为轮，修士常当知， 

恒导生气行， 

三脉 三神明 ，日、月、阿祇尼。 

55 

伊荼，频伽罗，与苏寿门那， 

三脉世 所称； 

伊荼居于左，频伽罗在右， 

56 

苏寿门那脉，所处在中间， 

生命气息流，三道行周还。 

上气，与下气，平气，与元气， 

① 此皆音翻： 1. Iqla * 2. Pingala * 3. Sugumna ,, 

② 4. Gandhari , 5. Hastijihva , 6. Pupa , 7. YasasvinI , 8. Alambusa ? 9. 
Kuhuh , 10. 忌叫 khini 。 



以及充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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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呻气，与瞬气，生饥，欠伸气， 

“檀难遮耶”气。 

五上气名气，呻气等五风①， 

58 

乃现耆婆形，运行千脉中。 

上下耆婆行，上下气力通。 

59 

流行左右道，耆婆不可见， 

如以手拍球，击下必跃转。 

60 

上气与下气，耆婆遭等击，® 

无时或安息。 

上气引下气，下气牵上气， 

61 

有如鸟系絷。人而得知此， 

乃是瑜伽士。 

① 原文是气等五，名气，呻气等五(名)风”。 

② “等击”，谓“普遍平等遭受打击”。“牵”，“引”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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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音外吐，与“萨”音复人， 

62 

耆婆常诵咒 :“汉 萨”又“汉萨”， 
日夜持不綴，二万千六百， 


63 


此数之咒语，耆婆诵无歇。 
是谓“阿遮般，伽耶特黎”咒。 
恒常使修士，得其大解脱。 


64 


人唯起此思，亦解诸罪恶。 
无有如此明，无有如此咒， 


65 


无如此功德，未有、将无有， 
纯净大梵境，行道由斯就。 


66 

波罗蔑首黎 ® ，熟眠以头格， 
入此路之门， 

由火，心，气迫，女神乃醒觉， 


①波罗蔑首黎 ( Paramdvari ), 义为“至上自在女神”目卩“孔荼里尼”能力也。觉醒 
之后，乃化为针似-缕而上贯人“苏寿门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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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化为针相似，上穿居中脉。 
用力启此扉，当用瑜伽钥。 


68 

以“孔荼里尼”，臻至解脱门， 
修士应破却①。 


69 


双手紧握拳，安坐莲花式， 
下颔按压胸，静虑心 思息； 
渐导行下气，上引渐满吸， 
更散舒上气，兴起潜伏力， 
明人久修为，无等智可得。② 


安坐莲花式，修士调气息， 
充周诸脉管，更能久持抑， 
彼为解脱人，于此无疑惑。 


疲劳身汗出，净乾试诸肢， 


① 原文此颂仅半;似非有缺。而下颂则为四节而每节十九音者，为特出。其缀 
集之痕，于此可见。 

② 此颂译时增加数字，使出义稍显而已。“潜伏力” BP “孔荼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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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辛、酸、咸味，甘饮牛乳，滋。 © 

72 

居常守贞洁，节量进饮食， 
瑜伽士修持，专意斯 道极； 
渐至一年余，可为成就人， 
于兹必有果，毋庸更寻因。 

73 

孔荼里尼力，若自根柢出， 
然后瑜伽师，堪为成 就器； 
上下气合一，便溺减分泌。 

74 

虽老尤少年，由常作“根结”;® 
足踵抵会阴，更敛收其肤， 

75 

下气引上行，是名作“根结”。 

作“乌纪衍拿③，是由如大鸟， 
高飞未中辍， 


① “滋”谓“菁华”，植物之元汁，作 rasab 者，是。 

② “根结 ” mOlabandha ， 亦体式也。 

③ U^^iyana bandha - “乌纪衍拿结”，字有“高飞”义,故曰“是由”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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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于是作体结，即“乌纪衍拿”。 
运腹之后部，推移至脐上，① 

77 

此亦“乌纪”结，食死亡象狮。 
结束自上生，下注空中水②， 

78 

是“瞻蓝驮罗”，此结能灭除， 
业、苦双流猕。 

“瞻蓝驮罗结，意在塞其耳，© 

79 


甘露使降澍，不堕入火中， 
气亦不泄逸。 

卷舌塞颅空， 


80 

凝视眉中间，此“契者利”印。 
无病，死亡除，无睡，饥渴忍。 


① 参《瑜伽真性书》一一九，注。 

② 第二句义为“死亡”如象，更有扑杀此象之獅子。——谓行之则长生也。 

③ 参《瑜伽真性书》,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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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且亦无昏眩，倘知此 空印； 

业力无由染，疾病何由躏？ 

82 

时间无由拘，倘习此 空印； 

心思游人空 ( khe ) ，故以舌塞空 ( khe )®。 

83 

故名“契 ( khe ) 者利”，成就仙敬崇。 

以此印而塞，软颚上喉空，® 

84 


虽在情女抱，精力不 流漏； 
精力葆在身，何忧不长寿。® 

85 


时结此空印，精力不流宕， 
时若竟漏出，流至会阴藏， 


① “空”为 kha , “所于声”为 khe , 此谓以舌反转塞喉上颅下之“空”，同一空云。 

② 参《瑜伽真性书》—— fc 。 

③ 此颂至下第九十二颂，译时本应删削；因其义过晦，或者原文亦有误处。要其 
所谓“日，月，空”，皆专门术语。而调和一身中之阴阳，使化为一神圣躯体，义固有在。 
读者存而不论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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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则亦转 而上； 以结阴藏印， ® 
强力阻其丧。 

“宾朵”唯二种，色白与色赤， 

87 

白名“铄克拉”，赤名大“剌 阇”; 
“剌阇”居阴藏，有似珊瑚树。 

88 

“宾朵”居月中，二者难合一， 

“宾朵”为福乐，“剌阇”是能力， 
“宾朵”是为月，“剌阇”是为曰。 

89 


二者倘得合，乃成无上体。 
气鼓动能力，力激剌阇起， 


90 


在空与日合，乃臻神圣体。 

“铄 克拉” 合月，“剌阇”备于日， 


①“阴藏印”参《瑜伽真性书》•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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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知二真等性，是知瑜伽术。 
清除污垢积，结合月与曰， 


92 

全乾“罗萨”液，此名“摩诃印”。① 

93 


下颔按胸前，左踵抵肛门， 
右足直前伸，乃以双 手扳； 
吸气满下腹，舒缓更呼出， 
二者双作结，此名大体印， 

“摩诃姥达罗”，能灭人罪恶。® 


(此下散文） 

于是，我将说“自我”决定义： 

在心中处，有一莲花而八叶，作一圆圈，是“耆婆自我”相，为光 
明相，唯是极微，其中万事万物咸备焉;知一切，行一切，为此一切 
事，（自思)“我为作者，我为享受者，为苦，为乐，为独眼，为跛足，为 
聋，为哑，为瘦瘠，为壮大……”，若此一皆归于其自我之能为。 
若其依倚正东一瓣，——此正东一瓣白色,——时则起敬爱之 


① 此颂仅半;下颂与前第六十九颂同•体制。 

② 参《瑜伽真性书》一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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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归正法。 

若其依倚东南一瓣，——此东南一瓣色赤，——时则意在睡 
眠，怠惰。 

若其依倚正南一瓣，——此正南一瓣色黑， —— 时则起嗔怒 
之意。 

若其依倚西南一瓣，一一此西南一瓣色青，——时则起罪业为 
害之意。 

若其依倚正西一瓣，——此正西一瓣色如水晶，——时则起嬉 
戏，娱乐之意。 

若其依倚西北一瓣，——此西北一瓣色如红宝石，——时则起 
游行，动作，无贪执之意。 

若其依倚正北一瓣，一此正北一瓣色黄，——时则起欢喜、 
亲爱之意。 

若其依倚东北一瓣，此东北一瓣色如碧琉璃，——时则起 
布施等慈悲之意。 

若其意在凡两瓣之间，时则由风、火、痰大病所生之怒皆起。 

时若其安寓中央矣，时则知一切，且歌吟，舞蹈，诵述，而为 
乐焉。 

时若眼倦矣，为解除此疲倦故，则作第一圆圈，而沉人其中央。 
此第一圆圈色如“般豆迦” ( BandhQka ) 花，时则为睡眠境。 

在睡眠境中乃有梦境。在梦境中，则有见，闻，推度，生产，艺 
能等种种意相，时则增其疲劳。为祛除此疲劳故，则作第二圆圈而 
沉人其中央。此第二圆圈色如赤甲虫①，时则为熟眠境。 

在熟眠境中，唯有与“超上自 在主” 联系之智，以恒常明觉为其 


① indrakopa ，甲虫，色赤，或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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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此后乃得“超上自在主”之自性。于是作第三圆圈而沉人其 
中央。此第三圆圈色如红宝石，时则为第四境。 

在第四境中，唯独与“超上自我”相联系，以恒常明觉为其自 
相; 时则当缓缓以智止于寂静，摄以安定。 

安置意念于“自我”中，当了无所思惟,使上、下二气合一，当以 
见持宇宙万物无非“自我”之自相为极。 

时若超上第四境，时则万事万物皆乐之自相，超出对待，时若 
保持此身，则犹住世。过此以往，得臻“超上自我”之自相，以此方 
而得其解脱。——唯此为证会“自我”之方便法门矣。 

四道合达处，气人其大门， 

更透人三角，并位其处者， 

气始得半入，已见“无灭者”， 

95 

前所说三角形，当于此位之上，观地等五，及其 五色； 

上气等五气，种子，色，位置。 

“耶”字 ( ya ) 上气种，颜色如青云。 

“罗”字 ( ra ) 火之种，下气，如太阳。 

96 

“勒 ”( la ) 地相，周气，如“般豆迦”花。 

“洼”字 ( va ) 生命种，元气，色如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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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贺”字 ( ha ) 空自相， ® 平气，水晶光。 
心、肪，鼻、与耳，足，手指等处， 

98 


七万二千脉，生气行其间， 
二十八俱胝 ® ，毛孔中安立。 

99 


生命之气息，漫遍等为一， 

是即为“耆婆”，“耆婆”本是一。 

(九十九)吐气等三者,专意当静习, 

100 


缓缓尽敛摄，当束上、下气， 
合于心莲空，兼持圣声“晻”。 

101 


既已敛耳根，亦敛生殖根。 

自“根持”上起，“苏寿门那”脉， 
如莲茎丝抽，美丽光芒射。 


① “相”义亦“种子”。“生命种” BP “风种子”。 

② 俱胝 ( Ken 由），即“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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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无质之妙音， © 琵琶柱 ® 中寄， 
中间发轻响，有如螺等吹。 


103 


若声人空窍，有如鸣孔翠。 
头颅空穴中，四门之中央， 


104 

“自我”明此处，丽天如太阳。 
两弓干中藏，大梵穷中坐， 
尽力当能见， 


105 

“神毛”己“自我”，心思逝于此。 
珍宝，与月光，妙音，与“宾朵”， 
摩醯首罗座;有人如是知， 
享受独离果。 

——此《奥义书》也。 


① “妙音”即抽如。 

② “琵琶柱” ( Vi 如 d 叫扣），指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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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属出世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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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晻！有韶那迦者，大家宅主也 ® ，尝问鸯耆罗萨®尊者荜波拉 
多曰： “彼等 © 信皆安宅于圣大梵城 ® 中耶？ 

彼等云何外发？ 

以谁之力(而崇大)耶？ 

彼此而为此(崇大之)力者，谁也?” 

于是彼以殊胜大梵明授 之曰： “生命气息也，此即‘自我’，以 
‘自我’之力 （ 而崇 大）； 此诸天之生命力也，是诸天之灭与非灭。” 

在圣大梵城中，彼为无尘，无分，皎洁，不灭之大梵而光辉④ 
者，统治(于其间），(彼等从之），如群蜂之于蜂王也⑤。 

如蜘蛛以一丝织网，由是而收摄之©，生命气息，出而收摄所 
张吐者时，亦复如是。诸天，（人身)诸脉络也，在熟眠中，生命气息 
归之，如鹰之于太空。如鹰翔太空已，归其所栖 © ，熟眠者如是。 


① 多宅舍者，意谓大 富人。 

Afigirasa 、#《 阿他婆韦陀》者 ( Atharva-Veda ) ,亦人名。 

② “彼等”，谓人身诸官能之神，即诸根之识神，下称“诸天”。 

③ “圣大梵城”，谓人之身体。 

④ 参《蒙 书》 ，二，二 ，十。 

⑤ 原本误字，当作 makgiksvau 参《六 问书》 ，二，四。 

⑥ 参《 蒙书》，一 ， 一 ，七。 

⑦ 参《大林书》，四，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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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 ：（ 缺文)① 

如某提婆达多（熟眠矣），未为杖等所触（而醒)②，则敬事善 
事，美者丑者，皆无染也。如儿童也，无所欲望，安生于阿难陀中 
也。此提婆达多，在(熟）眠中如是，深入于阿难陀也，彼唯知至上 
光明，彼爱光明，乐于光明也。 

再则彼唯与此 ® 而人梦境也，如蚕。如蚕前进，负自体而蠕行， 
前段进，后段继之，④不弃其后段也，彼⑤(亦)称为醒者也。是如奉 
献八碟者®，承之以行，彼唯如乳之垂⑦，《韦陀》与天神之胎藏也。 

于是而人醒矣，则美者丑者，皆此天神之所显示也。彼则为外 
发者，内主者®，为太阳®，为蟹宿®，为青莲，为神我，为生命气息， 
为不害，为上下二大梵，为自我，使诸天知觉者也。彼如是知者，乃 
臻至超上大梵之居，知田者也⑪。 


2 

盖此神我之居，有其四 处:脐 ，心，喉，头顶是也。四分大梵于 


① 据《疏》当补成曰 ：“故 (醒者）曰 ：（ 我诚熟眠矣 .）” 

② 原文有误，当作 yag { i - adina - at §^ am § na 。 参《考史》书，四，十九。 

③ “此”，谓“自我”。 

④ 原文有误，当作 sapdhayati aparam ,#« 大林书》，四，四，三。 

⑤ “彼”，谓“自我”。 

© Kapalaglaka . “碟”是陶片，为“敬事”时，以饼分置八陶片上，敬奉天神。何者为 
八，无说。或可释以《蒙书 K 二，一 ，三。 

⑦ 《疏》谓熟眠，梦境，醒境，皆由“自我 " T 垂如乳房。“自我”乃诸 《韦 陀》与天神之 
渊源云。 

⑧ “内主者” BP “内中之主宰”，参《大 林书》 三，七 

⑨ “太阳”义亦是“鸟”，喻可引及“天鸿”。 

⑩ “蟹”，姑译曰天星之蟹宿。诸《奥义书》中，独此一见，或系承“八足”而为喻。 
⑪“知田者”，参《薄伽梵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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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辉赫，醒境，梦境，熟眠境，与第四境是也。在醒境为婆罗门，在 
梦境为维师鲁，在熟眠境为楼达罗，在第四境为“无上不灭者”。 

彼，阿提睇耶也，维师鲁也,伊湿缚 罗也; 彼，补鲁洒也;彼，般 
纳也; 彼，耆 婆也; 彼，阿祇尼也;彼清醒之主宰也。①彼无上大梵， 
在此(诸境)中辉赫。 

彼自体则无有思念，无耳，无手，足，而无有光明。是中 © 无有 
诸界非诸界，《韦陀》非《韦陀》，诸天非诸天，祭祀非祭祀，母非母， 
父非父，子妇非子妇，遮荼罗人非遮荼罗人，保勒羯萨人非保勒羯 
萨人，沙门非沙门，牧畜非牧畜，苦行士非苦行士，而是唯一超上大 
梵辉赫也。 

大梵在心中之空，是智为空，此空洞之空 ® ，盖《韦陀》所说之 
心空。彼在此中来去游行，彼中万事万物经纬交织 ® ，彼神奇者之 
众生所当知者也。统治其间者，非诸神，非仙人，非祖父，而是觉 
者， •• •切明者。 

诸天空立于心中，心中安立诸气息， 

生命光明皆在心，宇宙三绳⑤自交织。 

是安立于心中，精神中也。 


3 

无上净化者，祭祀之系线，般茶帕底神，在昔与俱见。©长生 


① 阿祇尼乃火神，“ 清醒” 之义，见《六问书》，四，三。 

② 此下一段，参《大林书》四，三，二二。——此处著重“无有”二字，诸对中有 
“与”字义。——“遮荼罗人”详彼处注。 

③ 参《唱书》八，一，三。 

④ 参《大林书》三，六。 

⑤ “三绳”，即三股纽成，谓萨埵，剌阇，答摩三性。 

⑥ 原文义是与般茶帕底 Prajapati 神俱生。此神乃创造世界事物之主，而非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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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薄伽 梵歌》 ，七，七。 

即瑜伽师。 

Brahmabh ^ vamayam 。 “道”字本义是“有”，“性”。 

义谓“以知识为祭祀之线者”，此“知识”指“上学”，“明学”，亦即是“智”。 
“ 线”字本义，亦经纬之“经”，又通于经论之“经”。 


最贵上，此线汝弃绝！为汝圣线者，乃力乃光热。 

剪去顶发辫，兼弃身外线，不朽无上梵，智士之所胃。 

是谓指导线，亦名无上程，人由知此线，远矣《韦陀》明。 

万物织以此，如线穿琲瓔①，链士挂此线②，见道瑜伽明。 

外线智者弃，无上瑜伽修，梵道③所成线，挂者思士流，身系此 
线者。清净无愆尤。 

内中萦此线，知识以为祀，④是系圣线人，世间知经纬。⑤ 

知识为发辫，知识为立处，知识为圣线，唯知识最上，知识于彼 
等，是清净化者。 

唯如火焰顶，发辫知识成，留此称智士，蓄发皆凡人。 

而如婆罗门，修习《韦陀》业，彼等系圣线，记此属仪法。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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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辫知识成，圣线亦此成，此是全梵道，明梵者自明 ®。 

祭祀净化线，知此无上道，彼乃明智士，系有圣线者，彼即是祭 
祀，亦是明祀者。 


4 

天神是彼一，万有中潜形，为其内自我，万类遍以宁。监临一 
切业，事物为居停，功德彼亦无，见证纯智灵。 ® 

无为事物多，彼一为思士，以其一形相，化之为万是。智定人 
观之，见彼于己在，斯人得永安，众士未几迨。 ® 

以“晻”为上燧，自身为下木，静虑勤钻研，如是见隐状。④ 

如胡麻中油，如凝乳中麻，江河中流水，爐木中伏火，彼藏自我 
中，见之有如此，求之以苦行，求之以真理。® 

如蜘蛛吐丝，而又自收集。®醒、梦境如是，心灵出还入。 

空如莲花房，花颠下垂似;当知此心是，宇宙大安止。 ® 


① 原文此中尚有“吁嗟”之声。 vai ， 从略。 

② 《白书》，六，十一》同文。 

③ 《白 书》，六，十二。文同微异。 

④ 《白书》一，十四。文同微异。 

⑤ 《白书》一，十五。同文。 

⑥ 蛛丝喻见前一，亦参《白书》，六，十， 

⑦ 此释前二末段，参《摩诃那罗书》十一，六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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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时居眼中，梦中在喉吭，熟眠藏心内，四境安顶上。 

以智使此我，超上“我”中附，静虑此结合，祷思于旦暮。 

此息以定思，语、身烦恼弃，万有斯合 • -，合者独杖士。 

语言自之返，用思亦不至①，知此生命乐，解脱有智士。 

如乳中遍酥，自我漫万事，自我明为基，修行植根柢，此即是大 
梵，奥义书归止，万象自为一，一性为秘旨，此即是大梵，奥义书 
归止。 ® 


① 《泰书》，四 ，一。 

② 《 d 书》，一六,同文。此有增文，故多二句。 




波罗摩诃萨奥义书 ® 

(ParamahaAsa Up.) 


①分属出世 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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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黎！晻！ 

“若瑜伽师，波罗摩诃萨，其道为何？其自处也，奚似?”——那 
罗陀往近薄伽梵，问焉。 

于是薄伽 梵曰： 

彼波罗摩诃萨之道，世间最为难得，行之者不多也。而有其 
人，则常处于清净者，惟《韦陀》人物，伟人也;学者以为如是。 

夫其思念常在“我”中，故“我”亦常居于彼内。 

其人者，凡己之子女，朋友，妻室，亲戚等，（以及）发辫，圣线， 
《韦陀》研习，及一切事业皆舍，离弃尘世，取唯遮布，行杖，衣蔽，所 
以存活其身,且为有益于世界也。 

此而非其至者，孰为其至者耶？此其至 者①： 

2 

彼不(携)杖，不(蓄)发辫，不(挂) 圣线; 不(著)外衣而行，波罗 
摩诃萨也，无有于寒，亦无有于暑，无苦，无乐，无荣，无辱，无有于 
(人生之)六 波②; 举凡毁谤，骄傲，嫉妒，欺诈，虚矜，贪求，嗔恚，厌 
苦，好乐，情欲，忿怒，利得，痴迷，喜，愠，我慢等，悉皆弃 除矣; 而此 


① “至者”，原义是“首上者”，“最高者”。 

② “六彼” ( SMOrmi )， 即饥，渴，苦恼，热情，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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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续”,结合也，义亦为“旦暮之祷祀”，昏明相续之交也。 
此第三分之两颂已疑参人,而此颂又参人中之参人也。 
Svadh ^ k ^ ra ， 乃祭祖先之礼，亦献礼时之呼声。 

义亦《韦陀》中之 诗颂。 

即敬神之事。 


身者，实为疑惑，颠倒，错过之因，则视之如尸，常从此鄙秽之身退 
转;其智也，常安于“彼”，唯自处于“彼”，则“平安者”，“不动者” 
也。一一“彼不二者，唯阿难陀与毗若那之聚者，‘我’也。唯此是 
‘我’之超上居处，唯此是发辫，唯此为圣线。”——由知“超上之我” 
与“自我”为一，二者之分别破除，是为“相继”。® 

3 

“一切情欲已遍除，立于不二超上者， 

携持知识以为杖，由是彼称独杖士。 

“而有携持木杖者，遍无不食弃知识， 

(弃除坚忍与知识，无贪、安静等功德， 

彼唯乞食以自活，是罪人断修士道，） © 

乃人猛烈诸地狱，其名称曰大班处， 

彼知此中分别者，则波罗摩诃萨也。 

4 

彼以天宇为衣，无皈敬，无献礼®，无毁无誉，随所遇而生，为 
比邱。无迎神，无送神，无咒颂©，无静虑，无拜祷⑤，无显相，无隐 
相，无分别，无不分别，无我，无尔，无一切，无宅舍，唯为乞士以自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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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金物等皆无所取，无可见者，亦不视。——视而已，何害 
耶？——是有害矣。盖为比邱也，而有味乎视金，则(罪)同杀婆罗 
门者;盖为比邱也，而有味乎触金，则（贱)为保勒羯萨©人;盖为比 
邱也，而有味乎取金，则(恶)同毁灭神灵者;是故比邱于金，不当有 
味乎视，不当触，不当取。凡入乎思念之欲望，皆所拒斥。苦中，无 
忧也; 乐中，无 染也; 欲则皆 弃也; 遍处于美者不美者皆无所凝滞， 
无厌憎亦无乐欣。诸识根之躁动皆静，彼唯坚定于“自我”中也。 
其智，则充满以唯独为圆满之阿难陀者，是唯大梵，是即‘我’ 
也。——(彼如是知者），所作已办矣②，所作已办矣。 


① 注见《大林书》四，三,廿二。 

② “所作已办”，义为“已成道之人”。 





茶筏落奥义书 ® 
(Jabaia Up.) 


①分属出世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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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卢地” （ k ur uk se t ra m )， 参 《薄伽 梵歌》注。 

Brahmasadanam, 此当取抽象义,为“最髙精神寄寓处”,或“灵府”。 
Avimuktam, 非湿婆神所离去之地。 

楼达罗 ( Rudrah 原义为“光明者”，古之雷电神，后世称湿婆。 


1 

晻！璧勒贺斯钵底谓雅若洼基夜 曰：“ 近句卢之地①，为诸天 
祀神之所，群生之大梵宅者②，（可说耶)？ ” 

(曰 ：）“ 惟‘不离地乃句卢地也，是诸天祀神之所，群生之大 
梵宅也。 

“是故，不论人至何处，必自 念曰： 惟此是‘不离地’矣，惟此乃 
句卢地，是诸天祀神之所，群生之大梵宅地。盖于此有人之生命上 
升者，楼达罗@神为诵救度真言，由是而其人乃为永生者，得解脱 
焉。是故唯当敬奉‘不离地’，不离此‘不离地’也!” 

“唯！是诚然矣。雅若洼基夜!’’ 

2 

于是阿怛理问之 曰：“ 雅若洼基夜！彼无尽而不显之‘自我％ 
我如何识之耶?” 

雅若洼基 夜曰： “敬之于‘不离地’中也。彼无尽而不显之‘自 
我’，安立于‘不离地’中者也。”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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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离地’在何处耶?” 

“在婆罗拿与那西中也。” 

“又何谓婆罗拿，何谓那西耶?” 

“诸根所为之一切过失，皆使之远隔，由是谓之婆 罗拿; 诸根所 
为之一切罪恶，皆使之消灭，由是谓之那西①。” 

“是在何处耶?” 

“是在两眉与鼻相联处也。此亦天界与彼界之相联处。是故 
大梵明者，敬此联合之处为联续之时©，是故当敬彼（自我）于‘不 
离地’中矣。谓其人之智‘不离’，则唯如是知此者也。” 

3 

于是诸婆罗门学徒谓之曰：“请说以何祷语而可得永生耶?”雅 
若洼其夜曰 :“祷 楼达罗之赞诗③也。皆永生者之名，人以此而得 
永生矣!” 

“是如此矣！雅若洼基夜!” 

4 

于是维迭赫王禅那迦，往近雅若洼基夜 ，曰： “尊者，请说出 

① VSrjipasi 今称 Benares, 两小河一名 Varana, 一名 Asi 。 字义牵合，一谓患 

Varayati, 义为“离隔”，与“自我”相离隔也。一谓是 ngayati 义为“消灭”，则分其为 
Vara ^ 与 Nasi 矣。 

② 旦暮昏明之时也。乃印度教徒祷祀静虑之时。 

③ 忌 aZar « dri ; ya ;? i ， 原当作心他 iradWyam ,(据《百道婆罗门书》九，一,― .) 
为《涡遮喿内以全集》第十六书 ，（ V 句 San } h . 16 = Taitt . Samk . 4. 5) 义为“安妥楼达 
罗神之颂祷”。缩减则为“靑色楼达罗《奥义书》”二十六颂， — , 实酥内 
容与《奥义书》思想了不相关^而诵此书之功德，乃能涤除一切罪垢，又见于《解脱奥义 
书》 二 十四颂之末, — L / p . ;亦非适当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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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 

彼雅若洼基夜 遂曰： “婆罗门学徒期满已，则为家主;家主期过 
已，则为林栖士，为林栖士则漫游矣。或不然者，婆罗门学徒期后， 
即漫游，或为家主后为林栖士后(亦如是）。又或者已发誓，或者未 
发誓，或已行洗礼，或未行洗礼，或已息(家中之)火，或无火，彼出 
家之日，即漫游之始矣①。于是有修敬礼于般茶帕底者，是不当为 
也。惟当作火神敬事。盖火神者，生气之神也，由是乃修敬于生气 
之神，此后仅当作三界敬事。而此三界者，萨埵，剌阇，答 
摩也。—— 

‘此汝之胎藏，生处光明布， 

火神兮知此，起增余富。 

以此祝词，人当嗅火气。火之胎藏;生气也。且当祝曰，往生 
气去，娑诃!人或自村落取火来，使其嗅之，如此所云。若不得 
火，则当献祭于水，盖水者 ，一 切天神也。则曰‘晻！我敬奉一切神 
祇，娑诃！’如是奉献已，当取之，以清酥与圣洁之祭品同食。以是 
得知此解脱语(晻! ） ，实三《韦陀》也，是为 4 大梵’，是当敬奉者！长 
者！是如此也!” 

雅若洼基夜如是言。 


5 

于是阿怛理问之 曰：“ 雅若洼基夜！吾问汝，雅若洼基夜，无祭 
祀圣线者，何得为婆罗门耶?” 


① 印度教徒出家之前，有种种仪式。当作最后一次之祭献 （ Vai ^ vanara )， 别师, 
別家人，别子尤有其一定仪俗，息火，分散器皿，剪发，洗浴等事，说详余奥义书中。 

② 此颂出 Az/iarwm 3. 20，1 0 

③ 参《唱书》四，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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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终尽” （ Mahaprasthanam )， 即大举起程登上界之路，亦老寿终尽之谓。 
“若病”下于义当足成曰：“而不堪出家者。” 

参《大林间书》四，四，书。 


雅若洼基夜曰 :“为 彼之祭祀圣线者，‘自我’是也。其进食漱 
口，皆出家人之仪法。于是或作英勇之死，或绝食取尽，或沉于水， 
或焚于火，或作大终尽①。其漫游也，著无色衣，剃发，无所系属， 
清净无恶念，乞食以活，为婆罗门行也。若病 © ，则或以语言，或以 
思念，行此出世道。此乃婆罗门所求得之路，出家人行之，明梵道 
者行之③。长者！是如此也!” 

雅若洼基夜如是言。 

6 

此称“波罗摩诃萨” 者也: 桑婆多迦，阿卢腻，室卫多计都，杜皤 
萨，勒补，泥陀伽，赡荼婆罗多，陀多达列夜，列婆多迦……凡此诸 
人。无显相，无显行，非痴颠而似痴颠行。 

若其三股杖，水瓶，绳索，钵盂，漉囊，发辫，圣线，凡此一切， 
诵:“ 颇诃！娑诃!”悉投诸水，惟寻求“自我”也。 

如其始生之相(无所有也），无分别，无系属，行真实大梵道，捧 
正成就，清净思念，为维持生命计，如定时脱然游行乞食，以腹为 
钵，得与不得而皆平(其居也），废宅，神庙，草堆，蚁封，树根，陶场， 
火祭之处，水中洲诸，山洞，土穴，树穴，瀑布之下，平地旷野，无定 
处也，无所奋力，无我之所有，以清净定念为极归，安立于内“自 
我”，凡不善业皆根除而超上之，如是出世而遗身者，彼则称“波罗 
摩诃萨”，彼则称“波罗摩诃萨”也。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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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ama Up.) 


①分属出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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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黎！晻！ 

盖若人生四期，为十六分。 

是中婆罗门学徒 ( Brahmacaripah ) 有 四:伽 耶怛罗 （ G § yatra ) ， 
婆罗门纳 ( Brahmana ) ,般茶帕底耶 ( Pr 句 apatya ) ,璧理诃 ( By han ) 。 

(入学)行就傅礼之后，三(昼)夜不食盐味，诵“三八音诗”，是 
为伽耶怛罗。 

研读韦陀者，四十八年，每一韦陀以十二年读之，或研读韦陀 
至竟，是为婆罗门纳。 

安于己之室人，节假期往视之，常远避他人之妇，是为般茶帕 
底耶。或者，居本师家中二十四年者，谓之婆罗门纳，居四十八年 
为般茶钵底耶。 

至死不离本师，终身不娶者，为璧理诃。 

2 

家主亦有其四:农生者 ( Varttakavr tti ) ， 隐生者 (Salinavrtti ), 
游方士 （ Yayavara ) ，剧修士 （ Ghorasnnyasika ) 是也。 

是中农生者，正当从事于耕耘，畜牧，贸易，百年之祭祀之事， 
求“自我”。 

隐生者①，供奉而不受供奉，求学而不教人，施而不受报，百年 


①“隐”乃“安隐”，“退隐”之义。亦有“坐”义，“惭愧”义。亦可曰“坐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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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祭祀之事，求“自我”。 

游方士，则供奉亦受供奉，求学亦教人，亦施亦取，百年为祭祀 
之事，求“自我”。 

剧修士，以挹酌滤清之水为其(敬神之)事，日从事于拾取遗余 
粮粒以为活，百年为祭祀之事，求“自我”。 

3 


林栖士亦有四流:外坎那萨 （ Vaikhanasa ) ，乌遁婆罗 （ Udum - 
bara ) ，婆赖契略 ( Bakkhilya ) ，玉那波 ( Phenapa ) 是也。 

外坎那萨者①，（其人)以野生之草木，在村落外从事于敬火之 
仪，以行五大献祀礼，求“自我”。 

乌遁婆罗者 ® ，（其人)晨起，随所视之方向，拾无花果，枣实， 
野生谷，黍，从事于敬火之仪，以行五大献祀礼，求“自我”。 

婆赖契略者 ® ，(其人)蓄发辫，衣破麻布，皮，或木皮衣，在羯 
底迦 ® 月圆日，为花果之献祀，余八月®则为其生业。从事于敬火 
之仪，以行五大献祀礼，求“自我”。 

丕那波者©，（其人)似痴颠，食嫩©叶，果实，随处而居，从事 
于敬火之仪，以行五大献祀礼，求“自我”。 


① 义为 “ VikhSnasa 之学者”。 

② 义为“摘无花果者”。 

③ 一说为身形极小之人物，另一说为童头“禿顶者”。 

④ 时约阳历之十月至十一月间，以月圆近 Krttika , 即昴星团 ( Pleiades )， 故名。 

⑤ 余八月直至雨季。 

⑥ 义为“饮沫者”。 

⑦ 义通常说为“萎落”，但树之“落叶”非可食者。另义为“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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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漫游士亦有四流:古胝遮罗 （ Kuticara ) ，婆怙陀迦 ( Bahudaka ) , 
诃萨 （ Haiisa ) ，波罗摩诃萨 ( Paramahaiisa ) 是也。 

是中古胝遮罗者®，游行乞食于己之子孙家，求“自我”。 

婆怙陀迦 ( Bahudaka ) 者©，携三股杖，水罐，水瓶，肩巾 ® ，漉 
囊，钵盂，屐，坐具，（蓄)发辫，（带)圣线，（系)遮带，（衣)红棕色衫， 
在诸善行婆罗门家，往来乞食，求“自我”。 

诃萨者 ® ，携单杖，剃除发辫，挂圣线，提水瓶水罐，每村仅留 
宿一宵，城市及圣水泉处居五夜，（其间）一夜二夜苦修精进，守月 
盈缩斋法等，求“自我”。 

波罗摩诃萨者⑤，不携杖，剃发，衣水田衣 © ，系遮带，无显相， 
无显行，非痴颠而似痴颠行。（凡)三股杖，水罐，水瓶，肩巾，漉囊， 
体盂，屐，坐具，辫发，圣线，（悉皆)捐弃，居废宅或神庙中，无有法， 
无有非法，无有非真，一切忍，一切平等，（视)土块金石同等，随其 
所遭，向四族姓人乞食，解脱其自我，解脱其自我也。 


① 义为“游行茅舍者”。 

② 义为“多水”，或译“水友”。或竟可0“大涤乞士”。 

③ Paksa 字凡三十三义，无一合者。有译为“双鬌卷发”者，义亦不合。姑译“肩” 
(巾），待考。 

④ 义为“鸿，雁' 喻人之祺游无定。然亦有以鼻息出人气之磨擦声释此二音 
者，吸气声如“诃”，出气声如“萨”。则发声之“阿”声亦寓其间，成“阿诃！萨”，义即“我 
为彼”《韦檀多学之真言也。 

⑤ Kantha 即破布缀成之衣。非袈裟。 

⑥ 即“更髙之诃萨”;得此称名者，必成道之上，近代如罗摩克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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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属出世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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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晻！阿卢尼尝至般茶钵底之世界，往问之 曰：“ 尊者！何由而 
可弃除行业无余耶?” 

般茶钵底谓 之曰： 

汝之儿女，兄弟，亲属等，……以及发辫，圣线，灌献，经论，研 
读，……并“颇诃界”，“颇婆界”，“娑婆界”，“摩诃界”，“瞻那界”，“多 
婆界”，“萨梯阿界以及“阿多拉”，“巴多拉”，“维多拉”，“苏多拉”， 
“罗萨多拉”，“多拉多拉”，“摩诃多拉”(凡此诸下界)，以及“大梵 
卵”，①……汝皆当舍弃，而挈持手杖，肩巾，腰布。其余皆当舍弃也。 

2 

无论为家主，或为梵学徒，或为林栖士，其世事之火©，皆当归 
人腹中之火。三八音诗③，则当安置于自身语言之火中。圣线，则 
当瘗于土或弃于水。 

无论其为茅茨游丐，或梵学徒，必弃其家室，弃其瓶钵，弃其漉 
囊，弃其法杖®，弃其世俗之火也。 


① “大梵卵”即宇宙大全。 

② “世事之火”，谓其在口常生活中所燃之火，祭祀之火等皆是。 

③ “三八音诗”，其日常所诵 持者。 

④ “法杖” ( d 叫？ ia )， 唐音翻“弹咤”，与上文所云所当挈持之“手杖”，原是一字。 
注定谓此乃所以表族姓分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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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茶钵底如是言。 

过此以往，似无所据于《韦陀》教典而行，弃其上达①，每日当 
三时沐浴。入三摩地于“自我”中，契合而为一。于一切《韦陀》中， 
当转 ® 《森林书》，又当转《奥义书》，又当转《奥义书》也。 

3 

唯然，我，大梵也，经线，启明者®也。大梵，亦经线也。我如 
是知，亦经线也。人如是知者，则当弃其三股之经线矣。 

“我舍弃矣！我舍弃矣！我舍弃矣!”如是三视已，则于一切众 
生，施以“无畏”。盖一切皆由我而作也 ®。 

“朋友，汝其保护我！汝为我之力，我之友。汝为因陀罗之金 
刚杵，杀灭黑暗者。汝为我之安宅。凡为罪恶者，汝皆阻抑而禁御 
之矣 !”© 

说此咒语已，乃携持其竹杖,腰布。其为食也，如服 药也; 其为 
食也，如服药也。 

贞行，不伤害，不蓄积，诚实，——(此四德者 ©) ，其努力护 
持®，护持哉！护持哉！ 


① “上达”谓依《韦 陀》 之修为。 

② “转”谓口诵心惟。 

③ 经线 ( stitram )， 启明者 ( sCicanSt )， 此皆取声训。 

④ 德本译本， 则于“ 如是三祝已”句下，作“则取其手杖与腰布”。而续以“其为食 
也”一节(见下），“于一切众生”句又在其后。 

⑤ 德文译本，自“杀灭”句下皆缺，并补文曰 ：“乃 谓杖而言”。一其义是也;乃 
诸简有错杂而然。一一似此本次序较佳。 

⑥ 俗言此四德者即不淫，不杀，不盗，不妄语。而此所谓“无蓄积” （ aparigra - 
ham )， 义较“不盗”为更广。 

⑦ 原文“护持”，后皆作引音，盖延长则郑重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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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是乃为“超上飞鸿”，为浪游之士矣;其坐卧也，皆在地。其 
为梵贞士也，或托泥钵，或携葫芦瓢，或执木盂。 

凡欲望，怒嗔，惊喜，忿恚，贪得，痴迷，诈伪，贡髙，阴暗，我所 
性，我慢，……等，皆当舍弃矣。 

雨季，必有定居®，余八月，则为游方之士而漫游无定;亦可结 
侣而行也。 


5 

诚然，彼知《韦陀》义者，则自其人学以后或以前，凡此皆舍弃 
矣。父也，子也，火也，线也，业也，妻也，……及其他一切，固皆舍 
离，其居世也,为乞食故而人村落,以腹为钵或以手为钵矣！ 

“晻！醢;晻！ 醯; 晻！醯。”——以此语为《奥义书》而操持之 
矣。诚然，如是知此一《奥义书》者，则学者也。 

凡藤树杖，木频果树杖，菩提树杖，兽皮②，腰布以及圣线，皆 
舍弃矣，斯为英雄，盖如是知者也。 

此是维师鲁，至上之步履， 

祀者常见之;有如弥天眼。 

祭司欣赞之，儆觉燃祀火， 


① ••雨季定居”即佛徒所谓“坐夏”。 

② 藤树 ( pMMa ) 所作之杖，乃婆罗门所持。木频果 ( bilva ) 树所作之杖，乃吠奢所 
持。菩提树 ( udmnbara ) 所作之杖，乃刹帝利所持。兽皮乃带毛之皮，所以垫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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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维师鲁，至上之步履①。 

于涅槃所教示者 如是; 此《韦陀》之教示，此《韦陀》之教示也。 


①此」首皆“三八音诗”，原出《黎俱韦陀》 ,1,22,20— 2]，亦见《尼书》五，十。《频 
书》 末。《斯书》 i *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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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ksuka Up.) 


①分属出世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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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于是比邱求解脱者，有其四 流:古 胝遮迦，婆怙陀迦，诃 
萨，波罗摩诃萨是也①。 


古胝遮迦者，如乔答摩，婆罗多洼者，雅若洼基夜，婆喜史多而 
下皆是也。——每食不过八口②，唯在瑜伽道中求其解脱。 

其次婆怙陀迦者，执三股杖，携水罐，蓄发髻，带圣线，着棕红 
色衣。在梵金仙®宅不饮酒食肉，行乞而食不过八口，唯在瑜伽道 
中求其解脱。 

其次诃萨者，于村落中仅留一宿，城市五宿，圣地七宿，不过于 
此也 ®。 食常杂以牛溲牛粪⑤，坚持朔望斋，唯在瑜伽道中求其 


① 此四流见《阿室罗 摩书》 四。 

② “八口”如字义,非谓“八口之家”。 

③ 梵金仙 ( brahmar ?;), 从旧译，谓梵道中之圣人也。其人有家室儿女，故此辈修 


士从之乞食。 

④ 佛法初人中国时，有“浮屠不三宿喿下”之说。盖恐于某处起其沾恋也。 

⑤ 牛溲即 牛溺； 牛粪之食，则《火神古事记 MA 加 - Puraqa ) 中有之，谓以牛粪大 

于拇指者，与酥油等同食之。似佛法初人中国时，佛徒亦曾有此习惯，《论衡》谓楚王英 
曾食“不清”，盖指此事。或以之为药物耶？似牛粪亦非至不洁之物，至今天竺仍以之 
和水而洁净坛场屋壁，或为饼曝乾而以之代薪，亦犹塞上之燃马通耳。密乘典箱中常 
言及雪山白牛之食香草者，取其粪垩治法坛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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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 

其次婆罗摩诃萨者，如桑斡多迦，阿卢尼，施未多凯图，遮蔗婆 
罗多，陀多特列雅，铄克，涡摩提婆，哈黎多迦……诸人皆是 
也。 一- 每食不过八口，唯在瑜迦道中求其解脱。 


其居也，在树根，废宅，火 葬场; 或着衣，或无衣而裸。 

在彼等无法无非法，无得亦无丧，无净无不净，……盖凡对待 
皆超已，视土，石，金，同等也，行乞不分乎族姓①，遍处所见，唯“自 
我”也。 

于是，存其生世之形;无有对待，无所贪执；以纯洁静虑为极， 
安立于“自我”中；为续身命故，如时乞食。而居于废宅，寺庙，草 
棚，蚁封，树根，陶场，火祀处，河洲沙岸，山谷窟穴，树空，瀑布飞流 
之处，牺牲平土之埤。于此等处正修梵道，清净其心，以波罗摩诃 
萨修士之法而舍弃身命，彼等皆婆罗摩诃萨也。 

此《奥义书》也。 


①乞丐亦有非本族姓人不从而乞食者，此辈则无分。 






出世奥义书 ® 

(Sannyasa Up.) 


①分属出世汇者。 




出世奥义书 


367 


赫黎，晻！ 

于是，有人安立祭祀之火者，其卒也，斯逝者之福乐，以《韦陀》 
之咒颂而兴。或亦有人处安乐境，而愿超出人生诸 期①； 

乃撷集献祀祖祢之蔬果，入乎林间，于黑半月初一日之晨，犹 
(最后一次)安置祭祀之火，祭献祖祢，备飨讫事，则以酥油食物等 
投火中敬献大梵神，而诵 咒曰： 

彼全知，遍明，是智成光热， 

献与此圣灌，永生庶可得！ 

于是更从而 诵曰： 

大梵升于天，弥漫此、彼界， 

遍生成万物， 

愿我善愿神，赐予一切福。 

再诵“大梵初始生”云云②。 


① 此数语原文极简而晦，译之只合增文以显义。下文多然。 

② 颂出 《阿他 婆 韦陀》 ，四 ，一，一 ，全文试译 如下： 

大梵初始出,后启为见士， 

光辉髙深相，显示有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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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灌献酥油于火中而 祝曰： 

“献与大梵，阿他婆，般茶帕底，阿褥末底,阿祇尼，尚享! ”① 
更诵“牺牲往牺牲”云云@。 

乃将燧木二片，投入火中，更诵“于是于我友……”第四章，而 
斟酥油灌献于火。唯由是而祀事成焉。 

更诵“阿祇尼兮”云云。宛若取此二木片之火归于身中矣。当 
谨守其誓约而无懈@。 

2 

于是有颂曰： 

(一） 乐于事师尊，修学期已尽， 

《韦陀》解通义，归去师尊允， 

斯人世所称，名“阿室罗敏”。 ® 

(二） 聚同族性©女，尽力燃圣火， 

日夜献灌斟，梵神祀安妥。 


① Svi ? takrt 乃末语呼声，义为歆享善如愿成就。故译曰“尚享”。 

② 此为祝词 二章： 

“牺牲兮，往至牺牲！往至黑丈夫，往至汝摇篮，娑诃！ 

“奉祀之主兮，此汝之幸献，此汝雄猛之咒语,歆享兮，娑诃!” 

③ 燧木乃日常生火用者，今投人火，示不复用矣；中国古用“火炼石”。“于是于 
我友……”四章，出《阿他婆韦陀》十八，一至四。“阿祇尼兮”一诗为： 

“阿祇尼兮！我取阿祇尼， 

威势，光荣，力，人之于我身， 

后嗣与生命,人之于我身！娑诃!” 

④ “阿室罗敏” ( A ^ ramin ), 音翻。 

⑤ “同族姓”谓同阶级，阶级唐译“族姓”，非吾华之所谓族姓也。加婆罗门之子 
娶婆罗门之女。“圣”字原本无文，凑成。即其东火，南火，家主火等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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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财产分诸子，室家离欲情， 

漫游清净地，独往山林行。 

(四） 吸风或饮水，宜果无增上， 

转火人身中，无泪亲土壤①。 

(五） 人若与此俱，云何出家士？ 

是中有其名，云何出家士 

(六） 业果清净体，乃堪出世道， 

称受尊敬人 ®。 

出离火事宅④，林栖道方臻。 

(七） 隐士与妻偕，出世人森林， 

欲念既捐绝，畏惧何由侵？ 

(八） 乐欲既已捐，云何婴痛楚？ 

不愁更处胎，亦无畏寒暑。 

(九） 我欲入深空，至道解脱处 ®。 

4 

于是弃其火已，不复退转。乃当持“曼尼优”一咒，有关于内自 


① 第二句原文作 vihitanottarab phaiaib ， 与杜森所据本及其修正句皆不同。 
“果”作“业果”解为是。“转火”句，义见上章。 

末句义为在地上生活亦不堕泪。 

② “此”字义殊不定。杜森释之为火，说极牵强。“此”当谓“果”，即“业果”。义 
为既是出家人矣，增上之果必虚，参以上颂下颂可知;“是中”谓出世道中。 

③ 第一句原文作 

phalavi suddhangi „ 杜森原本必误 aAgi 为 agni 。 

④ 此本作 agnivarriam , “火色”，误。 

⑤ ** 深空”亦常称“心空”。此颂仅半。——另本第二节终于此，而下段散文为第 
三节。较在第五颂中破分者 为佳。 




370 


徐梵澄文集 


我者，而行其人道礼。着棕红色衣，剃除腋毛阴毛，高举(双臂)拥 
护(斯道），若唯乞食自活，当携漉囊，为护惜生命物故也 ®。 

于是有 颂曰： 

(一） 大净瓶，杓，网，三者与双履， 

御寒水田衣，蔽下腰围布② 

(二） 漉囊，与浴挥，中单③，三股杖， 

外此任何物，修士蓄无当。 

(三） 寝息在沙洲，或亦栖庙宇， 

无使甚恼热，其身遭乐，苦。 

(四） 沐浴与布施 ® ，清洁濯圣水， 

闻誉无欣灌，得谤无诟彼。 

(五） 行乞得食等，木盂，罐，浴具， 

止此在 所许； 

用以安生事，灭除欲根聚。 

诸明在心思中合，从心思生空，从空生风，从风生光，从光生 
水，从水生土，从土生万物。（知此者)臻于大梵®; 


① 此咒语出(阿他婆韦陀》十一，八。“漉囊”乃滤饮水者，恐其中有虫。 

② “三者” ( triviglapam )， 如实亦“三股杖”，然下颂又有 tridandakam , 则为重出。 

姑译为“三者“网” （ Ukyam ) 即绳络，以系诸物者。“水田衣” （ Kamharn )， 即破布缀 
缝而成之衣。 

③ uUarasangab ， 兹译“中单”，即“汗背心”也。亦可谓“柄裆”，但此乃单衣。 

④ “布施”无甚义，徳文课本作“静虑”者，佳。 

⑤ 此本在此句未终处分段，实有 未当。 另本在下节第四颂后分段，亦然，竟宜在 
此句之末分乙，下节以“于是有颂曰”开端，乃为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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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其修为，调制上下气息，乃人乎不老者，不死者，不灭者，不 
变者。于是有 颂曰： 

<-) 肾藏，下气间，叠掌坐容与， 

微啮舌之端，略出一麦许。 

(二） 双目开豆许，上视在眉，耳。 

不听、不闻香，触觉亦无起。① 

(三） 彼处福乐境，大梵最高躅， 

以此修持得。 

堪受尊敬人，自我前生瞩。 

(四） 以此修持为，安心于忏力©， 

生气乃上出， 

离身由顶去，往永生无极。 

于是由顶门(离)身而去矣，此修行者之道路也。彼等臻至于 
此最高道者，不复自其无上高处转还，不复自其无上高处转还矣。 


属《阿他婆韦陀》之《出世奥义书》止此。 


① 第三、四句原文破敝，音节亦不合。修改之而出其义如此。 

② “忏力” BP “多波士 "，即内修密行之 -- 种热情毅力。 






阿他婆顶奥 义书® 

(Atharvasira Up.) 




阿他婆顶奥义书 


375 


杜森译为“我为大梵，为非大梵”，未知何据。 
参《唱书》七，二五，一。 

参《阿他婆韦陀》十，八，二七。 

参《大林书》六，一 . ，— ■ 。 

见《阿他婆韦陀》四 ，一 ，一。 


1 

晻！昔者，天神皆往天 界矣; 遂问楼达 罗曰： “君为谁耶?”曰: 
“我，太一也，太初曾是，今是，且将是也。舍我而外，无有谁何。自 
内而人乎内，亦入乎空间者，我也。我为常，为非常，为显了，为非 
显了，我为大梵，我大梵也 ®。 

我为东，为西，为南，为北，为下，为上。为诸方，为每向®。 
我为阳性，为中性，为阴性®。 

我为三、八音诗 ( GSyatri ) ，为“太阳神颂” ( Sivitri ) ，为四、十一 
音诗 ( Tri § tubh ) ，为四、十二音诗 ( Jagati ) ，为颂唱。 

我为家主火，为南火，为 东火; 我为真理。 

我为牛，为水牛。 

我为《黎俱》，《夜珠》，《三曼》，《阿他婆鸯耆罗萨》。 

我为最老者，最优者，最善者®。 

我为水，为火，为隐藏于双燧木中者;为不变灭者，为变灭者; 
为青莲花，为漉囊。 

我为最前者，居中者，在外者。为‘出自东方之光明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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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遍一切之天。 

有知我者，乃遍一切平等，则知诸天，知一切。明诸《韦陀》及 
凡一切属于《韦陀》之典籍。以《婆罗门书》而乐于婆罗门，以光明 
而乐于光明，以婆罗门之道而乐于婆罗门族姓，以祭献而乐于祭 
献，以寿命而乐于寿命，以真理而乐于真理，以正法而乐于正法，皆 
由我之光热也。……”① 

于是诸天问于楼达罗也，诸天皆瞠视楼达罗;诸天皆深念楼达 
罗也，诸天皆高举其臂，而颂楼达 罗曰： 

2 

(一） 晻！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大梵，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 晻！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维师鲁，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三）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司康陀，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四）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因陀罗，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五）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阿祇尼，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六）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涡柔，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七）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修利耶，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八）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梭摩，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九）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八摄者®，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十）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八超摄者，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① “光明”句直译当是“以牛 iw 乐于牛”。 

② “八摄者”参《大林书》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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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补”界，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二）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颇婆”，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三）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娑婆”，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四）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摩诃”，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① 

(十五）维彼是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大地，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六）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空宇，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七）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上天，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八）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水，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十九）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火，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 卜）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空，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十一）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时，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十二）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琰摩，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二十三）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蜜替豫，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二十四）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是永生者，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二十五）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万有，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十六）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粗者，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十七）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微妙者，于彼乎南无南 
无诃！ 

(二十八）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白者，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二十九）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黑者，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①以上四界参《泰 书》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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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大全，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三十 一） 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真理，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三十二）维彼楼达罗，彼是尊神亦一切，于彼乎南无南无诃！ 

3 

“补”为汝之始，“颇婆”汝之中，“娑婆”汝 之头; 汝成宇宙万形 
色，汝为大梵原是一而为二，而为三。汝为有封域①，为平安，为 
滋大。 

为所奉献者，为非所奉 献者; 为所布施者，为非所布施者;为一 
切，为非 一切; 为大全，为非 大全; 为作成者，为非作成者;为超上 
者，为非超上者，为无上道©。 

“我辈饮梭摩，乃以得永生， 

人乎光辉里，胜得诸神明。 

仇敌夫何为，呜呼永生者， 

生人之诡作，又如我辈何! ”© 

曰，月之前，有微妙神我。而笼括此全世界者，为此一音。 
(晻 !） 此乃并吞创造性④，柔美性⑤，微妙 神我； 以其非可摄持而并 
吞可摄持者，以其存在而并吞存在，以其柔美而并吞柔美者，以其 


① baddhah 兹译“有封域”，本义是“有束缚”，盖谓具于形体,即为此形体所 ffil 也 

② “超 h ” 二句，杜森析原文为 paratna - param ， 则义为“至上之超上者”，较肿 
“无上道”，义亦“至上之目标”。 

③ 出 《黎 俱》八，四八 ，三。 

④ “创造性” ( prSjSptyam ), 音翮般茶钵底性，阳刚性也。 

⑤ “柔美性” ( saumyam )， 音翻梭摩性，阴柔性也。 

“ U 、 月”在此表左右二气脉。“梭摩”训月，义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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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而并吞微妙者，以其如风而并吞如 风者; 然哉！于彼伟大吞并 
者，皈敬兮皈敬！ 

心中安立诸天神，心中安立诸气息， 

心中是汝即是彼，彼常超出三音者 ®。 

其头顶北向(参《唱书》五，十，一），其足 南向； 其在北者，是为 
“晻”声。其为“晻”声也，是神圣呼;.其为圣呼也,遍无 不人; 其遍无 
不人也，是为无穷无尽;其为无穷无尽也，是为 救度; 其为救度也， 
是 纯洁; 其为纯洁也，是为微妙;其为微妙也，是为 电光; 其为电光 
也，是为超上大梵;其为超上大梵也，是为 太一; 其为太一也，则为 
楼 达罗; 其为楼达罗也，则为伊 商那; 其为伊商那也，则为尊神摩醯 
湿伐罗矣。 


4 


然则缘何称之曰“晻”声耶？——盖唯发此声，则引生气上行， 
是以称之曰“晻”声。 • 

然则缘何称之曰“圣呼’’ ( prapavab ) 耶？——盖唯发此声，则 
《黎俱》，《夜珠》，《三曼》，《阿他婆鸯耆罗萨》之大梵，皆使婆罗门皈 
敬而作礼焉 ( pra ^ mayati，namayati ca ) ，是以谓之“圣呼”也。② 
然则缘何称之曰遍漫耶？——盖唯发此声，则有如芝麻油团， 
凡为安静相者，经纬交织者，贯彻周到，是以谓之遍漫也。③ 


① 前二句同《大梵书》二章-末颂二句。 

② 此释乃以前音之相同。 

③ “安静相”参《羯书》三，十三。“经纬”参《大林书》三，六。芝麻团中油遍在，此 
常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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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缘何谓为无穷无尽耶？——盖唯发此声，纵横上下皆不 
可得其穷尽，是以谓之无穷无尽也。 

然则缘何谓之救度者耶？——盖唯发此声，则救人脱于投胎， 
出生，疾病，衰老，死亡，轮回之大恐怖，且护持之，是以谓之救度 
者也。 

然则缘何谓之纯洁者耶？——盖唯发此声，则如呼而生倦，是 
以谓之纯洁者也①。 

然则缘何谓之为微妙者耶？——盖唯发此声，则彼化为微妙 
而克制身体，且轻摩诸肢，是以谓之微妙者也。 

然则缘何谓之为电光耶？——盖唯发此声，则非显了之大黑 
暗中乃得照明，是以谓之电光也。 

然则缘何谓之超上大梵耶？——盖彼为至上之超上者，为无 
上道，为强大者，以强大之力而使人强大，是以谓之超上大梵也②。 

然则缘何谓之太一耶？——盖彼吞食一切生命，以其吞食一 
切也，为永生者，则搏合而敛之，吐生而舒之。行道者，有向南者， 
向西者，向北者，向东者，彼乃凡此之集合道，有在于是者也。聚合 
(诸道)而彼为一，遂推动一切有生者，是以谓之太一也®。 

然则缘何谓之楼达罗耶？盖彼唯由诸仙人，而非由其他 
敬爱者，迅速得其实相，是以谓之楼达罗也@。 


① 此亦声 训:“ 纯洁” ( 纟 u-klam )， “呼唤” (klandate), “生倦” (klamayate) 三字皆有 
klam 之音相同， 

② 此亦音训相通“大梵” （ brahma )。 “强大者” （ b r hat )。 “以强大（之力）” （ b r - 
hatys )。 “使……强大” (bfAhayati) ——谓使“人”可，谓使“事物”亦可，姑谓“使人”。 

③ “于是”通常训为“世 间”。 “聚合”句亦可译为“彼同时为一”。 

④ 此亦音训相牵合 者:“ 仙人” (#>» “迅速 "( dru - tam )。 “实相 ”( rii - pam )。 “楼 
达罗” ( Ru - d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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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白书》 二， 一 。 

伊商那 ( fena ), 字义即“主宰”。此颂出《黎倶韦陀》七，三二，二二。 
“敛人……吐出”云云，参《大 林书》 二，四 ，十。 

《白书》二，十六，同文。 


然则缘何谓之伊商那耶？——盖以其主宰之力，滋生之能，统 
治- * 切天神①。 ： 

英雄兮！我辈向汝高呼， 

有如母牛趋构乳； 

汝为群动之主宰，视天者， 

因陀罗兮存在主！ 

是以谓之伊商那也②。 

然则缘何谓之薄伽梵摩酿湿伐罗耶？——盖彼使敬爱者得 
智，且施以恩慈;盖彼敛人（韦陀)语言而又吐出 之③; 盖彼舍弃一 
切性状，以“自我”智与瑜伽威力而尊大且崇上也，是以谓之薄伽梵 
摩醯湿伐罗。 

此楼达罗之行述也。 

5 

彼神是遍在，他方尽诸方， 

唯彼太初生，而又居胎藏， 

唯彼已出生，出生更方将， 

遍面对诸向，于人住中央©。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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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楼达罗，第二非所拜， 

以其主宰力,统此诸世界， 

彼于有生者，护持主其内， 

万物终尽时，显已斯泯会①。 

-胎藏中，唯彼独安存， 

万物没其内，而由斯 发源； 

主宰、赐福者，明神、颂所敦； 

伊人得见此，永静臻宁魂 ®。 

抛弃此俗世，因网之本根， 

明智以所蓄，奉献于神尊； 

楼达罗兮！楼达罗者，一性之谓也，为永恒者，为原始者，以其 
精力为诸创 造物; 死亡之网，在其前脱落者③。 

于是，由彼(“晻”声），（入乎)“自我”，由三音又半，彼乃发施定 
宁，解除缠结。 

彼第一音者(阿），以大梵为其神灵，色赤;人常静虑乎此者，则 
人大梵之道。 

彼第二音者(乌），以维师鲁为其神灵，色 黑; 人常静虑乎此者， 
则入维师鲁之道。 

彼第三音者（门），以伊商那为其神灵，色黄赤;人常静虑乎此 

① 《白书》，三，一-。 

② 《白书》四，十一;参同《书》五，二。《羯书》一,十七。 

③ 据杜森则“精力”句属上，译为 den alten an Labung - und - Kraft , die Geschop - 
fe 原文 puranam i?am urjena paSavatu 似此译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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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人伊商那之道。 

彼第四半音者(^)，以诸天为其神灵,非显了，舒于太空，色纯 
净如水晶，人常静虑乎此者，则至于莲花品貌。 

是故当敬事 乎此; 牟尼无言表之，此非可摄持者也。 

此 是道; 指定向北，诸天由此去，祖灵，金仙，由此往诣至髙无 
上者，至上道也①。 

微细如发端，处于心中央， 

遍人斯明神，美悦金 辉煌； 

彼居自我中，智者独能识， 

乃克有定宁，他人未能得。 

其间委恕嗔，渴望、世俗烦， 

抛弃事物欲，因网之本根， 

明智以所蓄，奉献于神尊， 

楼达罗兮！楼达罗者，一性之谓也。楼达罗以其永恒原始之 
精力与密行，为主宰者。 

(且)火者， 灰也; 风者， 灰也; 水者， 灰也; 土地者，灰 也; 太空 
者，灰也;夫世间万事万物，皆 灰也; 凡心思，眼目…… ( 皆灰 也）; 盖 
此为波首钵多之蔵言也，彼以灰遍涂肢体，故此亦为波首钵多之祷 
词，所以使众生解除缠网也。 


①“北道”之说，参《唱书》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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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彼楼达罗神，居火中，水中， 

入草丼，树木，为世间万物， 

于彼楼达罗，皈敬乎，其为阿祇尼！ 

彼楼达罗神，居于火中者， 

彼楼达罗神，人草卉、树木， 

彼楼达罗神，为宇宙万物， 

于彼楼达罗，皈敬乎皈敬！ 

彼楼达罗，在水中者，彼楼达罗，在草卉中者，彼楼达罗，在树 
木中者，彼楼达罗，髙举世界者，持地之为二重、三重持载者，群龙， 
居于太空者，于彼楼达罗①，唯皈敬乎皈敬！ 

阿他婆俛首，敬礼皈心亲， 

头上加震撼，自顶净化神。 


阿他婆头顶，宝箧天神盈， 
生气护此元，食成并思成 


① 此下说楼达罗为人之元阳，即头上之生气。 

② 出《阿他婆韦陀》十，二,二六至二七。杜森注在人头上加以震动而净化之者, 
是为“梭摩” ( So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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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神护九天，九空，此九地， 

万有经纬织，彼外亦无物①。 

无有前于彼，无有后于彼， 

舍彼以外无，已是与将是； 

千足而一首，彼遍漫万有， 

唯有彼遍漫，运动转枢纽。 

“时间”生自无灭者， 

以“时’’故称遍漫者。 

此“遍漫者”，薄伽梵楼达罗是也。 

时当楼达罗蛇蟠而睡也，时则众生万物咸摄入其中;时当其吐 
气也，则黑暗生，自黑暗 生水; 彼以指搅水中，则所搅者冻而寒，搅 
之而起沫，自沫生(宇宙)卵，自卵生“大梵”，自“大梵”生风、自风生 
“晦”声，自“喃”声生“太阳神颂”，自“太阳神颂”生三八音诗，自三 
八音诗而起诸世界矣②。 

人所崇敬者，密行与真理也，甘蜜从之流出，为恒常者也。盖 
此为至上密行，为水，为光明，为菁液，为甘露，为大梵也。 

补！颇 I 婆诃！娑诃！晻！南无诃！ 


有婆罗门研读此《阿他婆顶书》者，虽非明《韦陀》者，亦成为 


① 此原本作 na ca divo , 误。必是 nava 。 

② 参《大林书》四，五，十•，“«呼而出”即此所云“吐气”。《唱书》三，十二，《黎 
俱韦陀》一，一六四，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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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韦陀》者;虽未尝从师人道，亦成为已从师入道者;则为以火而 
净化之人，以风而净化之人，以太阳而净化之人，以月光而净化之 
人，以真理而净化之人，则为一切皆已净化之人，为诸天神所知，为 
诸《韦陀》之所护念。则为已沐浴于一切圣洁泉水之人，一切献祀， 
皆已奉行之人。（其功德有同于）已诵“伽耶特黎”六万遍，已诵《历 
史古事记》及《安楼达罗赞诗》十万遍，已诵“晻”声阿庾多@遍。其 
视线所及之人，皆得净化，其(上下）七世之人，皆得净化。——薄 
伽梵如是言。 

有人唯诵此《阿他婆顶书》一遍者，则为纯洁，清净，作事 善巧; 
诵二遍者，得臻至于(天神)群之上首;诵三遍者，则唯如是随之而 
入(道)云。 

晻！真理！晻！真理！ 

此《阿他婆韦陀》中《阿他婆顶奥义书》也。 


①“阿庾多”，旧翻 ayuta ， 说颇不同，一说为万，一说为一万万，一说为一百千百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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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拨刺多，鸯耆罗斯，桑那科玛罗，问阿他婆尊者 曰：“ 尊者！ 
何者为至上规定之静虑而当静虑？此静虑为何事？谁为静虑者？ 
所静虑者何物也?” 

于是阿他婆答彼 等言： 

“晻！此一声乃至上规定之静虑所当静虑者也。 

晻！此一声有其四分，四神，四《韦陀》。此四分所成之声，超 
上大梵也。 

其第一音，为地，为“阿” U ) 音，为黎俱(颂诗)所成，为《黎倶韦 
陀》，为大梵，为诸婆苏，为“伽耶特黎”，为家主火。 

其第二音，为空，为“乌” ( u ) 音，为夜珠(祷祝)所成，为《夜珠 
韦陀》,为楼达罗，为诸《楼达罗，为四、十一音诗，为南火》。 

其第三音，为天，为“门” ( m ) 声，为三曼（唱赞)所成，为《三曼 
韦陀》，为维师鲁，为诸阿帝梯耶，为四、十二音诗，为东火。 

居其末之第四半音，则所汩没之“门” ( m ) 声也，为阿他婆之咒 
词所成，为《阿他婆韦陀》，为宇宙末劫之火，为诸摩楼多，为唯一 
仙人。 

以光明辉煌，自有之荣光。 

初音为赤，为大梵母，以大梵为其天神。次音为朗白，为楼达 
罗母，以楼达罗为其天神。三音为黑，为维师鲁母 ® ，以维师鲁为 


①此三“母”， Brahmi , Raudri , Vigpumati ，各表其天神之能力，则其阴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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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神。 

四音为电光，为一切色，以补鲁洒为其天神。是乃“晻”声之四 
分，四顶;第四分为半音，其实为短音，为长音，为引音。 omw , om 

01X1 o 

如是发音有三种;第四分为“寂静自我”，与作引音则不同，（收 
声之际），当如“自我”之光明突朗。晻！发此一声也，将一切生命 
气息纯然提引而上，因其提引而上 ® ，故谓之“晻”声。 

“圣呼” ( Pratavab )( 即“晻”声），使一切生命气息 ( Pr 郎 &) 归依 
( pr 麵 mayati ) ，且使之敬顺 ( n§mayat i ) 者也，是以谓之“圣呼”。以 
其四成也，遂为《韦陀》与诸天之 渊源； 以凡此皆存持其中也 
( dheyah ) ，遂为“等持者” ( sandhartar ) ;以其救度一切众生脱离痛 
苦怖畏也，遂为“救度者”，为一切所救度者所称。其为维师鲁也， 
则克服一切 （ Vi § puh 与 vijayi § pu 音近，杜森说）。其为大梵 
( BrahmSn ) 也，则抉去 （ abrhat ) —切诸根之用，由静虑而出离之； 
维师鲁乃在思念(末那)中安立之，在此声之末“超上自我”中安立 
之;进乃静虑伊商那 （ ihna )， 盖伊莎 （ id ) 者，此宇宙万物所系 
者也。 

大梵，维师鲁，楼达罗，因陀罗，凡皆由之源出，并诸根及万有 

皆然。其神能则为因，为一切，为福乐者（士对，音翻湿婆），为太 
空，固定安立于中央者。 

大梵、维师鲁、楼达罗，伊湿伐罗、与湿婆。 


①“提上”(&«111^31111111«加185^0，与 Om ， 为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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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为五神，“圣呼”遍以表。 

于此仅专注一刹那者，可得多于行百祀礼 之果; 凡有关于“晻” 
声音，以一切智识，瑜伽，静虑，当静虑之为唯一湿婆，盖“晻”声即 
湿婆也。 

舍弃其余一切而专研乎此者，则此(婆罗门)重生者，解脱乎处 
乎处胎矣①，——解脱乎处胎矣。晻！真理！此《奥义书》也。 

此《阿他婆韦陀》中《阿他婆髻奥义书》。 


①“重生者”为已从事于事师之人。“处胎”谓再生投生也。 





迦那阿祇尼楼达罗奥义书 ® 

(Kalagnirudra Up.) 


①属湿婆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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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是桑那拘摩罗，问迦那阿祇尼楼达罗尊 者曰： 

“尊者！请教我三画法之真义，用何物，在何处，何度量，作何 
画，何咒语，何威力，何神灵，何作者，又何果也?” 

于是迦落阿祇尼楼达罗尊者谓 之曰： 

“所用之物，乃火灰也。当用五梵咒取之，（诵）‘萨、药、遮 

耽 ’ .(Sadyojatam — Taitt. Ar. 10 ， 43—47) ，（诵） ‘ 火为灰， 

风为灰，水为灰，地为灰 ，空为灰’ (Atharvasiras 5) ,(诵）‘玛，那斯，多 

凯， .(ma nas toke RV. 1/114 8) ，（诵） ‘ 玛，诺，摩亨坦 ’ (mi 

no mahantam),M 以水调之，二诵‘怛里雅药沙’ （ triyayusa) 咒，‘怛养 
波羯’ (tryam daka) 咒，‘怛里烁克帝’ (tri^akti) 咒。 

“于头，额，胸，肩，各作三横画。此是商波之神咒，在诸天为诸 
《韦陀》师所授。故求解脱者当行之，不再沦生死也。”① 

于是桑那拘摩罗问之。又 □: “三额纹度量，乃为三画，从额至 
目上，从眉中央至眉中央②。 


① 火灰而不杂泥尘，实为一至洁 之物; 今世则多用檀香木研为粉末代之。色黄, 
亦有用白粉或朱砂者。 

“ 商婆 ” 即湿婆神。 

“诸天”疑当作“诸《韦陀》”。 

② 另本丁•此处分段。亦无必然之理。 

桑那拘摩罗，另本作第八啭“呼声”,较佳。“从额至目上”谓 上下; 从眉中至眉中谓 
左右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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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一画者，家主火也，为‘阿’声，为‘剌阇性’，为‘地’界，为 
(外）自我，为成作力，为《黎俱韦陀》，为晨间沥(梭摩液），其神灵为 
‘大自在’。 

“其第二画者，南火也，为‘乌’声，为‘萨埵性’，为‘空’界，为内 
自我，为愿力，为《夜珠韦陀》，为午间沥(梭摩液），其神灵为‘萨湿 
婆，。 

“其第三画者，东火也。为‘门’声，为‘答摩性’，为‘天’界，为 
超上自我，为智力，为《三曼韦陀》，为第三（日暮)沥(梭摩液），其神 
灵为‘大天’。 

“如是，如法以灰而画此三纹者，无论其人为学究,梵净行者， 
家主，林栖士，游方士，凡其大罪附罪皆涤除矣。遂为已沐浴于一 
切圣泉之人，已研读一切《韦陀》之人，明通一切神灵之人，常念楼 
达罗金咒之人。彼得一切享受已，舍此躯命，遂往与湿婆契合，不 
还生矣。——不还生矣。” 

尊者迦那阿胝尼楼达罗作如是言。 

而有读此(书)者，彼亦唯如是矣。 

晻！真理！此《奥义书》也。 




解脱奥义书 ® 

(Kaivalya Up.) 


①属湿婆道者。 




解脱奥义书 


399 


晻！ 

昔阿湿缚洛衍那，诣尊者波罗弥烯而问 之曰： 

1 

“ 尊者！ 请教我以玄祕最胜大梵明，善人所常敬事者，由之学 
者迅速得除一切罪恶，而往至高无上之神!” 

2 

于是彼祖谓之 曰： “汝自信心，敬爱，静虑，瑜伽而知也。” 

3 

“非以事业，非以子孙，非以布施，——独以出世，永生斯可 
臻至①。” 

“超于上天，隐于内心深处，有辉煌灿烂者，彼等皆入焉。 

4 

“证韦檀多学善决定义，修出世瑜伽，彼等清净萨埵，在大梵世 


①此第二，第三节至此，在德译本为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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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至于尽时，超然不灭 ，一 切皆圆满解脱 ®。 

5 

“在闲寂处，安舒而坐，清净其心，端正其颈项，头顶，身躯，惟 
最后人生期是住，摄敛诸识，诚敬作礼本师®。 

6 

“乃静观心莲，了无尘垢 ® ，清净皎洁，其间(有居者），为明白， 
无忧。 

“为不可思量，非显了，无穷尽相，福乐，安静，永生，大梵胎藏。 

7 

“无始，无中，无卒，是‘唯—者’，是‘遍在者’，为‘智’，为‘乐’， 
为无相，为至神灵者。 

彼与乌摩俱，为超上自在，为宇宙主，三眼，青项，深宁静谧， 

- 如是观照已，牟尼乃人乎万有元胎，大全监临者，超乎黑 

暗者 ®。 


① 此章发端，原本为“于是”，今以“昔”字代之。注家谓“于是”指人已修得四萨 
檀道者 (Sadhana — catu §{ aya ) ，乃往问义云云。 

“超然”句英译本作“超上自我”，并注云“金胎”即高等“ 自我' 可知另有梵本 。以 
上参《大那罗书》拾，二十一。《蒙书》叁，二，六。 

② “端正”句参《白书》二 ，八。 最后人生期即弃绝世事游方行道之期，心于是住。 
antyisVamsthab 然英译本作“已弃去人生（四)期之职责”。于原义稍变。德文本此句属 


下-•颂。 

作礼，即静坐合掌敬礼本师。 

③ “了无尘垢”，英译作“无有剌阇功德”，字义无误，于文未合。 

④ 此本第七颂乃为一颂半，固知自第二颂当摄第三颂上半，以次推至此颂 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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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彼为大梵，彼为湿婆，彼为因陀罗，彼为不灭者，超上自主者， 
唯彼为维师努，为般纳，为时间，为火，为月 © 。 

9 

“唯彼为万有，凡已是者，凡永恒将是者， 

知彼者乃超死亡，更无其他往解脱之道也。 

10 

“‘自我’遍居于万有，万有皆居于‘自我’中， 

如是见者，乃臻于大梵超上者，非由其他道也。 


11 

“以‘自我’为下燧木，以‘晻’声为上燧木， 

“以智识而勤加研摩，学者乃焚去其罪恶。”② 

12 

“唯其人自我为‘摩耶’所蒙蔽者，位于身体，为一切业， 

凡饮食，男女种种享受，彼唯在醒境中求其餍足也。 

13 

“在梦境中，彼耆婆享受苦乐，斯在彼自摩耶所计度之耆婆界。 


① kslo ’ gnib 德译作“死神之火”，“时间”另义为“死神”。或者原本异文。然此亦 
可译为“为死神，为火神，为月神。” 

② 此颂参《白书》，一*，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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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眠时，一切销融，时彼为答摩所克服，入乎乐境®。 

14 

“又合以前生夙业，唯彼耆婆，还梦还觉。 

彼耆婆遂游于三境中，由是而生起万有林林总总。 

乃至此一身三境者，销 归于‘ 持载者，极乐，太一，昭明者’中而 
后已。 

15 

“由彼而生般纳，末那，与一切根， 

空，风，火，水，地，万物持载者@。 

16 

“彼超上大梵,万有之自我，宇宙之大安立处， 

为微妙之至微妙者，为恒常者，唯彼为汝，唯汝为彼也 ®。 

17 

“在醒，梦，熟眠等境中之显为宇宙者， 

此大梵也，此即是‘我’。知此，则一切缠缚皆解。 

18 

“在三境中之为所享受者，能享受者，与享受， 

① “乐境”如文原作“乐相”。“答摩”即黑暗。“自摩耶”即耆婆所自起之摩耶。 
“耆婆”即“生命心灵”。 

② 此颂即《蒙书》贰，一 ，三。 

③ “安立处”参《大那罗书》十一，七。“微妙”参《蒙书》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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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皆异也，为鉴临者，亦唯是智，此即是‘我’，为永恒福 
乐者 ®。 

19 

“万有皆唯生于‘我’中，万有皆于‘我’中存在，万有皆于‘我’ 
中消逝，此大梵不二者，即‘我’是也。 

20 

“唯 4 我’为微妙中之至微妙者，亦如是为至大者，我为万有，为 
多而异者， 

‘我’为最古者，为‘神我’，为上主，为黄金所成，为福乐相 ®。 

21 

“ ‘我’无手无足，有不可思议之威力，‘我’无目而见，‘我’无耳 
而闻。 

4 我’为知者，为有知相，然而无有知‘我’者， 4 我’为永恒 
‘智，③。 


22 

“唯‘我’非以一《韦陀》而可知者，唯‘我’为韦檀多作者，又为 
《韦陀》明者。 

我无功、罪，无生、灭，无身体，诸根，智慧。 


① “境”通常有二义,即境界与物境或对象，此外“境”谓居处，即一耆婆所居之二 
种境界也。 

② 亦如是谓“为至大者中之至大者”。“黄金所成”即所谓“金胎”。 

③ 此颂参《白书》叁,一九。“有知相” ( viviktaropa )， 译“独一相”者，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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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于我无地、水，又无火，又无风，又无空。 

“如是知超上自我相，安居内心者，为大全者，不二者®。 

24 

“全见者，无‘是’无‘非是’者，彼乃臻于清净者，无上自我 
相矣。” 

有研读此“百唱安楼达罗赞”者，彼则为“火”清净化者,“风”清 
净化者，“自我”清净化者， Q 涤除饮酒之罪，已涤除杀婆罗门罪，已 
涤除盗金罪，已涤除违犯与怠弃罪，由是彼为依“阿毗目羯多”之 
士，为超越人生（四)期之人，由常诵此，或（口）诵一过 ®: 

以此得智识， 

灭除生死海； 

故如是知者， 

享受解脱果。 

享受解脱果矣。 

以上《解脱奥义书》第二章。 


① 《百二十集》在此 分章; 谓“以上《解脱奥义书》第一章” 

② “违犯”罪，谓作所不当作者。“怠弃”罪，谓不作所当作者。 
(四）字增文。 

(曰） 字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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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阿他婆韦陀》之《解脱奥义书》止此 ® 。 


①“百唱安楼达罗赞诗”属 Samh . 16)，原为皈敬唱，用以 
安妥楼达罗（即雷电神或摧坏神) 者。 内容与《奥 义书》 无与，然诸后起《奥义书》多道及 
之(如《茶书》二 ，《顶 书》七，《尼书》上，五， 十）。 何以参人此书第二章，诸家无说，或谓 
不能如第一章之究“自我”义者，则可诵该《赞》，故于第二章言之。此乃臆说，无所据。 
杜森假定此 《奥义书》 二十四颂，原诵于该赞诗之后者，诵之已，乃有此散文一段之念 
词，然亦无确据。 

“阿毗目羯多” ( Avimuktam ) —■杜森说谓“原不当得解脱之 Pasupati 神”。是必有 
据。然此亦近于贝纳尼斯城之圣地名，或亦以名该城。故全名当释为“依圣地而修持 
之士”，该城为湿婆教派之中心,迄今犹有圣地之名。 

以上二处，英译本一作“有研读此《夜珠韦陀》之《奥义书》 者”; 一作“由是彼为婆罗 
门信徒”。故皆无说。或者删改，或者原本异文。意》改于理为近。 




尼理心诃奥义书(上 篇， 

(Nrsimhapurvatapaniya Up.) 


①属维师鲁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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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皈敬颂 

诸天兮！吾人其可耳闻吉祥声！ 

群神兮！吾人其可眼见吉祥事！ 

肢体坚强兮，惟以颂以祝， 

以身得享天神所赐之形寿！ 

赐福我辈兮！因陀罗！高名誉！ 

赐福我辈兮！普商！宇宙养育主 
赐福我辈兮！多刹雅！轮无伤！ 

赐福我辈兮！璧赫斯钵底！赐予！ 

(RV. 1. 89. 8; 1. 89, 6.) 


晻！平安！ 

平安！ 

平安！ 

咒王（四八音诗） Mantraraja ， 


乌揭罗毗罗摩诃维师鲁 
瞻璁赖耽萨婆朵侔渴 
尼理心诃俾涩喃宝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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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栗替豫密栗替豫南无密阿诃门。 

(Ugr am viram ， maha-Visnum 
Jvalantam，sarvatomukham 
Nrsirriiaip , bhlsanam , bhadram , 

Mrtyu-mrtyutji namay aham ^ ) 

四支咒 Angamantra 
1 •晻！（即“般纳婆” Pra ^ ava ) 

2. 格理腻希，苏利耶，阿提睇耶诃（即八音一句之“萨未桎” 
Savitr 

Ghrnih f Surya , Adityab )。 

3 . 晻！步尔那刹密尔补涡尔那刹密隙， 

苏伐曷羯赖矜逆汤乐， 

摩诃那刹密隙般斫陀雅持。 

(即“夜珠那刹密”，或三八音“福德赞” J ， Lak § miyaj US 
Om 1 bhur laksmir , bhuvar Iaksmlh , 
suvah kaiakam 9 tan no 
mahalakvsmih pracodayat ,) 

4 . 晻！尼理心诃耶毗特摩醯 
筏曰罗纳渴耶地摩喜 

渴纳曷新诃般斫陀雅特。 

(即“尼理心诃伽耶特黎”或“人狮三八音赞 ”。） Nr 
simha-gayatri 

Oml Nrsiriiiaya vidmahe 
vajranakhaya dhimahi 
tan nah simhah pracoday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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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咒语从来不必解义。前“皈敬”二颂，出自《黎俱》，及“平安” 
三祝，每读《奥义书》开卷必诵之，终卷亦然;讲说之始亦然，终亦然。 
此等深义语，原不可译者，兹试译之，聊存朴式，以见大凡，而备学术 
研究。通行本此书前亦不具“咒王”及“四支咒”，盖必待亲师口授然 
后可持。然若先不读此，则必不明本文所说何事。故总括于此，而 
以罗马字标音者附之。其义亦初不止于此形式之译也。 

咒王 

大维师鲁，英勇雄强， 

光耀辉赫，面对诸方， 

人狮可怖，贤善吉祥， 

我皈敬彼，灭除“死亡”。① 

四支咒 

1•晻！ 

2. 光辉，太阳，太阳神！ 

3. 晻！地、福德，空界、福德，天界、福德兮，青耳者！扬起我 
辈伟大福德！ 

4. 晻！于人狮，我辈明知， 

我辈已思雷电之爪， 

狮子振起吾人心思！ 


第一书 


唯然，（太初），此皆水也。世界唯水而已。般茶钵底(造物主) 


①灭除“死亡”者，谓 人鉀维 师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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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篇至此句，皆出 T a 出， Ar . 1,23。 

此上四句，由“唯然，”起，出 3,1~6„ 
谓宇宙万事万物，由语言消逝兴起。 

此上二语，出 Ta 出. Samh . 5,4,12,1。 


独起于一莲花叶。彼内心意念中，有欲望兴 焉：“ 我当创造世界 
矣!”——是故人以意念响往者，则以语言表之，以行事成之。于是 
有颂曰： 

由之欲望初生起，意念元种即 是此； 

得知“有”根在“非有”，智者心中求动理。 （ RV . 10,129,4,) 

彼欲望有所往昔，则倾向之也。 

“彼”(造物主)乃内修密行，修密行已①，则见此咒王人狮四八 
音诗;遂由此吐生一切凡世间所有者。是故人说凡一切世间所有 
者，皆此四八音诗，凡存在者皆是。唯然，凡此群有，皆自此四八音 
诗起，既起，乃由此四八音诗而生存，（终也），又还于此四八音诗而 
逝矣©。于是有此(颂）曰： 

四八音诗为元始，四八音诗为 终止； 

四八音诗为语言，唯由语言逝又起③。 

唯然，是诗颂之无上者，此四八音诗也®。 

2 

唯然，土地与其海洋，与其山岳，及七岛屿，当知皆彼(咒)唱之 
第一行也。空界，与聚居其间之夜叉，乾达婆，阿萨罗群众，当知皆 
彼(咒)唱之第二行也。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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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与聚居其间之婆苏，楼达罗，阿提睇耶众，并一切天神， 
当知皆彼(咒)之第三行也。 

无尘，超上之空，大梵之自相在于其间，当知其为该(咒）唱之 
第四行也。 

有人知此者，则且至于永生矣。 

《黎俱》，《夜珠》，《三曼》，《阿他婆》，此四《韦陀》并其附支，及 
其诸派，则此四行也。 

云何静虑？是何神道？若干支体？何等神道？云何唱诵？谁 
为仙人？ 

3 

彼般茶钵底遂 曰:此 萨未桎八音句，美富所润泽，为唱诵之一 
支，有人知此者，唯为美富所润泽矣。 

诸《韦陀》皆以“晻”声始。有知此“晻”声为唱诵之一支者，则 
胜得三 界。此二十四音大福德赞，为唱诵之一支，有人知此，则享 
长寿，美誉，光荣，知识，自在。 

是故当知此唱诵并其支咒，有人知此者，彼且至于永生。 

此萨未桎，“晻”声，福德赞，不可教妇人与戍陀。当知此三十 
二音之(咒)唱;有人知此者，彼且至于永生。萨未桎，福德赞，“晻” 
声，若有妇人与戍陀知之者，则死而下沦。是故永不当教彼等。而 
有以此教之者，彼教师唯以此死而下沦矣！ 

4 

彼般茶钵底遂 曰:维 阿祇尼(火神），诸《韦陀》，及宇宙万有，生 
命气息，与诸识根，畜牧，食粮，永生，权威主，自在主,英雄主，当知 
皆此咒唱之第一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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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唱赞书》 一 ，六，六。 

Tain. Ar. 10,11,12 。 

k ^ irod ^ ava ， 诸家皆译作“牛乳海”,义即是“淡水海”。 
出 KV . 1，22,20，余《书》中常见者。 


太阳为《黎俱》，《夜珠》，《三曼》，《阿他婆》相者，太阳中黄金之 
神人①，当知此该咒唱之第二行也。 

为草木之主，星宿之王，为梭摩(月光)者，当知此该咒唱之第 
三行也。彼大梵，彼湿婆，彼赫黎，彼因陀罗，彼阿祇尼，彼不变灭 
而超上之自在主当知此则该咒唱之第四行也。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掩！乌揭罗”为第一行之首唱，“瞻滴赖”为第二行之首唱， 
“尼理心”为第三行之首唱，“密栗替豫”为第四行之首唱。是当 
知也。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是故不当随处宣说此咒。若欲传授，则传子，倘其有志于学， 
且授其他学徒。 


当知安外淡水海@中之人狮，瑜伽师所静虑之“超上道”④，皆 
此咒唱也。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毗罗”为第一行半段之终唱，“耽萨”为第二行半段之终唱， 
“诃俾”为第三行之终唱，“密栗替豫”为第四行之终唱。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是故此咒唱无论由谁阿阇黎之口授而得者，唯由此而其身从 
生死解脱，使其得解脱，有望得解脱。喃喃念之，唯由此而其身乃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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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天神之容色。是故此在“迦利”世中①为大(解脱）门，而无其他 
者。是故当知此咒唱并其诸支。人而知此，则有望于解脱矣。 

6 

晻！ 

正道，真理，超上梵，神人，人之狮子形， 

黑赤，永贞，奇眼目②，商羯罗③色红且青， 

乌摩之夫，畜牧之主，持三叉者，无量光荣聚，一切明学主，万 
有之主宰，大梵主，大梵道之主 ® ，以《夜珠韦陀》而颂赞者，——当 
知皆此呪唱也。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当知“摩诃”为第一行后半之始唱。“婆朵”为第二行后半之始 
唱。“涩喃”为第三行后半始唱。“南无”为第四行后半之始唱。人 
而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是故此咒唱即“真，智，乐”所成之超上大梵，人而知此,在斯世 
遂得永生。是故当知此咒唱并其诸友。人而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7 

唯然，以此而造物主创造万物矣。由其创生万物，故为万物 
主。万物皆随此而起，往与大梵结合而同其世界⑤。是故当知此 
咒唱并其诸友。 

① “斗争世”谓现代人世。 

② 出 Ta 出 • Ar . 10, 12。 

③ 即湿婆，乌摩 ( Uma ) 之夫。‘‘持三叉者”常译作“持弓者”。 

④ 出 TaiK . j 4 r . 10，47。 

⑤ 参 Taitt . Br . 3, 12,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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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当知“维师鲁”为第一行之终唱，“侔渴”为第二行之终唱，“宝 
陀”为第三行之终唱，“密阿诃门”为第四行之终唱。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凡此，皆彼(般茶钵底)所自宣称者也。当知凡任何在“自我” 
在“大梵”中者，皆此四八音诗。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凡女子或男子愿欲往此世间者，此咒(王)乃赐之以遍自在，无 
论其卒于何处，临殁则天神为之说救度之超上大梵道。彼由此而 
得永生，则且至于永生矣。 

是故当念此(“晻”声)于咒唱 中间; 是故此咒唱支即般茶钵底， 
有如是知者，则为此咒唱支，为般茶钵底。 

此大《奥义书》也。有人知此大《奥义书》者，彼在生功行圆满， 
则亦为大维师鲁矣，亦为大维师鲁矣。 

第二书 

1 

维诸天尝畏惧死亡，罪恶，（生死)相续。彼等皆往修敬于般茶 
钵底，则授以此咒王人狮四八音诗。诸天由是皆克服死亡，度出罪 
恶，度出轮回，是故人有畏惧死亡，罪恶，轮回者，则当持此人狮四 
八音诗咒王，彼乃克服死亡，度出罪恶，脱出（生死)轮回也。 

维此“晻”声，为其第一音者，为地，为“阿”字母，以诗颂成者, 
为《黎俱韦陀》，为大梵神，为诸婆苏，为三八音诗，为家主火，—— 
是则此咒唱之第一行也。 

第二音者，为空，为“乌”字母，以祝祷成者，为《夜珠韦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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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师鲁，为诸楼达罗，为四行十一音诗，为南祀火，——是则此咒唱 
之第二行也。 

第三音者，为天，为“门”字母，以唱赞成者，为《三曼 韦陀》 ，为 
楼达罗，为诸阿提睇耶，为四行十二音诗，为东祀火，——是则此咒 
唱之第三行也。 

第四半音者，在声之末，是“梭摩”界，为“晻”声，以《阿他婆诗 
颂》成者，为《阿他婆韦陀》，为坏劫火，为诸摩楼多，为“维罗托”(行 
十音)诗，为唯一仙人，为光辉者，一是则此咒唱之第四行也。 


2 

第一行八音，（余)三行皆八音。如是乃有三十二音，“四八音 
诗”乃三十二音诗，宇宙万事万物，以此“四八音诗”而吐生，万事万 
物，以此“四八音诗”而敛摄。 

此有其五支 :四行 为四支，合“晻”声之全咒，为第五支。 

晻！纥利陀耶南无诃 
Oml hrdayaya namah 
晻！室罗犀娑诃 
Om} sirase svaha 

晻！室迦雅蔼婆沙咤 
Oml sikhayai vasat 

晻！羯婆遮耶晬 
Oml kava caya hum 
晻！阿司怛罗耶颇茶。 

Oml astraya phad 

(诵此五句），当以第一行与第一行合——(即诵云 :“乌 揭罗毗 


罗摩诃维师鲁。晻！纥利陀耶，南无诃”)——以第二行与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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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第三行与第三行合，以第四行与第四行合，以第五行与第五 
行合。（即诵完“晻！乌揭罗……”全咒，再诵此第五句“晻！阿司 
怛罗耶颇荼”)凡此诸界皆交互错综者，是故诸支交织。——“晻!” 
此声即是万有，是故每一音前后皆有晻声。大梵师教人如是位列 
诸声色。（即诵云 :晻！ “呜”！晻!，喃！ “揭罗”！啤!，暗！ “维”! 
晻！…… ） 


3 

惟当知其第一位为“乌揭罗”，——人而知此，则臻至 永生； 当 
知第二位为“毗罗”，第三位为“摩诃维师鲁”，第四位为“瞻嫡赖 
耽”，第五位为“萨婆朶侔渴”，第六位为“尼理心诃”，第七位为“俾 
涩喃”，第八位为“宝陀”，第九位为“密栗替豫密栗替豫”，第十位为 
“南无密”，第十一位为“阿诃门”。 

人而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此四八音诗有十一字，以四八音诗，吐生此宇宙万有;亦以四 
八音诗，而宇宙万有凝敛。是故当知此宇宙万有皆四八音诗。 

有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维诸天谓般茶鉢底曰:“何以谓之，‘乌揭罗’也?” 

般茶钵底曰 ：“由 ‘彼’之威权，而一切世界，一切天神，一切自 
我，一切有生，皆得‘举起’ （ ud gr h 择 ti )， 永远创生，滋蕃，存住，又为 
彼等所尊尚，所升举也。 

颂赞兮！年少英名车战士， 

奋扑有如雄猛狮。 

努力！唱诗人！狮子！可赞颂！ 

异于我辈者，汝军当下之 !”0? V . 2. 33, 11) 

是以谓之“乌揭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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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何以谓之“毗罗”也？ 

由“彼”之威权，而一切世界，一切天神，一切自我，一切有生， 
皆得“安息” ( viramati ) 皆使归于安静，永远创生，滋蕃，存住也。 
由是而生兮， 

英雄，善行才能士， 

沥梭摩者，诸天友！ CRV . 3, 4, 9) 

是以谓之“毗罗”也。 

然则何以谓之“摩诃维师鲁’’也？ 

“彼”漫遍一切界，又为(彼等)所漫遍，如油遍渗胡麻之团，（内 
中）上下左右无不浸透，（胡麻团于油)亦互漫遍，为其所漫遍， 

高逾彼者无其他， 

彼也遍入于万是， 

般茶钵底有后嗣， 

贯三光为十六事。 （ Va ). Samh . 8, 36) 

是以谓之“摩诃维师鲁”也。 

然则何以谓之“瞻请赖耽”也？ 

也“彼”之威权，而一切世界，一切天神，一切自我，一切有生， 
以自有之光明而朗耀，发其辉煌，使其明丽，又自炽盛也。 

太阳神，激动者，光明者，照明者，被照耀， 

炽燃者，引燃者，灼热者，焚热者，潘烧者， 

赫丽者，辉映者，美艳者，美化者，福乐者。 ( Taitt . Br . 
3, 10, 1, 2，） 

是以谓之“瞻尚赖耽”也。 

然则何以谓之“萨婆朵侔渴”也？ 

盖“彼”虽无识根，而遍无不见，遍无不闻，遍无不行，遍无不 
取，“彼”遍往而遍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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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初已存，太始先万物，由彼乃生起，世界之护主。 
万物超度时，皆往归于彼，彼面对万方，我乃皈敬彼。 

是以谓之“萨婆朵侔渴”也。 

然则何以谓之“尼理心诃”也？ 

盖一切众生，人为最勇猛最优胜者，狮为最勇猛最优胜者，故 
“超 t 自在主”为“人狮”，为利乐世界故，乃有此不朽之相。 

是此维师鲁所当颂赞者为此英勇事， 

有如野兽逍遥隐山野， 

在彼广阔三步下，一切众生得安稳。 （ KV . 1. 154, 2) 
是以谓之“尼理心诃”也。 

然则何以谓之“俾涅喃”也？ 

盖睹其相，则 • -切界世，一切天神，一切有生，皆惧而逃也。自 
于无论何物则皆无所畏。 

“风”畏彼而吹，“日”畏彼而升， 

“火神”，“因陀罗”，第五为“死神”， 

皆由畏彼故，急尔前路徇。 ( Taitt . 2, 8、 

是以谓之“俾涩喃”也。 

然则何以谓之“宝陀”也？ 

盖“彼”自为“贤善吉祥”也，时时布施“贤善吉祥”，为“赫丽者， 
辉映者，美艳者，美化者，福乐者 ”。 ( Taitt . Br . 3. 10, 1) 

“诸天兮！吾人俟以耳闻吉祥事！ 

群神兮！吾人悦以眼见吉祥事！ 

肢体坚强兮，乃以颂以祝， 

以身而享天神所赐之形寿! ”0? V . 1，89, 8) 

是以谓之“宝陀”也。 

然则何以谓之“密栗替豫密栗替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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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彼”于自有之信士，若唯思念“彼”者，则以“彼”之威权，将 
其死亡与颠殒皆销灭矣。 

賦予性灵、生力于万有，彼之命令诸天尽遵循， 

彼之光影为永生，乃能灭除死亡神， 

是何天神吾人奉芳禋？（尺 K 10, 121， 2) 

是以谓之“密栗替豫密栗替豫”也。 

然则何以谓之“南无密”也？ 

盖一切天神，皆皈敬“彼’’，求解脱者与大梵论师(皆然)。 

于是婆罗门拿斯钵底乃说所持咒， 

其中因陀罗，婆奴拏，密怛罗，阿黎玛…… 

诸天皆得安乐宅。 ( RV . 1, 40, 5) 

是以谓之“南无密”也。 

然则何以谓之“阿诃门”也？ 

我是大道之初生者， 

先于诸天，在永生之腹， 

彼施我者，彼唯我护， 

我为食，我又食彼食食者，（了〉》_«. 3, 10) 

全宇宙我皆征服。 

如黄金辉赫，彼如是知者。——此即《奥义书》也。 

第三书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底 曰： “人狮四八音诗咒王之能力与种子, 
尊者！请教我辈也!’’ 

于是般茶钵底 曰:“ 此人狮‘摩耶\乃吐生万物，保持万物，摄 
敛万物者也。是故当知‘摩耶’即此能力。有人知此‘摩耶’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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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度出罪恶，彼且至于永生，享大福乐。-一大梵论师 议言： 
(此咒唱之末音），为短音耶？长音耶？延音耶？——若(诵之)为 
短音，则焚去一切罪恶，彼且至于永生。若(诵之)作长音，则当得 
大福乐，彼且至于永生。若(诵之)作延音，则得为智者，彼且至于 
永生。于此仙人有诗为证： 

于是而饮之,上达且胜利。（此行出 6. 17, 2) 
福乐与美富，(压梭摩之)石， 

小母、与母牛，因陀罗之兵，人说为第六， 

我知此皆是，梵胎藏同似， 

我乃归往彼， 于世保寿命。 

唯然，凡此万有之最高归宿，空也。凡此一切众生，唯自空生。 
唯有空生已，而生存。其逝也，皆返归于空。是故当知空为(万有 
之)种子。于此仙人有诗 为证： 

天鸿凌太清，空界为婆苏， 

祭坛作执事，觞列居上头。 

安宅人内中，又侣神仙俦， 

处于大道内，亦寓苍天周， 

自水自土生，自道自山出， 

万有彼皆是，是真是太一。 

( RV . 4, 40, 5； Kat ^ h . 5, 2； Mahanar . 10, 6) 彼如是知 
者。——此即大《奥义书》也。 

第四书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底 曰:“ 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诸支咒,请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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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也，尊者!” 

于是般茶钵 底曰： “当知般纳婆，萨未桎，夜珠那刹密，尼理心 
诃伽耶特黎，皆支咒也。若人知此，则且至于永生。 

“‘晻’！此声乃世界万有，其说 如次： 

“凡曾是者，今是者，将是者，皆唯 4 晻’声，又超此三时者，亦唯 
‘晻，声也。 

“盖凡此一切，皆‘大梵’也，而‘大梵，者 /自我 ，也。此‘自我， 

四分 

“居醒之位，外觉，七肢，十九口，享受粗重体，为‘宇宙遍是 
者 '此第 一四分之一。 

“居梦之位，内觉，七肢，十九口，享受微妙体，为 4 光明者’，此 
第二四分之一。 

“其间眠者无所欲，不见有何梦，此为熟眠。熟眠境中‘为一 
者’，唯智慧聚，阿难陀所成，享受阿难陀，心思为口，是智慧者，此 
第三四分之一。彼为万有之主，彼为遍智者，彼为内中之主宰，彼 
为万物之胎藏，为存在者之始卒。 

“非外觉，非内觉，非内外倶觉，非智非非智，非智慧聚，不可 
见，不可触，不可摄持，无有相，无有表②，不可思，不可说明，真元 
与‘自我’相缘而为一，诸表③皆息，为福乐，不二，此第四四分之 
一。 ——是即‘自我’，是所当知者。” 


① 凡此皆出《晻声奥义书》。 一 至七。 Man 4 ukya ~ Vp . 1--7 

② 此在 alakjsujam 后，作 alingam. 

③ 此“表”谓“宇宙间或世界之引伸，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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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是有“萨未桎”者，三八音诗也，以祝唱而说者，遍漫此万事 
万物。“格理腻希”，此二音也;“苏利耶”，此三，“阿提睇耶’’此三 
(音)也。唯此乃“太阳神颂”之八音诗。此诗以美富而润泽。有人 
知此者，唯为美富所润泽矣。 

于是有颂曰： 

唱赞声高天，诸天位依立， 

若人不知彼，唱赞复何益？ 

我辈知彼者，今于此间集。 

( RV . 1, 164, 39) 

唯然，有人知此“太阳神颂”者，无用于《黎俱》，《夜珠》，《三 
曼》矣。 

晻！步尔那刹密尔补涡尔那刹密隙， 

苏伐曷羯赖矜逆，汤乐， 

摩诃那刹密隙般斫陀雅特！ 

此“大福德赞”也，为“伽耶特黎”，凡二十四音。唯然，伽耶特 
黎，即是此一切凡存在者。是故有人知此“大福德赞”者，则享受大 
福乐矣。 

晻！尼理心诃耶毗特摩醯， 

筏日罗纳渴耶地摩喜， 

汤纳曷心诃般斫陀雅特①。 

唯然，此“尼理心诃伽耶持黎”，诸《韦陀》诸夭神之本始也。人 
如是智者，为有本始者也。 


①此二首义译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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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底曰：“当以何咒赞颂天神，得其欢悦，而现 
示其自体之真也？愿尊者敬之!” 

于是般茶钵 底曰： 

晻！乌！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大梵神，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揭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维师鲁®，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摩醯首罗 © ，我唯皈敬飯 
敬彼！ 

晻！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补鲁洒®，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摩！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伊湿伐罗 ® ，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诃！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智慧”神，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维！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室利”神 © ，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师鲁！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高黎神©，我唯皈敬飯 
敬彼！ 


① 旧译“遍人天”。 

② 义为“大自在主”。 

③ 即“神我”。 

④ 即“自在主”。 

⑤ 义为“吉祥”，“善美”。 

⑥ 即湿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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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瞻礪！ 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般羯理谛”®，我唯皈敬 
皈敬彼！ 

晻！赖！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毗提耶” © ，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耽！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晻”声，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萨！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四半音”，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婆！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韦陀》并诸支与诸派，我唯 
皈敬皈敬彼！ 

晻！朵！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五火，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侔！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七“维耶纥诗” ® ，我唯皈敬 
皈敬彼！ 

晻！渴！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八“护世”，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尼理！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八婆苏，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心！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诸楼达罗神，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诃！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诸阿提底耶神，我唯皈敬皈 
敬彼！ 


① 8卩“0性’％ 

② 8卩“明”。另读可译为“无明”。——自“大梵”神以下五神皆阳性，配以“智慧 
(女)神”以下五神皆阴性。 一 _-成偶。 

③ Vyah r ti , 即“三圣呼” bhur , bhuvah , svah , 见《唱赞书》三，十五，三。表“地， 
空.天”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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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俾！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八“摄者”®，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涩！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五大“实有”，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喃！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时间”，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宝！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摩奴，我唯皈敬板敬彼！ 

晻！陀！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死”神，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密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琰摩，我唯皈敬坂敬彼！ 
晻！替豫！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灭绝”神，我唯皈敬皈 
鼓彼！ f 

晻！密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般纳”，我唯钣敬皈 
敬彼！ 

晻！替豫！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苏利耶，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南！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梭摩②，我唯皈敬皈敬彼！ 
晻！无！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维罗吒补鲁洒”，我唯皈敬 
皈敬彼！ 

晻！密阿！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耆婆”，我唯皈敬皈 
敬彼！ 

晻！诃门！晻！人狮提婆尊，彼即是万有，我唯皈敬皈敬彼！ 
如是，般茶钵底 言：以 此三十二咒语，常颂赞天神，则天神欢 
悦，而示现其自体之真也！ 

是故有人以此咒常颂赞天神，彼则见天神，则见一切，彼且至 


① “摄者”即眼耳等，见《大林间书》三，二。 

② “梭摩”义作“月神”“月光”之神，于此 较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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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生。——彼如是知者。此大《奥义书》也！（三) 

第五书 


1 

维昔诸天谓般茶体底 曰: “请说圆轮，所谓大圆轮者，满一切愿 
解脱门，瑜伽师之所称也，请敎我辈矣，尊者!” 

于是般茶钵 底曰： 

唯然！此“美观”之巨轮也，有其六辐。是故有其六辐，即轮有 
六叶。年之季也六，与季相应。其中为毂，诸辐皆安立于毂中也。 
摩耶者，蒙蔽此一切者也，而摩耶无触于“自我”,是故其外为摩耶 
所周围。 

于是有八辐八叶之圆轮，“伽耶特黎”，八音诗也。与“伽耶特 
黎”相应，其外为摩耶所周围。一一境界，此摩耶皆起。 

于是有十二辐十二叶之圆轮。“者迦底”，十二音诗也。与“者 
迦底”相应。其外为摩耶所周围。 

于是有十六辐十六叶之圆轮。而“补鲁洒”十六分①。与“补 
鲁洒”相应。其外为摩耶所周围。 

于是有三十二辐三十二叶之圆轮。“阿耨涩卓浮”，三十二音 
诗也。与“阿耨涩卓浮”相应。外则为摩耶所周围。 

以诸辐而此(论)乃善巧合成。诸辐，诸《韦陀》也。以诸叶而 
此(轮)遍处转旋。诸叶者，诸诗颂也。 


①参《唱赞书》六，七，一。 





尼理心诃奥义书(上篇) 


429 




2 

唯此圆轮，“美观”巨轮也。中间毂内，有“救度咒”®。彼一声 
(晻! ） 之为人狮者，即此声也。 

①原文 tarakam , 即“救度者”，“咒”字乃顺久气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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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叶之上，即六音“美观”（“咒”，不详。轮图中姑以六音实 

之)。 

八叶之上，有八音之“那罗衍那耶”咒。 

十二叶之上，有十二音之“婆苏提婆”咒。 

十六叶之上，有“摩怛理羯”之始音，并其鼻音收声与嘘气收 
声①，为十六分。 

三十二叶之上，有三十二音，人狮四八音诗咒王也。 

唯此是“美观”巨轮，满一切愿解脱门，是《黎俱》所成，《夜珠》 
所成，《三曼》所成，婆罗门所成，永生性所生者。 

其东，诸婆苏所坐也。楼达罗坐其南，阿提底耶诸神坐其西， 
毗室卫提婆等坐其北。大梵天，遍入天，大自在天坐毂之中央。日 
与月在左右两旁也。于此有诗为 证曰： 

唱赞声高天，诸天位依立， 

若人不知彼，唱赞复何益， 

我辈知彼者，今于此间集。1，164, 39) 

有知此大圆轮者，无论其为儿童或为少年，乃为伟大，则为教 
师，为一切诗颂之教者，以此四八音诗为灌献，以此四八音诗而颂 
唱也。 

此(大圆轮咒符)辟除邪恶晦气，度出死亡，从师受得己，当系 
于项下，臂上，或发髻上。以大地并其七大洲为贬施，不足以酬也。 
是故有人以信心不论施此与谁，是则为赂施矣！ 


①“摩怛理羯 ”( n ^ t r ks ) 即字母，原文作“并其诸点”，是谓合 n 葬音收声在字母 
上之一“点”，并宇末嘘气收声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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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昔诸天般茶钵底曰 ：“此 四八音诗咒王之功果，请为我辈说 
之也。尊者!” 

于是般茶钵 底曰：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彼则为阿祇尼所纯洁 
化，为涡柔所纯洁化，为阿提底耶所纯洁化，为梭摩$所纯洁化，为 
真理所纯洁化，为大梵所纯洁化，为维师鲁所纯洁化，为楼达罗所 
纯洁化，为《韦陀》所纯洁化，为大全所纯洁化，——彼则为大全所 
纯洁化者矣! © 


4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则度出死亡，度出罪 
恶，度出杀婆罗门罪，度出毁胎罪，度出杀人罪 ® ，彼度出一 
切，——度出一切矣！ 


5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则禁制阿祇尼,禁制涡 
柔，禁制阿提底耶，禁制梭摩，禁制水，禁制一切天神，禁制一切妖 
魔，禁制一切毒物，彼禁制一切毒物矣。 


① “梭摩”于此解为“月神”，较合。 

② 以上“第五《书》”--，二，三段，在此译所据原本《百二十奥义书集》中，作为第 
五书之第一章。以下诸小段又各为一章，至第八章中含三段而止。由末语之重复可 
见。兹略其章数，顺序排下。 

③ 直译当是“杀英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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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彼乃胜得“补”界，彼乃 
胜得“补婆”界，彼乃胜得“娑”界，彼乃胜得“摩诃”界，彼乃胜得“瞻 
那”界，彼乃胜得“多波士”界，彼乃胜得“萨替扬”界，彼乃胜得一切 
世界——胜得一切世界矣®。 


7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彼乃召遣凡夫，召遣天 
神，召遣龙蛇，召遣夜叉，召遣妖魔，召遣一切， ■ —彼乃召遣一 
切矣。 

8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则为以“斟灌礼”②祭祀 
者，以“十五赞礼”祭祀者，以“十六赞礼”祭祀者，以“十七赞礼”祭祀 
者，以“二十九赞礼”祭祀者，以“三十三赞礼”祭祀者，以“马祭”③祭 
祀者，彼为以一切仪法而祭祀者，——以一切仪法而祭祀者矣。 

9 

有人恒常研习此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者，则为诵读《黎倶》，诵读 


① “七世界”为 bhur , bhuvar , svar , mahar , jana * tapas ， satyam 。 

② Agni ? tcxna , 为灌献“梭摩”液于火以祀神之礼,以四日准备“梭摩”液，于第五日 

之早，午，暮，为二次斟灌，各用其唱赞祝语及种种仪法，行之一日而毕。常规为用“十二 
赞”。然有用十五赞者，称 Ukthya ， 十六赞者，称 § o ^ a ^ in ， 十七赞者，称 Vajapeya ， 二十九赞 
者，称 Atiratra ， 三十三赞者，称 Aptoryima ， 凡此，参 Br . 3，39。 

③ 参《大林间书》注一■，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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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珠》，诵读《三曼》，诵读《阿他婆》，诵读《鸯耆罗萨》，诵读诸(《韦 
陀》)支派(之书），诵读《古事记》，诵读仪法经传，诵读迦陀，诵读人 
赞，诵读“啤”声，而人诵“晻”声者，则诵读一切矣，则诵一 
切矣！ 

百未尝入学者，同于一已入 学者; 百已入学者，同于一家主;百 
家主同于一林 栖士; 百林栖士同于一游方士;满百游方士同于一诵 
“楼达罗”赞诗者;百诵“楼达罗”赞诗者，同于一研读“《阿他婆》顶” 
与“《阿他婆》髻”(两《奥义书》) 者; 百研读“《阿他婆》顶”与“《阿他 
婆》髻”者，乃同于一诵此“咒王”者。 

唯然，此无上之居也，诵此咒王者居之，是处日不炎，是处风不 
吹，是处月不照，是处星不耀，是处火不爇，是处死不入，是处无有 
苦，唯有常乐，超上阿难陀，永恒安静，长远吉祥，自大梵始而皆皈 
敬者，瑜伽师所静虑者，瑜伽师往至彼处，则不返也。于此有诗 
为证： 

此乃维师鲁，至上之步履， 

祀者常 见之: 有如弥天眼。 

祭司欣赞之，儆觉燃祀火， 

即此维师鲁，至上之步履。 

(jRV. 1 ， 22, 20 -21) 


而此则无欲者所能享有，一-此则无欲者所能享有也。 






尼理心诃奥义书(下篇) ® 

(Nrsimhottaratapaniya Up.) 


①属维师鲁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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晻！ 

(皈敬二颂同前。） 

晻！ 

平安！（三祝同前。）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底 曰：“ 此‘晻’声，为‘自我’之微妙逾于极 
微者，请为我辈说矣!”——曰:“如是!” 

“晻！此声者，世界万事万物也！其说 如次： 

“凡过去者，现在者，未来者，此一切皆唯是‘晻’声。其余一切 
超此三时者，亦皆唯是‘晻’声。盖此一切皆是大梵，此大梵即是 
自我》，，① 

人由“晻”声而以“大梵”与“自我”合一也，由“晻”声而以“自 
我”与“大梵”合一也，则享受彼太一，无老，无死，无畏者于此“晻” 
声。此世界一切三身，化入此中为一，盖皆唯由是而成也，皆收摄 
于此“晻”声。于是当联系此三身“ 自我” 于彼三身“超上大梵”，如 
其为粗重也，如其为享受粗重者也;如其为微妙也，如其为享受微 
妙 者也; 如其为一体也，如其为享受“阿难陀”者也。 

“此自我有四面 :居醒 之境者(知觉粗重体者），七肢，十九口， 


①以上皆出《晻声奥义书》。下别出者，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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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粗重体（是四自性之维室锇），为‘宇宙遍是者’，此第一 
面。——居梦之境者(知觉微妙体者），七肢，十九口，享受微妙体， 
是四自性之泰茶萨，为‘金胎'此第二面。——其间眠者无所欲， 
不见有何梦，此为熟眠。居熟眼境中为一者，唯智慧聚，阿难陀所 
成，享受阿难陀，心思为口（是四自性之“般若”），为‘自在主’，此第 
三面。彼为万有之主，为遍知者，为内中主宰，为万物之胎藏，为存 
在者之始卒。”® 

凡此三者，为熟眠，梦，及唯摩 耶境; 盖“自我”唯一之味为智。 
至若第四位，有四自性，②(余三)一一涵藏于第四位中故，由遍入， 
允可者，允可，无分别性(故），此中亦摄熟眠，梦，及唯摩 耶境; 盖 
“自我”唯一之味为智，于是有教 言曰： 

“非粗重觉，非微妙觉，非俱觉，非智非非智，非智慧聚，不可 
见，不可触，不可摄持，无有相，不可思，不可说明，真元与自我相缘 
而为一，诸表皆息，为福乐，安静，不二，此谓第四（面），是唯自我， 
是所当知者。” 

“自在主”被摄持于此第四位，于此第四位矣！ 

2 

而此“自我”，在醒境中，无梦，无 熟眠; 在梦境中，非醒(读原文 

为 ajagratam ) ，非 熟眠; 在熟眠境中，非醒，非 有梦; 在第四境中，无 

,、 

有醒,无有梦，无有熟眠，无有改变，永恒，无极，唯一之味为“真”。 
盖如是矣。 


① 以上圆弧中语，乃此《书》所增，又为该《奥义书》中所无。 

② 此“四自性”亦可说“四自我”，即“遍人”，“允可者”，“允可”，“无分别”四者„ 
前三位即皆涵于第四位中，故亦摄“四自性' “遍人”原文为“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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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见之见者，闻之见者，语言之见者，意念之见者，智之见 
者，般纳之见者，答摩之见者，大全之见者，是故与此一切为不同 
者，为异相者。 

此为眼见之监临者，此为耳闻之监临者，此为语言之监临者， 
此为意念之监临者，此为智之监临者，此为般纳之监临者，此为答 
摩之监临者,此为大全之监临者。是故为不变易之伟大“精神”，于 
此一切为最可亲者，为“阿难陀”聚，盖如是光耀于万事万物前，唯 
此一味(指“阿难陀”，与前之“智”，“真”为三位一体者），无老，不 
朽，永生，无畏，是“大梵”也。 

而此“不生者”，（既有其）四面，（或四个“四分之一”。）当以诸 
字母与“晻”声合之为一。 

“醒境中（四自性)之‘宇宙遍是者’(维室俄），为（四相之）‘阿， 
字母(盖此‘阿’字母有其四相，为粗重者，微妙者，种子，监临者。 
由此‘阿’字母之相），为‘获得’（义）故，或为‘为第一’（义）故，（且 
由粗重性故，微妙性故，种子性监临性故），获得此(世界)一切，且 
为第 一 ，——彼如是知者。 

“梦境中（四自性)之‘光明者’（金胎），为（四相之） 4 乌’字母， 
(盖此‘乌’字母有其四相，为粗重者，微妙者，种子，监临者。由此 
‘乌’字母之相），为‘超上性’（义)故，或为‘两边性’（义)故，（且由 
粗重性故，微妙性故，种子性故，监临性故），则超智慧之极诣，居两 
边而等平，彼如是知者。 

“熟眠境中（四自性）之‘智慧者\自在），为（四相之）‘门，字 
母，（盖此‘门’字母有其四相，为粗重者，微妙者，种子，监临者，由 
此‘门’字母之相），为‘建立’（义)故，或为‘灭没’（义)故，且由粗重 
性故，微妙性故，种子性故，监临性故，则建立此万物，而又为其灭 
没也。——彼如是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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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音,当一音一音作之①。 

其次，“第四者”，摄“自在”而为自主，自为自在主，自为光明， 
有四自性，即遍入，允可者，允可，无分别者。 

盖“遍人”即此“自我”也，如此世界在劫末时，劫火与太阳之 
焰辉。 

盖“允可者”即此“自我”也。以其自体予此宇宙万物，唯处理 
此万事万物为其自体，如太阳之于黑暗。 

允可，则唯一味，即此“自我”，唯智为相，如火已焚烧可焚 
者也。 

无分别者，即此“自我”，非语言思议境性故。 

而以智为相，有四相者，唯此“晻”声。盖此四相之“晻”声，由 
遍人，允可者，允可，无分别性为“啤”声自体，即是“自我”。以名色 
为自体者，世界万事万物也。为“第四者”故，为智相故，由遍入，允 
可者，允可，无分别相性故，此世界万事万物，无分别相，此中了无 
分别，于是有此 教言： 

“第四无音，不可触，诸表皆息，而安静，福乐，不二，——如是， 
‘晻’声唯是‘自我’，以其自我而人‘自我’，乃如是知者也。” 

是人者，当以人狮四八音诗咒王，而知“第四者”。盖此(咒王） 
照明“自我”，能合系一切，不受克制，为“主宰”，遍漫，常为炽耀，无 
无明，无业果，破除自我之缚，永恒不二，为“阿难陀”相，为宇宙万 
物之安立处，唯“真”，尽除无明，黑暗，痴惑之我也。 

是故唯当以此“自我”与彼“超上大梵”联合为一，则为英雄为 

①此据原本作 matra matrahpratimatra ^ kurySd ， 此不甚有意义;德文杜森译文， 

则作“一切音当于第一音中重复得之”，似所据原本有异。或是加的 ma 的 yam 。 又引 
韦伯所据本曰 amatramatrayam pratimatrah kurySd ， 则义为“每 一 音当于无音之音中重 

得之”。存参。 





人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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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唯然，为此“晻”声之第一音者，彼乃其次（人狮咒王）之第一 
行。第二(音)为第二(行），第三（音）为第三（行）；第四（音）以遍 
人，允可者，允可，无分别为相，以此，又以第四行，而寻思人四自性 
之“第四者”，以此，以“第四者”观照而摄持(一切）。 

唯然，“唯此‘晻’声，为其第一音者，为地，为‘阿’字母，为《黎 
俱韦陀》，为《大梵》神，为诸《婆苏》，为三八音诗，为家主火, -一 此 
则(咒唱之)第一行也。” ® 此在诸行中，又皆有四自性，为粗重，微 
妙，种子，监临者故。 

“第二音者，为空，为‘乌’字母，以祝祷成者，为《夜珠韦陀》，为 
维师鲁，为诸楼达罗，为四行十一音诗，为南祀火,——此则第二 
行也。” 

此在诸行中，又皆有四自性，为粗重，微妙，种子，监临者故。 

“第三音者，为天，为‘门’字母，以唱赞成者，为《三曼韦陀》，为 
楼达罗，为诸阿提睇耶，为四行十二音诗，为东祀火，——此则第三 
行也。” 

此在诸行中又皆有四自性，为粗重，微妙，种子，监临者故。 

“第四 半音者，在声之末，是‘梭摩’界，为‘晻’声，以阿他婆诗 
颂成者，为阿他婆韦陀，为坏劫火，为 4 维罗咤’诗，为唯一仙人，为 
光耀者云。——此则第四行也。” 

此在诸行中又皆有四自性，为粗重，微妙，种子，监临者故。 

诸音既(于)一一音(中)作之，观照遍入，允可者，允可，无分别 


①此引号中语•皆出（上)《书》二，一。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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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而摄持(一切于其中），(是人)则为智者，永生者，明智而为献祀 
者，纯洁，内敛，无碍。 

人以调息制气而体验此(“自我”），观此世界万事万物，无有气 
息遍漫，则(得)大全成就，为永生所成之四自性者，万事万物所成 
之四自性者。 

于是当以此四七自相 ® 四自性 © 之“自我”，安立于大宝座即 
根本火上(参《大林间书》五，九），为火相之“晻”声也。 

以七自相(为 “地” 等七）四自性之“阿”音，为大梵，安 于胳； 

以七自相(为“空”等七）四自性之“乌”音，为维师鲁，安于心； 

以七自相 ( 为“天”等七）四自性之“门”音，为楼达罗，安立于两 
眉中央； 

以七自相 ( 为“梭摩”界等七 ） 四自性，四七相四自性之“晻”声， 
为遍自在，安于十二数之末 ( 即三音各四自性，为十二数)。 

以七自相，（同上）四自性，四七相，四自性，为阿难陀为永生相 
之“晻”声，安于十六数之末(即三音并“晻”各四自性为十六数）。 

于是，当以阿难陀与永生(之“晻”声），四分而敬拜之（即敬拜 
大梵，维师鲁，楼达罗，遍自在。此谓“四分”或“四重”），亦如唯独 
敬拜大梵，唯独敬拜维 师鲁， 唯独敬拜楼达罗，唯三者分别，又唯三 
者不分别，四重以奉献而敬拜有形有相者，又摄为无形无相者。于 
是以光焰（即所谓“根本火”之光焰）而遍透三身(谓粗，微，种子三 
身）。弓 I 燃安立其中之“自我”，彼光焰之为“自我”精神相者，则藉 
之以 为力； 以其功德(谓粗，微，为始因，三者)而立一性，摄大粗重 


① “相”亦是“性”，使译文稍明晰，故如此说。“四七”，谓“四个七”或“四乘七”。 
“七”，即前文之为“地”，为“阿”字母……为“空”……等，一一各有其七。此以本文解本 
文，较妥。 

② “性”亦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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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于大微妙者中，摄大微妙者于大为始因者中，在诸音而观照为遍 
漫，允可者，允可，无分别相者，遂摄(此世界万物)焉。 

4 

维此“自我”，“超上大梵”，“晻”声，为“第四者”而光耀于“晻” 
声之顶者，当以四八音诗敬拜之，雍容诵之，摄之以“晻”声，而静虑 
其为(一己之)我也。 

于是，唯此“自我”，“超上大梵”，“喃”声，为“第四者”而光耀于 
“晻”声之顶者,十一自性之“自我”，人狮，当敬拜之，摄之以“晻”声 
而静虑之(“十一自性”谓“人狮咒”有十一字）。 

于是，唯此“自我”，“超上大梵”，“啼”声，为“第四者”而光耀于 
“晻”声之顶者，当以“晻’’声而静虑之，当以四八音诗，——于“真， 
智，乐”所充满诸自体为九自性者，——以为充满“真、智、乐”之“自 
我”，“超上自我”，“超上大梵”而敬拜之，以（一己之)我摄之为“自 
我”，以皈敬或唯以四八音诗，而与“大梵”为一。（九自性谓该咒之 
前九字，即除末二字，义为“我皈依”者。以上三段，第一说当静虑 
一己之我，第二谓当静虑“人狮咒”，第三段言以此二者合一于“大 
梵”而静虑之。“以皈敬”另本拟作“以意念”， manaA ) 

唯然，唯彼为“人”，盖彼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为一切之 自我； 
彼为“狮”，为“超上自在主”，盖彼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为一切之自 
我，遍吞一切，“人狮”独一，是“第四者”。 

唯此是“乌揭罗”，唯此是“毗罗”，唯此是“摩诃”，唯此是“维师 
鲁”，唯此是“瞻缚赖”，唯此是“萨婆朵侔渴”，唯此是“尼理心诃”， 
唯此是“俾涩喃”，唯此是“宝陀”，唯此是“密栗替豫密栗替豫”，唯 
此是“南无密”，唯此是“阿诃门”。 

如是，修持瑜伽，于“大梵”则静虑四八音诗，亦于“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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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二颂曰： 

“安立狮子，联合己之子，功德持， 
用牛角抵触 ®。 

非真者，屈服战栗，投之狮子食， 
彼哉英雄士！ 

“以角触，以足踏， 

而自加 敛摄； 

倚向彼，多顾盼， 

人狮自辉赫。 


5 

于是唯此“阿”声者，义为“最能臻至”者也。（此以 aptatama 
之发声“阿”音 表之; 义为“最能获得”或“臻至”）。唯在于“自我”， 
“人狮”，“大梵 ”中; 而此则为最能臻至者;盖彼为监临者，自在主， 
故为遍人。盖彼为宇宙万有，为最漫遍者。凡此宇宙万有，皆“自 
我”也，唯是摩耶。——唯此是“乌揭罗”，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 
“毗罗”，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摩诃”，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 
“维师鲁”，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瞻缚赖”，盖为最漫遍者。唯此 
是“萨婆朵侔渴”，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尼理心诃”，盖为最漫遍 
者。唯此是“俾涅喃”，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宝陀”，盖为最漫遍 
者。唯此是“密栗替豫密栗替豫”，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南无 
密”，盖为最漫遍者。唯此是“阿诃门”，盖为最漫遍者(“漫遍”义亦 
是“臻至”）。 

人狮唯是“自我”，唯是“大梵”。有如是知者，彼无欲，已离乎 


①注家谓“角”为“晻”声，所触所踏者，即此识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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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其欲望皆已圆满，是即以“自我”为其欲望者。彼诸生命气息 
不离，而唯凝聚于此。彼唯是“大梵”，亦归往“大梵”矣！（参《大林 
间书》四，四 ，六； 三，二，十一。 

于是唯此“乌”声者，义为“最崇高”者也(此以 utkmatama 之 
发声“乌”音表之。义为“最尊上”或“最崇高”）。唯在于“自我”， 
“人狮提婆”，“大梵”中。是故，唯此是真理 自相; 盖除此以外，无其 
他不可量者，非由“自我”光照者。而此则自是光明，无所执着，是 
不见其他之“自我”。由是非以其他(方式）而得荣誉，唯此“自我” 
乃为“最崇高”者也。——唯此是“乌揭罗”，盖为最崇高者。唯此 
是“毗罗”，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摩诃”，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 
“维师鲁”，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瞻缚赖”，盖为最崇高者。唯此 
是“萨婆朵侔渴,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尼理心诃”，盖为最崇髙 
者。唯此是“俾涩喃”，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宝陀”，盖为最崇高 
者。唯此是“密栗替豫密栗替豫”，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南无 
密”，盖为最崇高者。唯此是“阿诃门”，盖为最崇高者。 

是故唯当如是而知“自我”，唯“自我”是“人狮提婆”，“大梵”。 
有如是知者，彼无欲，已离乎欲望，其欲望皆已圆满，是即以“自我” 
为其欲望者。彼诸生命气息不离，而唯凝聚于此。彼唯是“大梵”， 
亦归往“大梵”矣。（参:同前。） 

于是，唯此“门”声者，义为“大权能”者卑(此以 mahavibhuti 
之发声“门”音表之。义为‘‘大权能”)。唯在于“自我”，“人狮提 
婆”，“超 上大梵 ”中。是故此为非小者(参《唱赞书》七，二四，一）， 
无分为相，自是光明。唯“大”为最漫遍者，最崇高者。唯此“大 
梵”，亦是遍知，是大摩耶，大权能者。——唯此是“乌揭罗”，盖为 
大权能者。唯此是“毗罗”，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摩诃”，盖为大 
权能者。唯此是“维师鲁”，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瞻缚赖”，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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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能者。唯此是“萨婆朵侔渴”，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尼理心 
诃”，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俾涩喃”，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宝 
陀”，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密栗替豫密栗替豫”，盖为大权能者。 
唯此是“南无密”，盖为大权能者。唯此是“阿诃门”，盖为大权 
能者。 

是故，当以此“阿”声“乌”声,而思人此“自我”，最漫遍者，最崇 
高者，唯是智者，大全见者，遍监临者，遍摄持者，遍爱处者，唯“真， 
智，乐”者，唯一味者，辉耀于此万事万物前者。又以“门”声，而当 
识 其为最漫遍者，最崇高者，大权能者，唯“真，智，乐”者，唯一味 
者，唯“超上大梵”。 

“人狮提婆”唯是“自我”，“超上大梵”。有如是知者，彼无欲， 
已离乎欲望，其欲望皆已圆满，是即以“自我”为其欲望者。彼诸生 
命气息不离，而唯凝聚于此。彼唯是“大梵”，亦归往“大梵”矣! 
(参 :同 前。） 

般茶钵底如是言。 


6 

维彼诸天欲知此“自我”也，而邪恶之阿修罗欲吞彼诸天。诸 
天 思惟: “吓！我辈且吞灭此罪恶阿修罗矣！” 

于是诸天已知“自我”，在“晻”声极顶而光耀者，“第四者”之第 
四相，（已知）“雄强”与非“雄强”，“英勇”与非“英勇”，“大”与非 
“大”，“维师鲁”与非“维师鲁”，“光辉者”与非“光辉者”，“遍面”与 
非“遍面”，“人狮”与非“人狮”，“可怖”与非“可怖”，“贤善”与非“贤 
善”，“死之死亡”与非“死之死亡”，“皈敬”与非“皈敬”，“我”与非 
“我”, —— 由“人狮四八音诗”而知之。彼罪恶阿修罗者，对之乃化 
为光明，为“真、智、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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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人>有染污未尽涤者，当知此“自我”，在“晻”声极顶而 
光耀者，“第四者”之第四相，由“人狮四八音诗”(而知之）。则彼罪 
恶阿修罗，对之转化为“真、智、乐”聚之光明矣。 

彼等诸天超出光明，而于第二者(参《唱赞书》八，九，一），见其 
疑畏，（进而）以人狮四八音诗，求在“晻”声极顶而光耀者，“第四 
者”每四相之“自我”，唯以“晻”声乃得安立其间；而在斯世界万物 
前显耀之光明，对彼等乃化为不显，不二，不可思，无有相，自体光 
明阿难陀聚之空。彼如是知者，唯化为自体光明之“超上大梵”矣。 

彼诸天者，“既捐弃后嗣之想望，财富之欲求，世间之贪恋”(参 
《大林间书》三，五 ，一； 四，四，廿二)及其相济之资具，无罪染，无执 
持，无发辫，无祭祀线，如盲，如聋，为痴，如寺人，如喑哑，如颠狂， 
逍遥以游，而“安静，柔和，敛退，坚忍，定一”(参《大林间书》四，四， 
二三），“乐于自我，嬉于自我，合于自我，得至欢于自我者”，（参《唱 
赞书》七，二五，二)，唯识“晻”声为“超上大梵”，为自体光明之空， 
则亦唯在其间圆成矣。 

是故循行诸天之道者，则唯在“晻”声“超上大梵”中得其圆成， 
彼唯以自我而见“自我”“超上大梵”矣。于是有 颂曰： 

“系无角者于诸角， 

乃系人狮于诸角， 

双角增系以一角， 

彼三天神高上坐。”① 

7 

(按: “无角者”即“第四者”。 

①此颂似隐语，而义皆前文已说。“诸角”8卩“阿”“乌”“门”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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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角”亦即“晻”，故以“人狮”定想之。“双角”即“阿”与“乌”， 
增一角为“门”声。“三位天神”即大梵。维师鲁，楼达罗。） 

一、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 底曰： 

“请更教我辈矣！尊者。” 一 - 

曰： “如是!” 

此“自我”也，当以“阿”声 求之: 不生故，不灭故，无老故，不朽 
故，无畏故，无忧故，无痴故，无饥故，无渴故，不二故。（此十语皆 
始以“阿”声。如 ajat 沾 t 。） 

为崇高，为高躅，为上达，为正起，为高视，为髙上作者，为高上 
行者，为高照，为高涌，为变化高尚自如;彼“超上之狮”也，当以此 
“乌”声求之。（此十语皆始以“乌”声。如 utk ^ atv 扣。） 

以“阿”声为“自我”，以“乌”声前半联结之，化为雌狮子，更以 
“乌”声后半，联结此雄狮子;为伟大故，为强力故，为尊严故，为解 
脱故，为大天故，为大自在故，为大真敌，为大智故，为大乐故，为大 
主宰故，当以“门”声而与彼“自我”合一。（此十语皆始以“门”声， 
如 mahattv § t ) 。 

彼无身，无根，无气息，无黑暗，唯“真，智，乐”。有人如是知 
者，则为自主矣。 

二、 若问人 曰：‘ ‘汝为谁?”——人辄曰 ：“我 也!”（我，音翻曰 
“阿诃门”。）凡此一切悉皆如是。 

是故，“我”为一切之名（参《大林间书》一，四，一）。其始音之 
“阿”，与此“阿”声，一也。 

盖此“自我”即宇宙万有，此在万有 之里； 万有实无有无自我 
者，故“自我”即是一切。是故当以此为一切之自我之“阿”声，而求 
此为一切之自我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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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宇宙万有，皆“大梵 ”也; “真、智、乐”为相。以“真，智、乐” 
为相者，即此一切。盖此一切皆“真”，“真”即是“此”(“此”谓“存 
在”）。盖此一切皆“智”，照明也。照明也(者，智也）。 

何者为“真”？——是此非此，内中证验也。何者为内中证验？ 
是此非此，非以语言可说，唯以内中证验可得。（此第二答之“是此 
非此”，“此”字指“内中证验”，故“唯以”句当足成曰：“唯以内中证 
验本身可得。”又“得”字在原文是“说”,义作“得”字较易解而免误 
解。）“智”与“乐”亦皆 如是; 非以语言可说，唯以内中证验可得。其 
余万事万物，悉皆如是。此是无上阿难陀。 

彼“大梵”者，名为“大梵”(即“婆罗门”)。其末音之“门”，与此 
“门”声，一也。是故当以“门”声而求“超上大梵”。 

(若人)问曰：“此如是耶?”一~则 曰： “‘乌’ ！（是如此也）。”于 
此无疑。是故当以“阿”声求入此“自我”，与“门”声之为“大梵”者 
由“乌”声结合之，无疑矣。 

彼无身，无(识）根，无（生命)气息，无黑暗（性），唯“真、智、 
乐”，有人如是知者，则为自主矣。 

三、此宇宙万有，皆“大梵”也。食者性故。（据此本作 attf 
tvat D “食”表生灭进化，《奥义书》中常见。）为雄强故，为英勇故， 
为大故，为维师鲁故，为光辉故，为遍面故，为人狮故，为可怖故，为 
贤善故，为死之死亡故，为皈敬故，为我故。盖“大梵”即永恒性。 
为雄强故，为英勇故，为大故，为维师鲁故，为光辉故，为遍面故，为 
人狮故，为可怖故，为贤善故，为死之死亡故，为皈敬故，为我故。 
是故以“阿”声寻求“超上大梵”已，当以“门”声而求心思及诸识之 
策进者，心思及诸识之监临者(参《由谁书》，一,一)。 

若彼于万有皆无睹也，则此万有皆人 其中； 时若彼而醒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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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万有又皆从彼而起也。彼既吐生此万物已，则又皆吸纳之，碎捣 
之，焚烧之，吞食之 ; 然后以其自我悉施与之。遂为超雄强者,超英 
勇者，超大者，超维师鲁者，超光辉者，超遍面者，超人狮，超可怖 
者，超贤善者，超死之死亡者，超皈敬者，超我者。常坚住于其自体 
之尊大性中矣。 

是故当以此(“自我”之为“门”声者），与“阿”声义为“超上大 
梵”者，由“乌”声而结合为一，无疑矣。 

彼无身，无根，无气，无暗，唯“真、智、乐”，有如是知者，则为自 
主矣！于是有 颂曰： 

以角（“阿”)联半角(“乌”）， 

以角（“乌”)而系之(“阿”）， 

而又以此角（“乌”）， 

后角上(“门”)系之(“阿”）。 

于是论第四者。 

人狮，“自我”也;“自我”，纵横交织(而漫遍）者也。宇宙万事 
万物皆在 其中; 此是一切之自我，即是一切。然又非织人也，盖此 
是不二，唯是独一而无殊异。盖事物非真，而此似是织入，乃“真” 
之全，“智”之全，“乐”之全，唯是一味，不可摄,亦无任何其次者。 

此“晻”声，纵横交织(而漫遍）者也。若人 问曰： “其如是耶? 
非如是耶?”人辄答 曰：“ 晻!”(是也!）而“晻”声者，语言也。语言， 
世间万有也。尽此宇宙万物无非声者。而此“晻”声，智所成也。 
万有，智所成也。 

是故在超上自在主中，唯此(“自我”与“晻”声)为一。此即永 
生，无畏，此即“大梵 ”;“ 大梵”，无畏者也。彼如是知者，则为无畏 
之“大梵”矣。——此秘密义。 

此“自我”，允可者也。盖允可其自体为此宇宙万物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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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万物非自有其自我。然此非织入，亦非允可者，无着故，无变异 
故，异此无他有真实性者故。 

此“晻”声，允可者也。盖人说“晻”而允可。而语言即是“晻” 
声。唯语言允可此宇宙万有。“晻”声，智所成也。盖智，使此宇宙 
万有无自我诸为有自我。 

是故在超上自在主中，唯此为一。此即永生，无畏，此即“大 
梵 ”;“ 大梵”，无畏者也。彼如是知者，则为无畏之“大梵”矣。—— 
此秘密义。 

此“自我”，以允可为一昧 者也; 是智慧之全。盖此美耀光辉于 
此宇宙万物前，故唯全智慧。然此非织入，亦非允可者(故亦非允 
可），盖此宇宙万物，在其自体则非真有（必以此“自我”乃为真有 
也 

此“晻”声，以允可为一味者也。盖人说“晻”声而允可。而语 
言即是“晻”声，盖唯语言允可。“晻”声，智所成也。是唯“智”而 
允可。 

是故在超上自在主中，唯此为一。此即永生，无畏，此即“大 
梵大梵”，无畏者也。彼如是知者，则为无畏之“大梵”矣。—— 
此秘密义。 

此“自我”，无分别者也，无第二者故。此“晻”声，无分别者也， 
无第二者故。此“晻”声唯智所成。 

是故在超上自在主中，唯此为一。是无分别者，亦非无分别 
者; 此中无有任何判分。唯此中无有任何判分也，若以为其中似有 
判分者，其人必百分，千分，得死而又死矣(参《大林间书》四，四，十 
九)。 

是此不二者，自体光明，摩诃阿难陀，乃为“自我”。唯此是永 
生，无畏，此即“大梵”，“大梵”，无畏者也。彼如是知者，则为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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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梵”焉。——此秘密义。 


9 

维昔诸天谓般茶钵底 曰：“ 尊者！请教我辈此‘晻’声之为‘自 
我’也!”——曰 ：“如 是!” 

此“自我”也，为监视者，为同意者，是为狮子；以智为相，是唯 
无变异，而遍处得知。盖无有第二者，（理)成，唯有“自我”，（理） 
成，无第二者。唯由摩耶，似有 别物; 而彼“自我”，独为超上，唯此 
即是宇宙万物。盖如是则为智，而全世界为无明。唯“自我”为“超 
上自我”，自体光明，虽无(所知)境，由智性故知，盖于此非知，是由 
内中证验。 

而摩耶者，黑暗为相，是由内中 证验; 是为冥顽，痴暗为性，无 
尽 空虚; 此为其相。此虽时而现示或此或彼，又常为退转，而愚痴 
之人，见为“自我”。此现示其为真者与非真者，以成就与非成就 
性，由自主与非自主性。是如无花果种子，为同一，而有（生）多无 
花果树之能，(摩耶)唯一，（而有多能。） 

是如同一无花果种子，（种子）为一，而能生多由自分出无花 
果，皆以此为种子者，一一其中皆圆满 真在; 此摩耶亦唯如是，现示 
由自分出诸多田地，(参《薄伽梵歌》十三章），周遍圆满，似作成“耆 
婆”，“伊莎”，自仍唯是摩耶与无明也。 

此摩耶是多方，是善坚住，是多枝叶。自分为功德(“功德”即 
“萨埵，剌阇，答摩”），于枝叶亦分功德，遍处为大梵，维师鲁，湿婆 
诸相，为精神(之光)所照明。是故唯由彼“自我”而出此三(位一体 
之)相，遍处为胎元性。彼亦为有自知之“耆婆”，主宰之“自在”，遍 
为一切自我之“金胎”，是为三相。盖此“自在”,如其为自在，显了， 
精神，遍人，即此行与知之自我，即是一切，即一切所成，一切“耆 





尼理心诃奥义书(下篇) 


453 


婆”，（亦)一切所成，然居一切位，是以为小(“小”谓“限于其位”)。 

然彼（自我），既创生群有，诸根(谓“识根”与“作业根”)“毗罗 
遮” (BP “物质能力”），“提婆多”(即“诸识”），诸韬笥(即“五俱舍”）， 
乃人乎其中，不迷乱而似迷乱，静定而似动作，则唯由摩耶也。 

是故此“自我”唯是不二，唯真，恒常，纯洁，明智，真实，解脱， 
无染，神奇，为独一无上“阿难陀”，独自一味。是由此“量”而 知:盖 
此世界万有为真实，而真者，唯自古极成之“大梵”，盖此中无任何 
其他以内证(谓“经验”)而得者。由内证而得之“自我”中无无明， 
自体光明，为监临一切者，不变，无二。于此见唯真实，其他为非真 
实，是为真理。如是自古非有所生者，安立于自体中者，且全为阿 
难陀与智慧之聚者，（由内证)成就，(非由内证)不成。 

此是维师鲁，伊商那， 大梵; 亦是其余一切漫遍者。是故一切皆 
唯此纯洁，明智，自相无系，自相是乐之“自我”。盖此万有非无“自 
我”者，然非“自我”，先于万有已成就故。然此万有未尝或是，盖唯 
是“自我”安立于自有权能中，独立，唯一，为监临者，自体光明者。 

“何哉？此恒常万有 ，（ 由）“自我”(而起)耶?” 

于此殆无疑也，盖唯此(“自我”)成就宇宙万物也。为见者之 
“见者”，为监临者，不变，圆成，无无明者，非由外表而由内中之见 
(见之），则至极明彻，是超出黑暗者。——如是说已，（诸君)见耶 
不见耶？ 

“见矣！然微小，非可摄也!” 

非微小也。是监临者，无余者，无外者，无苦，无乐，无二，“超 
上大梵”也。全智，无极，无分，独一，常遍，以摩耶则不 觉知; 然非 
不觉知者，自体光明故。——即诸君是也！岂彼自见为不二者耶? 
若彼为第二者，则非诸君矣！ 

于是诸天 曰:“ 尊者！请明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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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诸君也。若得见彼，则诸君非知“自我”者也。“自我”，无 
着者也。是故即唯诸君。诸君自有之光明也。此世界万有是真是 
知觉所成者，亦唯是诸君矣！ 

诸天 曰：“ 非也！若然，则我辈无着矣!” 

曰:然则如何而见彼耶？ 

诸 天曰： “我辈固不知也!” 

曰:是 故即唯诸君。即诸君自有之光明。（若是者），诸君又未 
是真与知觉所成，盖此二者，自古光明朗耀，是不可摄持，是唯不 
二。——(然则诸君)识“彼”耶？ 

诸天曰：“识之矣！是超所知与非所知以上者!” 

曰: 是即此“大梵”也！无二，浩大故^为恒常，纯洁，明智，超 
脱，真实，微妙，圆满，独一，唯是“真、智、乐”，是唯“自我”，非任何 
(事物)所得而摄持者。 

是此“自我”，非可得而见也；由“晻”声乃见之。此即是“真 
理”，即是“自我”，即是“大梵”，唯“大梵”即是“自我”，于此盖无疑 
也。“晻”声即是“真理”，此亦唯是智士所见者。盖此无声，无触， 
无色，无味，无香;不可语表，不可摄持，非有来去，不可吐，不可乐 
享，不可意念，不可智及，不可作我，不可 思度; 不可以上气接，不可 
以下气引，不可以周气行，不可以元气充，不可以平气持;无有根， 
无有境，无有作具，无有相，无有执，无有功德，无有转变，无有表 
指;无有萨埵，无有剌阇，无有答摩;亦无摩耶。是唯诸《奥义书》 
(所说)善辉耀者，一全光明者，辉煌于万事万物之表者，不二者。 
见哉！我为彼，彼为我矣！ 

般茶钵底更曰:“如是诸君见耶？未见耶?” 

曰： “见之矣！是超所知与非所知以上者! ” 又曰： “然则彼‘摩 
耶’者，何在耶？又如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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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以此为耶?” 

诸 天曰： “无谓矣!” 

“诸君乃奇相也（而得知此‘自我 ’）； 抑又非也（盖汝即此 4 自 
我’也）。汝以‘晻’说然，说出之可也!” 

诸天曰 ：“ 知之，……亦不知也! ”又曰：“亦非如是矣!” 

“第说出之！（彼不待言说，亦）自成就者也。” 

诸天 曰：“ 尊者！我辈唯见焉，我辈又不见焉，……唯又不能 
说。尊者！敬拜汝！……慈悯我！……” 

“无畏！问可也!” 

“此允可，何也?” 

曰 ：“此 唯是‘自我’也!” 

“我辈皆敬拜汝，敬拜汝矣!” 

般茶钵底于诸天如是教示，教示也。 

于是有颂曰： 

“由遍漫者而漫遍， 

当知允可者 为异； 

得允可与不二者， 

当臻至于监临者。” 

当臻至于监临者矣！ 


晻！ 

(皈敬二颂同前） 
晻！ 

平安！（三祝同前) 


尼理心诃《修道奥义书》终此。 









那罗衍拿奥义 书® 

(Narayana Up.) 


属维师鲁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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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晻！维神主那罗衍拿有望焉，盖欲化成万物矣。“般纳”乃从 
那罗衍拿生， 

与意，与诸根， 

空、风，光， tK ， 地， 

万物持载者。 

自那罗衍拿，大梵生。 

自那罗衍拿，楼达罗生。 

自那罗衍拿，因陀罗生。 

自那罗衍拿，般茶钵底生。 

自那罗衍拿，（十二)阿提睇，（十一)楼达罗，（八)婆苏，一切诗 
颂生。 © 

一切唯自那罗衍拿起，由那罗衍拿而转，皆归于那罗衍拿焉。 
此《黎倶韦陀》顶所教也。②” 


于是永恒者为那罗衍拿也。 
大梵，那罗衍拿也。 


① 另本有“一切天神•一切仙人”两句，此本缺。 

② 另本缺此节末句„ “顶”谓最上或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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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那罗衍拿也。 

烁羯罗，那罗衍拿也。 

时，亦那罗衍拿也。 

方，亦那罗衍拿也。 

方间，亦那罗衍拿也。 

上(方），亦那罗衍拿也。 

下(方），亦那罗衍拿也。 

内与外，那罗衍拿也。® 

唯那罗衍拿为此一切，为已是者，为将是者。为无斑，无尘，离 
分别，不可名，为纯洁，独一之神，无任何第二者。 

彼如是知者，唯彼是维师鲁矣，唯彼是维师鲁矣。此《夜珠韦 
陀》顶所教也。 ® 


3 

“晦! ”( Om ) 初发此声，次诵“南无” ( namo )， 再加诵“那罗衍拿 
耶”。 ( Narayanaya ). “晻”为一音，“南无”二音，“那罗衍拿耶”五 
音。维此是那罗衍拿之八音句。维有人研诵此那罗衍拿八音句 
者，彼云无灾难而享大年，克有后嗣，财富增殖，牛羊蕃多，亦且享 
有永生也。此《三曼韦陀》顶所教也。 ® 


① 烁羯罗 ( Sakra ) 即因陀罗 （ Indra ) 别名。另本有“十二阿提睇，婆苏，阿室宾，一 
切仙人，一切有形者与无形者，皆那罗衍拿也”诸句。此本缺。 

② 另本“第二者”后文 皆缺; 而系一颂，与《羯书》叁，九颂大同小异。 

③ 另本第三节与此不同，而除此节末句外，与其第四节文同。“云无灾难”实义 
当闩“云无水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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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中阿难陀也，大梵也，神我也，此“神圣声”@之自相也。曰 
“阿” ( a ) 声，“乌 ”（ u ) 声，“门 ”（ m ) 声。彼②多方归之于一，是为 
“晻”声， 

修士说此声，解脱生死缠。 

“晻！南无那罗衍拿耶! ”有敬诵此真言者，乃将至于斐孔荼® 
之居。此莲花屋@为智之聚，是故亦唯是电光。 © 

神圣提婆启之子，神圣末脱梭檀那， 

神圣莲花灿眼目，神圣全能维师努。 © 

(乃知)遍在万事万物中，唯一那罗衍拿，为因，为神我，为（自） 
无因， ® 为超上大梵，为“晻”声也。 

有研此《阿他婆(韦陀)》顶所教者， 

5 

若晨间研咏之，则消灭夜间所为之 过恶; 若日暮念诵之，则消灭 
白曰所为之过恶。若朝夕持诵，则为不犯罪之人。日中向太阳念诵 
之，则脱除五大罪及余附罪，而得一切《韦陀》归极之福德。遂得与 
那罗衍拿 结合; 遂得与室利那罗衍拿结合矣，——彼(倘)如是知也。 


① “神圣声”译 Prapava 。 

② “彼”谓那罗衍拿。 

③ 斐孔荼 ( Vaiku 的 ha ), —说即维师鲁。 

④ “莲花屋”，参《唱书》捌 ，一，一。 

⑤ “电光”，参《由书》二九，三十。 

⑥ 颂中诸名皆指维 师鲁。 另本后半颂缺。 

⑦ ak & a 與 m 谓（自体)无因。非如杜森说为 V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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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奥义书，皆环绕一部古代学问而撰 者也; 然从入之方不 
同。“大梵明”为大国，各从其门而人，各遵其达道或迂途，而指向 
其自有之归趋。《伊莎奥义书》与此书，两皆从事于同一大问题，即 
求有以胜得“永生” 之境; 神圣而具有一切统治一切之“大梵”，与世 
界与人类知觉性之 关系； 由吾人当今分别私我，愚昧，痛苦境界，度 
人一体，真理，神圣幸福之方。《伊莎奥义书》，归结于企慕无上福 
德，此《由谁奥义书》，则终之以“大梵”为“悦乐”一义，诲人以崇拜 
且追寻“彼”之为“悦乐”也。虽然，二书之出发点不同，甚至立场亦 
异，而其所取之态度，亦晓然相分殊焉。 

盖两奥义书之精确主题，非是同一。《伊莎》所关切者，为世界 
与人生与行业与人类命运，在其与“大梵”无上真理之关系中整个 
问题。在简短十八颂中，包括人生基本诸问题大部，迅尔按节成 
吟，以无上“自我”及其变是，无上“主宰”及其工事，为启诸门之钥。 
主要乐音，则一切生存之一性也。 

此《由谁奥义书》，则趋于一较有限制之问题，以较精密且狭隘 
之研究始其事。自唯从事于心思知觉性与“大梵”知觉性之关系， 
初未尝轶出其主题局限以外，于物质世界及物理生命，皆假定已 
然，几于略未道及。然物质世界及物理生命，惟由吾人内中自我及 
内中生命，乃为吾人存在也。吾人之心思工具，向吾人表呈外在世 
界如是，吾人之情命力量，服从心思而处理其激荡与对象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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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吾人之外表生命与生存，亦随之如是。是吾人之心思与识感所 
称为世界者，然后此世界于吾人为世界也。生命亦吾人之心思性 
所决定其当然变是者。问题由此奥义书发岀 : 此等心思工具为何？ 
运用此外在者之心思生命为何？凡此皆最后之证见，至上与终极 
权能耶？是心思为一切耶？或此人类生存仅为一隐障、掩蔽较大 
较强逾远逾深有过其自体者耶？ 

此奥义书答言，有一如此更伟大生存在后，其于心思与其工 
具，于生命力量及其工事，亦犹此等之于物质世界矣。“物质”不知 
“心思”，“心思”乃知“物质”;仅当具形体于“物质”中之生物发展出 
心思，化为心思存在者以后，乃能知其心思之自我，亦以此自我，始 
知“物质”于其对“心思”之真实性中也。同然者，“心思”亦不知其 
后之“彼”，而“彼”知“心 思”; 仅当内在于“心思”中之存在者，由种 
种形象脱出其真实“自我”，然后能是为“彼”，知其即是一己，亦由 
之始知“心思”于其较“心思”更为真实者之真实性中。然则如何超 
出心思及其工具以外，人乎彼自我，臻至于“大梵”，乃为心思存在 
者之无上目标，其生存之至要一问题矣。 

若假定较心思生存而有更真实之生存，较物理生命而有更伟 
大之生命，则必至凡此世间低等生命及其形式，以及种种享乐，即 
寻常人所崇拜而追求之一切，不复能为觉悟精神所欲求之对象矣。 
彼且企慕他方;必自脱于此生死及纯然现象世间，而返乎其自我于 
其超此一切之永生真境中。夫唯如是而彼真实生存，即在此浮世 
有死生命中，自可脱乎有生死之知觉性，自知且自是永生者与永恒 
者矣。非是者，彼且若自失焉，觉堕出彼之真实得救以外者然。 

然而“大梵知觉性”，此奥义书未尝表其与心思界及物理界全 
然蓦生，远离其外，漠然不动，或与其一切活动无关。反之，乃谓彼 
为一切世界之统治者，为“主 宰”; 在生死知觉性中诸天之能力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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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力;诸天之战胜而滋大也，乃“大梵”战斗而胜利也。然则此世 
界为一低等作用，为一肤浅表呈，属于彼较此世界为无限伟大，远 
过完善，远过真实者。 

彼为何？为“大全福乐”，即无极存在与永生力量。是此纯粹 
究竟之福乐，乃人所当崇拜追求者，而非浮世之欲望与享受。顾如 
何寻求之，乃唯一关轻重之问题；以人之全生存体从事于斯，乃唯 
—真理与唯一智慧已。 


心思乃低等或现相知觉性之 经纪; 生命力或生命气息，语言， 
及五知根，皆心思之工具也。气息 (Pr 郎 a) ，即神经系中之生命力， 
诚为心思知觉性之主要工具;由此，心思乃经色、声、香、触、味之五 
知根而接受物理界之接触，更以语言及余四作业根对外境而起其 
反应;凡此诸识，皆依神经之“生命力”以起其功用。是故此奥义 
书，始于诘问“心思”，“生命力”、“语言”，“诸识”活动之究极渊源或 
管制。 

其问曰 ：“由 谁”？由谁人或由何物？在古代宇宙概念中，吾人 
之物质生存，由五基本“物质”原素——空、风、火、 7JC、 地——所形 
成者也;凡有关于吾人之物质生存者，皆谓之“属于外物” （adhib- 
hauta)， 即原素体者。在此物质原素中，有种种非物质之权能运 
行，即由在“物质”上起作用之“心思力”与“生命力”而显示者，凡此 
皆称为“诸天”或“提 婆”; 凡有关于吾人内中非物质体之工事者，皆 
称“(属于神者)” (adhidaiva)。 然超此种种非物质之权能以上，包 
涵之，大且过之者，是“自我”或曰“精神” Utman)， 凡有关于吾人 
此内中最高存在者，皆称曰“属精神”或“内我” (adhydtma) 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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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奥义书之方便说，“属神者 ’’ Udhidaivd ) 即吾人内中微 妙体; 乃 
“心思”与“生命”所代表者，与粗重“物质”相对待;盖在“心思”与 
“生命”中，有“诸天”之特著作用存焉。 

此奥义书不论原素体 ( adhibhauta ); 唯涉及微妙生存体与精 
神之关系 ( adhidaiva 与 adhydtma 间之关系）。然“心思”，“生命”， 
语言，诸识，皆为宇宙权能所管制，此诸权能，即“因陀罗 ”( Indra )， 

“涡柔” ( Vdyu )， “阿祇尼” ( Agni ) 诸天也。此等微妙宇宙权能，是 
生存之始耶？真推动心思与生命者耶？或者，更有某超上结合力 
量，于其本体为一者在此一切之后耶？ 

由谁？由何物？遣心思从事于其所务，竟如善射者，一发矢而 
中所注之的，心思遂落其对象上耶？竟如一信使，一使臣，为其主 
人所遣而赴某规定处为某固定事耶？在吾人内中或身外，遣使心 
思从事其职务者，谁也？导之赴其目的者，谁也？ 

于是且有“生命之力”，曰“气息”，工作于吾人情命体及神经系 
中者。此奥义书说之为最初或至上之“ 气”; 在余经教中则说为“元 
气”，或口之“气息” ( mukhya ， dsanya ) ;此为内中持有“语言”，即创 
造性之声表者。在人体中，生命力量之工事凡五，曰五“气”。有独 
称曰“上气” ( Prd ^ a ) 者，运行于身体上部,主要为生命之气息，盖导 
引宇宙之“生命力”人乎生理组织中，使分布其间。其次在腹下部 
者，下气” ( Apdna )， 则死 气也; 以其散出生命力于体外。第三 
曰“平气” ( Samdna ) ，调整此二力之交换于其相遇之处，平衡之，为 
保持生命力及其功用之平衡一最重要经纪。第四曰“周气’’ 
( Vydria )， 充周全身，分布生命能力者也。第五曰“魂气’’ 
( Uddna ) ，由身而上行至于头顶，是物理生命与精神大生命相交通 
之经常润道也。凡此五者，无一为元始或至上之“气息”，独“上气” 
差近能代表之而已。诸奥义书中所如此著重之“气息”，即纯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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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量本身， 一- 所以说之为元始，盖其他一切皆由此而生，居为 
次要，仅作为其特殊功能而存在已。在韦陀中，像之为“马”;其各 
种能力，则负“诸天”车乘之力也。此韦陀中意象，犹可仿佛于此奥 
义书诸名词之采用间，如曰“羁勒”，曰“前适” ( yukta ， praiti )， 如马 
为御者所驱遵道而前也。 

然则羁此“生命力量”于生存之若干工事者，谁耶？或由何种 
超出其自身之力量而前进其程也？盖此非初元，非自体存在，亦非 
自为经纪者。吾人觉知有一种权能在后，领导之，驱策之，管制之， 
运用之也。 

生命气息之力量，乃使吾人能提起此吾人所用之语言，迸发于 
身外，以表现心思意志与思想形成，投之人一行动与新创造之世界 
中。推进之者，“风大”，即 Vdyu ， 生命气息也。形成之者，“火 
大”，即 Agni ， 心思与身体中之秘密意志力量，与火性之形成能力 
也。然此皆为经纪者。然则其后之秘密“权能”为何者或为谁？即 
凡人所说语言之主宰，其真实形成者，表现其自体者之渊源，此竟 
为谁抑为何者？ 

耳闻声，而目 见色; 然见闻皆吾人内中生命力量之特殊活动， 
心思运用此生命力，以与此心思有体居于其间之世界相交通，以识 
感形式而传译之者也。生命力量形成之，心思运用之，然有异乎生 
命力量与心思者，乃使其能形成，能运用其根境与工具。是何神明 
而遣此眼耳为其见闻之工事耶？非“太阳”，光明之神也，非“太空” 
及其 方分; 此等皆见闻之缘而已。 

“诸天”，各贡其所能，结合如吾人所观察物理世界之活动，及 
吾人所用以观察之心思世界诸活动;然全体宇宙作用是一，非诸极 
微偶尔凑合;此是一，位列于其诸分，结合于其繁多之功能，则由独 
一有心知之生存体，永非能作成或并合者，然此是，且先于此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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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诸天”仅由此先于彼等之“权能”而有为，以其生命而生，以 
其思想而思，为其目的而动作。吾人返观身内及万事万物中，则觉 
其有在焉，为一“我”，为一“是”，为一“自我”，较诸分别存在者或个 
体不同，为更坚定，浩大。 

然此既非心思所能作之为其对象者，或识感为心思而置之于 
形式中者，则此为何物一一或为谁耶？是何绝对“精神”欤？是何 
唯一无上永恒“神主”耶？ 


此永恒问题既发，遂转移人之目光，由可见者与外在者，回顾 
究极为内中者，由此戋戋已知彼之所是者，转盼浩大之未知，彼犹 
当长成而变是者也。盖此乃人之“真实性”，而“真实本体”，终必自 
此一切变化与现象之伪装脱颖而出也。一旦人之心灵已为此驱策 
所袭，必不能更厌足于由心思与识感诸门，外望生死与世间现似， 
彼“自体存在者”，原启此诸门以对一形色 世界; 则必至于返观内视 
一新世界诸真实矣。 

在此凡人所知之世间，人固具有少许事物，无论其如何不完善 
且不稳定，终为人所实重者。凡人所趋，在扩大生存，增上知识，有 
更多更足之喜慰安乐，亦至相当限度皆能获得之，而又皆如此实爱 
之，倘能获得，虽遭受其对待者反抗而恒常痛苦，亦顾付此痛苦代 
价而不惜。如或强其捐弃在斯世所追求而固执者，则必当有远过 
强烈之引诱，引之至于“彼方”，为一秘密所许之物，斯必异常伟大， 
致虽易之以在斯世所能求于彼一切至尽之弃舍，其报偿犹觉丰多 
者。所许者何？——非一扩大变是，而为无极 生存; 非长为知识之 
相对性之缀集，一时误以为知识全体者，而为吾人真元知觉性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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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其诸光明真实性之倾流 奔注; 非是部分之满足，而为“此”乐。 
一言以蔽之，所许者，“永生”也。 

此奥义书文字，说之异常明晰，谓所许与企慕之心灵者，非形 
而上抽象，非虚无“寂默”，非不决定之“绝对者”，而是在其所暂寓 
之相对性世界中，一切其所具有者之绝对者。斯世凡在心思中者， 
为一增长之光明，知觉性，生命;而在彼超心思中者，一切皆为无极 
之生命，光明，知觉性。在斯世所影象者，在彼处可得;在此世为不 
完善者，在彼处圆成。“彼方”非一空无，而为在此形象世间一切吾 
人为吾人者之一转变。是此心思之太上“心思”，此生命之秘密“生 
命”，是绝对之“识”，所以支持而且是正吾人有限诸识者。 

吾人舍弃自我，所以求得吾人自我;盖在心思生活中，仅有寻 
求，除已超出心思，永不能究竟有得。是故，在吾人一切心思以后， 
有吾人之一自我圆成，对吾人今之为吾人者，似较然相对待。盖在 
斯世吾人为恒常变化;彼处吾人乃具有永恒生存。斯世吾人自以 
为是一多变动之知觉性，在“时间”推进中 ，已 经发展，且以一种受 
阻障之努力而常自 发展; 彼处则吾人为一无变易之知觉性，“时间” 
非为主宰，而为其一切所创造所观察者之工具，一如为其原畴。斯 
世吾人生活于一生死知觉性组织中，其形式乃此倏谢俄迁之世界； 
彼处吾人则解脱而人诸和谐中，属无极之自见者，即在永恒者与永 
生者之观照中见知全世界。“彼方”乃吾人之真 实性; 乃吾人之美 
满; 乃吾人自我生存之绝对安隐慰足。是即永生，是即“彼乐”也。 

斯世在吾人受拘限之心思中，私我企图为其内中原畴与外间 
环境之主宰， a 具有 之也; 然不能保持任何事物享受之;盖如实于 
吾人为非我者，无从具有之也。但彼处在永恒者之自由中，吾人之 
自我存在 ，不 劳而具有一切，由此充分事实，即一切皆其自体也。 
于此为现似之人，于彼乃真实之人，即“补鲁洒” （ Purusha ):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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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诸“天”，于彼则为“神圣主 ”:于 此是努力求生存，“生命”乃自并 
吞一切之死亡而 华发; 于彼则为“生存”本体与一无时历之永生。 

如是而作之答案，固已内涵于原问之本来形式中。“心思”， 
“生命”，“识感”后之“真理”，必为以超上之而管制之者也。此即 
“主宰”，即具有一切之“天”。《伊莎奥义书》，以综合一切存在而达 
此结论;此《由谁奥义书》，以对照而达此结论;一能统治之自体存 
在，对待此一切藉异乎其自有体之权能而多方生存者。二书各循 
其自有之方法，消万事万物归于唯一“真实性”，而其结论同一。是 
“具有一切者”，“享受一切者”，由舍弃分别有体，分别具有，分别悦 
乐而臻至者也。 

然《伊莎奥义书》，为已觉悟之求道者说，故始则标举寓居一切 
中之“主”，进则说变是一切之“自我”，归还说此“主宰”即宇宙运动 
之“自 我”; 盖当为彼寻求“未创 造者” 之道流是正行业，且立一神圣 
生命，基之于永生之欢乐，基于个人与宇宙遍是者相合而为一之知 
觉性。此《由谁奥义书》，则为仍被外间生命所诱引之心灵说，彼等 
尚非全觉，亦非全为求道者;故始述“大梵”为“心思”彼之“自我”， 
进说“大梵”为吾人一切心思与情命活动之内在“生”，盖意在指示 
此心灵上达，超出其外表与似是之生存也。然此书发端二章，仅从 
此另一观点陈述《伊莎奥义书》之自我及其变化理论而已，未如其 
广泛也;此书最后二章，则在别一思想项目中，复述《伊莎》之“主 
宰”及其运动义。 

四 

是书首先肯定 有此一 更深沉，浩大，强能之知觉性，在吾人心 
思体以后。固曰，“彼”，即是“大梵”。凡“心思”，“生命”，“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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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皆非究竟“大 梵”; 皆低等形态与外间工具而已。“大梵”知 
觉性，乃吾人之真&我，乃吾人之实生存。 

心思与身体，皆非吾人真自 我也; 此皆吾人长自一往建立之变 
易形象或形成，在“时间”之奔流中，为吾人过去能力集聚之结束。 
虽此诸能力，事属已往故，似在“过去”中为陈死矣，然实犹存于其 
集聚中，常在“现在’’与“未来”活动。 

私我功能，亦非吾人真自我也。私我仅为一种机能，由分辨之 
心思所立，以集中识感心之经验于其周际，且在联合此运动之旋转 
上，作为一种磨针。要其不外一工具而已。若吾人长为寻常心思 
所限，则不得不被此心思之自性，及此工具之目的所强迫，误认吾 
人之私我功能为真我，亦固其然。 

记忆，亦非组成吾人之真我者也。记忆为另一工具，为一选 
拔之工具，实际用于管理吾人诸知觉活动者。私我功能用之以作 
安顿，利之以为支持，以便保存持续之意识，非此，则吾人之种种 
心思与情命活动，不能组集以备个人之广大享受也。然甚至吾人 
之心思自我，亦包含一群事物，本身且受其影响，皆非现对吾人 
之记忆者，而属下知觉，①几于全非吾人表面生存所摄。记忆于 
私我意识之持续至关重要，然非私我意识之组成者，更非有体之 
组成者。 

道德人格，亦非吾人之真我也。此仅是一变易之形成，一柔顺 
之型模，为吾人之主体生命所构成且运用者。如是，而寻常不定之 
“变化”，吾人之心思范限果能引诱吾人称之曰自我者，庶几得少许 
固定之相状焉。 

抑此不定知觉变化之全体，虽以一切潜知觉而伏其下者而增 


①寻常译此曰“下意识”或“潜意识”，似欠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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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又非吾人之真我也。吾人所变是，乃生命之一流动聚，贯彻时 
间之一经验长川，“自性”之一潮流，吾人之心思体则驾居此波涛之 
顶。吾人之是吾人者，乃彼生命之永恒真元，即不变易知觉性，负 
荷“自性”与心思体之经验与不灭之质素者也。 

盖在一切吾人变是与经验后方，而又统治此一切变是与经验 
者，有某物焉，作始，运用，决定，享受，然不为其作始所移易，不为 
其工具所影响，不为其决定所决定，不为其享受所感动。此为何 
物，吾人不能知，除非吾人透人心思体之障蔽 以后; 而心思体，仅知 
所移易，所影响，所决定，所感动者也。心思仅能仿佛此为吾人所 
不能界定而是者，非为其所能定表以知者也。盖每当吾人之心思 
体试欲确定此物时，则自消失于川流与运动中，而所摄得者为部 
分，为功用，为虚撰，为现象，则皆运用之于此动转旋复中为安全之 
踏板，或则试于无极中凿出一形体，而曰“此为我”也。如《韦陀》中 
云:“心思近‘彼’而探究时，则‘彼’已逝矣。” 

然在“心思”之后者，别有此一“心思”或“大梵知觉性”，即吾人 
心思之“心思”，诸识之一“识”，语言之“语言”，生命之“生命”。臻 
乎此，吾人乃达乎“自我”；吾人可自心思即形相退转，而人乎“大 
梵” 6卩“真实性”。 

顾区别彼真实自我于此显似自我者，何物耶？或者，——如吾 
人惟在定义方式下已说，而更无从作他说，如吾人仅能指“彼”非 
“此”是者，而为凡此一切不能以心思表现之绝对者，——此现象与 
彼真性之关系为何耶？盖是此关系问题，奥义书用为起点，其发端 
问题已假定有一关系，假定真实性导源且管制现象。 

显然，“大梵”非隶属于吾人之心思，识感，语言，或生命力之 
某物; 亦非可见，可闻，可表，可识，可以思成之 对象； 更非在生命 
之变易运动中，为吾人所变是之身体或心思之任何境界。然此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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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书之思想,亦不显然如此否定“大梵”于心思识感之客体性，而 
试欲从吾人内中唤起深沉之回响。遂肯定此不但非心思之对象 
或生命之形成，甚且亦不依赖吾人之心思，生命，与诸识，以实施 
其主宰权力与行动。是彼，不以心思思惟，不以生命生活，不以诸 
识识感，不以语言表说，翻使此等本身为其超上全明全知之知觉 
性对象矣。 

“大梵”，以彼外乎心思者，思出 心思； 以彼绝对之见与闻，皆直 
接而且内在，非属现象性及工具性者，而见此见，闻 此闻； 自其创造 
性之言，以形成吾人有表之言语；自其能力之永恒运动，促出吾人 
所依附之生命。其能力非分发为诸形体，而常具其自有不竭无极 
性之自由。 

如是，此奥义书始答其所自发之问题。初说“大梵”为心思之 
“心思”，见之“见”，闻之“闻”，语言之“语言”，生命之“生命”。乃相 
续取此每一表述投于一更扩大形式中，以提示其涵义之更明确更 
广大理念，尽语言文字之能事所可表者。“心思之心思”与后(第五 
颂)扩充语相应 ，曰： “非以心而思，说心‘彼’所思。”由是联汇以进， 
各以后说，应其前言，直至“生气之生气”，说为“非以气呼吸，由彼 
导生气”而止。——(“非以生命气息而呼吸者，是由之而生命权能 
被引导入其运动中者。”） 

又于每一释颂中，必着重以旋复之语 曰：“ 尔知‘彼’唯‘梵’，非 
世所尊者。”吾人所当知当求之“真实”，既非“心思”，“生命”，“识”， 
“语言”，亦非彼等之对象与表现。真知识乃于“彼”之知识，“彼”为 
吾人形成此等工具，而其本身初不依赖此等工具之用。真具有与 
享受，乃具有且享受 乎此: 即当其创造吾人所追寻诸对象也，其本 
身初不以任何事物为其追寻与热望之对象，而在其永生体之悦乐 
中，永恒满足于一切事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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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吾人之逻辑思想，当说“心思”与“识感”于先，或说“生命”于 
先，而后乃说“语言”，以之为一附庸。顾此奥义书乃颠倒此常序， 
作“大梵”之负性叙述，始于解说此惊人一语，（见第四颂)始释语言 
后之言语。可见此谓吾人语言外之一种“言语”，一种绝对表白，而 
人类之语言，仅为其一阴影，似为一人造赝品然。然则此说下之理 
念为何，缘何首先说此语言一机能也？ 

持续以研究诸奥义书也，吾人必遣除近代概念，尽可能切近体 
察古韦檀多学派用语，有其后之联想义。吾人必回忆在韦陀学中， 
“言”为造物母;谓“大梵”以“言”而创造宇宙诸形体也。进者，人类 
之语言，极其高致，不过以启示与灵感，企图恢复“真理”之一绝对 
表白而已，此“真理”原存在于吾人心思理解以上之“无极”中。同 
然者，其“言”，亦必超乎吾人心思构造之权能以上。 

一切创造皆“言”之 表现; 然所表现之形式，仅为事物本身之 
一代表或象征。吾人见此于人类语言，语言仅向心思表呈对象之 
一心思 形式; 然其所试欲表白之对象本身，又仅为另一“真实性” 
之形式或表呈也。彼“真实性”则“大梵”是已。“大梵”以“言”而 
表其自体之一形式或表呈，在识感及知觉性之对象间，所以组成 
此宇宙者，正如人类语言，表此等对象之一心思形象。彼“言”较 
此人类语言，是在更深更原始义度中为有创造性者，且具有一种 
权能，虽以人类语言究极之创造性拟之，亦仅为一遥远且薄弱之 
同喻而已。 

是处用以表言说之言，本义为对待心思之一种兴起。《奥义 
书》云 :“大 梵”非能被语言如是兴起于心思之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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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如吾人所见，仅兴起一表呈之表呈，对象之一心思 
相，此对象本身，又仅为唯一“真实性”即“大梵”之一形貌而已。是 
诚有新创造之 权能; 但纵使是此权能，亦仅引伸至创造心思之新形 
相而止。是谓基于前有之心思形象，而造出适合之诸形成。此一 
有限之权能，初未能喻原始创造权能，古代思想家所归于神圣之 
“言”者也。 

虽然，若吾人稍深人外表之下，吾人可达乎人类语言中之一种 
权能，诚可遥辽相状原始创造性之“言”者。吾人知声音之震动，有 
创造亦有毁灭形体之 能力； 此为近代科学之常谈矣。吾人姑且假 
定一切形体之后，尝有一创造性之声音震动。 

其次，吾人且考验人类语言与声音之普通关系。吾人立即 
见语言者，声音原则之某种运用而已。气息经过咽喉口齿，其压 
力乃生震动。无疑，其初必为自然自发以成，以表一对象或一事 
会所造成之情绪，其后乃为心思所摄持，先表此对象之理念，次 
表关于此对象诸理念。然则语言之价值，似仅为代表性而非属 
创造性。 

然就事实论之，语言，能创造者也。语言实创造情绪形式，心 
思形相，行为冲动。古韦陀之理论与实施，以“呪语” （ Mantra ) 之 
诵持，推广语言此创造作用。咒语 之理: 目卩“呪”是一有权能之言， 
原出于吾人有体之秘密深处，在其处为较心思知觉性更深之知觉 
性所暖育，结构于情心中,而非知识所建造，保持于思心中，又为清 
醒心思知觉性所集中，然后朗声或默然投出——或者以4默诵之 
呪，较朗诵之咒更为有力——正为创造工作也。咒语不但能在吾 
人内中创造新主观境界，变移吾人之心性体，启示吾人前所未有之 
知识与官能，不但能在他人心思中发生同等效果，亦且能在心思与 
情命界中生起震动，而发生种种作用，效果，甚且能在物理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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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形体。 

以事实观之，即寻常甚至每日每时，吾人以吾人内中之言，实 
生思想震动与思想形式，结果为相应之情命震动与物理震动，在吾 
人本身发牛作用，在他人发生作用，终于在物理界中间接造成作用 
与形体。人与人之间，恒以说出或未说出之语言发生作用，且于 
“自然”之其余部分中，人亦如是作为如是创造，虽未似此直接而有 
能。徒因吾人皆钝暗而专注世间之外在现象与形体，不遑察验其 
微妙非物理程序，遂茫然于此后面一全部科学也。 

韦陀用“咒语”，仅为知觉以运用语言之秘密权能而已。若使 
吾人取此基层原理，合以前此之假定，即在每一形成之后，有一创 
造性之声音震动，吾人始可了解原始创造性之“言”，其理念为何。 
吾人姑且假定声音震动之知觉运用，可生相应之形体或形体之变 
化。然在古代观念中，“物质”仅为存在之最低界。然则吾人且体 
会物质界之声音震动，必先有情命界中一相应之震动，非此则不能 
发生;而此，又必先有心思界中一相应之作始 震动; 而心思界者，复 
当先有超心思界中相应之作始震动，在一切事物之真实根本者。 
然一心思震动，暗指有思想与知见，一超心思界之震动，即暗指一 
至上之视见与观察。是则高等界上之一切声音震动，充满且能表 
现事物屮一真理之此无上观察，同时又能创造，具备一无上权能， 
发其所得之真理为诸形体，终且由一界一界下迁，复出之于“物质” 
中所造之物理形体或对象，为太空之声音所成者。如是吾人乃见 
“言”之创造原理，即“真理”之绝对表现，及太空中声音震动之物质 
创造原理，二者相应，且为同一理念合逻辑之两极。二者，同属一 
古代韦陀教义。 

是此，乃无 h 之“言”，吾人语言之“言语”。此为纯粹“存在”之 
震动，充有无极与全能知觉性之作始与知见权能，为心思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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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形成，成为事物“真理”所必有之语表。无论出乎何界或何种 
质素，物理表现或形体，终以其有创造性之原动者而出现。“超心 
思”运用此“言”，乃创造性之“言语”《 Logos 》。 

“言”有其种子声，——提示韦陀之永恒音曰“晻”《 AUM 》 者， 
及密乘之种子声中持事物之 原理; 人乎人之至上官能者，有启 
示与灵感之语言，而此则有其形式居于启示与灵感语言以后，此等 
乃迫成宇宙间事物之 形体; 此自有其节奏，'—盖此非无秩序之震 
动，而发为伟大之宇宙量度——依乎此节奏，乃有其所建造之世界 
之律则，位列，和谐，程序。“生命”本身，上帝之节律也。 

然“言”在世界中所表或举似知觉性之前者，何物也？非“大 
梵”也，而为“大梵”之形式与现象。“大梵”非“言”，不能以“言 ”表； 
亦不用语言以自表，然为其自有之自我知觉性 所知; 甚至彼自身之 
真理，居于宇宙事物之形式以后者，皆常自加表白于彼之永恒视见 
前。语言能创造，表现，但其自体亦仅为一创造与表现而已。“大 
梵”非语言所表，语言本身为“大梵”所表也。 

然则吾人所终当认为追求之对象者，非此世间事会与现象，而 
为“彼”，由其自体发出“语言”者，由此而事会现相皆人乎形式，备 
吾人以知觉性观察，备吾人以意志追寻。换言之，即作始一切之无 
上“存在”也。 

人类语言，仅为一次等表现，在其最髙度，仅为神圣“语言”之 
一阴影。诸种子声，能满足之节奏，能启示之声音形式，凡为永恒 
之“思想者”，“制乐者”，“创造者”之全智全能之语言，此仅为其一 
影阴而已。人类心思所能臻至之最高灵感语言，最无可分析以表 
无上真理之语，最有强能之音节或密咒，仅能是其一依约之表象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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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此奥义书安立语言后一语言，即“大梵知觉性”之表现一方面， 
如是，亦立心思后别一“心思”，即其认识之一方面也。吾人已自 
问 :神 圣之“言”，超乎吾人之语言，其说之理性基础为何？如是，吾 
人亦当自 问: 此超于“心思”之认识官能或原则，其说之理性基础奚 
是？吾人诚然可 说:设 若吾人假定一神圣之“言”，能创造万事万物 
者，吾人亦当假定一神圣之“心”，能识此“言”，且识其一切所表现 
者。但此非充分 根据; 盖神圣之“言”一说，仅自表为一种合理性之 
可能。而高于“心思”之一认识体，在另一方面自表为一种需要，起 
于“心思”本体之真自性者，吾人在逻辑上不能遁出此需要。 

古代学术之承认心灵在身体死后犹存者，以为人即“心思”，在 
此语至深沉激烈之义度下说。此非但以为人是地上唯一理智动 
物，有思想之 族类； 如实为一土地生身中之心思存在体，“摩奴” 
( mama ) 。即不论为心灵或自我之存在，于一切造物中为一者，身 
体甚且非人之现相自我;物理生命亦非彼之自我，•二者可消，而人 
可长在。若使心思体亦复消散，则人之为人者不存;盖此为其中 
心，为其机体之枢纽。 

反之，据近代科学所主张之物质进化论，人即“物质”之已发展 
心思者，由于对其环境刺激之增上感觉而发展心思;“物质”既为生 
存之基本，则身体散坏之后，舍物理原素而外，无复存者。然此一 
公式，最多亦不过一远过浩大真理之反面与低下一面。倘在组成 
物理形体之力量中，或在此力量后，原未尝有一“心思”原则，致力 
于自体显示者，则“物质”不能发展岀“心思”。在进化而成心思以 
前，启明且知觉以管制生命与形体之意志，必原已存在于对吾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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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为无心知者中。盖若无“心思”之此种必需性原存在于“物质” 
中，若未尝有心思体之本质原已存在且有心思化之意志，则“心思” 
必未能进化成就。 

但在组成物质形体之纯然化学原素中，或在电中，或在任何其 
他纯粹物理因素中，无论其具有何种非知觉之意志或感应，或为此 
意志或感应所具有，吾人未能发现任何事物，足以解释知觉感应之 
出现者，能组成趋向于思想进化之意志者，或能按加此种进化之必 
需于无心知之物理本质者。然则求‘‘心思”之原始，不当求之于“物 
质”形体本身中，而当求之于活动于“物质”中之“力量”间矣。此 
“力量”也，或则本身原有心知，或内在其本体中涵有心思知觉性之 
种子，因此具有出现之潜能，因此亦诚有其出现之必需。此被囚禁 
之知觉性，虽原本凝敛于创造中，先在造形，次在创造诸物理形体 
间之物理关系与反应中，无论被抑置被压迫如何长久，必从初仍在 
其自体中保存一种意志，志在创造相应之知觉价值或心思价值，以 
备此等关系之究竟启明。然则“心思”乃一隐藏之必需，自事物之 
始即为下心知者所 内具; 一旦“物质”之吸引拒违开始确立，则必然 
出现; 此为矿物，植物，动物中生命反应之原因，亦为其抑遏之 
秘密。 

自别一方面论之，若吾人谓“心思”在某种此类秘密压抑之形 
态下，非原已存在于“物质”中者，则吾人必当假定其存在于“物质” 
以外而怀拥之或人乎其中。吾人当假定一生存之心思界，逼迫物 
理界且图据有之。若是者，心思体在其本来原为一整元，形成于物 
质世界以外者，然在彼界中准备成愈能进步以容纳且表现“心思” 
之诸体。吾人可想象其形成，进人，且据有身体，恍若突破而入者 
然，——如《爱多列雅奥义书》 ( Athre ：^) 所云： “神我”形成身体， 
然后突破“物质”中一门而人焉。在此观念中，人乃一心思体，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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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活身体中，在身体散灭时，则全具有其心思性而离之矣。 

此二说也，还非互不相容;可以视为相辅相成，圆成一单独真 
理。盖“心思”之内入，“心思”之潜在于物理世界之物质“力量”间， 
潜在于其一切运动间，不碍物理原则领域以外及以上别有一心思 
世界之存在也。如实，此种潜在“心思”之出现，可依赖且诚得益于 
发自超物理界之助力与压迫，即发自存在之心思界者。 

宇宙观，恒可能有二途。其一，与近代科学同说，假定“物质” 
为事物之原始，研究一切事物为“物质”之 进化; 或非“物质”者，则 
与数论同其说，为一不决定，无心知，然而活动之力量，此即“自 
性”，虽心思与理智亦皆其活动而已，——如或有知觉心灵存在者， 
是尤乎一不同之整元，虽有心知，然不活动。其二，假定知觉心灵 
即“神我”为宇宙万物之质料亦如为其原因，“自性”仅为其“权能”， 
或其知觉体之力，在其自体上作为诸形体之质料而活动。 ( D 后者， 
固诸奥义书之宇宙观也。诚然，若吾人唯研究物质世界，祛除其他 
诸界之证明为梦为妄觉，又若同等遣除心思中一切活动之超出物 
质范围者，唯研究其与“物质”之寻常方程式，则必承认“物质”原始 
之说，视为必不可无之基本与能涵。否则，吾人必被引入早期韦檀 
多之结论而不容自已。 

无论如何，即使由纯粹物质世界之立场观之，“人”在其人道之 
本质中是一心思，占有且运用身体之生命 一一 是一心思，大于其所 
出现其中之“物质”者。人乃物质世界中“意志”之最高 表现; 造成 
诸世界之“力量”，在人乃达乎其所欲表现者，斯则据吾人所见此力 
量之真实活动在如今世界之法式，如吾人所能判断者，其原意如 


①原注 :例如 《爱多列雅奥 义书》 ( Al'tova U / xzm ' Mtf )， 说“自我” （ Atman ) 运用 
“神我” (Pumsha), 为“自性”之一切活动得以形成于其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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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思”之隐秘原则，于今知觉且明智活动于生命与身体者，固 
已由其发作而出。“自然”自其工作之始，即秘密怀蓄一种需要， 
人，即此需要之 满足; 彼为此星球上最高可能之“名”或“相”;彼为 
已实现之土地上之神明。 

虽然，仅当吾人假定为“自然”之世间活动故，“心思”乃究极之 
公式，而后此一切皆真。如实，时若使吾人更深切研究知觉性之现 
相，心思之事实，人类本性之秘密倾向，企慕，与必需,吾人可见人 
不能为最高一项。彼为于今在斯世已实现之最高者;然彼非可能 
实现之最高者。正如有在其下者，则亦有 倘仅为可能性—— 
在其上者。正如物理“自然”，隐藏超其自身以外之秘密，发为创造 
则在人，同然者，人亦隐藏超其自我以外之秘密，彼依次必发皇之 
者。此乃人之定命。 

此固当如是者也。盖“心思”亦非事物之初始原则，是故亦不 
能为其最后之可能性。正如“物质”本身中包含“生命”，包含之为 
其自有之秘密需要，必产生之而后已，正如“生命”本身中包含“心 
思”，包含之为其自有之秘密需要，必产生此所含而后已，同然者， 
“心思”本身中亦包含超出其自体者，包含之为其自有之秘密需要， 
亦复迫于发岀此无上之产生。 

然禁止吾人假定“心思”为“自然”之最后产品，且强迫吾人安 
置某事物于其后，即以其本身为指征者，此理性上之必需性为何？ 
考虑及心思体之工事与性质，吾人乃得其答案。盖心思体为三主 
要原素所 组成: 思想，意志，与感觉是也。感觉可说为分别知觉性 
之一种尝试，将摄持其对象而享 受之; 思想则为其一种企图，将摄 
持对象之真理而据有之;意志为其一种努力，将摄持对象之潜能而 
运用之。至少三者皆此一种企图，在其真性中如此，在其本能中如 
此，在其下知觉之目的中亦如此。虽然，此企图在其条件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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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然皆非 完善; 此等名分 本身； 即指有一界际，一沟涧，一无能 
之处。正如“生命”为其与“物质”相和合之条件所范限所阻滞，同 
然者，“心思”与“物质”中之“生命”相和合，亦为其条件所范限所阻 
滞。“物质”，“生命”，二者皆未尝获得任何洽合其自有之公式者， 
足以助其克服或充分扩大其界 限者； 皆不得不召入一新原则，“物 
质”召“生命”人乎其自体，“生命”则召“心思”入乎其自体。“心思” 
亦未能获得任何事物，适合于其自有之公式，足以克服或充分扩大 
所加于其工事之界限者，“心思”必召入一新原则，超出其自体者， 
较其自体更自由且强有力者。 

换言之，“心思”未竭尽知觉性之一切可能，故不能为其最后与 
最高之表现。“心思”试欲达乎“真理”，而仅成功至接触之，中间仍 
有所障隔而不 完善; 事物之真性中必须有一机能或一原则，直见 
“真理”而无障隔者，必为知识之一永久机能，与“真理”之永恒事实 
相应者。如韦陀所云，固有此一种原则矣;此为“真理知觉性”，直 
见真理，且自然具有之。“心思”致力于发舒其内中意志之功效，而 
仅成就其所从事之潜能性，且其成之也，亦属局部，艰难，而不稳 
定。必须有有知觉有效能之力量之一机能或原则，与“自然”中无 
知觉而机械以自动之自体成就原则相应，斯则必求之于超出“心 
思”知觉性之形式中矣。终者，“心思”企慕摄持且享受事物之真味 
( rasa )， 即本真给予快乐之性格，而仅成功至间接达到之，摄持而 
不完善，享受亦属外表而且 支离; 必须有一原则能直接达到，正当 
摄持，亲切稳定以享受之。如韦陀所云，固有此一原则矣，即永恒 
“幸福知觉性”，与永恒之真味 ( rasa )， 或一切经验本真给予快乐之 
性格相应，不为“心思”中意识之不固定接近所限制者。 

设若有此一知觉性更深原则存，则必是此，而非心思，为隐藏 
于“自然”中之原始基本原意，终且必于某处出现者。然是否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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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由，假定其必当出现，出现于此世界于此“心思”中，如“心思” 
之出现于“生命”，“生命”之出现于“物质”耶？吾人且将答曰：然。 
盖“心思”在其本体上，有此一倾向，有此一企慕，无论其如何隐晦； 
且在其深处有此一需求。由最下者以至最上者，有此一律则。若 
吾人密切研究“物质”，可证知其内充“生命”质素，——凡震动，正 
动与反动，引诱与拒违，收缩与扩张，联合，形成，生长之倾向，皆生 
命之本质也。但显明可见之“生命”原则，必所需之物质条件皆具， 
容许其在“物质”中组成其自体，然后能出现也。同然者，“生命”亦 
内充“心思”之质素，充之以非知觉①之感觉，意志，智慧，但显明可 
见之“心思”原则，必所需之生命条件皆具，容许其在活“物质”中组 
成其自体，然后能出现也。又同乎是者，“心思”亦内充“超心思”之 
本质，——同情也，一体性也，直觉也，前在知识之显示也，意志所 
固有之自生效能也，皆隐蔽于心思之形式 中者; 但“超心思”显明可 
见之原则，必所需之心思条件具足，能容许其在人，在此活心思动 
物中组成其自体，然后能出现也。 

此必有之准备，正进行于人类发展中，正如相应之准备，尝发 
展于进化之各低等阶段中，——同其有阶级，有迟回，不 平等; 但较 
之诚已更启明，已增上自觉，更近于知觉之决定性。此进步较少在 
微细处之慎重，较少错误之畏缩，较少对已获进展之处保守执 
着，——此种事实，乃给予吾人以希望，且几于担保，即当此新原则 
出现时，非由创造一全新全异之典型，而使其余人类对此，仍处乎 
如动物对人类之位置，乃由人类全体之上跻于一高平也。人，在 
“自然”诸子中居首，表其有能耐以自力及超上之知觉企望而变易 
其自我也。 


①原 注:余 特用唯物论者赫克尔 Haeckel 之说，纵使形式似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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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推究，对理智是正此理念:有出乎吾人心思外之“心思”， 
然仅为出自“物质”之一最后进化而已。虽然，此奥义书则推崇之， 
尊为原已存在“心思”之创造者与统 治者; 为一秘密原则，原有心 
知，不但无知被包涵于事物之本质中而已。但此乃自然之结 
论,——虽舍精神经验不谈——，由超心思原则之自性而得者。盖 
在其极致，此为一永恒知识，意志，幸福，与知觉体，虽吾人不知觉 
之，然更有理由推定其为永恒知觉，为宇宙之源，而非永无心知，仅 
于“时间”中化为有心知而为宇宙之结果者。吾人对此无知，不足 
以证明其对吾人亦无 心知： 而吾人之无能，仅为唯一所余真实根 
据，以否定心思外之一永恒“心思”，超其自体之创造，且为宇宙之 
作始者。 

其他一切论据，足以排斥此古代智慧者，皆已消失或正消失于 
近代知识增上之光明前。 


七 

于是吾人乃达此肯定，即有一大全认识原则，胜过心思，且在 
性质，畴范，能力上皆超过之。盖此奥义书肯定心思外有一“心 
思”，乃直觉与精神经验之结果;若据宇宙进化之事实以推，亦同属 
必然之结论也。然则此心思后之“心思”为何物耶？如何而作用？ 
又用何种方法吾人乃达此知识或据有之耶？ 

此奥义书断论此无上认识原则:一、谓其出乎心思与识感所达 
以外; 二、谓其本身不以心思 思维; 三、此为心思本身反由之思成或 
心思 化者; 四、此即“大梵知觉性”之真本性质或叙述。 

虽然，若吾人谓“心思之心思”，乃“大梵知觉性”之真性或叙 
述，吾人当不忘绝对“大梵”本身原不可知，故亦超叙述之表。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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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非谓其空无，舍虚无之性外无可称述，亦非因其于存在中虽 
属正极性，然无内容或 性质; 徒以其超出吾人知识所可思议之事物 
故，且因合乎吾人心思性之表现与理念化之方法，皆不足以施之。 
此为吾人所知一切事物之绝对者，亦为吾人所知每一事物之绝对 
者，然尚无有任何事物，或诸事物之总和，可能竭尽或形况其真元 
本体。因其有体之姿态、异乎吾人所谓存 在者; 其一体性不容任何 
分析，其多种无极性又超过任何综合。是故非在其绝对真元性中 
可说为心思之心思，而是在其对吾人心思存在之基本性质中乃如 
此说。“大梵知觉性”，乃“绝对者”于相对者之永恒展望。 

虽然，纵使是此展望，吾人可说其超出心思，语言，识感之所 
诣。然而心思，语言，识感，似为吾人唯-可得之工具，以求知识， 
以表现知识者。然则岂不可曰此“大梵知觉性”亦不可知，而吾人 
在此形躯内时，永远无从希望知之或据有之耶？而此奥义书教示 
吾人: 当知此大梵，且由知识而据有之，——盖此等字如“尔知”之 
“知”，“臻明”之“臻”，原义所表之知，乃能发现能据有之知识，—— 
后又说乃在此世，乃在此形躯中，在此土地上，吾人当据有“大梵” 
于知识中，不然，则毁灭滋大。释此奥义书者，往往过于刻划，从事 
微妙分辨“大梵”之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于是而淆惑纷起。然则吾 
人当精密观察此奥义书所说者为何，尤当以综合之直观摄持其立 
义全体，不当割裂其意义，使隶属吾人之逻辑心思性。 

此奥义书始则说此心思，识感，语言，生命之“统治者”，是吾人 
心思之“心思”，生命之“生命”，识感之“识”，语言之“ 言”; 进乃解释 
此等挑战性之说，原意何在。但在其叙述与解释之间,提出一种瞥 
告，即无论是此叙述或此解释，皆不能推过其适当范围，或以为多 
于标指，指吾人趋向鹄的者。盖无论“心思”，“语言”，或“识感”，皆 
不能趋至“大 梵”; 故“ 大梵” 在其真性中必超乎此一切，否则此等可 





488 


徐梵澄文集 


以其所有之功能达到之矣。此奥义书虽正欲进说“大梵”之教，然 
辄断言“吾人既不知，亦不识如何而教彼”。所用之两梵文字，曰 
“知” (vidma^i) ，曰“识” （vijdnimab) ，一似指知识之普通摄持与占 
有，一似指由综合与分析于全般及细节皆全部明澈。其次则说明 
何以不能知不能识之理由，因“大梵”是异所知者，又超所未知 
者，" ^据有之，又宛若监临之。“所知者”，是吾人以今之心思体 
而摄持且具有之一切;此一切，非无上“大梵”，仅为其对吾人识感 
与心思认识之形式与现象而已。所未知者，是出乎所知以外者，虽 
则未知，若吾人能扩大吾人之官能，或达乎吾人所尚未具有之其他 
官能，亦非不可知者。 

虽然，此书又进而支持且解释其初所陈述，教吾人以其如此叙 
出之“大梵”知识。此矛盾亦非立即调和;仅在第二分中此困难乃 
始解除，始在第四分中,乃指明知识之方法。此矛盾起于知识本身 
性质，即知觉性之寻求者，与知觉性之所寻求者间之关系;此关系 
消失之处，知识为单纯同一性所代。在吾人所谓生存中，最高之知 
识，不能外乎寻求者与所寻求者间之最上关系，斯则在乎一仍有形 
况之同一性，由是吾人可以超越知识而达乎绝对同一性。此一形 
而上之分辨殊关重要，盖此遏止吾人误会知识中任何关系为绝对 
者，亦防止为吾人之经验所拘束，以致丧失或错过于绝对者之根本 
识觉;彼绝对者，固超乎一切可能叙述以外，亦居乎一切已形表之 
经验以后。然此亦不使知识中最高关系，经验中有形况之同一性， 
遂化为无价值或赘冗。反之，是此乃吾人所当趋归者，以为吾人世 
间生存之圆成。盖如或吾人据有之而不为其所限， 一 若吾人为 
其所限则非为真实据有，——则在其中且由之吾人能与“绝对者” 
相接，虽在此形躯中时而能如是。 

达此最高知识之方法，乃心思恒常准备容纳一高于其自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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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事于其自体中，直至心思能委其自体于超心思之作用，固超上 
之，终将取而代之者。以事实论，“心思”亦当顺从此自然进化律 
则，会统治吾人在此世之进化者，由“物质”进化至“生命”，由“生 
命”进化至“心思”。正如生命知觉性，超乎拘禁之物质体，以物质 
体所自有之工具则无从达到，同然者，此超心思知觉性，亦超乎“心 
思”之已分化与作分化之性格，以“心思”自有之工具亦无从达到。 
然而“物质”恒为“生命”之显现而准备，直至“生命”能活动于其中， 
能据有之，在其中处理其所自有之正动反动而 后已； 又如“生命”恒 
为“心思”之显现而准备，直至“心思”能运用之，以高而又高之心思 
价值启明其正动与反动而 后已； 则“心思”之于超“心思”者，亦当 
如是。 

凡此一切进化皆为可能，因此等事物皆一本体一知觉性之各 
式形成而已。“生命”仅启示在“物质”中原已内人于“物质”中者， 
为“物质”之秘密意义与真元者。此宛若向物质存在启示其自有之 
灵魂，其自有之目的。同然者，“心思”在“生命”中肩示“生命”之一 
切意义，一切在真元上“生命”暗中原来是者，徒以专注于其所自有 
实际动作，停凝于其所自有特著形式，遂不克实现之者。同然者， 
“超心思”亦当参人，向“心思”启示其自体，解脱之于其实际动作及 
特著形式之专注，且使此心思有体实现其隐秘，即其一切形式上之 
实行与动作之隐秘。如是，人乃可达乎在其内中统治者之知识，知 
此遣其心思如矢赴的者，此施发语言者，驱而纳生命力量于其轨道 
者，发动诸识作其工事者。 

此无上认识原则，不以心思而思。“心思”，对此为一低等居次 
作用，非其自有之正当形式。心思，基于范限与分化，仅能自某一 
中心，在其低等且晦暗之存在中 有为; 然“超心思”建基于一体性， 
则遍知而 遍漫; 其作用在遍是者中，且与超上渊源永恒超出宇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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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者知觉以相接。“超心思”视个体于遍是体中，不以之而始，亦 
不以之为一分别存在体。起始自“超上者”，且视遍体与个体在其 
与此之关系中如是，为其诸项，诸公式;初不出发自个体与遍体以 
达此“超上者”。“心思”求得知识与主制；由恒常之心思作用与意 
志而达之 :“超 心思”则具有知识与 主制； 其具有之也，则自由发布 
其自体为各种志，各种知。“心思”以分化之感觉而扪索，以同情而 
达乎某种一体 性广超 心思”则以自由且遍涵之识而 具有; 生活于一 
体性中，种种慈爱与同情，皆此一体性显示之次等活动而已。“超 
心思”始于全体，见诸分与诸德性于其中，然不由诸分与诸德性之 
增上知识，而建造全体之 知识; 甚者，全体对之亦不过数量之一体， 
仅属无极真性高等一体之局部且低等一项而已。 

于是，吾人见此二认识原则，发乎相对两极，以相反之方法，向 
相反对方向行动。然仍是由此高等认识原则，低等者乃克形成，且 
受其统制。“心思”，由彼出乎“心思”以外者思成;心思化之知觉 
性 ，一 随其自此高等“超心思”所得之知识与冲动，而形成且指麾其 
动作，甚至组成之质素，亦属彼“原则”。心思体存在，因彼出乎“心 
思”以外者，已怀有其本体之一颠倒作用，托基于在其自体中各点 
上及自体各形式上之自体集中。“超心思”定此诸点，视知觉性必 
如何由此诸点，而在其自体其他形式上发生作用，且一随此诸其他 
形式之压力而发生作用，于一旦宇宙作用之某一节律或法则已经 
固定之 后；“ 超心思”管制心思体之全部作用，一随其如是定如是见 
者。甚至吾人之无明，亦为自“超心思”所投射出一真理之颠倒作 
用，舍为如此一颠倒外，亦不能存在;同然者，一切吾人知 i 只，感觉， 
情绪，力量之对待性，皆发自此高等视见，服属之，皆为“超心思”之 
次等作用，或可说颠倒 作用; “超心思”本身固为隐藏，然常管制此 
低等作用，与其于一定位化之知觉性之初始概念相和谐，此定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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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觉性诚已分化，故未能具有其世界或其自体，然向此具有向彼 
- -体试探 前进; 斯则以“超心思”在吾人内中故，此在本能上知为其 
真自性与本权，虽知之庸或昧昧矣。 

虽然，即以此故，其试探前进，企图获得，仅由心思生存者捐弃 
其特著心思性及其范限，以超然上翥，臻至彼心思之“心思”，即其 
渊源与秘密管制原则，如是如量而有所成就。人之心思性必容纳 
“超心思性”，如“生命”已容纳“心思”。人而长此尊敬，追随，执滞 
于一切今所认为追求之对象者，执滞于心思及其目标，于心思支离 
破碎之方法，于其依于自私，分化，无明之意志与意见与情感之构 
架，则人无由超此生死而达彼“永生”，此奥义书所许于求道之士 
者。是彼“大梵”乃吾人所当知当寻求者，而非此常人在俗世所敬 
拜所追寻者也。 


八 

此奥义书初未满足于此一定义 ：以“ 大梵知觉性”为心思之“心 
思”。如说其为语言之“语言”，亦说之为眼之“眼”，耳之“耳”。此 
不但是表现之活动后一绝对认识，亦且是诸识作用后一绝对“识”。 
吾人有生体每一部分，得其圆成于在其如今功用诸形式以后者，而 
不在诸形式本身。 

统治一切之无上知觉性，此一概念，不与吾人寻常关于识感与 
心思及“大梵”之理论相合。识，吾人知其为识根 作用； 内具之心 
思，以此而与外界“物质”相接;而此诸识根，固已在进化过程中各 
别 发展; 然则诸发皆非基本事物，不过内在心思之附属方便与暂时 
生理功能而已。别一方面，彼“大梵”者，吾人以消减一切非基本者 
而得其意念，甚且消减“心思”本身。此为一种正极之零，为 X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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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知者，初不与心理量或物理量任何可能之方程式相应。真际， 
此庸或 属实; 然吾人今所当思维者，非此“不可知者”，而是其在知 
觉性中之最高 显示; 而此，吾人亦已说为“绝对者”于相对者之展望 
矣，说为一切吾人为吾人宇宙为宇宙者之原因与统治权能。在彼 
统治之因中，必有某物为真元者为无上者，而吾人在斯世之一切基 
本功能，皆为其在吾人内具知觉性名象下之表译。 

虽然，识非基本，或者，不现似为基本。识仅为“心思”运用神 
经系统之一种工具作用。甚且非纯粹心思功能，而甚有赖乎“生命 
力”之流通，依赖其电力上下震动于神经系统间，故奥义书于诸识 
皆称 ti “般纳”，目卩“生命力”之权能或功用。诚然，“心思”若接受此 
等传到之神经印象，则化之为心思价值，然识之作用本身，似属于 
神经而非属心思。无论如何，初见似无理由上之确许，以一“识之 
识”归诸一超心思之知觉性，未内具于形体者，亦无用于任何此等 
工具者。 

但此非识之定 论也; 此仅识之外在表相而已，吾人当深透其 
里。不在其功能而在其真元上，吾人所称为识者，究为何物耶？在 
其功能，若吾人透澈分析之，乃见识即心思与“物质”境象之相 
接，一-不论此境像为声音震动，为形色一明相，为一缕微尘与人 
以香觉，为润液或滋味 ( rasa ) 印象使人得味觉，或为吾人神经体之 
直接扰动感觉，吾人称之曰触者。无疑，“物质”与“物质”相接，乃 
此等感觉之 始因; 然此仅为“物质”境象，如形体之相授于目，心思 
直接与之相关者。盖心思非直接活动于“物质”上，而必假手于“生 
命 力”; 此为其传达工具;而“生命力”者，在吾人内中为一种神经能 
力而非任何物质体。此能力摄持“物质”也，必由形体之神经上印 
象，必由如其为可接触之相，在能力知觉性中造成相应之价值者。 
此能力知觉性，即诸奥义书所称为“般纳”者。“心思”摄取此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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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答之以相应之心思价值，形体之心思印象，以致所识之物，经过 
一三重翻译步骤乃达乎吾人，初为物质境像，次为神经相或能力 
相，三为在心思体质中复制之相。 

此精妙程序，以其速如闪电而顿成，遂未为吾人所见，——迅 
尔，于吾人“时间”印象中 则然; 若在他种“时间”纪计中，由组织不 
同之动物，此活动之每一部分或分明可了。然此三重翻译常在，因 
吾人内中知觉性确有三层:物质者一， armako 科 (阿那俱舍），物理 
接触与形象皆接受而且形成 于此; 生命力或神经力者二, prdpakc^a 
(般纳俱舍），神经接触与形成皆在 于此; 心思者三, manatiko # (末 
那俱舍），心思之接触与成像皆在其间。吾人居于心思韬笥之中 
央，故物质世界之经验，必经过前二层外韬而后能达乎吾人也。 

然则识之基础为接触，而本真接触乃属心思，无此，则全然不 
复有识。例如植物，以神经性而感受，在生命能力之情况下感受， 
恰如人类神经系所为，又恰有相同之 反应; 但此仅是植物而有胚元 
之心思，乃使吾人能假定其有感于此等神经或生命力之印象与反 
应。盖如是则不但以神经性而感受，且在心思情况下而感受矣。 
然则识者，可说在其真元是物境之心思相接及其相之心思重现。 

凡此，吾人观察而且推理，在此心思内具于“物质”中之情况 
下; 盖此诸韬笥或“俱舍”，皆一微妙而愈微妙体质中之形成，安立 
于粗重“物质”以为其基础者。吾人且想像有一心思世界，其中以 
“心思”而非以“物质”为基础者。则识在其活动上将为迥乎不同之 
一物。彼且将以心思而感受“心思”中一相，投出之为形式于粗重 
而愈粗重之体质中;且不论在彼世界中原已有何种物理形成，必将 
迅速对“心思”反应，而服从其加形况之提示。“心思”将能主制，能 
创造，能作始，非若其在吾人，或服从“物质”，徒为重现，或与“物 
质”相冲突，艰难而后能形况一已前定之材料，木然不欲受其抚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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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且将隶属于其上任何超心思权能，主制一驯柔且易反应之 
材料。然而“识”必犹在其中，因心思知觉性中之接触与相状之形 
成，仍将为存在律则之一部分。 

如实，“心思”或活动知觉性，通常有四种必具之功能，无论其 
在何处或如何活动，皆其所必不可无者，诸奥义书以四名象 表之： 
一 曰“毗若那” ( vijMna )， 二曰“般若那” （ prajMna )， 三曰“三若那” 
( sarhjnana ) ，四曰“阿若那” ( ajftdna )。 “批若那”者，原始明通之知 
觉性，摄持事物一相于其真元，全体，诸分，诸性能中者;是即此相 
之原始，自动，真实，完全之见，分宜属于超心，而心思在明通智识 
之最高活动中，于此仅有一影。“般若那”者，知觉性之摄持事物一 
相于其前为对象者，当与此对象相缘，且以悟解及分析与综合之认 
识而具有者也。“三若那”者，知觉性与事物一相之接触，由此而有 
可识觉之据有乎此于其体质中;若谓“般若那”是悟解知觉性之外 
发，以据有其对象于知觉能力中，以知之，则“三若那”可说为悟解 
知觉性之内敛运动,收敛此呈于其前之对象归其自体，以据有之于 
知觉体质中，以感觉之。“阿若那”者,是一种活动，以此而知觉性 
坚住于事物一相，以管制之且据有之于权能中。是故此四者，皆为 
一切知觉作用之基本。 

如人类心理组成，吾人始于“三若那” ，一 对象在其相中 之识； 
知识中对此之悟解随之。尔后吾人试图达乎知识中对此之明通， 
权能中对此之据有。有秘密活动在吾人内中，在吾人下心知自我 
与超心知自我中，皆先于此作用者，但吾人在此表面有体中，对此 
等秘密活动皆不知觉，是故对吾人此等皆不存在。若吾人已知觉 
之者，则吾人全部知觉功能必将改变。如其今之如是，所发生者， 
乃一迅速程序，由此吾人顿识一相，得其一悟解之了知与概念，及 
一迟缓智识程序，由此吾人试欲明通之，据有之。前一程序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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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自然作用，全已在吾人内中发展者;后一程序乃后得之作用， 
乃智识与聪明意志之作用，在“心思”中代表心思体一种企图，欲 
成办唯由某高于“心思”者乃能完全自动善巧作成之事《智识与 
聪明意志造作一桥，以此心思体乃欲建立与超心思者之知觉联 
系，且为内具之性灵准备，使超心思之作用得以降人其中。是故 
第一程序为容易，自发，迅速，完善，第二作用则为迟缓，辛劳，不 
完善。智识作用若联系且受制于一基本超心思作用也如是，—— 
是此乃成天才现相，——第二作用亦如是将愈加容易，自发，迅 
速，而且完善矣。 

若吾人假定一无上知觉性，为世界主，诚在隐障后导行一切活 
动，心思诸天所弓 I 归其自体者，显然彼一知觉性且将为“全知 者”与 
“主宰”。其作用之基础或世界统治，将为此完善，原始，而具有一 
切之“毗若那”与“阿若那”。此必在其知觉知识之能力中明通一切 
事物，在其知觉权能中管制一切事物。此等能力将为其知觉体之 
自发内在作用，能创造且具有宇宙诸形体者。然则所遗留予悟解 
知觉性与识之事为何耶？彼等将非独立之功能，而为附属活动，内 
涵于明通知觉性本身之作用中者。如实，四者将为一迅速运动。 
设若吾人有此四者以一致之速率在吾人内中活动，“般若那”与“三 
若那”即以此速率而活动者，则在吾人之“时间”纪法中，可得某差 
似此无上能力之无上作用之一致相。 

推究斯理，吾人当见其必然如是。无上知觉性，必不仅明通且 
在其知觉体中具有事物之相，即其所创造作为其自体表现诸事物 
之相，且将置之于其前——常在其自体内而非在外——，以悟解知 
觉性之两项而与之如何相缘。否则此宇宙且将对吾人不呈其如是 
之形；；盖吾人仅在吾人之机构情况下，反映无上“能力”之运动。 
但事物之相，皆呈于一悟解知觉性之前，在明通知觉体以内，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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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外在化，如吾人之个体心思将其外化已，由此事实，则无上“心 
思”与无上之“识”，将为不同之物，异乎吾人之心思体与识感形式 
者。彼等将为“全明”与“自体具有”之两项目，而非努力以求知求 
据有之“无明”与范限之项目矣。 

在其真本与普通情况下，吾人之识必反映此无上之“识”，且即 
是其所创造者。然此奥义书说及吾人见后之“见’’，闻后之“闻”，非 
泛说吾人识后之一“识”。诚然，眼耳不过取以代表诸识而已;所以 
择此，因其为诸识、之最高又最微妙者。然而形成吾人心思体一部 
分之识，其分辨显然必以为与无上“识”中某种分辨相应。此何由 
可能？斯则吾人所次当发明者，则当研究吾人内中诸识功能之性 
质与渊源——研寻其在吾人心思体中之渊源，不但推究其功能于 
吾人之生命能力与身体实际诸项中而已。在“心思”中于见于闻为 
基本者，是何物耶？吾人见而且闻，不徒以心而识者，又何故也？ 

九 

印度心理学者，称“心思”为第十一识，位为最上一识。在古代 
诸识序列中，五属知而五属业，在知识官能为第六，同时在作业官 
能亦为第六。知之诸识之有效功用，若无此心思之助力，则不能活 
动，此亦心理学之 常谈; 眼仍可见也，耳仍可闻也，诸识仍可作为 
也，然若心不在焉，则其人实未见，未闻，未感，未触，未尝味。据心 
理学，同然者，诸作业根仅由心思之力发为意志而作用，或者，据生 
理学，由脑筋所发之反应神经力而作用，斯则依唯物论观念，为真 
自我与一切意志之真元。无论如何，诸识或一切识，若有多于十 
者，——据某奥义书则至少七与七合，有其十四，——皆仅现似为 
组织，功能，工具作用而已，皆属心思知觉性，皆其在活“物质”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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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所形成之机巧。 

近代心理学已开拓吾人之知识，轨纳吾人于一真理，实古人所 
已知而出以不同之语表者。吾人今知或重新发现此一真理，即心 
思之知觉活动仅为一表面作用。有一远过浩大且更有能为之下知 
觉心，保持诸识所付与之者，了无 失落; 凡其一切财富，皆储存于其 
无尽记忆库藏 ( ak§itam ^ ravah ) 0 表面心或未尝注意，然此下知觉 
心则仍注及，接受，藏蓄，而精确不诬。昔者，有一不识字之婢女， 
日日闻主人诵希伯来文于书 室中； 其表面心未尝注意此不可晓之 
咿唔，然其下知觉心固已闻之且记 之矣； 一旦此婢入乎非常状态， 
此皆发至表面，乃能背诵此诸深义章句，正确无讹，虽最强记不诬 
之学者亦欣羡之矣。其人或心思未尝闻，因其未 注及; 然内中较伟 
大之人或心思则闻之，因其常注及或潜至，能为无穷。又如病人受 
麻醉而经医士开刀，了无所觉;尔后若施此人以催眠术而解放其潜 
知觉心，则且将精确说出割剖之细节，及其所遭之 痛苦; 盖生理识 
根虽昏迷，不能禁止内中更大心思之观察与感觉也。 

同然者，吾人知大部分吾人之生理活动属乎本能，非表面心思 
而为下知觉心所指挥者。今吾人知此为-能行为之心思，非徒是 
无知之神经反应，发自粗朴之生理脑筋者。下知觉心在蜾赢中，为 
其幼虫准备食粮，深知其所欲僵化之桑虫之解剖，如法施其针螫， 
如最高明之外科医生奏术 准确； 如此，必其徒然有限之表面心思， 
以其们索踌躇之神经作用未曾参与其间，而淆乱此内中知识或内 
中意志力量。 ® 


① 按: 《诗 • 小宛》，“螟蛉有子，蜾贏负之”，此乃一种土蜂，螟蛉则喿上小青虫 
也。负之置窠中，以针螫其运动神经中枢，使之不能动，然亦不死，故不腐，竣其卵化出 
幼虫，则取此桑虫以为食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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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例证，指示吾人各种真理，而西方心理学，为过去愚蒙所 
障，自诩科学正统，仍所不顾或拒不欲知者也。诸奥义书，说吾人 
内中“心思”为无限，不但知己尝见者，亦且知未尝见者;不但知已 
尝开者，亦且知未尝 闻者; 不但知已为思想所辨者，亦且知未尝为 
思想所辨者。然而吾人且以近代知识语言出之 曰:吾 人之表面人， 
乃为其物理经验所 范限; 彼唯知身体中神经生命所给予其内具之 
心 思者; 甚且凡所给予，知之，亦仅能保持而且利用如此少分，为其 
表面意识所至，且知觉以记忆 之者； 然其内中固有一较大潜知觉 
性，未尝受如此限制。此潜知觉性，乃识表面心思及诸识根所未识 
者，且知表面心思以其求索之思惟所未学得者。在昆虫，此则知其 
牺牲品之 解剖; 在人，外表无所知觉，此则不但感觉而且记忆外科 
医生手术刀之动作，亦且知所正有之痛苦反应，其生理之身，为麻 
醉剂所迷，故以其为不存 在也; 在不识字之婢女，此则既闻且正确 
记住一所未学之语言，且能——如瑜伽经验所知，一^其本身一 
高等作用，了解此诸表面为不可知晓之声。 

且复以吾人所用韦檀多学术语出之 :则有 “三若那”之更广大 
作用，非诸生理识根作用所限者;是此，乃由耳根而完善识得此未 
知语文，而据之为 自有; 是此，由身根而完善识得身所未觉之医刀 
动作; 是此，由意根或第六识而完善识得桑虫运动神经中枢精确所 
在处。与此相联者，亦有“般若那”，“阿若那”，与“毗若那”一相应 
之更大作用，非外表心思微小悟解明通之机能所限者。是此更大 
之“般若那”乃 r 知诸文字间之正当关系，了知医刀动作于神经所 
未觉之痛苦间之关系，了知桑虫躯体中关节之空间相续关系。此 
种了知，同内在于章句之正当背诵，痛苦之 m 当叙述，及针螫之正 
当相续作用中。导源此一切之“阿若那”或“知识意志”，亦复较为 
广大，不限于表面心思所指挥以管制活动之迂缓力量。在此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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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虽更广大之“毗若那”作用非如此明著，显然亦必在其间由此 
等而作为，且保其同序并列。 

但今兹吾人所关心者，唯“三若那”。吾人于此当注意，第一， 
有意识心之一种作用，超乎余识之各别作用，虽不取事物之相于 
色，声，触诸形式中，亦能识觉事物，然如其为附属活动也，——为 
附属，然于表呈之完具为必需，——实亦于此等形式中取事物之 
相。此在心灵现象中为显然。有研究此学且实验至相当程度者， 
已发现吾人可识唯他人所心知之事物，唯在极远处存在之事物，属 
异乎凡间他界中事物，然在此世间有其效 果者; 吾人能识之于其相 
中，亦宛若能感觉其一切之为是者，而无用于恰当于五识之决 
定相。 

第一，此表现眼识及其余诸识，非徒为生理诸根在世界进化中 
发展之结果。“心思”，潜知于一切“物质”中且在“物质”中进化，已 
发展此生理诸根,为一物理躯命，由于物理工具，在此物理界，以发 
施其见，闻等内在之性能;然此皆内在固有之性能，初不依赖地球 
上进化之环境，且可运用之而无用于物理之眼，耳，皮，舌。假定有 
心灵诸识，由一心灵体而生作用，吾人以是而解释此等心灵现相， 
然此作用亦仍是真元识——即“三若那”——所固有功能之一组织 
而已，斯则无用于身体诸根亦自能活动者也。此真元识乃知觉性 
之原始性能，能在其本身中感觉知觉性所形成之一切，且感受之于 
有形体者之一切真元德性与活动中，无论其在物质上表为声音之 
震动，或光明之色相，或任何其他物理象征。 

此知识之倾向，愈加趋于此一结论 ，即: 不但形体之德性，甚至 
最明显者，如色，光等，皆不过“力量”之活动，即形体本身，亦仅为 
“力量”之一活动。此“力量”又自证明为知觉体之自体权能，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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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动作境况中者，①是故实际吋能，一切形体皆知觉性之一活 
动，以其自有工事之表呈而印人其自体者。吾人见色，盖此是知觉 
性对自体所作之表呈，表呈其所自有活动之一种;然色仅是“力量” 
工作于“光明”形式下之一种活动，而“光明”又不过一运动而已，是 
谓即“力量”之一种活动。问题 是:“ 力量”活动，自取形体之表呈 
者，其真本为何？是此，乃当决定“三若那”或“识”之工事，不论其 
活动于何界也。 

凡物皆始于震动或运动，即原始之荡摩 （ k ? obha ) 。知觉体倘 
无运动，则徒知其纯粹静定存在而已。知觉性中若无震动， © 或无 
存在体之运动，则不能有知之行为，因此亦不能有识。知觉体之运 
动作为知识，觉知其自体为力量之运动，换言之，知识自体从其所 
自有之工事分离而观察此事，又以感觉而取此人其自体，——此为 
宇宙“三若那”之基础。此在吾人内中与外表活动皆然。我发怒， 
由知觉力量之一种震动，作为神经之 情绪; 而我又感觉我已是忿 
怒，则由知觉力量之别一震动，作为知识之光明者。我知觉我之身 
体，因我自己已是此身;知觉体之同此一力量所已成其自体之此形 
式者，成其工事之此种表吾者，知此于此形式中，于此表呈中。除 
我之为自我者，我不能知任何 事物; 若我知他人，则因彼等亦皆我 
自己，因我之自我已擅有彼诸似是陌生之表呈，亦如已擅有此最接 
近我之心思中枢者。一切感觉，识之一切作用，如是在真元上皆 
同，无论其为外在或内在，属物理或属心灵。 

但知觉体之此种震动，乃由识之各种形式而呈于其自体，此诸 


① 原注: dcv^tmaSaktim svagupair nigu ^ ham —-见《白净奥义书》-即神圣“存在 

者”之自体权能，为其自有之功德所隐蔽者。 

② 原注 :用此 名同者，非因其全然恰当或正确，乃因其最能提示知觉性之原始外 
发以寻求其自体，实无有物理名词能甚为恰当或正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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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应答运动之种种相续活动于其形体擅有中。盖第一，有震动 
之紧张度，造成有规则之节律，此即一切创造形成之基本或组成 
者; 第二，有知觉体之运动之接触或交互，组成此节 律者; 第三，在 
相接触中诸运动有分为聚合之界定，即运动之 形态; 第四，有真元 
力量恒常灌注，以支持如是界定之运动之持续;第五，有力量在其 
自有运动中之发施与压凑，以保持所擅有之形体。在“物质”中，此 
能组成之五活动，数论学派说为代表物质之五原素情况，即空、风、 
火、水、地之 情况; 震动节律，则说为声，为闻之本，交互为相接，为 
触之本，界定为形，为见 之本; 力之上注为滋味，为尝之本;原子压 
凑之散放为香，为嗅之本。诚然，此仅说于纯粹或微妙“物质”为 
然; 世界上物理物质既为力量之一混杂活动，此五作为原素之情 
况，除在一极遭更变之形式下，皆不能在其中分别求得。但凡此皆 
物理之工事或象征而已。真际，则一切形成，以至最微妙最出乎吾 
人诸识以外者，如心思形体，性格形体，心灵形体，若细加研究，皆 
归乎知觉力量在运动中此五重活动。 

然则凡此一切活动，“二若那”或真元识，必皆能摄持，化为已 
有，由知者在知识中与所知者结合，其所独其者也。其震动之节律 
或紧张度之识，——此震动内含形体之一切意义——则为真本闻 
之基础，吾人之了知物理声音或所说言语，仅为此真本闻之极外在 
结果也。同然者，其知觉力量与知觉力量之交互或相接之识，必为 
真本触之 基础; 其力量之形式或界定之识，必为真本见之基础;其 
真元体在形式中上注之识，为其自体悦乐之秘密者，必为真本味之 
基础;力量之压凑，及其有体真元之自加散放，其于此之识必为真 
本吸纳之基础，在物理质素中粗重表为嗅觉者。识之此诸真元本 
性，必自施于无论何界，无论何种形成，于每界皆将来得一适合之 
组织，一适当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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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一多方之识，在最高知觉性中，必为复杂之一体，正如 
吾人所见其中知识之各种活动，亦为复杂之一体。若使吾人考验 
生理诸识，以耳识为例，而观察在其下层之心思 (按： 古谓意俱） 如 
何接受其作用，则吾人当见在其真元中诸识皆彼此中互有。心思 
不但觉知吾人所称为声音者之 震动; 亦且觉知声音中力量，与所交 
杂之吾人内中神经力量间之接触与交互;复觉知声音之形式或界 
义及诸复杂接触或因缘，所以成此声音;又觉知外注之知觉力或真 
元，所以组成且保持声音，且延续其震动于吾人之神经体中者;更 
觉知吾人自有之神经吸纳，吸纳此发乎力量压凑之震动散施，可谓 
为成此声音之固体性者。凡此诸感，入乎识感之接受，及音乐之欣 
赏，即此力量活动之最高物理形式者，——此等乃组成吾人对此之 
物理感受性，及吾人神经体在此中之欣悦;损减其一，而此欣悦与 
感受性乃至彼限度而钝塞。在高于物理知觉性之知觉性中，其为 
复杂之一体必愈甚，而在最高知觉性中，其为一体亦当最甚。然真 
本识必亦当能摄一切知觉体之秘密真元于自体中，于作用中，而不 
仅由活动之 结果; 其对此等结果之欣赏，不能外乎本身即为此较深 
之识所生，其所有对现相后“彼物”之较深识。 

若吾人如是深微研虑此等事物，在吾人所自有更深心理学之 
见中，而追寻之于掩盖之物理现象以后，则于吾人诸识后之识，或 
毋宁说吾人诸识之“识”，见之“见”，闻之“闻”，可得相当知识概念。 
此奥义书所说“大梵知觉性”，非内敛于其自体中之“绝对者”，而为 
向相对者展望上之“绝对者”;此是“主宰”，是“主灵”，是统治之“超 
上者”与“大全”，是“彼”，为组成且管制诸天在吾人生存诸界上之 
作用者。以其既组成之矣，则凡吾人之工事，不能多于真元某物之 
心灵或物理表呈与结果，此某物固原合于其无上创造之展望者，则 
吾人之识，不外此神圣“识”之阴影，吾人之见，闻，则神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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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之阴影矣。又非神圣见闻唯限于物理事物，则自引伸至知觉 
存在之一切形体与活动也。 

此尤上“知觉性”，非依乎吾人所称曰见与闻者，以成其自有之 
真元之见与闻。此由一无上之“识”而活动，能创造而又明通(或遍 
涵），吾人心灵与物理之见闻，皆其外表结果与局部活动也。又非 
彼昧于此等而将此等 除外; 盖既组成且管制之矣，固当识觉之，然 
在一超上界 (param dhama ), 揽一切于其见 中者; 盖其原始作用， 
乃毗搜纽之最髙运动，如韦陀所云，诸见者视之如弥天一眼。是由 
此，心灵乃见其所见，闻其 所闻; 然一切识之擅有其真价值，而臻至 
其绝对，其永生之真实性也，必仅当吾人已终止追求徒为外在与物 
理识感之满足，甚且出乎心灵体以外，而达乎此真元者，精神者，则 
其余一切之渊源，知者，组成者，与真赏者也。 

唯事物之此精神识，在吾人内中为隐秘为超心知，乃使心灵及 
物理识得其存在，价值，与真实性，在其本身固皆无之矣。倘吾人 
臻至乎此，则此诸低等活动皆仿佛上纳其中，而世间万事万物对吾 
人皆变，乃擅有一不同且非物质之价值。吾人内中彼“主宰知觉 
性”，识吾人对物境之识感，见吾人之见，闻吾人之闻，非复为利益 
诸识及诸识之欲 望故; 而有自体存在之“幸福”之抱持，斯则无因， 
无始，无终，恒久于其自有之永生者也。 

十 

然“大梵知觉性”不仅为吾人心思之“心思”，语言之“语言”，识 
之“识”，亦且为吾人生命之“生命”。换言之，乃一生存之无上宇宙 
能力； 至若吾人所有之物质生命及其支持能力，皆仅是其一低下结 
果，一物理象征 ，一 外在且有限之功能。彼统治吾人之生存及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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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不以此等而生存而作用，乃是其超上因，乃超生命原则，彼等 
皆由此形成，由是而受约束也。 

英语“生命 ”( life ) —字，表多个甚不相同之 副义; 然奥义书及 
瑜伽学中所惯用之“般纳” （ Pr •郎 a ) —字，无论就其本体或功能观 
之，意义唯限于“生命力”。此“生命力”之寻常意义，诚为呼吸出人 
肺部之气，是以在最寻常物质意义中表生命或生命 气息; 然用于奥 
义书中，其哲理之义异是。奥义书中所说“般纳”，即生命能力本 
身; 谓其以五重运动而充周作用于躯体内，各自有其专名，各于躯 
体中之生命功能，其重要不下于呼吸作用。如实，呼吸不过生命能 
力主要运动作用之一，五者居首，一于能力之保存且分布于生理 
躯体中，寻常最为必需而且重要，然固可以停止，而未必毁灭生 
命也。 

一种生命力或生命能力之存在，为西洋科学所疑，盖其科学唯 
从事于“自然”之最外表活动，至今舍物理或外表事物之知识外，尚 
无若何真知。此“生命气息”，生命力，本身非属 物理; 此非物质能 
力，而为别一原则，支持“物质”且内涵于其中者。此据有且支持一 
切形体，无之，则无任何物理形体可成或可存在。此作用于一切物 
理力量中，如电，于最近于纯粹力量者，亦最接近其自体 显示; 无有 
任何物理力量，无此而能存在或作用者，盖皆由此而资取能力与运 
动，皆为其工具而已。 然而- -切物理方面，皆此“般纳”之原畴与形 
式而已，此本身为一纯粹能力，为彼等之因，而非彼等之果。是故 
不能由任何物理分析而加以 发现; 物理分析仅能解决物质事象之 
结合，则皆此之果，与其当体及活动之表相或象征而已。 

然则吾人何由而觉知其存在耶？由吾人心思与躯体之纯净 
化，感觉与知识工具之微妙化，皆可以瑜伽而致者也。于是吾人可 
能分析，非独销解形体为其粗重之物理原素，且可分辨纯粹心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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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之活动与物质原则之活动，又能区别此二者于生命或动力原则， 
斯则形成一联系于其间而两支持之者。于是吾人能辨识生命气息 
之流动，不伹在此生理躯体中，此则寻常吾人所觉知之一切，亦且 
在吾人之微妙体中，斯则由瑜伽所发现在生理躯壳之下层且支持 
之者。此则寻常以“调息制气”法 （Pr 郎 ayama) 行之，即管制呼吸 
是也。赫他瑜伽派修士 （Hathayoga) ，以制气之法，遂能管制，中 
辍，且超上此生命能力之常规活动，即“自然”所需之一切以维持身 
体，物理生命与心思之功能者，由是而能觉知一切脉络，此能力在 
其一切工事上自加分布其间者,因此能以其身体作奇异之事，于凡 
夫似为神奇，正如物理科学家，以其物质力量诸工事之知识，能作 
若干实验，若其律则与程序尚未为吾人所了知，亦似为魔术然。盖 
在物理形体中一切生命工事，皆为此“般纳”所管制，非但诸寻常恒 
定之工事为然，以及彼等常是潜能，故易于引抉发动之工事为然， 
且彼等属一更悠远之潜能性，于吾人寻常经验似为艰难或不可能 
之事，亦复如是。 

然此“般纳”能力，不但支持吾人物理生命之活动，亦且支持活 
躯体中心思之动作。是故管制此“般纳”之能力，则不但可管制吾 
人物理与生命之功能，而超越其寻常活动，亦且可管制心思之工 
事，而超越出其寻常活动。如实，人类心思常依赖乎此“般纳”力 
量，联结心思于躯体，由此躯体而显示其自 体者; 心思能施展其自 
有之力量，则与其能致此能力为其自有之用处，且服役于其自有之 
目的成正比例。然则如瑜伽修士之还于“般纳”管制，导引气机以 
开启其神经中枢 (Chakra), 于今犹钝然或局部活动其间者，如是， 
则彼能显示心思，识感，知觉性之权能，超出吾人寻常经验者，如是 
亦成正比。所谓瑜伽之神秘权能，皆此等机能，如瑜伽修士进功于 
管制其“般纳”力量，则如此自加开启者，而且，净化其运动之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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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乃开辟彼微妙潜在体之知觉性，与彼粗重物质肤表生存知觉性 
间之交通。 ® 

如是，“般纳”乃生命或神经力量，负荷心思与躯体之活动者， 
而为其所羁，如马负车，为心思所驱策，遵道而前，达其欲望所指之 
处。是故在奥义书中，说为受羁勒前驱，又说为被引导前行，取相 
皆联系于韦陀中“马”之象征。《黎俱韦陀》恒以马况“般纳”力量。 
就事实论之，此乃服从知觉或下知觉心思，且在物质力量与物质形 
式之情况下，成作世间一切事者。如心思为“自然”在吾人内中之 
一运动，在吾人物理与现相生存之型模中，与“无明”之三项下，代 
表“大梵”之知识面，知者之知 觉性; 乂如身体代表生存者之存在， 
于在现相上为可分化之质素之面 幕下； 同然者，“般纳”或生命能 
力，则在现相事物之波流中，代表“主宰”之力量，主制机动，“主宰” 
固管制而且享受“彼”自有本体之显示也。此为一宇宙能力，遍在 
于宇宙之每一微尘每一原 子中; 若组成世界之恒常交互与川流，此 
则活动于其每一波涛每一动荡间也。 

但正如心思仅为无上“知觉本体”之.-低等运动，心思之上，更 
有知觉，意志，知识之神圣与无极原则，管制心思之愚昧 作用； 且 
“大梵”认知“彼”所自有之存在，无论在其自体或在其显示中，皆由 
此超上原则而不由 心思; 则此“生命力量”亦必如是。如生命力量 
之自加显示于吾人中者，其特征则为欲望，饥饿，吞噬其所受对象 
之享乐，为一种运动与作为，摸索以求占有，试图漫遍，拥有，采纳 
其所欲之对象。©非在此欲望与人生享乐之一息中，而真实之生 


① 按:我 国道家谓此为“转河车”。 

② 原注 :凡此 诸义,皆韦陀圣哲以 “^”( a ^ a ) -字所欲表者，字根于诸义皆可通。 
盖以“马”宇代表“般纳”。而“希望”(涵 a ); “饥饿” （ Mans ), “食”（沾）；“享受” （ M) t “迅 
速”(鉍 u ); “移动”，“达到”，“遍漫” Uc ); 诸字皆由此字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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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能存，或最高神圣能力 能动； 正如无上知识，非能以此无明，摸 
索，有限，与分别之心思而思惟。正如心思运动，不过在对待性与 
无明义度下之代表，为一无上知觉性与知识之反映，同然者，生命 
能力之运动，仅能为一无上能力相似之代表，表现一更高上更真实 
之生存，具有彼知觉性与知识，因此亦无有于欲望，饥饿，暂欢之享 
乐，受阻之活动。在此为欲望者，在彼必为自体存在之“爱”;在此 
为饥饿者，在彼必为无欲望之 满足; 于此为享受者，于彼必为自体 
存在之悦乐；于此为扪索之行为者，于彼必为自体具有之能 
力; ——吾人生命之“生命”，由之而此低等作用遂被保持且导往其 
目标者，必当如是。“大梵”不以此气息而呼吸，不以此“生命力量” 
而生，+居于此生死双项中也。 

然则吾人此生命之“生命”为何耶？为无上之“能力”。①此无 
他，唯是无上知觉“存在者”，在“彼”自有之光明体中之无极力量在 
作用中。此“自体存在者”，光明识觉其“自我”，充满“彼”所自有之 
悦乐; 而彼自我识觉性，是一无时间性之自我具有，在作用中，则自 
加启示为无极知觉性之力量，全智而 全能; 盖此存在于两极间，一 
极属永恒之静性与纯粹同一性 ，一 极属永恒之能，及自体与“大全” 
之同一，静性则永恒支持此能力。此乃真实生存，乃吾人生命所从 
出之“生命”;此乃永生，而吾人所执着以为生命者，乃“饥饿即是死 
亡”。②是故智者之目的，必在其已经启明之知觉中，度出生与死 
之虚伪现相两项，而人乎此永生。 

虽然，此“生命力量”，无论其工事如何低下，亦充满其所代表 
者即超上之者之有体，意志，光 明； 为“彼”所导引而前适，在大道上 


① 原注: Tapas 或 ChitShakti “多波士”或“智”之“能”。 

② 按：见 《大林间奥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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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一目标，固其自有之生存——正以其运动与翻译之不完善 
故一一所暗指者。此死而谓之生命者，不但为彼光明之一黑暗形 
影，而且为一过程，由此，吾人以吾等生存之移易，自“物质”之死 
眠，而入乎精神之无极永生已。 


十一 

此奥义书作风，语句皆简略 充实； 如其在第一分中所表之思 
想，则归趣此一结论，即凡吾人所处之心思，识感，情命活动之生 
命，非吾人生存之全分或主要部分，非至上者，非自体存在者，非自 
为主宰者。有在彼面之某物矣，此则为其外沿，为其低等结果，为 
其下极工事 •，一 超心知之“生存”已发展矣，则支持且管制此局部， 
段片，不完全，不惬可之知觉性，与心思，生命，及诸识之活动。出 
乎此外在表面知觉性，趋向且入乎彼超心知者中，乃吾人之进步， 
吾人之目标，吾人完善与圆成之定命。 

此奥义书不说吾人今之生存为非真，唯说其为不完全而且卑 
下。有在彼髙等生存界上永为绝对完善者，凡吾人在斯世所从逐， 
则皆其不完善之代表，破碎且分化之功能。有超心知之“知识”矣， 
具有，创造，且稳妥运用事物之真理，盖无物对之为外在，无物为异 
乎其自体，无物在其全明自体识觉性中为分化或乖戾者，而吾人之 
心思，未能具有其对象，盲昧扪索，困于错误与无能，立作用于事物 
外表之见者，乃其所投射之阴影。此则吾人心思之“心思”也。有 
创造与启明之“语言”矣，建设一切形式，为吾人之心思与语言所欲 
明通而表达者，而吾人之语言，有范限，机械化，虽事物之外表亦不 
能完善传达，为心思之狭隘范围所拘、建基于识之现象者，则其遥 
远微弱之应声，盲昧震动之回响也。有一无上之“识”矣，顿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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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和谐以自结合且享受无上“心思”“语言”所创造，所创造于神圣 
无极生存自体悦乐之动作中者，而吾人之识，为知觉体之质素中一 
种运动，震动于外物之荡摩，试欲以辛劳与分别辐凑之反应摄持 
之,而未能善者，则其错误之形象也。有一是一无分无极之“生命” 
者矣，而吾人之生命，为一息之力量与运动与据有，凝滞于心思与 
身体之一形式中,为形式所拘束，在力量为有限，在运动为多阻，在 
据有则受困，是故为一乖戾之物，与其自体及其环境相龈龉，饥饿 
而未得满足，不定以游移于物境间，未能拥有且保持其多性，吞噬 
其所享受之对象，是故其享受皆属暂时者，则彼“生命”之一破碎运 
动也; 而彼“生命”者，据有一切，永远满足，盖享受其永恒自我于一 
切中，非“空间”分限所拘，非“时间”段落所据，不为“因果”“环境” 
所惑乱者也。 

超心知之“存在”，是一，知觉其自体，两知觉悟其永恒安静与 
其遍知遍能之力，亦觉知吾人之宇宙生存，则其所保持于内中，潜 
与以灵明感发，又遍能以统治之者也。此即《伊莎奥义书》所说之 
“主宰”，寓居于“彼”之力量所创造之一切中，寓居于宇宙永远动荡 
原则内之一切运动形式中者。此即吾人之自我，以是且由是吾人 
在吾人之一切有体与作为中成为吾人者，斯即“大梵”是已。有死 
之生命，是“彼”之二元性表呈，中涵两种相冲突原素，一属正极，一 
属负极。其负极原素，为死亡，痛苦，无能，冲突，分化，范限，皆一 
黑暗形象，隐藏其正极原素所尚未能成就者，且资其发展，-一-永 
生隐藏于生命前，自蔽于死亡之形 象中； 悦乐隐藏于快乐前，自蔽 
于痛苦之形象中 ; 无极力量隐藏于有限工事前，自蔽于无能之形象 
中;爱之结合隐藏于欲望前，自蔽于冲突之形象中;一体性隐藏于 
获得前，自蔽于分别之形象中；无极性隐藏于生长前，自蔽于范限 
之形象中。正极诸原素则提示“大梵”为何者，然永不能是“大梵” 




510 


徐梵澄文集 


之为“大梵”者，虽其胜利，诸天之胜利，常为“大梵”之胜过其自体 
否定，常为“彼”之广大性之自体肯定，以反对事物之黑暗与有限形 
像之否定。然又非徒此广大性而已，绝对之无极性，乃“大梵”本 
体。是故在此事物之二元形象中，吾人不能达乎吾人之自我，吾人 
之“最高 者”; 吾人必超上然后能达。吾人之追寻此生存诸正极原 
素，吾人之敬拜心思，生命，识感诸天，仅为心灵真实劳苦之一准 
备; 若吾人将圆成自我，固必舍此低等“大梵”而知彼高等“大梵” 
也。例如吾人追寻心思之生长，吾人化为心思存在者，充满已成就 
之思想权能，思想获得，成为“智坚定者”，庶几以此心思之思想而 
超出思想本身，至于“永恒者”。盖心思与识感之生命，恒为死亡与 
禁限之 判决; 出此以外者，永生也。 

是故智者，成就而且安居于光明思想权能中之心灵，舍弃吾人 
心思，生命，识感之种种对待性，而由此世界前进;彼等出至一体与 
永生。所用以表前进之一字，亦表死亡之 过程； 亦此奥义书用以表 
“生命”能力羁于内具心思识感之车者，在人生道上之前进运动。 
在此一同义相符，吾人乃得一双重且最丰富之提示。 

固然，非由捐弃此世间生命，以追求永生于其他更有利之生存 
诸界中，而后伟大圆成方有其可能。唯在此世 ( ihaiva )， 在此有死 
之生命与躯体中，必当求得永生，唯在此低等“大梵”中，由此内具 
之心灵，必知彼髙等“大梵”而据有之矣。若不得之于此世,则毁灭 
殊为浩大也。（二，五。)吾人内中此生命力，为无. h “ 生命”所诱引， 
导其经过恒常获得之路，经过种种“大梵”典型，直至某一点，由此 
遂当挺然独进，越出有死亡之生命，超过事物生死之见，而至乎某 
“彼面者”。死亡若犹未全被克服，此种超越仍表于死亡义度中，由 
于度入他界，其中无有死亡者，其中 尝味一 种永生，与吾人在此世 
于心灵经验中所得者 相应; 然死亡与禁限之诱引犹未超脱，因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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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少分无极性与永生性，为吾人所尚未臻 至者; 是故有还复之必 
需，有他生坚住之用，在此生死之身，斯则吾人所尚未胜过者，直至 
吾人已度越一切典型，达乎彼“无极”，“太 一”， “永生”之真本体而 
后已。 

此奥义书所说诸界，真本皆性灵境界，而非宇宙之地理区分。 
此物质世界，本身只是存在，如吾人所见，时若心灵寓居物质运动 
与经验界，其间精神则自内人乎形体，因此一切事物之结构，此以 
生命而推动于其中，且以知觉性而拥抱之者，皆为无极分化与聚合 
之原则所决定，斯固属于“物质”，属于形体之本 质者; 其世界或事 
物观自当如是。无论其攀登任何心灵境界，其事物观必变移而与 
彼境界相应， a 在彼结构中，必在其生活中前进，在其知觉性中拥 
抱之矣。此皆古代传说诸世界也。 

然心灵之已全然实践永生者，超出一切界，而无有于任何结构 
矣。此则人乎“主宰”之 本体; 如无上超心知之“自我”与“大梵”然， 
不受制于生死。亦不复隶属于入乎生死轮回之必需，无须长此蹭 
蹬于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相拘碍之对待间;盖已超乎名色。此一胜 
利，此一无上之永生，乃其即在此世于事物有生死之结构中，如其 
为一内具于形体之心灵所当成办者也。尔后，如“大梵”然，乃能超 
出且拥抱此宇宙生存而不隶属之矣。个人之自由，个人之圆成，于 
是乎成办，由心灵从此变化人格形式中之拘系解脱，由其上臻于 
“太一”即彼“大全”。若此后而犹擅取有生死之形躯也，则此为擅 
得而非隶役，为加于世界之救助而非待资取于世界之救助，为赋有 
性灵超心知存在者之降生，非出乎任何个人需要，而出乎宇宙劳动 
中之世界要求，使彼等尚未自由尚未得圆满之人群,得此力救助而 
且增强;此力也，在其经验中已划明达至目标之大道，在同等情况 
中已成办其“工作”与“牺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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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能向此问题迈进以前，而另一先决问题起矣。吾人如其 
为吾人，“大梵”如其为“大梵”，则如何能成此过渡，从凡人固有之 
心思，生命，识感格位，度至彼无上“知觉性”，即心思，生命，识感之 
主所固有之格位耶？是则此奥义书未尝明说，然其反复申述此所 
表呈之似是矛盾，其间有最微妙之变换，又强力着重其解决，以此 
暗示而答复之。 

“大梵”之“主宰知觉性”，即彼为之吾人当捐弃此低等格位者， 
低等格位，即徒为被创造者，隶于宇宙间之“自性运动”者。虽然， 
此一“主宰知觉性”，无论其为如何伟大崇高之物，终必与此世界及 
宇宙运动有某种 关系; 此不能为究竟之“绝对者”，“大梵”，而超一 
切相对。“知觉本体”之发源，支持，且管制吾人之心思，生命，诸识 
者，即是“主 宰”; 但彼处若无诸相对者之世界，则彼处必无“主宰”， 
盖彼处无运动必加以超上且管制也。然则此一“主宰”，岂非可以 
后代语言表之日，不甚为创造“摩耶”者，而本身甚为“摩耶”所创造 
者耶？若吾人超出一切宇宙以外，岂非宇宙与“主宰”两皆消逝？ 
而唯-一实际真实，非出一切宇宙以外而存在者乎？则吾人所当知 
所当具有者，岂非此唯一实际真实，而非吾人心思之“心思”，识之 
“识”，生命之“生命”，语言之“语言”也欤？正如吾人当人乎一切果 
之后以达于“因”，岂不当同等入此“因”之后，以达彼无因存亦无果 
存者中耶？甚至如彼永生，如《韦陀》及诸奥义书中所说者，岂非一 
微细之事，可以忽略而抛弃者乎？而且吾人岂不当诣彼究竟“无可 
名相者”，其间永生或有生死无复有何意义者哉？ 

此奥义书未尝如此自问，问题而出以此种语言方式，在佛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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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无论及韦檀多学之幻有论，度过吾人思想之前，修改哲学语言与 
概念以后，始有可能。然此奥义书固知有不可名相之“绝对者”，即 
“主宰”之究竟真实性与绝对性，甚至如”主宰“为宇宙万有之绝对 
者。则进而说“彼”，出之以唯一方式，为人类心思所能说出者。 

其对此问题之答案，则“彼”正为“不可知者 ” (ajfieyam atarky - 
am ) ，与之无任何关系因缘可定 （ avyavah § ryam ) ，吾人之心智对 
之，端合永远寂默。教人知究竟“不可知者”，亦了无意识或实际意 
义。非是“彼”为一“空无”，一纯粹“负极者”，然不能叙述之以任何 
正极语，为吾人之心思，语言，知见所堪能者，甚且不能以此任何一 
项加以标指。仅是少分为吾人所知，又唯在此少分之限量中乃能 
安置吾人之知识形式。纵使吾人出至彼面而达于非此宇宙之“大 
梵”之真实形式，吾人亦仅能标指，而不能真实叙述。若使吾人自 
思:“ 我已善知彼”，则适足发露吾人之愚昧 而已； 吾人表现吾人所 
知者诚微，甚且非此少分吾人所能安置于知识形式中者。盖此世 
界即此存在与知觉性之少分，已分化者，散装以施发者，其间吾人 
有知于事物且表现者，皆属段片，永不能真涵笼彼无极整体于吾人 
智识与语文杜撰中。然又必经过已显示于宇宙中之各原则，而吾 
人乃达乎“彼”，经过生命，经过心思，经过彼知识之摄持基本“理 
念”者，有似乎诸门，掩蔽“大梵”于其后而又似启示之者。 

若使吾人仅能如是而知“主宰知觉性”即“大梵”之形式者，则 
更不能假托知其究竟无可名相之真实性，此乃超出一切知识以外。 
倘使此竟为一切者，则心灵必了无希望，而一退藏之“玄秘”主义， 
乃智慧之究竟语。但真理 是:虽 彼“无上者”如是超出吾人之心思 
与知识以外，亦诚以“彼自体”两示于吾人之知识与心思而各因其 
固有之道，循乎此道，吾人乃臻至于“彼”;但唯在此条件下，即吾人 
不以为由心思之思惟，由髙等思想之知，遂是全满知识，据有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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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内而以为慰足已。 

斯道也，乃正当运用吾人之心思以求此知识，如其对心思最高 
且已纯化之能力所启迪者。吾人知“大梵”形式，“主”之“主宰知觉 
性”，应经过然又超出此吾人所居之世界。但最初吾人当搁置在此 
世界中徒为形式与现象者，盖此与“大梵”之形象无关，与“自我”之 
形体无与，以其非“彼”之形体，而为“彼”最外表之面幕也。然则第 
—步吾人必入乎“物质”之名色，“生命”之名色，“心思”之名色以 
后，返于彼是真本者，最真实者，最近于真际之整元者。若使吾人 
已进而如是消减，如是分析一切名色，归于宇宙之基本整元，吾人 
见此等基本整元，如实唯有二，吾人自我与诸天是也。 

此奥义书之诸天，被假定为诸识之形象，但彼等虽在诸识中作 
为，彼等实有远多于此者。彼等代表神圣权能，在其宇宙基本大用 
中，无论在人，或在普通心思，生命，“物 质”; 彼等非此诸功用本身， 
而为属于“神明”之事物，“神明”乃于彼等活动为至关重要，乃其活 
动之直接原因与具有者。吾等在其他奥义书中可见，彼等皆“大 
梵”正极自体之代表，导往善，乐，光明，仁爱，永生，以对抗凡此等 
事物之黑暗否定者。而且必须在人之心思，生命，识感，语言中，此 
战斗乃达乎最高潮而接近其最充分之意义。诸天，试欲引导彼等 
至于善，至于光明，而“狄靼”，黑暗之子，则欲渗透以愚暗邪恶。① 
诸天之后，乃有“主宰知觉性”，彼等皆其正极宇宙自我表呈也。 © 

另一整元，代表“大梵”于宇宙中者，乃生活与思想动物即人之 
自我。此自我亦非外在面幕;此非心思形式，非生命形式，非身体 
形式。是支持此等而使其可能者，是某者可正极似诸天而说“我 


① 原 注:参 《唱赞奥义书》 UP . ，《大林间奥义书 UP .) 

② “狄靼” ( Titan)BP “阿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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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但说“我似是”。于是吾人当研讨此二整元，视二者间之关 
系如何，视二者与“大梵”之关系 如何; 或者，如此书所 云:“ 彼者汝 
己是，彼者诸天处，此汝当思忖。”是已。虽然，是何属“大梵”者为 
我自己耶？是何属“大梵”者在诸天内中耶？此答复为明显。我是 
宇宙中一代表，惟为宇宙之一切目的故为“自我’’之真 代表; 诸天是 
宇宙中一代表，——为一真实代表，盖若无彼等则宇宙不能继 
续，——为“主宰”之代表。惟一无上“自我”是凡此一切个别存在 
者之 真元; 惟一无上“主宰”乃诸天中之“天主”。 

“自我”与“主宰”皆唯一“大梵”，由吾人之自我可证验之，由彼 
在宇宙运动中为真元者亦可证验之。如吾人之自我构成吾人之心 
思，身体，生命，诸识，彼“自我”乃构成一切心思，身体，生命， 诸识； 
此乃事物之原始与真元性。正如诸天为吾人之自我所支持，管制 
吾人个别体之宇宙，管制吾人心思，识感，生命之作用，如是，“主 
宰”为心思之“心思”，识之“识”，生命之“生命”，以其玄默真元之自 
我本体而支持其主动之神性，管制一切宇宙与一切存在之形体。 
如吾人已人乎宇宙诸形象以后，返于在其体与用皆为真本者，而发 
现吾人之自我与诸天，如是，吾人当入乎吾人之自我与诸天以后， 
而寻求唯一无 h “自我”与唯一无 h “神主”。如是而后 能说: “我思 
我知此。” 

然立即吾人又当修改此说。我不以为我善知之矣，盖此在吾 
人知识工具之条件下为不可能。我不须臾以为我能知此“不可知 
者”，“彼”可纳人诸形式中，由之我必达乎“自我”与“主宰”者;但同 
时我亦不复在无明中，我在唯一我能知“大梵”之方式中而知“彼”， 
即“彼”自加启示于我，非出乎我之心理摄持以外，乃显示为“自我” 
为“主宰”，我唯如是知“彼”。生存之神秘，乃显露于一种方式中， 
究竟有以慰足我之存在者，因其第一使我由此等形象明悟之，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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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我所明 悟者; 第二，使我能进入“大梵”，生活其中，在体与法 
与之为一，甚且汩没其中矣。 

若使吾人幻想，已由心思摄持“大梵”，遂在此妄觉中，以于 
“彼”之知识，纳人吾人心智所得之名相中，则吾人此知识不是知 
识;此是少分知识化为谬诬。同然者，有人欲固定“彼”于吾人基本 
理念之认识中，其间以超出寻常心思知见之思想而认识“彼”者，其 
人亦不真认识“大梵”，盖以某某理念象征为“真实体”。反之，若吾 
人识得吾人之心思知见，仅是若干线索，循之乃能超出心思知见以 
外，若使吾人利用此等理念象征，及其序列，为吾人之思想所作者， 
以超出象征而达彼真实体，则吾人已正当运用心思及高等认识于 
其至上目的矣。心思及高等认识皆满足于“大梵”，虽为“大梵”所 
超越。 

心思，仅能在一种最高了解与彻悟中，观照此“无上者”之形 
相，如“彼”所自示于吾人之心境者。由此观照,吾人乃得，乃 知; 而 
知识之目的亦已达到，盖吾人获得永生，入乎“大梵知觉性”之法 
则，本体，幸福。由自我实践“大梵”为吾人之自我，吾人乃获得力 
量，神圣能力，足以举吾人出乎生死存在之范围，弱点，黑暗，忧悲， 
及遍是之 死亡; 知唯一“大梵”在宇宙间一切有体及一切分殊运动 
中，由此知识，吾人乃得达乎此等事物以外，臻至彼神圣存在之无 
极性，全能体，全智光明，纯粹幸福。 

此伟大成就，必为之于此生死世间，于此有限身体中 •，若吾人 
为之，吾人乃至于真实生存，不复受羁于吾人现象之 变是; 若吾人 
不得之于斯世，则损失与毁灭皆大矣;盖吾人将长此沦没于心思与 
身体之现象生活中，不克超上之而达于真实超心思之生存。亦非 
倘吾人失此圆成于世间，死亡乃可由吾人之进入其他一较少困难 
界中而以之授予。唯人运用其彻悟与启明之思想，以辨识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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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切生存中之“太一”与“永生者”，彼导源一切之“自我”，寓居一 
切之“主宰”，乃真能度越生死，岀离有死之格位，迫入彼方，上升至 
超世界之永生。 

是此，而非他，乃当操持之工具，当达之目的。“为此伟大行程 
实无他途”。“自我”，“主宰”，皆彼不可决定，不可知，不可相状之 
“超上大梵”，若吾人宁寻求彼对吾人为不可知不可决定者，则所得 
依然常是此“自我”与“主宰”，虽由一种尝试，非径直可能之道，使 
于斯世具于形体中之性灵，寻求圆成其真实生存，得以行之者。® 
此皆自体显示之“真实”，如是自陈列于人前，为其最高企慕之目 
的，与其一切行动之圆成者焉。© 

+三 

“大梵”不可知，而有相对之可知性，心灵，而向往乎超出彼今 
之能力与格位以外者，由此断言与是正，此奥义书乃转向一问题， 
即彼高骞之向往以何术而能与其所求者发生关系？如何而能透过 
此一障隔？如何人之主观知觉性人乎“主”之主宰知觉性？有何桥 
梁跨越此沟涧？已指明知识为吾人可用之最上工具矣，斯则始以 
真实生存之一种返照，在已觉醒之心思理解中。但“心思”为诸天 
之一; 其后之“光明”，诚为诸天之最伟大者，因陀罗 （Indra)。 然 
则，必诸天皆由其最伟大者而醒觉，悟入成为彼等之真元者，彼等 
所代表之唯一“天主”！心性既自启对吾人心思之“心思”矣，则识 
与言语亦将自启对吾人诸识之“识”，言后之“言”，而生命亦将自启 

① 原注: 《参薄伽梵歌》。 

② 按: 《薄伽梵歌》，十二章，=.、四、五诸颂，有此一道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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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吾人生命之“生命”矣。此书进而发明其中心提示之要奥，出以 
一惊人之隐喻或寓言。 

诸天，即肯定“至善”，“光明”，“悦乐”与“美”，“力量”与“主制” 
之诸多权能，在其与否定权能之永恒战斗中而获胜。是“大梵”主 
于诸天之后，为彼等战而胜之。是领导一切之万物“主”，已投“彼” 
之决定意志于此争衡中，压伏其已黑暗化之群儿，高扬诸“光明”之 
子。在万物“主”之此一胜利中，诸天皆自觉有一强大之发展，彼等 
在人中之伟大性，彼等之欢喜，光明，荣耀，权能，快乐，皆灿然华 
发。然彼等之视见，犹阅然于彼等自有之更深真理;彼等自知，犹 
未知此“永恒 者”; 知诸天，犹未知“天主”也。是故视胜利属于一 
己，伟大亦皆在已。诸天之此一富盛发华，其伟大性与光明之高 
举，乃人类向其寻常理想之进步，此理想为一已完善启明之心性， 
一强盛且健康之生命力，已善加调制之身体与识根，一和谐，丰富， 
活泼，快乐之人生，斯则古希腊理想，而现代世界以为吾人潜能性 
之极致者也。无论在个人或民族中此种华发既敷，则人中诸天皆 
化为光明，强健，快乐;彼等自觉已征服此世界，遂进而分享之矣。 

虽然，此非“大梵”在世界或在造物中之全部本旨。诸天之伟 
大，是“彼”自有之胜利与伟大，所以与之者，正使人可生长更近于 
一点，即人之官能强健具足，堪自加超越而实现“超上者”。是故 
“大梵”显示“彼自体”于极喜诸天前，在彼等组织完善之世界中，以 
“彼”之沉默而发一惊心动魄震荡世界之 问曰： “若汝等即是一切， 
则我为何者？视之，是我，我在此。”彼虽显示，然而不自表白，彼等 
皆见焉，觉其为一茫漠浩大之现前当体，为夜叉，为巨物，为神灵, 
为未知之权能，为超善恶之可怖者，盖善恶两皆工具以趋于“彼”之 
终极自我表现。于是惊慌纷乱起于神圣集团中；彼等皆感觉一种 
要求，一种威胁。若在恶一方面揣之，此可能为巨大胁迫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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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知，未加克服者，或者将破坏彼等所建立之美丽世界，然则 
智识，美化心思，道德习性，情命欲望，身体与诸识，凡此种种之灿 
烂和谐，彼等以如许辛劳始克奠定者，皆将经一变乱灭裂而无遗。 
若在善一方面，则对所未知事物之要求，超出凡此一切者，亦同为 
威胁，盖已实现之如许少分，无从抵御尚未实现之如许多分，不能 
闭拒此浩大者无极者薄我易坏之垣墉，筑之以界定且保障吾人有 
限之生存与安乐者。“大梵”向彼等自呈为“未知 者”; 诸天不识此 
为何夜叉也。 

是故阿祇尼 ( Agni ) 最先应彼等之求，起往探其性质，界限，本 
际。《奥义书》中诸天，与《黎俱韦陀》中诸天，有一最关重要处为不 
同者;盖后者不但为“彼一”之诸多权能，亦皆知觉其渊源与真实本 
际; 彼等皆知“大梵”，而寓居于无上“神主”中，其由来，故家，本界， 
即是超心知之“真理”。诚然，彼等在人类官能之形相下自显于人 
中，且擅有人类分际范限之相，自显于低等宇宙，而擅有低等宇宙 
活动之形;但此仅为其较低微之运动，过此以往，彼等皆永恒为“彼 
一”，“超上者”“神奇者”，“力量”兼“悦乐”并“智识”及“存在”之“主 
宰”。但在《奥义书》中，“大梵”一理念已增大，推倒诸天下其高等 
显著地位，以致彼等唯出现于其较小之人类及宇宙工事中。甚多 
其他《韦陀》所说之方面则仍保存。于此则因陀罗，涡柔，阿祇尼三 
天神，各在三界之一代表宇宙“神圣者”，因陀罗在心思界,涡柔在 
情命界，阿祇尼在物质界。是故由物质界代表始，循序往诣彼“大 
梵”。 

阿祇尼者，知觉力之光热也，在建立此世界之“物质”中。是彼， 
使生命与心思为可能，而发展之于物质世界中，彼在其间为最大神。 
尤然者，彼为语言之原始推动者，涡柔为其介，因陀罗为其主。此 
“物质”中知觉力之热，乃“阿祇尼诸生明者” ( Agnijatavedas ); 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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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已生之事物，每一宇宙现相，彼皆知其法则，程序，界限，因缘。若 
此立于彼等之前者是宇宙之某强大“所生者”，宇宙之冲突与程序中 
所发展出之新生未定者，若非“阿祇尼诸生明者”，有谁能知彼，决定 
其界限，力量，诸潜能性者耶？ 

满于自信，彼驰往探究其对象，则遭其挑战曰 ：“汝 为谁？汝内 
中有何力量?”彼之名，为“阿祇尼诸生明者”，为物质世界中一切有 
生与进展基本上之“权能”，拥有且知其工事，而其内中之力 r 则凡 
如是而生者，彼为“时间”与“灭亡”之火焰，皆能吞噬也。万物皆其 
食粮，可以消化为新生新成之资料。然此吞并一切者，尽其全力， 
不足以损细草一叶，有“永恒者”之权能在其后者。阿祇尼被迫而 
返，无所发现。仅有一事已经确定者，则此巨物必然非物质宇宙之 
“有生者”，非迁变之物，役属于“时间”之光焰与气 息者; 此于阿祇 
尼过于伟大矣。 

又一天神应召而起，此为“涡柔生命之主”（ V 彡 yu Mataris - 
wan )， 伟大“生命原则”，动荡，嘘吸，无限扩张于母原素中者也。 
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此强大“生命”之运动;是彼，乃引来阿祇尼而潜 
置之于一切生存 中者; 为彼，而诸界建立，庶几“生命”得运动其间， 
得以作为，得以纵肆，得以享受。若使此夜叉非“物质”所生，而为 
洪庞之“生命力量”，无论活动于存在之深处或高处，则舍“涡柔生 
命之主”而外，谁能知之，又谁能摄之于其漫遍之扩充内也？ 

于是同其自信而往探究此对象，又遇同一可怖之挑战语 :“汝 
为谁？内中有何力量?”此乃“涡柔生命之主”;内中力量，则彼之为 
“生命”也，能在彼之迈进与生长中摄持一切事物而主制之，享受 
之。然甚至此实至微细琐屑之物，若“全能者”之盾牌加以保护而 
对抗之者，彼亦无能摄持主制也。涡柔亦无所得而归。然有一事 
已经决定者，则此非宇宙“生命”之形体或力量，在收摄一切之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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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范围内作 为者; 此于涡柔过于伟大矣。 

于是因陀罗起矣，“有能者”，“富盛者”，“心思”之权能也。凡 
“生命’’用以享受之诸识，皆因陀罗为知识而导行之活动，又宇宙中 
一切事物，凡阿祇尼所建立且支持而毁灭者，皆因陀罗之原畴，其 
功能所从事者也。若使此未知之“存在者”为所能摄心所能惟之 
物，则因陀罗自必能知，而作为彼富盛资产之一部分。然此非识所 
能摄，非心所能惟，一至因陀罗接近之，则消逝矣。“心思”，仅能想 
见为时间与空间所限者，而此“大梵”，则如黎俱韦陀所云，既非今 
朝，亦非明日，虽其动也，在一切知觉生存者之知觉体中可得而近 
也，然心思试接近之而研虑之于自体中者，则自心思视见前倏灭。 
遍在者不可以识摄，全智者不能以心知也。 

然因陀罗非如阿祇尼与涡柔，遭一顿挫 而返; 经纯粹心思之最 
高空而蹑之，则遇明丽之姝，乌摩，雪山之女 ( Um § Haimavati ) 也。 
遂得闻知此夜乂实是“大梵”，由彼而心思，生命，身体诸天乃得战 
胜而安定其自体，唯在彼中诸天乃为伟大也。乌摩者，无上“自性” 
也，全宇宙作用由之 而生; 为“太一”之最高权能与极峰，在世灿发 
为多数形体者也。由此无上“自性”亦即无上“知觉性”，诸天必须 
学得其自体之真理。彼等必进而在内中返观照见之，不当自囿于 
其低等运动。彼姝有“太一”之知识与知觉性，而心思，生命，身体 
之低等自性，唯能有见于多。是故因陀罗，涡柔，与阿祇尼虽皆诸 
天之最伟大者，最初知有“大梵”之存，余者接近之而得其感触，然 
唯以接触无上知觉性而观照其自性，消灭情命，心思，物理之自我 
性，使其全部功能唯返映“彼一”与“无上者”，然后“大梵”乃可为吾 
人内中诸天所知而据有也。知觉力之支持吾人内中生命者，必简 
单纯粹化为彼无上“知觉性”与“权能”之返照者，充其寻常最高作 
用，犹仅是彼之一朦胧影象 也;“ 生命”，必化为彼无上“生命”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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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能之返照与纯净形象，大于吾人一切至极真实且有能为之情 
命性 者也; “心思”当自摄敛，专化为一莹明之镜，照定此超心知“存 
在者”之形。心思，生命，诸识皆自知以投顺于其“主”，唯一真实管 
制其作 用者; 化宇宙牛:存为此永恒本体之一被动返照，“永恒者”之 
自性之真实映示者，由此，吾人可希望得知且由知识而升入彼于吾 
人为超心知者，吾人可进入“玄默”，即永恒，无极，自由，且全幸福 
活动之主也。 


十四 

如吾人所见，“大梵”知识之方法，为返乎世间相之后，直至宇 
宙间之为真元者。彼为真元者二重，“自然”中诸天，个人中自我。 
由是更人乎此后，归于此二所代表之“彼面者”。诸天与“大梵”之 
实际关系，在此神圣知识程序中已经决定。宇宙诸功能，诸天由之 
而作为者，心思，生命，语言，诸识，身体，必觉知彼等外有某物，统 
治彼等，彼等由之而为有，彼等由之而能动，由其力而生长发展，扩 
大自体以达于权力，喜乐，能 为; 彼等必自寻常活动退转而返乎此 
也; 离乎此等，弃其虚妄意念，以为独立能动作，自己能施令，斯即 
心思，生命，识感之自私，彼等必知觉以处于被动地位，受命于在彼 
等以外某物之权力，光明，悦乐也。于是其事为此神圣“不可名相 
者”，开明映示“彼自体”于诸天中。“彼”之光明，乃据有此思 维心; 
“彼”之权能与悦乐，乃占据 生命; “彼”之光明与极喜，又充乎此情 
感心与诸识也。“大梵”之无上体相，有降于世界自性而转化之为 
神圣自性者。 

凡此，皆非顿然以奇迹而成者。以闪光，启明，忽然感触，瞥然 
有见，如是而来，似乎由天界有启明之电光迸射而出，须臾又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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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秘密 源头; 似乎内视之眼帘顿启，旋即垂下，盖眼目不能长久凝 
视此究极之光明。时时反复有此种感触与眷注由“彼方”来，遂使 
诸天凝眸上望，至深企想，久而如此不已，遂处彼等于恒常被动性 
中; 不复外驰以摄诸世间之相，则心思，生命，诸识，窥见且感触彼 
超上之光荣，当愈加沉定于其记忆与了解中，由此决然以之为唯一 
目的; 彼等将习于唯独对此反应，无动于外物之撄累矣。既皆归于 
沉静，沉静且从此成其定位与基础，化为永恒玄默之知识，此玄默 
即“大梵 ”已; 其功能之反应-超上光明，权能，喜乐，且化为永恒动 
作之知识，此动作亦“大梵”已。其他格位，其他反应与活动，皆不 
欲知之矣。“心思”，除“大梵”外，不欲知其他，除“ 大梵” 外，不欲思 
其他，“生命”，且将进向，拥持，享受“大梵”而不及其他，眼所见，耳 
所闻，识所接，无非“大梵”者矣。 

然则全忘于外物，是其归极耶？岂心与识皆当内敛，人无尽定 
中，而生命遂永恒止寂耶？若使心灵有愿如此者，此为可能，但非 
必然或不可无者。“心思”属宇宙性，在全宇宙中 为一; “生命”与 
“识”皆然，身体之“物质”亦然。若彼等全存在于“大梵”中，唯为 
“大梵”而存在，则彼等不但知之，且将识得，感觉，生活于彼宇宙之 
一体中。是故，于今对个人之识感，心思，生命似为外物者，无论彼 
等转向何者，亦非其外相为彼等所欲知，所欲思维，感觉，拥有，而 
且享受者，而常是且唯是“大梵”。进者，外物于彼等不复存在，因 
对吾人无复外物，一切皆为内有，甚至全世界及一切在其中者皆 
然。盖私我之范限，个性之垣墉，皆将破除，个人之“心思”将不复 
自知其为个体，唯知觉一宇宙“心思”，遍处是一，其间诸多个人，皆 
此唯一心思体之诸多纠结 而已； 如是个人“生命”亦将失其分别意 
识，唯将生活于一牛命中，且作为此一生命而生活，其间诸多个人， 
皆“般纳”活动不可分之洪流中若干涡旋 而已; 此实际身体与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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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觉是分别生存，个人自觉为生理之躯者，将是大“地”，全宇宙， 
是事物不可分之全相，不论其在何所;诸识亦将化入此识感原则， 
以致虽在于吾人所称为外物者，眼唯见“大梵”于凡所见，耳唯闻 
“大梵”于尽所闻，内中外在之身体，唯将感“大梵”于全所触，而此 
触又似于此更伟大之身中为内在者。心灵，其诸天皆如此化人此 
一无上法无上教者，在宇宙本体及其一切多体中，将实践此“太一” 
之真理，除“太一”外无其他亦无其次。进者，既与无相者无极者为 
—矣，将并此宇宙而超上之，视一切世界非外在，甚且皆非与之相 
合，而宛若在其自体中矣。 

如实，在高等实践中，甚至非“心思”，“生命”，“识”，为心思，生 
命，识自身所原本觉知，而为彼组成彼等者。由此一程序，即恒常 
之眷注，及神圣感触与影响，则心思之“心思”，又可谓超心知之 
“明”，将占据心思之理解，开始转化其一切视见与思维，化为“超心 
思”之光明震动与灿烂本质。如是，识亦由识后之“识”恒常眷注而 
变化，而宇宙全体识观亦变，以致情命体,心思体，超心思体，皆将 
为识所见，而于物理体，仅见为此等之最后最外在亦至微末之结果 
矣。同然者，“生命”将化为无极“知觉力量”之一种知觉运动;将无 
个人性，非某任何行事与享受所范围，不受其结果之拘束，不为对 
待或罪恶痛苦之感触所扰，而为宏大，无边，永生。物质世界本身， 
于此诸天，则现为彼无极，光明，幸福“超心知者”之一相巳。 

诸天之变相固如是矣，而自我如何耶？盖吾人见有基本二元， 
即诸天与自我，吾人内中之自我，较宇宙诸“权能”为伟大，其趋向 
“神主”之目标，对于吾人之美满与自我圆成，较此低等天神之任何 
变相为更重要。是故不但诸天必求其唯一“天主”而自入其中，换 
言之，不但在吾人内中工作之此诸宇宙原则；当自转人“彼一” —— 
一切原则之“原则”——之工事中，以致纵使彼等有一切分别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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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亦将化为“彼”之一体生存与独一作用，甚且更属基本需要者， 
吾人内中之自我，支持诸天之作用，当寻求一切个体生存之唯一 
“自我”而入乎其中，此为一不可分之“精神”，凡人皆其或明或暗之 
知觉中心而已。 

人之自我，以其既为一心思有体之真性，且将以心思而为此。 
在诸天中，此转变之成，乃由“超心知者”本身，眷注降临于彼等之 
本质，以闪光启其视见，直至转化之而 后巳; 然心思堪有别一作用， 
现似为心思运动者，如实乃自我趋向其自有真实性之运动。心思 
似往乎“彼”，达乎“彼”，被高举出其自体，进人其外之某物，虽亦退 
转，而心思思想中之知识意志，仍以心思继续终且不断忆持其所人 
者。“自我”以心思而摄此，反复人乎其间，如是为之不已，终且人 
而不出，至竟能安居于彼超上性中矣。此超出心思，超出其自体之 
心思个别化，超出其今所知为自 体者; 上升且植基于一切之“自我” 
中，于自体喜乐无极性之格位中，即“自我”之无上显示者。此为超 
上之永生，此是精神之生存，诸奥义书所树为人类之鹄的者也，由 
此，吾人乃度出生死境界，人乎“精神”之天。 

然而于诸天，宇宙，及一切“主宰”所发展于“彼”本体中者，其 
事又如何耶？岂非一切皆消失乎？诸天之变化，岂非犹仅为次 
要，吾人由之而上达，及至造极之后，可以刊落者耶？诸天与宇宙 
既皆消失矣，此“主宰”，“主宰知觉性”，岂不一同消逝？于是无有 
余者，惟有唯一纯粹不决定之“存在”，自体足乐于永恒无为与无 
创造欤？斯则后期韦檀多学在其极端一元形式中之结论，且欲傅 
会其说于一切奥义书中者也。顾当知在《伊莎》及此《由谁奥义 
书》中，了无此说，文义绝无踪影或微细间色以指向引结论者。若 
吾人欲求此说于其中，必为强加，盖此中真实语文,反偏袒其他韦 
檀多学派之结论，以为人生目的，为性灵永远享乐于“大梵”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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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得与无极之存在为一，然在一义度下仍为性灵之能享受分别 
于一性中者。 

在次一节中，（注:第四分第六节。）吾人乃达此奥义书教义之 
顶点，即所标大超上之结果，尔后方申述永生，即知识心灵出此生 
死格位后所达者。乃说“大梵”在性质上即是“彼乐” ( Tadvanam ) ， 
“乐” ( Vana )， 乃《韦陀》中用语，表“喜爱”或“可欣喜者”，是故“彼 
乐”即超上之“欣喜”，大全幸福之“阿难陀”，《泰迪黎耶奥义书》 
(丁 ai 出 rfya ) 所说为最高“大梵”者，一切有生者由是而生，以是而 
存而增长，既出离生死而归焉者。是作为此超上“悦乐”，“大梵”乃 
所当尊敬而追寻者也。然则是此福乐，乃诸奥义书所说永生之义 
矣。但知“大梵”为无上“阿难陀”，且据有之，其结果为何？是对知 
且具有“大梵”者，一切众生之愿望皆归往。换言之，彼 a 化为一神 
圣“悦乐”之中心，散布之于全世界，且吸引一切众生归向，如向世 
间一喜乐，慈爱，自我成就之源泉。 

是则此奥义书之教义顶点。有求参人究竟真理——即《奥义 
书》 ——中之秘密教言者，对之乃作此答复。“大梵”之《奥义书》， 
无上“存在”之隐秘究极真理，于是 乎说; 其始也，为寻求“主宰‘，心 
思，生命，语言，诸识之“主”，内有心思之绝对者，生命之绝对者，语 
言诸识之绝 对者; 其终也，乃求得“彼”为超上“福乐”，若心灵已得 
之且具有之也，则上升为“彼乐”之一活中心点，宇宙间一切众生皆 

归之，如就一极乐之渊泉焉。 

* * * 

此奥义书终之以两颂，似返照且标明全书 主旨； 古代经典终 
篇，作风往往如是。此奥义书，事物最内中“真理”之福音,其基础 
说有在于习行自我克制，作其行业，抑伏识感生活而委之于“精 
神”权能。换言之，人生与事业，皆当作为工具，以出离无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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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所役属之奴隶境，而达于生宰境，使其较接近安居于知识中无 
上“性灵”之绝对自我主制与大全主宰。《韦陀》诸书，是谓灵明感 
发之见道者所言，及其所涵之真理，皆说为此奥义书诸肢体;换言 
之:凡其一切辐凑之线条与方面，凡此伟大修习之必要原素，此深 
沉自我心理训练与精神企慕，皆发表于此等伟大经典中，是皆无 
上知识之沟涧，无上修为之指南也。“真理”为其故家；而此“真 
理”者，又非徒知识之真实而已，——此非韦陀经典中本字之原 
义，——而为人之真实本体，真实知觉性，正当知识，正当行业，正 
当生存悦乐之究极人生境界，则诚皆与自私性及无明之虚伪相对 
待者。是由此等工具，用工作与自我训练为自我主宰与产生精神 
能力之方法，由探测知识于其一切诸部门中，重蹈伟大《韦陀》见 
者之高轨，生活于“真理”中，然后乃堪此伟大之上臻，即此奥义书 
所启示吾人者也。 

上升之目标，乃真实与浩大之生存界，《韦陀》说之为“真理”， 
人类最后之归宿与安止。此书说为伟大与极之福乐天， （ Swarga - 
loka g 卩《韦陀》中所说之 Swarloka ) ，非《古事记中所说 
之较小天界，或《髡发奥义书》所说之低等梵界 Up .、， 
为日光之世界，以行善与虔敬则灵魂可达，及福德销尽又从之而降 
者。此为高上“大梵界”(见《羯陀奥义书》 l / f . )，超出生死 
二元诸象征，高上“梵天诸界”(见《髡发奥义书》），以知识与弃舍则 
灵魂可人者。是故此非“无明”界而为“明”界。如实，此是在全幸 
福之存在体中，心灵之无极生存与福乐。亦为高等格位，为心思外 
“心思”之光明，生命外“生命”之喜乐与永恒主宰，诸识外之“识”之 
富藏。心灵于其中不但得其自有之广大性，亦且获得并据有“太 
―”之无极性，又得坚固植基于彼永生境中，是处也，一无上“玄默” 
与永恒“平安”，盖为永恒“知识”与绝对“悦乐”之基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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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至是，吾人检阅此奥义书竟。吾人已纤细讨论其相续出语之 
要义，极可能尽其精微，解识其义蕴雄厚之词语，是皆畀吾人以主 
要线索，导人永不能完全为人类语言所表白者也。何谓彼“大梵”， 
心思之“心思”，生命之“生命”，识之“识”，言之“言”，吾人之自我与 
诸天相对，“不可知者”而究竟于吾人非绝对不可知，生死之超出， 
永生之胜利，吾人皆略有理念矣。 

基本，此教言安立于生存三界之说，一为人类生存即有生死 
界，二为“大梵知觉性”，即吾人诸相对者之绝对一界，三为究竟“绝 
对者”即不可知者。在其一义度下，可说第一为误表之虚妄格位， 
盖为现似之反对与等衡之持续一项，实则是间事物之真，乃秘密之 
一体;是间吾人有一光明或正极相，与一黑暗或负极相，二者皆相， 
俱非“真理”。然吾人仍生活于此中，必由此而趋于“彼方”。第二 
乃凡此对待作用之“主宰”，即出乎其 外者; “彼”是“大梵”之真理， 
非在任何义度下为一虚妄或误表，而是其真理，如吾人在永恒超心 
思存在中所 达者; 凡吾人在斯世所经验于局部相中之绝对者，皆在 
“彼”以内。第三“不可知者”，超吾人所摄以外，盖虽是此同一“真 
实”，然并吾人永恒存在最高一名相亦且过之，出乎“有”与“非有” 
以上。然而吾人所当向往寻求者，是此“大梵”，“主宰”，与吾人之 
为吾人有关系者;若使吾人欲出乎暂时之似是，达彼永恒之实是 
者，固当如此。 

臻至“大梵”，乃出离生死，而入乎“永生”，是非谓人死后犹存， 
乃谓获得吾人永恒本体与幸福之真自我，双超生死对偶之相者。 
永生，义谓心灵之绝对生命，与身体中之变灭生命相对;身体，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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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与死与重生而擅有者;亦复超于其徒为心思体之生命，是则居 
此世间，隶役于此死死生生之法而无能为力，或至少似以其无明隶 
属此法，亦隶属其他低等“自性”之法者。知且具有其真性，为自 
由，为绝对，主宰其自体及托体者，乃心灵超出之方;知且具有此， 
是知且具有“大梵”。是亦为升岀生死界，进人永生界，出乎拘碍世 
界，入乎广大世界，出乎有极世界，入乎无极世界。是为超出世间 
喜乐忧悲，人乎超上美满福德。 

是必由吾人捐弃在生死世界中对事物现象之执，然后能成也。 
若吾人欲规取此一体与永生，必抛置斯世界中之死亡与对待。是 
故随之必不复以此世间之事物，甚至其正义,光明，美悦，为吾人追 
求之对象，而必超出此等以上，求无上之“至善”，超极之“真理”， 
“光明”，“尽美”，其间吾人所称为不善者诸相对事象皆失。虽然， 
生此世也，必由在兹世界本身中之某事物，然后能超上之也，必由 
其有相然后吾人可求得绝对者。是故加以检讨，见知在初有此等 
形体，如心思，生命，语言，诸识，皆为有相，皆不完善之提示也;其 
次在此等之后，有宇宙诸原则，“太一”以之而有为。吾人固当向此 
等宇宙原则迈进，转之离其在世间之寻常 H 标与运动，使之求其自 
有之无上目标与绝对运动，于其所自有之唯一“上帝”，“主”，“大 
梵”中也。必引之离寻常心思工事而求得超心知之“心思”，离寻常 
语言与识之工事而求得超于心思之“识”与原始之“言”，离此凡间 
生命之现似工事，而求得超上“生命”。 

诸天以外，有吾人之自我，即内中精神，支持诸天凡此一切作 
为者。吾人之精神，亦当脱出其于自相之凝敛，如其所见为内含于 
个人生命，心思，身体之运动中且隶属之者，而当舒其瞻视上窥，凝 
望其所自有之无上“自我”，即超出凡此一切运动，而为此一切之主 
宰者。是故心思对神圣“心思”，识对神圣“识”，生命对神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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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诚然皆当化为被动；以接受至上者恒常眷注与感触，变形为此 
诸超上者之 反映; 而个人自我，亦当由心思向上企慕，由自跻于彼 
方，由恒常忆持此无上“真实”，即在此等神圣时分尝生活其中之 
“真实”，终且上升入彼“幸福”与“权能”及“光明”。 

虽然，此非必谓汩没于全忘之“有体”中，永敛凝于“彼”自有不 
动之自我存在。盖心思，识，生命，一出其个体形成以外，则见彼等 
皆是唯一“心思”，“生命”，事物“形象”之唯一中心，是故于此亦见 
“大梵”，不独在个体之超上性中见“大梵”矣;亦引落超心知者之见 
人乎其中，不独人乎其自有之个别工事中矣。个人心思轶出其范 
围，化为一宇宙心思，其生命化为一宇宙生命，其身体之识，化为全 
宇宙之识，甚且更为其自有不可分之“大梵身”。彼且见宇宙在其 
自我中，亦见其自我在一切生存者中，而知此为唯一，遍在，一而 
多，寓居于一切中之“主宰”与“真实”矣。人若无此实践，则犹未成 
满永生之条件。故曰 :凡圣 贤之所求者，乃辨识且见知“大梵”于一 
切生存者中；由发现，实践，且具有“彼”于遍处于一切中，其人乃臻 
至其不朽之生存也。 

诸天之胜利，谓心思，生命，身体进步完善化，圆成于善美，正 
道，悦乐，知识，权能之正极诸项中，虽此胜利被目为“大梵”之胜 
利，而且运用人生与人类之世间工作，亦视为准备及自我主宰之方 
法，然终极度入“大梵知觉性”格位，即无极之天界，乃被认为目标。 
此则似乎暗指宇宙间生命之拒斥。然则吾人可问矣，——吾辈近 
代人类，愈加知觉彼创造吾人者，无论其为“自然”或“上帝”，在吾 
人内中警告，于人类有一番事业，在创造中有一神圣目的，超出个 
人得救以外，盖宇宙者较个人更为 真实; 吾辈愈加觉知如《可兰经》 
所云，上帝非创造天地于一戏笑中，即“大梵”非在一乖张或昏乱之 
时分，开始作此世界一梦，——然则吾人可问，是否个人得救，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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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即此使信之全，甚至此更纯洁更古更广大韦檀多学，其福音亦止 
于此？倘其然者，则韦檀多学至多为一给与圣人，修士，僧人，孤独 
者之福音，而了无一使信，为世界之广大知觉性所能欢喜接受为其 
所期待之一言者。盖显然有某重要事物已脱略矣，深沉一语以解 
生存之谜者，斯则其所回眼不视，或为其所不能或以为不屑解 
决者。 

诚然，诸奥义书有一着重点，而且时代愈进，亦愈坚定增其过 
度着重，即个人之得救，低等宇宙生命之拒斥。时代愈后则此一声 
调愈髙，遂扩大为一切宇宙生命之拒斥，无论其为何者，终则在后 
期印度教中，化为唯一优势而向一切挑战之呼声。此在古代《韦 
陀》之启明中，固未尝有也，其时个人之得救，视为趋向一伟大宇宙 
胜利之方，超心知之“真理”与“幸福”，终于克服天地，而在过去已 
得此胜利者，皆知觉以救助其战斗方酣之后人。若此古代一音已 
沉，自诸奥义书失坠，——盖纵使此等经典为光明，深奥，崇高，具 
有其不可复加之美，真理，权能，然仅是愚昧之流，乃自作为书卷之 
奴隶，——则用之为知识之一助也，吾人必坚决起其古昔沉沦之一 
音，在余处求得一解答，答此其所忽略之谜语。在今存诸经典中， 
唯此奥义书于“大梵”真理，无隐而不限，作丰富而高贵之 广施; 其 
于人类之助益，故为必不可无者。唯独倘有任何重要事物已失者， 
吾人必出乎《奥义书》之外以求之，——例如其着重神圣知识，则加 
之以神圣仁爱之教，斯后代教义所殷心着重而不可少者，及神圣行 
业之说，又韦陀所高度着重者也。 

《韦陀》中福音，说人中之神明，在天上天下有最高胜利；基督 
教福音，说天国与世间之 圣城; 古事记之理念，说天神相续降世，终 
之以至善之国，恢复黄金时代，…一凡此，不但在形式之后包含一 
深奥真理，而且在人类宗教意识上，必不可无。非此，则教人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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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命之虚无，热烈之出离与避世，仅能在过去诸时代有力，或不 
然，则在每时代中，唯少数强毅之巨灵实足以当之。其余人类，或 
则拒斥信条之以此为基础者，或在理论则信之，在行事则违之，或 
不然，则沉坠于生人之无力，生命虚幻之感，上帝降罚人世之说，如 
中世纪基督教沦于愚昧与黑暗道，或如近古印度，沦于沉滞之麻木 
不仁，及无目的之自私主义之人生小方小度。于个人之允许佳矣， 
然于人类之允许亦所需要。吾人之父‘天“，必以解脱之希望而长 
自光明，吾人之母“地”，亦不当自觉永受咒诅也。 

有一时期，甚且当无外以坚持个人得救之理念，使“彼土”之意 
识，得以深人人心，正如有一时期必当坚持有善人信士之快乐天 
堂，使人以此光明诱引而奉行宗教，抑制其不羁之动物性。然正如 
凡间之诱惑当饵，天上之诱惑宜屏。如意之”天堂“以为善德之果 
报，其说已为人所拒 斥矣； 印度若干世纪以前，《奥义书》已薄之，于 
今亦不复占据人民之 思想; 盛行之基督教及盛行之伊斯兰教，有同 
此诱信之说，亦不若何诉与近代人类之良知。出离生死及谢绝宇 
宙之劳事，此诱惑亦当屏斥，正如大乘佛法早已屏之，以为慈悲与 
度世固大于涅槃矣。如吾人行善，必无求于地上或天上之果报，同 
然者，吾人所求之救赎，必纯属内中而无个 人性; 此必为消除私我， 
与“神明”结合，实践吾人之宇宙性一如超上性，而无有救赎为当推 
重者，若其阻吾人于人类中之上帝而不爱，于世界可助而不助也。 
若必须者，且当教以“宁与患难之同胞同处地狱，不孤独以得 
救也。”① 

幸也，无须如此过激，以否定真理之一方面而安立其另一方 
面。此奥义书本身，已提示出离之路，避免过度着重其真理之说。 


①按 :此语直译。 原义或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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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已知已有无上“大梵”为超上“福乐”之人，自身已化为此乐之中 
心，他人皆当归往，譬如一井，众人皆得汲其神圣之泉。此则吾人 
所正需要之引线也。与世界之联系保持勿失，为此一理由可极度 
是正此联 系者; 存而勿失，非若仍受羁缚之俗人然,有望于个人世 
间快乐，而是为度一切众生。然则高蹈之心灵，其目标有二 :臻至 
“无上者”，又永为福利一切世界，——甚至有如“大梵”“彼自 我”； 
无论在斯世或在他界，本原不关 重要; 然仍是奋斗最酣烈之处，必 
须有精神上之英雄，“永生”之子，必以此为最上选择矣；向彼已变 
是与宇宙为一之心灵，大地呼号甚急，盖需彼最切也。 

而至善之可为者，其性质亦已标明，——虽其他低等方式之救 
助，亦未尝除外。佐助诸天之低等胜利，以准备“大梵”之无上胜 
利，可能且必然或如此如彼为吾人事业之一 部分; 然一切救助之最 
伟大者，乃作为“神圣生存”之“光明”，“荣耀”，“幸福”，“力量”，“知 
识”之一人类中心，由此自奢费以达于余人，以其悦乐之磁石，吸引 
诸心灵归彼“无上者”矣。 





室利阿罗频多《伊莎奥义书》 
(Isa Upanishad ) 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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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记 

奥义诸书，皆启明之乘器，非教训之方册也。为已泛谙《韦陀》 
及韦檀多见士之理念者作，为于其所基之真理，甚至已稍有个人经 
验者作也。体制之间，思想之明表过渡皆略，暗许或附属之义理， 
发展亦隐。此《伊莎奥义书》，每颂安立于暗涵本文中之若干理念， 
然无处或加以显豁发挥;推理以支持其结论者，仅以文字提示，亦 
未朗然传达于思智之前。读者，或毋宁谓之闻者，固所假定从光明 
进至光明，确定其直觉，证明以体验，而无用于归其理念于逻辑理 
智之判决。于近代思想，此法为无效而不可行者。固宜表述其义 
理之大全，标识其所暗示，补充其转捩过渡之说，而阐明其所遏抑 
然恒伏藏之推理也。 

此《奥义书》之中心思想，乃调和基本相反对者 ，如: 一与多，体 
与用，明与无明，变易与不变易，动之神圣个人性，与静之神圣非个 
人性，弃舍与享受，作业与内中自由，上帝与尘世，斯世彼世生生死 
死与无上永生。凡此种种似相违背者，此《奥义书》皆使人识其和 
谐，见其真元为一体也。以此十八颂分析之,等衡为相续之四种思 
想运动。 

初分^^^第一颂至第三颂。 

二分——第四颂至第七颂。 

三分——第八颂至第十四颂。 

四分一第十五颂至第十八颂。 




发凡 


唯一安定之“精神”，寓居于此一运动之宇宙及种种运动形式 
之宇宙中，且统御之。——此为第一颂初二句义所安立之一基本。 

在此基本一概念，遂建立一人类神圣生命之律则 ：即由 除斥欲 
望而捐弃一切，以享受一切。——此为第一颂后二句义。 

于是说人类物理生命及其行业之正当理由，基于心灵不可让 
度之自由，与“伊莎”为一，在诸多运动中作一切活动。——此为第 
二颂义。 

终则说无明扰乱“多”中“彼一”之正当显示者，其结果为死后 
沦入黑暗境界。——此为第三颂义。 

(按： 已上为第一思想运动，广释如下。） 



(一）第一运动 


内寓之 神主: 生命与行业。（颂一至三 } 


宇宙存在之基础 

“上帝”与世界，“精神”与形成之“自性”，相与对照。其间之关 
系，亦加以确定。 


宇宙 

世界万事万物，皆“精神”在其本体中一运动也。迁变无常，在 
其所形成与现象为然。其唯一永恒性，即循环往复之永 恒性; 其唯 
一安定性，乃-似是安定之象，由关系与类聚之显似固定性所成 
者也。 

宇宙间每一事物，依真，本身即全宇宙,表呈其运动之某一方 
面或外表现象者也。小宇宙固与大宇宙为一矣。 

第在其运动原则与运动结果之关系，则皆能涵与 所涵; 世界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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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中，运动涵于运动中。由是个体分有宇宙遍是者之自性，溯 
其活动之渊源于此。是即如吾人所云，为宇宙“自性”之一部分，而 
服属于其律则者也。 


精神 

“精神”为其运动之主，为一，为不变易，为自由，为安定，为 
永恒。 

“运动”及其一切形成之对象，皆所以备“精神”之寓居而创造 
也。“精神”是“一”，其多方寓于所居也，无数也。 

是同此一“主”也，寓于总和，又寓于部分。居于“宇宙”全体， 
又居于宇宙间每一有体，事物，或力量中。 

“彼”既为一矣，不可分;万有中之“精神”是一。其多也，“彼” 
之宇宙知觉性之活动也。 （按： “活动”原义作“游戏”。此出梵文 
之 lilaj 

是故，个人在真元中与一切余者为一，为自由，永恒，无变易， 
为“自性，，主。 


过渡思想 
无 明 

且所为寓居者，为享受与具有也。（按 :“具 有”即“占有”。)然 
则宇宙中“精神”之目的，乃具有且享受此宇宙。人在其真元中为 
一，神圣而 自由； 然似乎有限，与他人有分，隶属于“自性”，甚且任 
其造化作弄，奴役于死亡，无明，苦恼。人在显示中之目的，固为具 
有且享受其世界也，而因其范限，乃不克享受。此相反之结果何由 
而成？ 曰： “无明”，昧于一性也。无明之症结为何？即“私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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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我 

“明” 与“无明”，“精神”之二重权能也，“精神”以此而寄寓于多 
性与相对性之知觉中，又同时寄寓于一体性与同一性之知觉中，是 
故不囿于“无明”，然在心思中，“此”能自认与运动中之事物为一， 
凝然敛如，显若除外其障蔽隐居于心性以后之“ 明”; 此则“私我”之 
由来也。“自性”中“心思”之运动，由是能认知事物对象为真实，以 
为此“寓居者”，乃为事物现象所范限，所决定。其见事物也，不视 
为宇宙于其前方诸现象之一，而视之为自体分别存在，矗然离乎宇 
宙，在本体原与余者不同。其视“寓居者”也，亦若是。斯则无明之 
惑，乱一切真实性者也。此惑名曰“我执”(或“我慢”) ahaihkdra 即 
分别之私我意识，使每人个体，自认为一独立人格者也。 

此分别之结果，乃不克与万事万物人于太和一体，遂不克具有 
而享受之矣。然具有与享受之欲望，固“我”之主要动力。虽以其 
相对性之范限，未能实践其真实生存，然“我”隐约自知其为“主”。 
其结果，则为身心苦恼，与人与己龃龉扞格，乏弱之感，晦暗之情， 
于是乎生，热中切望以求自我圆成而用力已疲，衰惫沮丧之能力退 
转以趋于死亡坏灭。 

然则欲望者，奴役之徽帜，乖戾苦恼，皆其附属也。而彼为自 
由，为一，为主者，澹然无欲，确然涵容，具有，享受也。 

神圣生命之律则 

享受此世界及其一切所涵，世界生存之目的也。然在欲望中 
舍弃一切，乃自由享受一切之条件。 

所谓舍弃者，非自我否定之道德禁制，亦非事物之屏绝斥除， 
而为精神之纯全解脱，脱然无欲于事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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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解脱之条件，乃化除私我，因之亦化除个人之私欲。就事 
实而论，此一舍弃，隐义为不可在宇宙中视任何事物为所必当占 
有，亦不视为他人所有而非己有，更不视为心情识感之所贪求 
者矣。 

此种识度，托基于一体之见。如前所云，一切心灵皆一能具有 
之“自我”即“主”，“主”者，似分别寓居每一事物中，然万事万物皆 
在彼“自我”以内，非在其外也。 

是故以超越己私而实践唯一“自我”，吾人乃在唯一宇宙知觉 
性中而具有全世界，固无须乎物理上据有也。 

与“主”为一矣。遂于万事万物得无限自由之乐欣，更无用于 
欲望矣。 

既与群有为一，在彼等之享受中，在吾人及宇宙“本体”之享受 
中,吾人乃具有遍是自我表现之悦乐。斯乐也， （按: 音译“阿难陀” 
Ananda， 唐译曰“庆喜”。）同时为超然又为遍是，人于心灵以之而 
得自由，又生存于世间，充分参加活动“生命”，“主”在其运动宇宙 
中之“生命”也。 


行业之正当理由 

此自由不依乎无所作为，此具有亦不限于静性“神我”之享受。 
静性“神我”，徒事观照而不参加运动者也。 

反之，有为于物质世间，充分践生身之形寿，皆圆成之分也。 
盖动性“大梵”，以工作在世界中成就其自体。人在躯体中，亦 
以行业而求自我圆成。人无能外乎是也;虽其惰性亦非无作为，是 
必在此宇宙运动中发生效果。既在此形体或任何形体中已，而思 
免除作为或出离生理躯命，则愚痴也。意此本身可能为解脱之法， 
则“无明”也，盖以为心灵在“大梵”中为一分别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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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避免作为者，以为此与自由不相融合。人若有所为，乃假定 
其必陷于作为后之欲望中，桎梏于策动此作为之形式能力，拘束于 
其结果。此皆似是，实则非也。 

欲望者，感情心之一态而已，愚昧求其乐于所欲中，而不求之 
于“大梵”，即自加表曝于事物中者。祛此无明已，则可以有为，而 
不陷于欲望中。 

且策动行为之“能力”，本身固属于“主”，“主”绝对自由自加表 
现于其中。入乎“自性”以后而归于“自性”之“主”，汩没个人于“宇 
宙意志”中，则可以神圣自由而有为。奉吾人之行业于“主”，吾等 
个人之责任，皆安止于“彼”之自由中矣。 

且行业之锁链，仅足以绾系“自性”之运动，不足以牵制心灵。 
心灵既识其自体，甚且不复现似为行动之结果所拘束。 

是故自由之路，非无所作为，而为不自认与运动为一。乃恢复 
在事物之“自我”即其“主宰”中之真实同一性。 


他方世界 

舍此生理身命已，人非离此“运动”而消逝，唯度人他种知觉性 
之普通境界中，异乎此物质世界者。彼等境界，或光明，或幽暗，有 
黑暗或无日光者。 

若坚住于无明之粗重形式中，颠倒牵制心灵于其自体成就，或 
误谬消散其在“运动”中之变化，则且将沦入盲昧之黑暗境界，而非 
入乎光明世界，已得解脱与福乐存在者诸界矣。 

(按：以上释第一分竟。） 

第二分中，重掇第一颂之理念，而加以扩大。 

唯一安定之“主”与多式多方之运动，认为同是一“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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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遍涵一切，亦寓居于 一切； 一体性与安定性皆其高等真 
理。——此第四、第五颂义。 

生命律则之基础与成就，皆具于一体性之经验中，人以此 
而自认与宇宙“自我”超上“自我”同一，亦在此“自我”中与其 
一切变化为同一，然全般无有忧悲妄惑。——此第六、第七 
颂义。 




(二） 第二运动(上) 


大梵: 上帝与世界为_。（颂四至五） 

大梵一即一体 

世界与“主宰”，虽似是分殊，如实彼此无异;皆一“大梵”也。 

“彼一 不动” 

上帝为一安定且永恒之“真实”。彼为“一”，无余故;凡存在与 
非存在，皆“彼”也。彼为安定或 不动; 盖动者，“空间”与“时间”中 
之变易也。“彼”超“时”与“空”，是无变易。“彼”在其自体中，永恒 
具有一切今是者，曾是者，或永能是者，故“彼”不增不减。“彼”超 
出因果性与相对性,故在彼之“本体”中，无关系之变易。 

“速于心” 

世界者，“神圣知觉性”在“时间”与“空间”中之一循环运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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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dra 唐译“相续”。）其律则为进展，或亦可谓其目的为进展。 
是世界以运动而存，运动止息则必灭。然此运动之基础，非属物 
质;而为活动知觉性之能力，以其在各种不同原则(在现象不同，在 
真元为同一）中之动作与增乘，遂造成一性与多性之相对，“时”与 
“空”之分野，环境与“因果性”之分汇与关系。凡此，在知觉性中皆 
真，然仅足以象征此“本体”。微似一能创造之“心思”之想象，皆此 
“心思”之代表无误，然较其自体则不如其真，或可谓在别一种真实 
性中为真也。 

然心思知觉性，非创造万有之“权能”也。较之且为无限有能， 
无限迅速，了无拘系者，斯则“太极”(或“绝待者”)纯粹遍能之自体 
识觉性，非任何相对性律则所约制者也。相对性之律则，诸天之所 
保持者，皆“其”暂时之所创造。其显现之永恒性，仅为彼等所统诸 
界之时历，非吾人所可量者。是皆轨范运动与变易之律则，非绳检 
运动“主宰”之律则也。是故说诸天皆相续驰驱于其轨 道中; 然此 
“主宰”乃是自由，初不为“彼”自有之运动所影响。（按 :“诸 天”亦 
说为“诸识”。） 


“彼动作兮，彼休。” 

世界动作，皆在一恒常安定性之统治下开展。变易，表一永恒 
“不变性”中诸显现关系之常转也。 

“彼一不动而速于心”，“彼动作兮彼休”，为一“安定者”，在其 
有效果之知觉性速度中，凌越其他奔驰者。——凡此诸公式所表， 
皆此等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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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思想 
说“多’， 


(此则下之一系理念，似为此《奥义书》所必不可无之形而 
上学基础。《伊莎奥义书》，未尝教人以纯粹且除外之“一元 
论”，主“一”，然不否认“多”，其方法为“多”中见“一”。亦标举 
“明”与“ 无明” 同时有效，指知与行之鵠的，乃永生，而此永生 
与生命及生此世间，初无不合。又视每一事物如其自体为一 
宇宙，每一性灵如其自体为一“神我”。——凡此诸理，唯与综 
合或概括之“ 一元论”相合，而与幻有或除外之“一元论” 
相违。） 

倘“一”卓然为真，则“其他”之“多”不能为妄。世间万有，非 
“心思”之虚构。 

一体性为事物之永恒真理，分殊性为一体性之活动。是故称 
此一体性之义曰“知识”，曰“明”，分殊性之义曰“愚昧”，曰“无明”。 
然分殊性非妄，若离乎其真实永恒一体性之义，则为妄。 

“大梵”是一，此非数学之一，乃真元太一也。数学之一性，或 
则摒除多性，或则为多而可分之一性，以“多”为其分数也。此非 
“大梵”之一体性。“大梵”之一，既不可增，亦不能减，更不可分。 

万有之“多”，有时称为宇宙“大梵”诸分，如波浪为海之诸分。 
顾在真理论之，每一波浪即是此海，其分殊仅为前方或表面诸现 
象，为海之运动所成者也。宇宙间每一事物，如真即全宇宙，在一 
不同之前方现象而已，如是，每个心灵亦“大梵”全体，自一宇宙知 
觉性中心点视“此自体”与世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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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彼”者，是同一，非单一。常恒遍处于“时”“空”为同一，亦 
超“时”超“空”为同一。数学之一性与多性，皆其真元一体性之同 
等有效两项。 

此两项者，如吾人所见，皆一“智” ( chit 按: 此字“智”不足以尽 
其涵义，然舍此亦无他字可用。）中之呈表，与其他一切同，是在“太 
极”之自由且创造一切之自体识觉性中，多方多式无极无数以自视 
且表呈其所视者也。“智”不仅是知识之一权能，亦为有表现之意 
志之权能，不但属接纳性之视见，亦且属形成性之表呈;二者，固同 
此一权能也。盖“智”为“本体”之作用，非属于“空”。凡其所见，彼 
则变是。此见自体超“时”与“空”;彼变是于“时”与“空”之条件中。 

创造，非自无中生有，亦非自一物而作成一物;而为“大梵”之 
自我映示于“时”与“空”之条件中。创造非做作，乃变是，在知觉存 
在之名色中。 

在变是中，每一个体即为“大梵”，在神圣知觉性之活动中，多 
方表呈，且多方与“此自体”相缘者;在本体中，每一个体即全“大 
梵”。 

“大梵”之为“太极”或“遍是者”也，有权能从“此自体”处于相 
对性中者退引。由知觉性之一附属运动，此乃视个体异乎遍是体， 
相对者异乎“绝对者”。若无此分别运动，则个体常将自失于遍是 
者中，相对者且消失于“绝对者”中。如是，此在个人中乃支持一相 
应之反动，即个人自视为异乎超上遍是之“大梵”，异乎“多”之余 
者。彼遗置同一性于不顾，且强“本体”活动于分别私我中。 

个人，可自视与此“太一”永远相异;或与“此”永恒为一，然且 
异; 或在其知觉中全归于纯粹“同一性”。（三者，所取观点不同，逆 
数之，恰当韦檀多学之三派，即“一元论”，“殊胜一元论”，“二元论” 
三者。)然人永不能自视离某种“一体性”独立，盖此种观念，不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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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内外任何可思议之真理相应也。 

此三种态度，符合“大梵”之三种真理，三种真理皆同时有效， 
而无一全然真实，除非以余者相辅。其同时并存，于因明推理之智 
虑有难测者，可在知觉性中与“大梵”同体为一而加以证验。 

甚者，既安立“一性”矣，吾人犹当记“大梵”乃超乎心思分别以 
外者，非属能区辨之“思想”中事，而属乎“本体”，即绝对，无极，离 
乎思辨者。吾人之知觉性能表象且属象征;然不能得事物本体， 
“绝对者”，除在某种空观中否定一切，尽空其一切似是涵存于宇宙 
中者。然此“绝对者”，固非空亦非否定也。乃此世界中一切在“时 
间”内与超“时间”者。 

甚者，一性亦是一表象，以与多性相对而存在。“明”与“无 
明”，同为无上“智”之永恒权能。“明”或“无明”本身，皆非绝对知 
识。（颂九至十一。） 

虽然，一切关系之秘密基础，仍为一性，而非多性。一性组成 
且保持多性，多性不组成或保持一性。 

是故，吾人当念一性为吾人自我及“本体”之真元自性，多性为 
“自我”之一表象与一变是。吾人当思“大梵”为一切之“一自我”， 
而返乎“多”，视为“太一本体”之各种变是，斯之谓“群有”。然“自 
我”与诸变是两皆“大梵”;吾人不能视其一为“大梵”，余者或非真 
非“大梵”。二者皆真，其一属组成与遍涵之真实性，余者属引发或 
依起之真实性。 


诸天之驰驱 

“大梵”以其不变易之存在 ( S 如 即“真”),在宇宙中自表为“安 
定者”，是为“神我”，“上帝”，“精神以其活动知觉性 （ CAi ? 即 
“智”)之权能，自表为“动者”，则为“自性”，“力量”，或“世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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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原则之活动，即宇宙之“生命”。 

(有为之“自性 ’’Prakriti ，与“神我 ’’Pimisha 相对，“神我” 
管制，默识，且享受“自性” 之工作 ，是为“性灵 ”。 ——“ 力量” 
Shakti 即自体存在，自体识知，自体生效果之“权能 ”， 属于 
“主”者。“主”，即“自在主”，“神我”，“提婆 ”。 “ 力量” 自加表 
现于“自性”之工事中。——“摩耶 ” Mdyd ， 在《韦陀》中原指遍 
涵与创造之知识，太古之“智慧”；后世取其引申之第二义，为 
狡谲 ，魔术 ，“幻有”。此第二义仅可属诸“低等自性 ’’Apard 
Prakriti 之工事，即已遗弃“神圣智慧”，唯专注于分别“私我” 
之经验者。在诸《奥义书》中乃取其古义，字亦不常见。） 

诸天者，（按 :又译 “诸神”。）“大梵”于宇宙诸“人格”中之表其 
“自体”也，宇宙诸“人格”皆表现此唯一“神主”，在其非个人性之作 
用中，出现为“自性”诸原则之各种活动。 

其他奔驰者，即后一颂中之“群有”，皆变是者。即“大梵”自表 
于“多”之分别知觉性中。 

世界万事万物以至于诸天，皆在一普遍运动中，对其自体，似 
趋向出自体以外或异乎其当前自体理念之另一目标，此目标即“大 
梵” 是已; 盖“大梵”两为一切运动之始与终，因与果。 

然“自性”运动中而有一终极目标，此理念本身已属虚妄，盖 
“大梵”为“太极”亦为“无极”也。诸天尽力以驰赴之，终在其所实 
践之每一目标，见“大梵”仍远焉在前，逦迤趋向一更远大之实践。 
于相对之知觉性，则宇宙之种种现象中，实无有能全是“彼”者;一 
切仅是此“不可知者”之一象征表象。 

万事万物，固皆已实现于“大梵”中矣。其诸奔驰者，在“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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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之前驱，仅为以“因果性”在“时”与“空”中而作发“大梵”所 
已具有者。（按 :作 发之工事即是“自性”。） 

甚者，“大梵”在其遍是体中，超越此“运动”。超“时间”已， 
“此”在“自体”中涵容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并在，而无事乎驰驱以 
至可思议“时间”之终极。超“空间”已，“此”在“自体”中涵容一切 
形成，同事相符，而不必驰驱以至可思议“空间”之终尽。超“因果 
性”已，“此”在“自体”中自由涵容一切事会一切潜能性，而不系乎 
显似因果性之锁链，所以贯摄之于宇宙间者。“此”为“主宰”，每一 
事固已为其所实践，然后诸分别“人格”在运动中能成就之也。 


生命原则 
生命之主始立诸水 


然则“此”在运动中之本旨奚是？ 

运动者 ，一 旋律 ，一 和谐也，“彼”之为“宇宙生命”，在知觉“本 
体”之义态中，以其“自体”之形象而作发者也。此为一公式，象征 
以表现“不可知者”，——而知此位列排成，以致每一知觉性水平， 
亦诚代表超出其本位之若何事物，深度下之深度，能涵内之能涵。 
此为神圣“知觉性”之一种活动或游戏，（“游戏”， 即维 示奴教派 
Vaishnava 中之 Ul <5 —表象，通常说诸世间“个人性 ' 神道”之活动 
者，但亦同可加诸动性非个人性之“大梵”。）为其自体之满足而存 
在，固无所增于“彼”，“彼”本是圆成。此为知觉体之一事实，即以 
其自体存在而得是正，无别对自体之目的。目的或目标之理念，生 
于前进之自体开展，即世界对寓居于其形体中之个人心灵,开展其 
真实 自性; 盖“本体”已渐次自加显露于其自有之变化 T 中，真实“一 
体性”出现于“多性”间，而对吾人之知觉全然改变后者之价值。 

此自体开展乃若干条件所管制，为知觉性在其宇宙作用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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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所决定者。 

原知觉性非单一或混同，乃是七重。是说由纯粹“本体”下降 
至物理有体，中间自组为七形式或七等级之知觉活动。其交互作 
用乃创造诸世界，决定一切活动，构成一切变化。 

“大梵”常为此工事或游戏之容域。“大梵”自体伸展于“时间” 
与“空间”，即全宇宙。 

在此伸展中，“大梵”表其“自体”为能形成之“自性”，为万物之 
“母”，最初对吾人现似为“物”，曰“地大” Prthivi 。 

在“物质”或物理体中，“大梵”自表为宇宙“生命权能”， （ Ma - 
tarkvan ，按: 译曰“生命之主”，见前释 J 作为发动能力曰“生气” 
( Prdi ^ a ， “生命气息”，注见后）而运行其间，居临于一切位列与形 
成而生效用。 

“宇宙生命”内入于“物质’’，建立七重知觉性，而发动能力—— 
即“生气”——之作用加于事物“胚原”，乃从之生发各种形体，为其 
一切进化之基矣。 


过 渡思想 
诸 水 

如是，活动于宇宙间者，“智” ( Chit ) 之组成者七。 

寻常吾人习知吾人有体之三原素，“心思,“生命”，“身体”是 
也。三者，构成一分化而变易之生存，是在一不安定之和谐境况 
中，以正负相对诸力之交争,而工作于“生”“死”两极之间。盖一切 
生命，皆恒常之生起或变是，（参下第十二至第十四颂）。而凡生 
起，必终之以变是者之恒常死亡或散坏，庶几迁化为一新变是者。 
是故称此一存在之境况曰“死” ( Mrtyu )， 说为必须度过且加超越 
之一境也。（参第十一至第十四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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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此非吾人有体之大全，是故非吾人之纯粹有体。吾人之后 
有超知觉之生存焉，此亦有三原 素：曰 “真” (Sat)， 曰“智力” （Cit- 
Tapas) ，曰“乐” ( Ananda 。） 

“真”者，吾人有体之真元也，纯粹，无极，无分，与此有分之存 
在体相反，则自建立于物质之恒常变易性者也。“真”，即此物理本 
质之神圣对称者。 

“智力”者，“知觉性”之纯粹能力也，或动或止，皆为自由，意志 
独尊，与“生气”之发动能力有其阻碍者相反;“气”以物理质素为 
养，以物理质素之营卫为依，亦为其所限制者也。（是故物理质素 
在诸《奥义书》中亦称曰“食物” (Armam)。 虽然，此字之本义原是 
“有体”或“本质”。)“力” (Tapas) 为此低等神经力或生命力之神圣 
对称者。 

“乐”者，“幸福”也，为纯粹知觉存在与能力之福乐，与感情感 
觉之生命 相反; 感情与感觉，任凭“生命”与“物质”之外表接触，及 
其正负反应忧喜悲欢者也。此“乐”乃低等感情感觉体之神圣对 
称者。 

此高等之生存，固有于神圣之“真智乐” (Sacchiddnanda) 者， 
为合一，自体存在，而不为“生”与“死”之形相象所淆乱。是故称之 
曰“永生” (Amrtam) ，倘吾人已超越死亡，固奉与吾人为当趋之目 
标，可享之幸福也。（参下第十二，十四，十七，十八颂。） 

高等神圣者与低等生死之存在相联，则联系以为因之“理念” 
或超心思之“知识意志”，曰 ：“毗 若那” （Vijiidna)。 ——(此为因 
“理念”，非抽象之心思理念，而为超心思之“真实理念”。“本体”之 
“真智乐”，降而为一遍涵与区辨之觉识，觉识其自有生存之一切权 
能， 真理; 在其自我知识中，负荷自我显示之意志,负荷其一切潜 
能，及其一切形式之权能。此是作为且发生效果之权能，亦是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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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体作用之知识。)——此为因“理念”，以支持且秘密领导“心 
思”，“生命”，“身体”之纷纭活动，遂确定且促成万有之正当位列。 
在《韦陀》中称之臼“真理”，因其以直接视见而表事物之真理，亦摄 
人亦不依事物之现 象者; 又称之曰“正道”或“法”，因其内中既包含 
“智” ( Chit ) 之有效权能，遂以纯全之知识与先见而作发万物，各随 
其性。又称曰“大”，因其性质属无极之宇宙“智慧”，遍涵一切特殊 
活动者也。 


“毗若那”之为“真理”也，则引导已分化之知觉性而返乎“太 
一”，亦于多性中见事物之真理。“毗若那”为低等已分化智慧之神 
圣对称者。 

斯七者，皆“智”之权能，古《韦陀》圣哲辄称之曰“诸水”，表象 
为七道流水汇归或涌起于人类“知觉性”之海洋，性海亦当称曰“心 
海”。（见《黎俱韦陀》 Samudra . R . V . , IV . 58,5) 

凡斯七者，在宇宙中永恒不可分而同存并在，然可相互涉人且 
相互重映显出。皆实已内人于物理“自性”中，故必然由之外发。 
皆可敛人纯粹无极之“本体”，复由之显出。 

是故“一”于“多”与“多”于“一”之吐纳敛舒，乃宇宙永远“循 
环”之律则焉。 


“大梵”观 

此奥义书教人如何见“大梵”于宇宙中，见“大梵”于吾人自我 
生存中。 

吾人当概见“大梵”双为“动者”、“静者”。当见“此”于永恒且 
不变易之“精神”中，又当见之于宇宙之一切变易显示与相对性中。 

吾人当识“时”与“空”之一切事物，远者迩者，洪荒太古，当前 
今是，无极未来,及其一切内容与事会，皆此“一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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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当知见“大梵”为超越，涵容，且支持一切事物个体及全宇 
宙者，而超乎“时”与“空”与“因果性”以上。吾人又当视“此”为寓 
居乎宇宙以内，具有此宇宙及其一切所涵者。 

是为超上，遍是，与个体之“大梵”，“主宰”，“容涵者”，与“内寓 
之精神”，则一切知识之对象也。此之实践，乃圆成之方与“永生” 
之道焉。 




(三）第二运动(下) 


自我实践(颂六至七 } 

自我实践 

主观论之，“大梵” B 卩“自我”，亦即宇宙万有之不变易存在。凡 
在吾人为变易者，如身体，生命，心思，德操，气性，动作，皆非吾人 
之真实而不变之自我，皆“自我”在运动中之变是也。 

是故，在“自然”中，凡存在者，或有生物或无生物，皆万有唯一 
“自我”之变是。凡此种种生物，皆一不可分之存在。此则每一生 
存者所当实践之真理也。 

个人若实践此一性于其生存体之每一部分，则臻乎圆成，纯 
粹，脱离私我及诸对待，而具有纯全神圣福乐。 


自我 


“自我”，吾人真实之我，即是“大 梵”; 此为纯粹不可分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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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体光明，自体凝定于知觉性中，自体凝定于力量中，而自体 
悦乐。其存在即是光明与幸福，无时无空而自由。 

神我三位 

(参《薄伽梵歌》第十五章，第十六，十 七颂; 及第十三章各处。） 

依乎“神我”与“自性”间之关系，“自我”对有生体之知觉性，自 
表为三位。一是“不变者”， Akpra ， 不动或无 变易; 二是“变易者”， 
K ^ ara ， 动或 变易; 三为“超上者 ’’ Para 或 Uttama ， 即“无上神我”。 

“变易神我”，乃“自我”之反映“自性”之变化与运动者，参与其 
间，汩没于运动之知觉性，似是生灭增减进展变化于其中。“自我” 
之为“变易神我”也，享受变化与分化及二元性;潜然管制其自有之 
变化，然似为此变化所管制;欣赏善恶苦乐之相对，然似为其牺牲 
者;具有且保持“自性”之作用，然似为其所创造。盖“自我”恒为 
“大自在”，为“主宰”，至当不易。 

“不变神我”，“自我”之居于“自性”之变化与运动以后者也，平 
定，纯洁，至公无偏，漠然不动，居唯观照而不从事于其间，超然似 
自居于崖岸而未尝沦没于此“诸水”。此静定“自我”，犹如苍苍之 
天，永远不动不变以照临其下方诸水永远动荡不息者也。“不变 
者”乃“变易者”之隐秘自由。 

“无上神我”，则为享受此静定与运动之“自我”，而两涵之，非 
任何其一所范围或所约制。斯则为“主宰”，为“大梵”，为“大全”， 
为“不可名相者”，为“不可知者”。 

双在静定者与变易者中，所当实践者，此无上“自我”也。 

自性中之神我 

(参《泰迪黎耶奥义书》第二分第一节至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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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在“自性”之七重运动中分别自表，一随个体中知觉性 
之主要原则而定。 

在物理知觉性中，“自我”化为物质体。 （Annamaya Purusa , 
古曰“食成我”。） 

在情命或神经知觉性中，“自我”化为情命体或动力 
体 。 （Prdpamaya PurUvSa 即“气成我”。） 

在心思知觉性中，“自我”化为心思体 。 （Manomaya Purusa , 
即“末那成我”。） 

在超智识之知觉性中，受制于“真理”或为因“理念”，（在《韦 
陀》中称此曰“真理” Satyam ， 曰“正道”或“法”尽 tam ， 曰“大者” 
B ^ iiat 。） “自我”则化为理想体或“巨灵 ”。 (Vijnanamaya Purusa ， 即 
“智成我”或 Mahat Atman ， “浩大之灵”。 ）（ 此在诸《奥义书》中常 
加说及，亦称闩“丕大” BhQmd 。） 

在宇宙之善美悦乐所固有之知觉性中，“自我”化为全福乐体， 
或全享受与全创生之神灵 。 （Anandamaya Purusa ， 即“乐成我”。） 
固有于无极神圣自体识觉，亦即无极全能之“意志” （ Cit - 
Tapas )， 在此知觉性中，“自我”化为全知觉之神灵，即万有之渊 
源， 主宰 。 （Caitanya Purusa 即“精神我”。） 

在固有于纯粹神圣存在境界之知觉性中，“自我”即纯粹神圣 
“自我 ”。 （Sat Pump ，即“至真我”。） 

人，在其真实“自我”中，既与寓居乎一切形体之“主宰”为一, 
在世间可生活于此诸“自我”之任何一境界而分有其经验。从物质 
体以至全幸福体，人可是为任何其所愿是为者。由“乐成我”乃能 
人乎“精神我”与“至真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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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智乐 


“真，智，乐”，乃高等“神我”之 显示; 其无限本体，知觉性，权 
能，福乐之性质，乃高等“自性 ” (Pard Prakrti ) B 心思，生命，身体， 
皆低等“自性”也 (Apard Prakrti ) 0 

“真，智，乐”之境界，乃宇宙存在之上半 Pardrdha ， 其性质为 
“永生” ( Ampam )。 物质中之生存境界为下半 Apardrdha ， 其性质 
为“死” ( Mpyu )。 

身体中之心思与生命，皆在“死”之境界，由于“无明”，皆未能 
实践“真，智，乐”故。虽然，若完善实践之，则皆可以自 化;“ 心思” 
化为“真理”性， Vijfidna ; “生命”化为“精神”性 ( Caitanya ); “身体” 
化为“真”性 ( Sat ) ，即纯粹真元。 

若此未能纯全在此身成就，心灵且在其他生存形式或世界中 
而实践其真境，则“光明”诸界与幸福诸界也。而后返乎物质生存， 
以完成其身体中之进化。 

身体中进步之完善实践，则人类进化之目的也。 

心灵亦可退藏于“真，智，乐”之纯粹境界中，历无可限定 
之时期。 

实践“自我”为“真，智，乐”，斯人类生存之目的也。 

自我实践之条件 

(在此则及以前诸条，乃收集诸《奥义书》中关于“自我”之主要 
思想。于本书中固未经明说或暗示，然求了解凡此诸书之全部哲 
学，及于此《伊莎书》中所发明之思想关系，殊不可不知者也。） 

“真，智，乐”恒为“自我”之纯净 境界; 或脩然自体含蓄，宛若与 
世界 相离; 或监临之，拥持之，具有之，如为之“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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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固同时为此二事。（参第八颂） 

“主”漫遍宇宙间，为“世界神我 ”， Virat Puruy ，“宇宙心灵”。 
(即第八颂之，义为处处变是之彼“一”。）“彼”入乎运动 
中每一对象，于“明”，则为“大梵”，支持个别知觉性及个别形体者， 
于“无明”，则为孤立化且有范限之个体。在生物中，“彼”显示为 
“情命我”或个别我。 

吾人处乎低等界，此死生与范限之域内，由此立场望之，“自 
我”为“真，智，乐”，超心思，然反映于心思中。若心思纯洁，光明， 
静定，则映示 明确; 若未加净化，而浑扰，翳暗，则反映颠倒，隶属于 
“无明”之偏颇作用。 

一随反映心思之境况，吾人或得纯净自我知识之“明”，或得昏 
暗颠倒知识于是非真伪之二元中;或得无私“意志”之纯净活动，或 
得“意志”之阴晦偏曲于善恶邪正行业之冲 突中; 或得幸福之纯净 
境界，得无染之欣愉，或得其隐障乖戾于正非正受及苦乐忧喜 
之对待。 

所以造成此错乱者，乃心思之私我意识分化且范限此“自我” 
也。分别之身体，个人之生命，自私之心思，凡此“自性”诸变易形 
成，“变易者”皆自认与之为一，而简除与万事万物一切存在为一体 
之意识，分限由是而起也。 

此一简除，乃理解上之积习，由于吾人在运动中之过去进化所 
成，初非人类知觉性不可移易之律则。减损之，终于消灭之，乃自 
我实践之条件。 

智慧，圆成，福乐之发端，在有见乎“一”矣。 


自我实践诸阶段大全之见 


自我实践之第一运动，即体认与宇宙间万事万物为一。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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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早期或初胚形式，即企图了解或同情他人，倾向于扩充仁爱或 
慈悲胞与之怀，热忱为他人工作。 

如是而实践之一性，乃多性之一体性，乃聚合诸相似单位个 
体，成为一集体或团结，而非真实之一性。“多”，对知觉性仍其为 
诸多真实存在者，“一”，仅为其结果。 

真知识以真体真元一性始，-“物质” ，一“ 生命” ，一 “心 

思”，一“性灵”活动于诸多形式中也。 

若见事物之此一“性灵”为“真，智，乐”，则知识乃臻乎圆成。 
盖吾人见“物质”，仅是“生命”之一活动广生命”，则“心思”充其能 
力于本质中之一 活动; “心思”，为“真理”或为因“理念”之一活动， 
多方表存在者之真理于一切可能之心思形 式中; “真理”为“真，智， 
乐”之活动，而“真，智，乐”则至上“不可知者”，“超上大梵”，或“无 
上神我”之自我显示也。 

吾人见一切体中之性灵，皆此一“自我”或“真，智，乐”，增乘其 
自体于个别知觉性。吾人亦见凡诸心思，生命，身体，皆同此一存 
在之自动形成，形成于“自我”之引申体中者。 

此为见一切存在于“自我”中，“自我”在一切存在中之视见;此 
为美满内中自由，与美满悦乐和平之基础。 

盖由此种视见，如其深密度与完整性增加，则同比例而一切 
“退缩”愈从个人心性消失。“退缩” ( jugupsd ) 者，谓凡诸违忤，退 
转，厌憎，恐怖，仇恨，及其他恼乱之情，皆由对他人他物之分别与 
个人反对而起，或对环绕吾人之客观对象而兴者也。性灵之至极 
平等性于是乎立。（此境在《薄伽梵歌》，称为“平等性” samatva 。 
“退缩”即拂逆之感，起于个人有限自我形成与外境之接触，失其和 
谐，遂继之以忧愁，恐惧，憎恨，不安，苦恼之种种退转。此与吸引 
或引诱相反对。引诱为欲望与执着之源。双除违拒与引诱，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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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得平等性。) 


见自我于其变化中 


有见，不 足也; 人固当化为内中所见者。全部内中生活必须改 
变，必吾生全体诸部分，皆能完善代表心智之所理解，内中之所证 
会者。 

个人心灵之引申于“大全”也，由一体之见，“万物皆见其一”， 
其措置思想，感情，感觉，皆顺乎事物正当关系之纯全知识，以实践 
“真理”而得者也，“是则全知”。于此必重复知觉性之神圣作用，由 
之而永恒自体存在之一“本体”,显示世界万物之多于其“自体”中 
者。（“见唯我化为群有。”即“自我本体”化为一切“变是者”。） 

此谓凡夫或私我之见，乃见无数分别创造物之世界，一一皆自 
体存在，异乎余者，一一图自他人自世界得其最极可能之利。神圣 
观念则不然，上帝之视世界也，即“彼自我”,为唯一“本体’’，生存于 
无数即“彼自我”之存在者中，持载一切，利济万品而至大至公，且 
在有始以来早已规定之项目下，作发“大化’’之 一伟大 进步之和谐， 
趋向神圣圆成者。“大化”之最后一项，即“真，智，乐”或“永生”也。 
斯则“自我”作为“主宰”寓居全运动中之观点。个人固当改变其凡 
夫自私之观念，而代以此无上神圣宇宙观，且生活于其实践中。 

是故，必当有超上“自我”之知识，唯 一一 体之知识，在此“我为 
彼” ( So ’ ham ) 之公式中，而在此知识中，伸展扩大个人知觉之生 
存，以怀抱全部“多性”。 

此为《伊莎奥义书》之双重理想或综合 理想； 同时怀抱“多”与 
“一”，“明”与“无 明”； 固生活于斯世也，独化“死亡”之情况为“永 
生”之情况•，在“有生”之活动中，同时具有“无生”之自由与和平。 
(参下第九至第十四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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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生体低等诸部分，皆当赞成此一实践;徒以智识见知，则 
不足。情心必当同意于遍覆之仁爱与 悦乐; 识感心思必感觉遍处 
皆上帝与 自我; 生命固当体会世间一切目标与能力，皆其自体之部 
分矣。 

动性之福乐 

此种实践，乃纯全美备之“福乐”，抱持行业，然解脱乎忧伤 
惑痴。 

是无痴惑自欺之可能。心灵既证悟一切存在以后之“不可知 
者”，则不复执着“变是”，不复以绝对价值归诸宇宙间任何特殊事 
物，宛若其在本身别为一事物，在其本身为可欲者。万物皆可乐 
欣，以是“自我”之显示故而有其价值，亦复为显示于其中之“自我” 
故而有其价值，独为其自体则无有也。（参《大林间奥义书》 
Brihadaranyaka Up . )如是欲望与幻妄皆解;幻妄，代之以明智， 
欲望，则代之以具有一切之动性福乐矣。 

亦复无有忧悲苦恼之可能。盖见一切皆“真，智，乐”，由是皆 
在无极知觉存在，无极意志，与无极福乐之境况中。甚而至于痛苦 
忧伤，皆见为“阿难陀”之变格。而在斯世为苦痛忧伤所隐蔽之“阿 
难陀”，且为之而备置此低等生存者，——盖进化中一切忧患，皆幸 
福与力量之准备。 - _一固已为心灵所摄持，觉知，而享受矣，心灵 
固如是已得解脱， 圆成； 以其具有永恒之“真实性”，凡此皆其现 
象也。 

如是，由实践上帝与世界为一体于“大梵”之全知识中，则能祛 
除欲望与 幻妄； 以上臻于纯粹“自我”与“非变易者”，而又因显示中 
之万事万物，犹享宇宙间之 上帝； 以与一切存在中之“真，智，乐”自 
认为一 ，自由而光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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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是故，吾人在此第二运动中，乃得此《奥义书》第一颂之正解。 
前二句说一切有灵乃此一“主”，“主”寄寓于宇宙间每一事物中，而 
每一事物，即宇宙中之一宇宙，普遍运动中之一运动，则以在“大 
梵”之纯全一性而阐明，释“大梵”为超上又遍是，虽在个体中亦然， 
为“多”中之为“一”中之“多”，为“静者”，为“动者”，超出而又 
调和一切对待。后二句规定神圣生命之律则，为欲望之尽除,即精 
神中遍享，则以自我实践之境界说明之，即实践自由而超上之“自 
我”为个人之真 本体; 证会此“自我”即“真，智， 乐”； 见此宇宙为 
“真，智，乐”之“变是”，具之于正知识中，而无复在“无明”之境况 
中，“无明”固一切引诱违拒欺惑忧苦之端已。 

第三思想运动，又回溯生命与行业之是正理由，——即第 
二颂之主旨——，并指出其神圣圆成。“主宰’’之自我显示于 
运动宇宙，及唯一“本体”之大化中，次第皆加阐明。一切存在 
之内中律则，皆说为由“彼”之意念与决定。 

“明”与“无明”，“变”与“无变”，皆加调协，以其相互有用 
于进步之自我实践，则由生死界入乎“永生”界也。——此第 
九颂至第十四颂义。 




(四）第三运动(上) 


主宰(第八颂) 


“彼” 


在第三运动，此书乃说明行业之是正理由，固已在第二颂中泛 
泛提示，于此则更加确立之于此概念中，即“大梵”或“自我”之为 
“主宰”也，称曰“伊莎”，“自在”，“超上神我”，而简言之曰“彼”。为 
人格之因，以“彼”之工作律则而管制“运动”旋律及诸世界之程序， 
皆“彼”之所怀蓄，而在“彼”自有之自体存在中，贯永恒之“时间”所 
实现者也。 

以为诸《奥义书》说真实存在，仅属非人格与无作为之“大梵”， 
非人格之上帝，无德性或权能者，误也。反之，诸书所教，为一“不 
可知者”双显其自体于“人格”与“非人格”两方面。当其欲广泛概 
括而说此“不可知者”，即用中性字称之曰“彼”， （ Tat , 按 ：俗言 
“它”。)然此中性称呼，未尝简除其遍是与超上“人格”一方面，统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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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作用于世界中者。（参《由谁奥义书》第三章）。虽然，若其意在 
显发此后一理念时，则更常好用阳性字之“彼”， （ Sqh “他”。）或否 
则用“天”， （ Deva ， 按:唐 人音译“提婆”。）“上帝”或“神圣者”，或 
“神我”， （ P uru ? a ，按 :唐人 音译“补鲁洒”。）知觉“性灵”诸 名称; “自 
性”或“摩耶” ( Prak ^ ti ， Mdyd ) 则施为作用之“能力” ( Shakti ) 也。 

《伊莎奥义书》，既说“大梵”为唯一真实性，自显于多方面多形 
式间，主观表此“大梵”为“自我”，即唯一“本体”，一切存在皆其“变 
是”，谓此乃吾人所当实践于吾人中，万事万物中，及万事万物以外 
者; 今乃进说同此一“大梵”，客观为“主宰”，为“神我”，涵容此宇 
宙，而又寓居其中者。 

是“彼”为周至矣。此“大梵”或“自我”，即此书发端所说之 
“主”，“伊莎”，一切形式中之寄寓者 ; 吾人亦将见其与第十六颂中 
之宇宙“神我”为一。 （按: “神我”即“彼士” Purina , “士”字亦唐人 
旧翻。)“彼兮彼兮，彼士，我为彼!”是“彼”乃化为万事万物，——为 
一知觉之“本体”，唯一“存在者”与“自体存在者”,为一切“彼”所变 
是者之“主宰”与享受者。于是此书更进而表呈属于上帝之变是即 
吾人所称为世界者之性格，形态，及普遍律则。盖死与永生两极之 
《韦陀》理念，“无明”存在之理由，及世界中行业之是正，皆依乎此 
概念也。 


过渡思想神圣人格 

韦檀多学派之上帝一理念，曰“彼”，曰“天”，曰“自在主”，不可 
混淆于寻常人格性之上帝概念。人格，通常以为即是个人性。凡 
俗之见，人格性之上帝即扩大之个人，其性格如常人，然又不同，乃 
更伟大浩茫，权能胜服一切。韦檀多学派承认“大梵”在人中之显 
示，且显示于人，然不以为此即“自在主”之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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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真，智，乐”也。“彼”自加显示为无极存在，其真元即知 
觉性，而知觉性之真元又即是福乐，即自体悦乐。悦乐而识其自体 
之多方，宛若寻求其自体之变化，乃成此宇宙。然凡此皆抽象名词 
也;抽象理念本身，不能生具体真实。此皆非人格性之境，非人格 
性之境况本身不能生人格性活动。 

若吾人推究“真，智，乐”之显示，此理愈明。在此显示中，“悦 
乐”自 化为“仁爱， “知觉性”则化为两项，一概念之“知识”，一施为 
之“力 量”; 存在自化为“有体”，是谓“个人”与“本质”。然“仁爱”而 
无“爱者”与“所爱”，则“爱”不完全。“知识”而无“知者”与“所知”， 
“力量”而无“工作者”与“工作”，“本质”而无一识之成之之“人”，皆 
非完全。 

其故，皆由此等原始诸名，亦非真无个人性之抽象。在“大梵” 
之悦乐中，有一“享受悦乐 者”; 在“大梵”之知觉中有一“知觉者”， 
在“大梵”之存在中有一“存在 者”; 然“大梵”之悦乐与知觉对象，及 
其存在之名与实，皆即“大梵”自体。在神圣“本体”中，“知识”，“知 
者”，“所知” 为一； 是故“悦乐”，“享受者”，“所享受者”，亦皆必 
为一矣。 

“大梵”之“自我觉识”及“自我悦乐”，有其知觉性力量之二态， 
即“自性”或“摩耶”之二态，——自体凝敛则深密，自体伸展则弥 
漫。深密一态，于纯净玄默之“大梵”为固然;弥漫一态，于动性“大 
梵”为固有。是自体存在者弥漫于其固有存在之名与实中，吾人乃 
称之曰世界，变是，或恒久之运动。变化者，“大梵 ”也; “彼”所变是 
者，亦“大梵”也。“爱”之对象即为“爱者”本身;工作即“工作者”之 
自体象形，“宇宙”即“主宰”之体与用。 

是故，吾人推究无极存在之抽象与非个人性一方面时,辄称之 
曰“彼” ( 中性字，“它;吾人称及自体^>乐自体 i 只觉之存在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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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曰“彼”。（阳性字，“他”。)二者，于义皆非完足。“大梵”本身 
即“不可知者”，超出一切“人格”与“非人格”概念以外。吾人可称 
之曰“彼”(它)者,盖已从肯定中廓除一切语表言诠。若以同一严 
格简除之意说之，亦可称为“彼”(他）。“彼” (Tat) 与“彼” (Sa^i)， 
常为同一，即超言诠之“太一”也。 

宇宙间“一性”与“多性”恒常相缘。此自表为泛是之“人格”与 
诸多“个人”。双在“多”与“一”间及“多”体内中，因缘变化之可能 
性无限。此等因缘(关系），皆决定于神圣存在，“主宰”，入乎其显 
了寓居之活动。此等关系，初则存在为诸个人间之知觉 因缘; 次则 
用之为与“彼一”知觉以相缘之工具。人乎与“彼一”之种种因缘关 
系，即宗教之目的与功能。一切宗教，皆以此原本需要而得其是 
正，皆多方表此一“真理”，殊途而同归。 

“神圣人格”，对个人心灵，显示“彼自我”于种种名色中。在一 
义度下可谓此等名色皆创生于人类知觉 性中； 在别一义度下可谓 
皆“神圣者”所启示之永恒象征，“神圣者”对多知觉性如是具体化 
“彼自我”于心思形式中，助之返于其自有之“一体性”也。（若谓此 
等概念，在其真元皆后起，属哲理化之印度教发展者，误。“太一” 
多名多色之一概念，与《黎俱韦陀》同古。） 

彼周至兮 

是“彼”伸展“彼自我”于相对知觉性中，其有极与变易情况之 
整体，乃依乎一平等，永恒，而不变之“无极性”,——此即吾人所称 
曰“宇宙”者也。故 曰：“ 彼周至兮”！ 

故在此引申展拓中，有其两面，一属纯粹无极无缘之不变易 
性，一属“时”与“空”中诸对象之全体，以因果性而作发其关系者。 
二者，不同而相辅，表此同一不可知之“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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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此无极之“不变易性”，此《奥义书》乃用一列中性形况词， 
曰: “光明，无身，无瘢，无筋，洁清，不为罪恶所撄。”表此同一“太 
极”，为事物全体及全体中每一事物之因，能涵，及能统制之“寓居 
者”，则用四阳性名称 ，曰： “见者，思士，遍是者，自 在者” 或“自体变 
是者”。 

“非变易者”，大化与运动之基础也，静默玄秘，平等伸展于万 
事万物而至大至公，（在《薄伽梵歌》，称之曰“平等大梵”。）致其佐 
助于万事万物，无活动参与而无择焉。既安定且自由于“彼”之永 
恒无变易性中矣，于是“主”乃展示“彼自我”于大化与运 动中; 于是 
于“彼”之自体存在中，化为“见者”于“彼”之一切所见，“思士”于 
“彼”之一切所思矣。 故曰： “为见者兮为思士，为自在兮为遍 
是”也。 


纯粹非变易者 

“主”之纯粹不变易性，为“光明”。“此”乃纯粹集中之“自我觉 
识之光明，非以曲折而破散，非迸发而成形色。此为“神我”——知 
觉“性灵”——之纯粹自我知识，凝敛其“权能”施行之“力”，而无为 
者也。 

“此”为“无身”，——无形象，不可分，亦无分相。为一切事物 
中之一平等“神我”，不以“时”与“空”之分而分，——为一纯粹自体 
觉知之“太极”。 

“此”为“无瘢”，无瑕隙，破损，或缺陷也。非诸变易者所感触。 
然支持其因缘之相荡摩，支持其多与少，增与减，迸发与相互侵澈 
诸活动。若其“自体”，固无为也，在《薄伽梵歌》第二章第四颂则 
曰 :“无 为而永恒”。 

“此”为“无筋”。谓其“无筋”者，理由是未尝发布其“权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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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多道流放其“力”，未尝失之于此，得之于彼，非益其所损，或以仁 
或以暴而求其辅助，觅其食粮。此无力量神经 •，未 尝发施其自体于 
“气”之机动，“生命”之能力，“生命主” ( Matarisvan ) 之能力。 

“此”为清洁 ，未为罪恶所侵。 吾人所称为罪为恶者，徒系过多 
与不足，谬误之措置，不和谐之动作与反动而 B 。 而知觉“性灵”， 
虽支持一切动作时亦守其无为，持其平等，由是乃保有其永恒纯 
洁，永远自由。盖“此”未受 形况； 为“见证者” （ S § kshi ) 而鉴临“自 
性”所成之形况，然不分有之，不凝滞其间，不受其印象，“不牵”也。 

性灵不易之自由 

动性有为之“大梵’’，与此纯粹“无为者”，其关系为何？人类心 
灵与此之关系为何？亦皆“彼”也。作用不变“自我”之性，唯 
变各种形式之性。“自我”常为纯洁，幸福，圆满，不论其无为或有 
为皆然。 

“自我”即一切事物而又超越之者也。是常超越心思之所注， 
超越凡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所以为其自体之一相者。无边之整体 
常为圆满。事物之全体乃一美满之和谐，无创伤或瑕隙者也。以 
局部为全体，此观点曰“无明”，为破碎之反映，所以创造碍限，缺 
陷，及乖戾之知觉性者。吾人当见此“无明”在“大梵”之活动中自 
有其用，然其本身，初不过现为罪恶之源。 

“无明”者，障蔽也，使心，身，生命，与其源头真实性之“真，智， 
乐”相隔离。如是而翳蔽矣，心思乃觉其自体为“无明”所造之罪恶 
所侵澈。然动性有为之“大梵”，固常是“真，智，乐”为其自体变是 
而运用心思，身体，与生命诸形式。然则凡其经验，皆在“真，智， 
乐”之义度下为“此”所见矣。“此”不为罪恶所侵者也。盖“此”亦 
是此“一”，于遍处皆见“一性”。“此”非为“无明”所宰制，第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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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为其概念之一小项而已。 

人类心灵，与“主宰”为一 者也; 在其全体中亦即“真，智，乐”， 
运用“无明”为其有体之一小项而已。但亦复映示其槪念于此小项 
中，于此在有限之心思中乃建立其视见中心点即其观点。于是自 
体失其完全,而擅有其后果之缺乏，乖戾，欲望，困苦诸感。其后之 
“真人”，固未尝为凡此扰乱所 撄也; 特显现或外表之“人”受其感 
触。若欲恢复其自由，必恢复其完全性。必体认自体与内中之神 
圣“寄寓者”同体为一，是即其真实完全之自我。然后能导行“自 
性”之作用，如“主宰”然，而不受与其行业结果为一之虚妄印象。 
此《奥义书》所断言，谓“行业于人不牵”，盖基于此义。 

为此目的，则必须恢复内中之玄默“大梵”。“主宰”常具有 
“彼”之两项而导行此宇宙之大用，舒展于其中，而不执滞于“彼”之 
工作，亦不为其所范限。人类心灵既陷于心思中，为“自性”工作之 
洪流所荡，视见陡然，幻想其自体为此潮流之一部分，漂荡于其波 
涛旋伏中。此必在其自体存在中返于玄默之“神我”者也，纵使其 
在“自性”运动中参与其自体变化时，必当如是。然则不但如玄默 
之“神我”然，化为见证者与支持者,亦且将化为“主宰”，为“自性” 
及其工作之自由享受者。内则绝对安宁，静定，纯洁，等平，外则为 
尊严无竭之活动，乃“大梵”之自性，吾人所见显示于宇宙间者。 

是故于工作亦更无反对。反之，工作皆得其是正于心灵之参 
与“主宰”之动静两面，或自认与“主宰”为一。静定以为乎“性灵”， 
活动则为乎能力，乃人中神圣旋律之平衡焉。 

事物 之律则 

事物之全体，乃“主宰”在其自体伸展中之变化。其原则二重。 
有知觉性;有“本体”。知觉性在能力 （ tapas ) 上坚住于其自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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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以生其自体之“理念” ( vijf ^ na ) ，及形式与作用，皆必然与此 
“理念”相应者。此乃印度原始之创造观，自体产生，或映发为形式 
( sisti , prasava ) 之概念。“本体”运用其自我觉识，发皇其自体之 
无限形式，而受制于形式中内在“理念”之扩充。此即印度原始之 
进化观，在某某哲学为明著者，如数论。曰“转变”曰“现变”曰“幻 
变” ( pari ^ ima ， vikara , vivarta ) ，同一现象，说法不同而已。 

有思想者流，以世界为纯主观进化 ( vivarta ) ，非如客观事实之 
真,而有其他思想者，则以世界为客观事实，一真转变 ( parinama ), 
然对“本体”之真元则无分别。二者，皆称资取《奥义书》为其权威， 
其反对处，实由分别在古韦檀多学所视为一者，——如吾人在此章 
所见。 

“大梵”，即“彼”所自有之主体，亦即“彼”所自有之客体，无论 
在“彼”之纯粹自体存在，或“彼”之多方自体变是，皆然。“彼”即其 
所自有自体觉识之对象，“彼”即其所自有自体存在之“知者”。二 
者皆不可分，纵似互相隐没，而又自彼此出现。凡一切纯粹主体性 
之现象，皆自以其本身为客体，所内在于其真主体性 中者; 凡纯粹 
客体性之现象，皆自以其本身为主体，所内在于其真客体性中者。 

—切客观存在，即“自体存在者”，“自体变是”，（颂曰“为一自 
在兮为遍是”。）变是，以其内中“理念”之力而变化也。“理念”自 
涵，即其变化之“事实”。“自在者”在“事实’’之真元中，悟解或见 
“彼自我”，为“见者”;在其诸多可能性之进化中，筹度“彼自我”，为 
“思士”，在“时”与“空”之运动中变化为“彼自我”之形式，则为“遍 
是者”。三者，皆一活动，在属相对，属时间，属空间之“知觉性”中， 
似为相续。 

由是，每一事物自体中，永恒含有其自体律则。“自来兮古 
始”，在永恒“时间”中也。凡事物全体中之一切关系，如是皆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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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寓者”，“自体存在者”，“自体变是”所决定，皆自涵于事物之自 
性中，由于彼“太一”即“主宰”之遍在性，由“彼”之自我视见，即事 
物内在之主观“真理”，由“彼”之自体变化，斯倚乎无边可能性之背 
景，即其在客观“事实”中必然进化之“律则”。 

是故，万事万物皆“彼”所位列而完善云， FI : “各如其性”，如在 
其自性中所当然也。“大全”中固有一强迫性之和谐，统治个别化 
之显似诸冲突。非然者，若仅有一聚个别形体与力量，若每一形体 
与力量，内中未涵有此自体存在之“大全”“主宰”，且在其真实性即 
此“ 大全” 即此“主宰”者，则此冲突必为真实，且发为永恒之混 
沌矣。 


事物 之程序 

在事物程序之相对观念中，“主宰”向吾人初现示为“智者”， 
“见者”。“见者”见“真理”于“真理”自体中，于其变化，于其真元, 
于其诸可能性，于其实际性中。凡此“彼”皆包含之于“理念”内， 
“理念”即“毗若那”，又曰“真理” ( Satyam ) 与“律则”(尽 tam )。 “彼” 
概括包揽，非散碎容纳;事物之“真理”与“律则”，即“大” ( Brihat )。 
就其自体以观，“毗若那”境界，似为前定境界，集中之境界，强迫之 
种子境界。然此种前定，非在前“时”,而在永恒“时 ”中； 为一“命 
运”,为“心灵”所强迫，而不强迫“心灵”,乃强迫行业与结果，存在 
于运动之展拓，亦内在于“理念”之集中者。是故,“心灵”之真理乃 
自由与主制，而非奴役与羁束。“神我”命令“自性”，“自性”不强迫 
“神我”。 故曰： “行业于人不牵”。 

“思士”则自处于诸多可能性立场。彼身后有“无极”之自由， 
遂取为决定有极者之背景。是故世间每一行事，似出现自各种可 
能性之平衡，冲突。虽然，凡此在决定上皆无效果,除非与必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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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者之“律则”有秘密和同。“见者”固在于“思士”中，且支持之于 
其工作。若唯就其自体以观，则“思士”之境界似为一黏柔性境界， 
(按: “黏柔性”谓可大化，小化，有伸缩，可型模之性。）自由意志领 
域，诸力量交互作用之场，然属于思想中之自由意志，遭际事物中 
之命运者。 

盖“思士”之作用，原意在成就于“遍是者”之变化中。“遍是 
者”亦称曰“宇宙性者”，舒展“彼自体”于事会当然性之域。彼成就 
“真理”中所包含者，成就为心思所反映诸可能性中之作发者，成就 
对吾人现似为客观已实现之事实。此“宇宙性者”之境,若分别以 
观，似为“律则”与“前定”之境，迫出在彼境中所发之一切事 
物，——现为“羯磨”之铁链，机械必需性之统治 ，一 不可解之“律 
则”为暴君专政。 

然此“宇宙性者”之变化，常为自体存在之“主宰”——“自在 
者”，“遍是者”——之变化。是故若欲实践此一变化之真理，吾人 
必当退转，重新怀抱一切自居于 后者; 吾人当返乎自由且无极 
之“真，智，乐”之圆满真理。 

是则为事物之真理，自上而观，自“一体性”而观者也。此为神 
圣立场，但吾人亦当顾及人类立场，自下而起者，自“无明”出发，相 
续以见此诸原则为知觉性诸分别境界，而非概括以见者。人类者， 
在经验中返乎“真，智，乐”者也，必自下而始，始于“无明”,始以具 
于物质中之心思，受拘禁而岀现自客观“事实”之“思想者”。此受 
拘禁之“思想者”，即“人”，即“摩奴”也 ( Manu ) 。 

人必自死亡与分化出发，以达乎一体与永生。彼必须实践遍 
是体于个别体中，“绝对者”于相对者中。彼即“大梵”在客观多性 
中渐臻自我知觉者也。为宇宙中私我，而自明为“大全”与“超上 
者”。 




(五）第三运动(中) 


明与无明（第九至第十一颂) 


明与无明 

一 切显示，以两项进展，一曰“明” （ Vidya )， 一曰“无明” （ Av - 
idya )。 即“一体”知觉性，与“ 多体” 知觉性是。二者，即“摩耶”之 
两方面，“永恒者”能形成之自我概念也。 

“一体性”，永恒基本事实也。无此，则全部多性皆将非真实， 
且为一不可能之虚幻。是故“一体”之知觉性曰“明”，曰“知识”。 

“多体性”乃“彼一”之活动或有变换之自体扩充，其项目可以 
变动，其自体观念可以分化，以此，而“彼一”在宇宙“运动”中，乃占 
有多个知觉性中心，寓居于能力之多种形成以内。“多性”于一体 
性中，或隐或显。若无“多性”，则“一体”或将为一无有之空虚，或 
为一无权能无生育之范限，范限于无区辨之自体凝定，或空洞止 
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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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多性之知觉，若离乎多中见其真元一性之真知识，——即分 
别私我观点，自认即分别形体与有限作用者，——则错误与痴惑 
也。在人，此乃多性知觉所取之形式。是故称之曰“无明”，“无明” 
者，愚暗也。 

“大梵”，“主宰”，为一而全乐，然不为“彼”之一体性所范限;为 
全能，能自多个中心，自见为多个形体，则多道力量之潮流所沛出 
亦所灌注，即吾人所见为诸作用或诸力量之活动也。当“彼”如是 
而为多也，亦不为“彼”之多性所拘束，而于一切变化间恒居于“彼” 
所自有之一性中。“彼”为“明”与“无明”之主宰。此乃其自我概念 

( Maya 摩耶)两方面，“彼’’之能力之孪生权能 ( Chit -^ akti ) 。 

“大梵”，亦超出亦寓居于“彼”之“摩耶”活动中，即是“伊莎” 
k 为“摩耶”之主宰而自由。人，居于此活动中为“阿尼莎’’ 
( Ams )， 即非主宰，非自由，而隶役于“无明”。但此隶役本身亦即 
“无明”之活动，在真实义谛中则非真，仅在实际关系中为真，在神 

圣“能力” ( Chit -^ akti ) 作用之作发中为真。若返乎彼之自由真际 
事实，则必恢复“一性”意识，“大梵”，“主宰”之知觉性，实践其在 
“大梵”中之一性，与“主宰”为一。人既恢复其自由，既体验与万物 
为 一 ，体验万事万物皆“ 太一本 体”之变化，——此“太一本体”恒常 
为其自我，故曰 ：“我 为彼” ( So’ham asmi ) 0 ——然后能在世间行 
其神圣事业，不复隶役于“无明”，盖自由逍遥于“明”。 

是故人之圆成，乃“神圣者”在个人之充分显示，由于“明”与 
“无明”之至上和谐。多性必觉知其一性，一性必拥持其多性也。 

极端两遒 

“主宰”在世间之目的，不能唯遵循“明”或唯遵循乎“无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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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彼等全致力于多性与分别原则，背一性而驰者，则人乎“无明” 
之盲昧。盖此种倾向，趋于增加范限与收缩，离散知识所得，愈加 
隶役于“自性”之机械需要，终隶于其分化与自体毁灭力量而已。 
背转趋于“一性”之进行，乃背转生存与光明。 

彼等全用心于无区辨之“一体性”原则，且欲弃去“大梵”之整 
体性者，亦复背弃知识与完全性，宛若人乎更大黑暗中。彼等入乎 
某种特殊境界，遂以之为全体，误以为知觉性之简除，为知觉性之 
超上。彼等以知识拣择而盲昧，一如他人由错误强迫而愚迷。知 
—切以超一切，乃“明”之正道也。 

虽较其一为高等境界矣，此高上黑夜乃称为“大暗”。盖低等 
者乃混沌境界，恢复正态恒有 可能; 高等者，乃“空”或“无有”一概 
念，执着“自我”之无存在，则返乎“自我”之圆成，较为困难也。 

每一道所得 

若较少执着而趋，则“明”与“无明”二途，各于人类心灵皆有其 
法益，而俱非充分与圆满之事，个人在显示中所为者。 

由“明”，人可臻于玄默“大梵”或“非变易神我’’，顾视宇宙而不 
活动参与其间。或臻至“彼”在“真” （ Sat ) 中自体凝敛之“智” 
( Chit ) 境，宇宙岀焉亦归往者。此两境界，皆严净，周足，无有于世 
间之纷乱痛苦。 

顾人生至上目标，既非在运动中成就为一分别个体，亦非在 
“玄默”中成就而与运动相离，乃在圆成于“无上 神我” 中，斯即“主 
宰”，“周至之彼”，两持“变易者”与“非变易者”为“彼自体”之双态 
者也。凡人自我或情命我，居世，原为在个人中且为此世界而实现 
彼一切之至上“自我”。“无明”所创之私我，原为一必须有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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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个人性于遍是者中，为此无上成就之起点。 

由“无明”，人可达乎一充实境界，足于权能，喜乐，世间知识， 
有体之博大，属于“狄靼” ( Titan )， 或属于“诸天”，属“因陀罗 ”( In - 
dra ) 或“般茶帕底” ( Prajapati ) 者。此在自我扩充之道上获得，由 
广泛接纳多性于其一切可能性中，恒常以世界所能灌注于彼之资 
料增丰其个体。然此亦非人生目的也。此虽使人超出寻常凡夫界 
限，然不俾人以在宇宙“主宰”中之神圣超宇宙性。人可超越“无 
明”纠纷，而不能越“明”之界际，——超身体死亡，而未越有体局 
限，——超苦恼之役属，而不出欢乐之隶从，——超低等“自性”，而 
未逾高等“自性”也。若欲得真实自由与圆满“永生”，必当重返乎 
其所弃者，而正当运用生死，忧患，无明。 

真知识乃见“大梵”于“彼”之整体中者，而不急力追从一知觉 
性有过余一，不复专执在“明”，亦不凝滞于“无明”。此则古哲所传 
之知识，彼等哲人，皆坚定者 ( dhira )， 思想之凝视不摇，不以此种 
彼种光明引诱而离知识大全，故于“大梵”所见亦完整而概括，其所 
建立于此知见之教亦同然矣。是彼等古代哲人所传授之知识，乃 
发挥于此《奥义书》也。 


完全之道 

“大梵”在“彼”之显示中，双拥“明”与“无明”。所以双存于显 
示中者，盖于其存在与圆成两为必要也。“无明”存在，“明”支持而 
拥有之也。“明”，依乎“无明” 者也; 所以为心灵准备且促其进向大 
“一体”。若相互无，必俱不能有;若简除此或彼，则必俱亡，消归非 
此非彼之物，不可思议不可相状，而出乎一切显示以外者。 

在极劣“无明”中，犹有几许之“明”，以组成此“无明”之 形式; 
犹得几许“一体性”助力，以免其在极度分化，界际，黑暗中，化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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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不存。“无明”之命运，非必消亡至无存，而为其原素应加启 
明，结合，于其所致力欲表现者，加以出脱，成就 i 在成就中加以变 
化，转移。 

在知识所堪之至极一体性中，“多性”内容皆所暗涵而固有，随 
时可发为活动。“明”之能事，不在于消灭“无明”，以其为永远不当 
显示之物，而为持续引之归于自体，支持一时，助其增进以脱出彼 
“无明”性格，即于真元“一性”之遗忘，所以使其得此名称者。 

“无明”愈趋于“明”而成就，乃克使个别体与遍是体，化为“主 
宰”在“彼自体”中之为“彼”者，知觉“彼”之显示，知觉“彼”之非显 
示，自由于有生，自由于无生。‘ 

人适代表此一点，即宇宙中之多性，堪能知觉以作此转变与成 
就。其所自有之自然成就，得自遵循此完全一道,即“无明”自投于 
“明”，“多”顺乎“一”，私我返乎超一切且在一切中之“太一” ； 而 
“明”且接纳“无明”入其自体，“一”成就“多”，“太一”且显示“彼自 
体”，揭然于个人与宇宙中已。 

生死与永生 
生 死 

以“无明”而成就矣，人乃超出死亡，以“明”接纳“无明”人其自 
体，乃享有永生。 

死亡者，谓生死境界，此乃役属于恒常生生死死之程序，如一 
有限私我拘系于种种对待，如喜爱，善恶，真伪，爱憎，苦乐。 

此一境也，得自从彼“一”自加分别与范限，彼“一”固即一切， 
超一切，且在一切中者。由于自我理念附丽于 “时” “空”中一身体， 
生命，心思之形成，由此而“自我”从其视景中简除一切真实是者， 
唯留一集聚经验，流出且注入某一中心，为某特殊心思，情命，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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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之能为所界定者。此一集聚经验，环心思中私我中心点组成， 
在“时间”中更以记忆之二重作用而联系之，在境界为被动，在工作 
为自动，遂常 曰：“ 此即我也”。 

其结果也，心灵仅以“自性”或“智能”之一部分活动归其自体， 
由是知觉性力量之能耐，梏于某一限度中，而当承受一切荡摩，心 
灵所不视为其自体而为外力之冲击者;遂从而抵御之，保护其个性 
之分别形成，不致消沦于“自性”或为“自性”所制。此求在个人形 
式中，且以其工具，有以确定其“伊莎”或“主宰”之内在性格，由是 
以具有且享受其世界也。 

顾由私我之正当定义，其能耐正尔界然。此接受一形式为自 
体，由“自性”之运动所成，在事物之泛流中不能坚住者。是必以运 
动程序形成之，则为 有生; 又以运动程序消散之，是则为死。 

进者，以其理解，此仅可主制其如许少分经验，为与其自有观 
点相融合者，且在一必为不完全且必有错误之方式上主制之。盖 
此非一切之见，亦非“大全”观点。其知识有一部分为错误，其余一 
切，则皆所忽诸。 

又进者，此仅能接受一相当数量经验，而与之相和谐,正因此 
等恰为其所能充分理解以同化者。是为其 喜乐; 其余则为忧苦，或 
漠然无感。 

以其躯体，神经，心思中之力，此仅能融洽相当数量外力之荡 
摩，于此则得 其乐; 其余则受之无所感觉或痛苦。 

是故死亡者，“大全”恒常否定私我之误自限于心，命，身之个 
人躯壳中也。 

错误者，“大全”恒常否定私我之虚伪满足于有限知识也。 

而心身痛苦者，亦“大全”之恒常否定私我试欲禁约宇宙阿难 
陀于谬误与自私形成中，属有限且除外之享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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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由接受“大全”之一性，个人乃脱乎此恒常且必有之否定，而 
达乎彼方。于是大全本体，大全力量，大全知觉，大全真理，大全悦 
乐，乃得占有此个人心灵，易生死为永生也。 

生死与无明 

虽然，臻至永生之道，初非个体形成之自加消散于“自性”波流 
中，亦非尚未成熟即解散之于“自性”所表之“大全神灵”以内。人 
之趋向，固归于某事物，以超越宇宙而成就宇宙者。彼当准备其个 
人心灵作此超越与成就。 

若“无明”为生死之因，则亦为出离生死之路。此界限造成，恰 
在使个人能坚定其自我以对抗“自性”之流波，终有以超越，占有， 
且转化之也。 

然则第一需要，人当在私我范围中，持续扩大其有体，知识，悦 
乐，权能，以致能得某种事物之概念，即在其人中进展自加显示于 
此诸项者，遂愈有权能以处理“自性”之反抗，而后愈能一一变换无 
明，痛苦，乏弱，为知识，悦乐,权能诸项,甚至化死亡为广大生命之 
由路矣。 

此自我扩大也，必唤醒一种知见，有见于超越其自体之某事 
物，且超越个人显示者。人当推广其自我概念，见群有于自我中， 
见自我于群有中(第六颂)。彼当见此包涵一切又包涵于一切中之 
“我”，即是彼“ 一”， 乃遍是者而非其个人私我。人当以其私我飯顺 
于“彼”，当在其本性中复示此“彼”，当化为“彼”，当以一平等心灵， 
在其一切形式与运动中占有而且享受“彼”也。 （按： 以上四“彼” 
字，皆中性字。） 

人当见此遍是之“太一”，乃全然超上之事物，乃唯一“本体”，而 
宇宙及其一切形式，动作，私我，皆此“本体”之变是而已。（第七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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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一变化，常求于“时”与“空”之运动中，由在心思，生命，与身 
体中进展，表现超“时”与“空”，超一切变化，超心思，生命，身体者。 

由是“无明”与“明”化而为一。以“无明”乃度出死亡，痛苦，愚 
昧，乏弱，皆人最初所当处理之情况，即“彼一”在“多性”之种种界 
限与分别间，最初有以坚定“彼自我”于有生者也。由“明”，则人虽 
在有生中亦享受“永生”矣。 


永生 

永生之义，非谓躯体散坏之后，自我或私我犹存。“自我”固常 
存于身体散坏以后，因其常存于身体有生以前。“自我”，不生不灭 
者也。私我之存，仅为第一情况，由此而个人心灵乃得继续且联系 
其“无明”中之经验，庶几以增上之自我保有与主制，而遵循自我扩 
大之程序，臻极于“明”者也。 

永生之义，为超生死之知觉性，超因果之贯串，超一切拘限范 
围，自由，幸福，自体存在于知觉体中，为“主宰”，“无上神我”，“真， 
智，乐”之知觉性。 


永生与有生 

人在宇宙间之自由活动，可托基于此实践。 

但臻至此际已，心灵于有生或行业更有何用？无为其自体者 
矣，-切皆为上帝与此世界也。 

超宇宙之永生，非宇宙间显示之目的，盖“自我”常具有之矣。 
人之存在也，庶几由人而“自我”克享“永生”于有生，一如于无生。 

个人之得救，非究竟也;盖此将为私我之崇极，非其由万物中 
“主宰”之自我实践。 

既实践其自有之永生已，个人犹当在宇宙间完成上帝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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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助一切众生之生命，心思，身体，进展以表现“永生”而非生死。 

此事，可由在物质躯命中变是而为之，即吾人寻常所谓有生， 
或自他方世界之某格位而为之，或亦有可能者，自世界以外为之。 
但已得解脱者可施于众生之助力，施于仍自拘系于“无明”之最低 
世界中生死之进化者，其最亲切，神圣，有效之方式，仍为托生于身 
体中也。 





(六）第三运动(下) 


生与无生(第十二至第+四颂) 


生与无生 

外乎“自性”之“自我” 不变; 非变易而且永恒。“自性”内之“自 
我”则变，变其境界与形式。在“时间”相续中人乎诸境界诸形式， 
乃“自性”中之有生。 

因“自我”之此两位置 :在“ 自性”中，在“自性”外;在运动中运 
动，亦高居运动之表而 无为; 活动于进化中而啄食“生 命树” 之果， 
或无活动而唯静观，-一遂有知觉存在之两可能境界 ，彼此 正相对 
待，为人类心灵所堪能者，则“有生”之境与“无生”之境是已。 

人始于“有生”纷扰之境，终于知觉存在之静止平衡，由运动解 
脱，即是“无生”。“有生”之症结在私我意识;化除私我意识已，吾 
人乃臻乎“无生”，故“无生”亦谓之“灭” ( Vin ^ a )。 

“生”与“无生”，本原皆非物理状况，而为心灵境界也。人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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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私我意识之纠结，而仍生活于此生理躯 体中; 人若唯自集中于 
私我消散之境，则不复生身有体。一旦今之“自性”冲动力，所以继 
续身心之动作者，皆已耗尽，则解脱乎有生。反之，人若自凝滞于 
“有生”，则其内中之私我原则，自持续常求附丽于新身躯形体与心 
思形体。 


两极端之弊 

专执“无生”或“有生”，俱非完善之道。盖凡执着皆无明行为， 
加于“真理”之暴行也。其终竟亦为无明，一盲昧之境而已。 

除外以专执“无生”，则必至消散于无区别之“自性”，或消归 
“虚无”，入乎“顽空”，此两境皆为盲昧。盖“虚无”为一种企图，非 
超越有生存在之境，而为消灭之，非从有边限之生存入乎不可范限 
之存在，而为自存在入乎其反对面。此存在之反对面仅能为负极 
知觉性之“黑夜”，乃无明之境而非解脱之境也。 

反之，专执身体中之“有生”，则为恒常自我范限，在私我性低 
等形式中作私我有生之无尽流转，无解脱亦无出期。自某观点论 
之，此为更敝之黑暗，盖于解脱之冲动亦昧然矣。此非摄取真理之 
误，乃为以盲昧之境一往永远自足。此终不能臻至任何大善，因其 
不梦想更高尚之境界也。 


两极端之利 

自他方面论之，若以相当之彼此相对性，而遵循此每一倾 
向，亦自有其果，自有其益。追寻“无生”，以为“有生”之目标，为 
一更高尚更充分更真实之存在，可使人自敛入玄默“大梵”中或 
“非有”之纯粹自由中。追求“有生”，以为进步与自我扩大之方， 
则导人入更伟大更充实之生命，亦依其序而可化为终极圆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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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道矣。 


完善之道 

虽然，此二者之结果，本身俱不完善，亦非人类之真实目标。 
唯其彼此相辅相成，乃可各尽其原意所在之分，贡于人类心灵 
之至善。 

“大梵”，双为“明”与“无明”，“生”与“无生”矣。实践“自我”为 
未生者，及心灵安止于生死双途之外，宁定于无极超上之存在中， 
皆自由与神圣生命在“变是”中之条件。二者彼此相需。唯由参加 
“不动（‘非变易 ’） 大梵”之纯粹一体性，然后心灵得解脱乎专注于 
运动波流。如是解脱已，乃自证其与“主宰”为一，“变”与“不变”， 
皆“彼”存在之双态而已，且能享受永生于显示中，而不陷于“自性” 
之虚幻机轮以内。有生之必需既息，其个人目的亦自 圆成; 而变是 
之自由仍在。盖“神圣者”平等且同时享受“彼”永恒性之自由，与 
“彼”变是之自由也。 

甚者，可谓即此“有体”之理念灭没于无上“非有”中，此种知觉 
经验，于“有体”本身极自由充实之占有乃为必需。自综合立场观 
之，此乃佛法大事之是正，企图超岀一切积极有体之概念，虽在其 
至广至纯之真元性中亦尔。 

是故由私我之消除，有生之执散解，心灵乃度出 死亡; 解脱乎 
一切对待中之限制。臻此解脱已，乃接受变是为“自性”之一程序， 
服属于心灵而非拘系心灵者，且由此神圣自由之变是，而享受“永 
生”焉。 


生命之是正 


如是，此《奥义书》之第三运动，乃辩正生命与行业，在第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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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付嘱求“真理”之徒者。行业(按 ：即 工作）皆“生命”之真元。 
生命为“大梵’’之一显示;在“大梵”中，“生命原则”乃列出知觉有体 
七原则之一和谐，彼显示由之成办其内入与外发作用。在“大梵” 
中，“生命之主始立诸水”，神圣“生存”之七重运动也。 

彼神圣“存在”者，“主”也，周遍于运动中，展开此宇宙于“彼” 
之三位中，为事物“真理”之“全见者”，事物诸可能性之“思得者”， 
事物诸实际性之“实践者”。彼独尊决定事物于其自有之本性，发 
展，与目的中，自永始而然矣。 

由“彼”之“明”与“无明”二重权能，真元一体性之知觉，及现象 
多体性之知觉，此决定乃克成办。 

“多性”推至极限，乃复返于其在知觉个人中之自体，而此知觉 
个人，即“主宰”寓居于运动之形式内，初享受“无明”之活动者。尔 
后以“无明”中之发展，心灵返乎“明”之能为，以“明”而享受“永 
生”。 

得此“永生”也，由于消灭有范限之私我，及生生之贯串，入乎 
不生不灭者之知觉性中，即“永恒者”，“主宰”，永远自由者之知觉 
性中。但此以在宇宙中之自由神圣变是而享受，非在此宇宙以外 
也。盖在彼处则常为所具有，而在此世物质躯体中，则当#发，而 
为神圣“寄寓者”所享受，斯则在种种于现象上对其情况为极相反 
对之项目下，在个人生命中，在宇宙多生命中。 

生命当加超越，庶其能被自由 接受; 宇宙诸工事当加超越，使 
皆得神圣圆成。 

心灵， M 在显似之拘束中，如真亦为自由，戏为受拘束 而已; 但 
此当返乎自由之知觉性，遍是以占有且享受非此物彼物而是“神圣 
者”与“大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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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运动又回入诸世界之理念。而在“太阳神”、“火神’’ 
诸表像下，无上真理与永生之关系 ，（ 第十五，十六颂）此生之 
行为，（第十七颂）死后之境界，（第十八颂）皆象征以表述。 




(七）第四运动(上) 


诸世界一太阳 ( 颂十五至十六) 


死后诸界 

此《奥义书》在第三颂，已说及无太阳诸世界，笼罩于黑暗中 
者。在第三运动中，亦两度说及心灵之人乎暗夜，但此处似指知觉 
性一境界而非一世界也。虽然，此两说在效果上无甚 差异; 盖在韦 
檀多学之概念中，世界仅为知觉体之一种境界，结集于七组成原则 
项下，皆属于已显示之存在者。若心思体出离此身之后，一随吾人 
在此身中所达之知觉性境界，而定其知觉性境界，及其所结集之环 
境矣。出离躯体之心灵，必或消失于其存在之普通组成者中，自汩 
没人“大萁”，或者坚住于一种知觉性组织中，异乎世间者，其与宇 
宙之关系，亦异乎正属于躯命者。此种知觉性境界及其所有之关 
系，皆谓之他世界，即死后诸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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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 

就心灵与显了宇宙之关系而言，此《奥义书》承认三种境 
界，——生身有体之世间生命，一境也;身殁而个人心灵常存于他 
界中，二 境也; 不灭之生存，虽出乎生死显示以外，仍可人乎形体为 
“寄寓者”，且拥有“自性”而为之主，三境也。前二者属于“变 是”； 
“永生”则处乎“自我”中，“无生”中，而享受此“变是”。 

此《奥义书》虽不显说世间身之轮回再生，然其思想及文字中 
实暗含此种信仰，——尤可见于第十七颂。据此重生信仰之基础， 
凡人可指对身后分明三目标，一一重生世间，一世或多世而生活更 
幸福，一也。在超凡间光明喜乐之世界中永享幸福，二也。或者， 
简除一切宇宙生存而超上，合并入“无上者”如于一己之真自我中， 
而与其无极知觉性之实际或可能之内容，不生关系，三矣。 

霊生 

达乎世间较佳之一生或多生，非此《奥义书》思想所贡献于心 
灵之圆成也。若使心灵犹在生长与滋大之状态，尚未臻乎解脱，则 
此为一重要之中介目标。夫生死之必有，乃一种现象，表心思体尚 
未与其真实超心思之自我与精神相结合，而仍“中处无明内”，即寓 
居乎无明且闭置其中。（见《羯陀书》，一，二，五。《蒙査书》，一， 
二， 八。) 达此结合，人间世之有生，固为所命定之方法也。解脱后 
而心灵乃得自由，亦仍可参与全运动而再生。再生.，实为他人故， 
且一随其神圣“自我”——其运动“主宰”——之意志，有在于其中 
者，而不复为其本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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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与地狱 

居彼方一天而享福乐，亦非无上圆成。韦檀多学派思想，未尝 
想象重生为死后立即人乎新躯壳。以为人中之心思体，非如此严 
厉拘系于情命体与生理体者，——反之，后者于死后常皆随之俱 
化; 是故，在心灵被诱还人世间生存以前，必有一间歇，时则同化其 
浮世经验，以便能组成一新情命体与生理体于世间。在此间歇期 
中，是必居于彼方诸境界或世界，此诸境界或世界，于其将来发展， 
或利或不利。其为有利，则如“无上真理”光明——以“太阳”为其 
象征者——之透人其中， 如量; 然中间无明或黑暗境界，皆不利于 
心灵之进展。如第三颂所断言，自障蔽以隔离光明，或错乱其发展 
之自然过程，以是而自损者，则入焉。韦檀多学之诸天，皆光明境 
界，心灵之 展拓; 至若黑暗，自蔽，与自乱，皆“地狱”之性，则其所当 
回避者也。 

是故，彼方诸世界中之生命，在与心灵个体发展之关系中，本 
身乃一手段而非目的，如世间生命然。得解脱已，心灵可保有此诸 
世界，如其保有物质之有生，用之为一趋向神圣显示之手段，其间 
诸世界皆所以成此显示之充实情况者，每世界为知觉体已组成之 
一系境界之一部分，与一切余境相联且持支之者。 


趄上 

超上乃发展之目标，然不除外保有其所超上者也。心灵不须 
亦不当推超上性过远，以致趋归其自体之灭无。涅槃乃私我限范 
之消灭，然非灭没显示之一切可能性，以其虽在生身亦可保有也。 

除外之解脱欲望，乃最后一欲望，心灵在其扩张之知识中所当 
捐 弃者; 误以为被有生所系缚，则其所当灭除之最后痴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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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与火神 


诸世界及各心灵境界相互之关系，如 是; 基乎此种概念，此《奥 
义书》乃进而指示知与行两道，由之引向无上视见及神圣幸福者 。 
此乃表之于对“日神”与“火神”之祷祈，二者皆《韦陀》之神，一象无 
上“真理”及其光明，一表神圣“意志”，扬举，净化，且圆成人类行 
为者。 


诸界次第 


欲全般了解太阳神之地位与功能，吾人当稍深究《韦陀》中七 
世界之概念，及其所代表知觉性七原则。 

凡知觉体在本身皆为一而不可分者也。然在显示中，则化为 
一复杂旋律，诸和谐音律之格度，诸境界或运动之层级。盖吾人所 
称为境界者，仅为一复杂运动之组织。此层级制，由一下降或内入 
运动与一上升或外展运动所组成，而“精神”与“物质”，则其最高与 
最低两项也。 

“精神”即“真” (Sat) ，或纯粹存在。在自我识觉中 Chit 为纯 
粹，在自我悦乐中 Ananda 为纯粹。是故“精神”可视为一切知觉 
体之基础，为三位一体者也。项则分三，实则为一。盖一切纯粹存 
在，于其真元为纯粹自体心智，而一切纯粹自体心智，在其真元中 
又为纯粹悦乐。同时吾人之知觉性，亦可以“理念”与“语表”而分 
别此三，甚且在其分别或有限之运动中，为其自体而创立三者显似 
相违之意识。 

以一整体直觉人乎知觉体之自性中，知其在真元诚然是一，然 
在自体经验，则堪有无限潜能之复杂性与多性。此潜能之复杂性 
与多性在彼“一”中之工事，由吾人之观点视之，则称之曰显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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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或世界，或变是 ( bhuvana ， bhava ) 0 非此，任何世界存在为 
不可能。 

成此变是者，常为“存在者”之自体心智。以之而自体心智由 
其本身发展出潜能之复杂性，此权能曰“多波士” ( Tapas ) ，曰“力 
量” 或“能力”，而且既自体知觉，则显然属“意志”之自性。然此“意 
志”也，非如吾人所理解，于其对象为外在者，异乎其工作，从事外 
乎其本身之资料者。此是内在于“本体”中之“意志”，内在于变化 
中，与生存之运动为一，——是自体知觉之“意志”，化为在其自身 
中所见者所知者，是表为其自有工作“力量”之“意志”，且自加形成 
于其工作之结果中者。由此“意志”，“多波士”或“智能”，诸世界乃 
创造焉。 


髙上诸界 

一切自体心知之存在体之组织，以纯粹存在之一体性为其基 
础者，皆属于最高创造之世界 ( parirdha )， ——即“精神”诸界也。 

吾人可想象其三种主要 形成： 

若“多波士”或自体心智之能力，坚处乎“真”或纯粹存在，以之 
为基础，则其结果为“真界” ( Satyaloka ) ,或真实存在之世界。“真 
界”中，心灵以真元之一性而与其一切显示为一，是故在自体心智 
及自体心智之能力中为一，亦在福乐中为一。 

若“多波士”坚处乎“智”之自动权能，以之为基础，则其结果为 
“能力界” ( Tapoloka )， 即自体心智之能力世界也。此界中心灵则 
与一切显示在此“能力”中为一，是故亦在其福乐之全体中享受一 
性，亦同等保有其真元之一体性。 

若“多波士”坚处乎有体之动性“悦乐”，以之为基础，其结果为 
“喜乐界” ( Janaloka )， 即创造性之“悦乐”世界也。心灵在此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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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切显示在有体之悦乐中为一，由此幸福，亦在知觉能力与有体 
真元中为一。 

凡此，皆知觉性境界，其间多性与一体性，彼此尚未分离也。 
一切皆在大全中，——皆在大全中，大全在——体中，而为内在固 
然，以知觉体之真自性而然，无用于概念之力，亦无用于知见之劳。 
无夜无暗。如实论之，亦无煊赫之“太阳”发其大用。盖其间知觉 
性全一，乃自体光明，无需异乎其自体之光明。“太阳”之分别存 
在,乃消失于“主宰”或“彼士”之一 性中； 此光明之一性，乃“太阳” 
最福乐之相。 


低等创造 

在低等创造中，亦有三原则，“物质”，“生命”，“心思”是已。 
“真” Sw 或纯粹存在，于此现为扩充之本质或“物 质”; “意志”或 
“力量”则出现为“生命”，“生命”在其自性中即能创造或显示之 
“力”。此“力”在其自性中，原是一自体心知之意志，内入且幽隐于 
其所创造之形式中者也。解脱乎其内人与幽隐，则由有体之悦乐， 
斗进以求于欲望与感觉中知觉其自体 者也; 其结果则“心思”现焉。 
在上升或外发运动中，至少对吾人现似如是。 

凡有“物质”之处，必有“生命”与“心思”存，已内人或正外发。 
同然者，“生命”与“心思”亦有某种物质形式，为其活动之条件。由 
“无明”之分别原则统治之，不现为三位一体而现为三者各异。 

在吾人所属之知觉性组织中，“多波士”坚处乎物质，以之为基 
础。吾人之知觉性，乃为已扩充之本质在其显似诸形式中之可分 
性所决定。此即“物质世界” ( Bhurloka ) ，形式变化世界也。 

但吾人可想象一世界，以主动之“生命力量”有感觉出现其中 
者为基础，无“物质”粗重之障碍，而决定其所取之形式。此知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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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组织，以“情命世界” ( Bhuvarloka ) 为其原地，即在形式中自由情 
命变化诸世界也。 

吾人亦可想象一知觉性之有组织境界，其间“心思”自加解脱， 
脱乎物质感觉之羁辄;既化为能主制矣，则决定其自有之形式，而 
不复为此等形式所决定，即由生命进化之结果，使心思得其自体于 
其中者。此一形成，即自由，纯洁，而光明之“心思世界” ( Swarlo - 
ka ) 也。 

在凡此低等界中，知觉性寻常乃破碎而分化。“太阳”之光明， 
“真理”，乃被幽禁于下心知体之黑夜中，或仅在有限诸中心点反映 
现出，或其光芒为此诸中心点所收聚，各徇其个性而利用之已。 


中间世界 


两种创造间，有联系者焉，则知觉性之组织或世界，以事物之 
无极“真理”为基础者。于此，虽居优势之个体分化，亦不复侵凌遍 
漫之心灵。知觉性之基础，乃其所自有之浩大全体性，在自体中位 
列诸个别化之运动，然此诸运动，永不失其整体性之知觉，及与其 
余一切为一全体之知觉。多性不复得势而分化，虽在其运动之复 
杂性中，常常返乎其真元之一体性及其所自有之大全整体性。故 
此世界称曰“大知觉性世界” ( Mahadoka ) 。 

“大知觉性世界”，其原则为“毗若那” ( VijMna )， 亦曰“理念”。 
但此“毗若那”，乃属直觉，或毋宁谓为玄秘“理念”，而非智识概念。 
( 直觉，——此包含启示，灵感，直观知见，直观区辨，——乃毗若那 
工作于心思中，在心思条件下，在心思形式上。玄秘智或真超心， 
乃一种权能高出心思，工作于其所自有之律则中，发乎无上“自我” 
之直接同 一性; 其绝对自体知觉之“真理”，以彼所自有绝对“光明” 
之权能而自知，无需乎寻求，虽至光明之寻求亦不需要。）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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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智识概念不但倾于形式，且决定其自体于理念之形式中，一旦已 
经决定，则分明与其他概念相异。但纯粹直觉性或玄秘智性之“理 
念”，自见于“本体”亦自见于“变化”中。此与彼存在为一，彼则常 
投出形式为自体之一象征，是故常附带“真理”之在形式后者之知 
识已。在其自性中，此为有体之自体心智，“太一”之权能，常觉知 
其全体，是故从一切存在之全体起，而直接了知其内容。其性质是 
见 ( d 扭 i ) 而非思。是同时见真元又见表象之视见。是此种直觉 
或玄秘智，乃《韦陀》“真理”，“太阳”之自体视见与大全视见也。 

真理律则 

“真理”之面，宛若为一明丽面幕所掩，若金光之盖然。掩者， 
谓从吾辈人类知觉性之视线前隐蔽矣。盖吾人皆心思有体，吾人 
寻常最高心思之见，亦由心思之概念与知见所组成。此诚皆“真 
理”诸光芒，知识一手段，然在其自性中非存在之真理，仅是形式之 
真理。以此吾人序列事物形相之知识，试行推比其后之真理。真 
知识乃存在之真理，非徒形式或现象之真理而已。 

若“太阳”在吾人内中作为，除去此等概念与知见之明丽形成， 
代以自体视见与大全视见，唯独如是，吾人乃达如实“真理”。 

为此,必须“真理”之律则与作用，显示于吾人内中。吾人必学 
习如事物之实是而见事物，如吾人之实是而见吾人。吾人于今之 
行事，其中自我知识与意志皆相分隔。吾人始于一基本谬见，以为 
吾人有生存独离，与他人之生存相分别，求于分别性中知诸分别体 
之关系，又在如此形成之知识上行为，作个人之利用。若吾人得睹 
吾人生存全体实包涵万有，其形式皆此全体之大用所形成,其权能 
由此全体大用且在其中而动作，则“真理”律则，可在吾人内中发生 
作用。于是吾人内中外表之行为，将自然直接导源于吾人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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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于事物之正实真理，而非依顺一中介原则，在其性质原为 
一淆乱之反映者。 


太阳在人中圆成 

虽然，即使在吾人寻常行为中，已有“真理”萌蘖，或至少有此 
“真理”之种子，必能解放吾人者。每一行事与知见后，原有一直 
觉，有一真理，纵使在形式上久经伪化，而在真元中固保持其自体， 
且以增上之大性与光明，从事引导吾人趋向显示中之真理者。在 
此一切区别与分离之烦劳以后，原有一倾向坚持一体化，虽亦在分 
别结果中久经伪化，然仍坚执导往吾人在知识，有体，与意志中之 
究竟整体性。 

“太阳”，即是“普商 ’’( Pushan )， 为养育者或滋大者。其工作 
必为成就此扩充，即扩大已分化之自我知见与意志行动为整体之 
意志与知识。彼为唯一见者，且以其一体化视见，代其他知识形 
式，由是使吾人终克臻于一性。此大全一体之直见，见“全”于一， 
见一于“全”，遂为吾人内中正当行为律则之规定者，“真理”律则之 
执持者。盖“太阳”即是“琰摩” ( Yama )， 为“执法者”，“管制者”，保 
定大法者也。于是吾人乃达于内中“光照者”之充分作为，成就“真 
理知觉性”之全。然后吾人 乃见: 凡包涵于“太阳”本体内者，含藏 
于建立诸世界之“毗若那”内者,皆存在之变是，变是于一存在中与 
一切变化之“主宰”中，即“彼士” ( Puruy ) ，即“真，智，乐”中。一切 
变化，皆生于“本体”内，彼自体则超出一切变化，为之“主”，曰“造 
物主”。 

由“太阳”视见启示，真知识乃得形成。在此形成中，此《奥义 
书》标出相续两动作。第一，排列或整敕“太阳”光芒，意谓吾人之 
概念与知见后所藏隐诸真理，皆为对此相及此相之真元之分别直 




598 


徐梵澄文集 


觉所发皇，且序列于其相互真实关系中。如是吾人乃达乎直觉知 
识诸全体，终且能远至于一体。此即所谓敛太阳之光。所以必需 
此二重运动者，乃由吾人心思之结构使然。心思不能如原始“真理 
知觉性”，直从全体起自内而见其所涵。心思难见此一体性，除非 
以之为一虚象，一总和，或一空无。是故，必渐引离其习态而导往 
超上之者。心思必成办此其所自有之特著序列作用，然必由高等 
官能之助力与施为，不复勉强，而一随存在本身“真理”之正当作 
用。此后，渐次纠正其自有特著作用之习态，乃能捩转此特著作用 
本身，习知由全体以进向诸所涵，不复由“诸分 ”，（ 如实亦无诸分， 
存在原不可分者。)误以为整元者，而进向其似是之“全”，其“全”固 
犹是“分”，误以为整元者也。 

唯一存在者 

如是，由“太阳”之作用，吾人乃达彼无上超心知之光明，其间 
虽事物真理之直觉知识，基于大全视见者，亦进而化人此唯一存在 
者之自体光明之自见，居自我经验一切无限复杂性中而为一，永不 
失其一体性或自体光明性者。此即“太阳”至神圣之形相也。盖此 
即无上“光明”，无上“意志”，无上生存之“悦乐”。 

此乃“主宰”，“彼士”，自体心知之“本体”。若吾人有此视见， 
则有完整自我知识，纯全之见，表于此《奥义书》伟大呼声者，曰： 
“我为彼!”——“彼兮彼兮，彼士！我为彼!”——“主宰”显示“彼自 
体”于诸多运动中，寓居多形式中，然是此“太一”寓居一切中也。 
此自体心知之存在者，此真实之“我”，在个体化于形式中之心思有 
体，乃觉知为其实自我，——是则“彼”也。此为“大全”，又为超越 
“大全”者。 



( A ) 第四运动(下) 


行业与神圣意志(第十七至第十八颂） 

行业方面 

如是，由乎“太阳”，由心思中光明滋大，终且使其超出自体，吾 
人乃得出生死而人永生之第一进步原则。然则以“太阳”为从入之 
门， （ SUryadvarep “遂由日光道”，《蒙査书》，第一，下，十一。）而个 
人有限知觉性，乃达乎圆满知觉性与生命，在太一，无上，全涵之 
“性灵”中。 

知觉性与生命，双涵于“永生”性一公 式中; 知非行则不完全， 
“智” ( Chit ) 由“热力” ( Tapas ) 即知觉性由能力而成就其自体。然 
则如“太阳”代表神圣“光明”，“火神”对于古代仙人，则代表神圣 
“力量”，“权能”，或“知觉性中之意志”。向“火神”祷祝，遂完成向 
“太阳”之祈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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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志 

在行事中，亦如在知识中，一体性乃真实基础。然个人承认分 
别为其律则，孤独自处于私我界限中，则必然为黑暗，有生死，无知 
于其行事。在其目标与方法中，彼所遵循者，为一种专属个人之知 
识，为欲望，思想习惯，幽暗下知觉冲动所 统治; 如或最佳者，亦属 
破碎偏颇游移不定之光明。彼以“太阳”光线而生活，非生活于“太 
阳”之全盛辉明以内。彼之知识在其客观性为狭隘，在其主观性为 
狭隘，倶非与整体知识为一，俱非与宇宙中大全工事及大全意志为 
一。 故彼之行为偏颇支离，在其冲动与进向亦复犹疑不定。而敲 
扑翻检于虚伪中以寻求“真理”,抖薮或搜括散片以缀成完物，颠顿 
于谬误罪恶间以求正义。既无独一视见，亦非有大全视见，又无宇 
宙“意志”之全体性，亦无超上者集中之一性，个人意志，遂不能直 
行正道善途以达“真理”与“永生”。既为欲望所制，袒焉以受周遭 
力量之震击，其自私与无明，又禁其自处于和谐，遂不得不受制于 
痛苦与虚伪，则“大暗”之孪生子也。既不得神圣“真理”与“正义”， 
乃不克有神圣“幸福”。 


火神，神圣意志 

虽然，尽吾人物质心思与理智之一切虚伪，其内中与后方，固 
有一“光明”在焉，准备以此熹微之光，成作人中“真理”之全曙;同 
然者，在吾人一切错误，罪恶，颠踬内中与其后，有一秘密“意志”在 
焉，倾向“仁爱”与“和谐”，则自知其所往，准备且归纳吾人之支离 
曼衍以就正途，将必为其劳索寻求之结果者。此“意志”与彼“光 
明”出现，乃永生之条件。 

此“意志”即“火神”也。《黎俱韦陀》，此末一颂所从出者，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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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工作于诸界之“神圣意志”或“知觉性力量”之光焰。说为生死 
中之不死者，旅途之向导，神圣之“马”，载吾人以就途，“曲性之 
子”，则自知且即是直道与“真理”也。彼固隐藏于此世界之工事 
中，难以把捉，徒以世事皆为欲望与自私所虚伪化，彼利用之以超 
上之，出现为“人”中之遍是者，或宇宙“权能”，称曰“宇宙火神” 
(Agni Vaisvanara ), 自体包含一切天神与一切世界，支持一切宇 
宙工事，终且成就此神道即永生。彼为神圣“工作”之工作 
者。——是此等象征，乃制定此 《奥 义书》末二颂义。 

不朽生命原则 

生命乃一种境况，“意志”与“光明”所从出也。《韦陀》中有云： 
是“涡柔” ( V _ ii ) 或“生命原则” （ Matari ^ van )， 乃自高远至上世界 
“太阳”处携来“火神”。斯即“生命”自“真理知觉性”召来神圣“意 
志”，降于心思与身体之域，而准备在此世间在“生命”中成作其自 
有之显示。“火神”既吞噬而享受“生命”诸物，则产生“气神” ( Ma - 
ruts )， 即“生命”之神经力量，而化为思想力量者也。思想诸力为 
“火神”所支持，乃准备“因陀罗”神 （ Indra ) 之作为。“因陀罗”者， 
光明“心思”也，于吾等生命诸权能为导师，或“真理”与“正道”之发 
现者。“因陀罗”杀戮“黎怛罗” ( V ^ itra ) 即“ 魔障” ，祛除黑暗，使 
“太阳”得升照吾人之有体，以“真理”之光芒遍巡其全境。“太阳” 
即“创造者”或显示者 （ S ^ vitri ) ，在此生死世间显示永生世界或永 
生境界，祛除自私，罪恶，痛苦之噩梦，而转化“生命”为福乐，至善， 
永生。《韦陀》诸天神，皆譬喻，喻人类生命出现，升登，而自举向 
“神明主”。 

生命，身体，行业，意志，皆吾人起始之材料。“物质”与吾人以 
身，然此不过运动中一暂时纠结，“神我”之一宅舍，彼居其间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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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生命原则”所发出之一切活动。若使“生命原则”一旦弃之，则 
归消灭;飞灰为其终尽。是故身躯非吾人之自我，不过一外在工具 
器物而已。盖“物质”为黑暗与分别原则，亦生死成坏之原则也。 
此即死亡之确证。而永生之人，固不当自认即此身体矣。 

生命原则，在吾人内中长存。此为“永生之命” （ Anilamamj •- 
tarn ) ，即生命不灭之气息，或者，如此语实诗，即生存之微妙力量， 
超于生死原则者也。初视之，生死或现为“生命”之形况，其实不 
然，生死皆“物质”之程序，身体之程序。“生命原则”不以身体形成 
而成，亦不以身体散坏而坏。傥其如是，则必无个体生存之持续， 
而一切于死后皆当返乎无形者矣。是“生命”形成身体，非身体形 
成“生命”。此为一线，吾人相续之身体生命乃得贯串其间，正因其 
本身原为不朽。此自系于可灭之躯，而挟心思体，心思中“神我”， 
登其旅程矣。 

意志与记忆 

此旅程也，乃此世界中一系生生相续之活动，间以他界中有生 
之休歇。“生命原则”支持此等活动，供给其形成能力之资料，在其 
间成形者也。但其主临之神非“生命原则”而为“意志” （ Kratu )， 
行为后之有效权能也。其性质属知 觉性; 乃知觉性之能力，虽有在 
于一切形式中，——如知觉，下知觉，超知觉，情命，生理，或心思形 
式中皆具——，然必出现于‘‘心思”中乃得其所也。此用心思之记 
忆官能，以联系各种活动,而知觉以指挥其趋向个人之目标。 

在人，心思意志运用此知觉性非为完善，其故，则记忆为有限 
也。吾人之行为亦散漫亦被周环，盖在心思上吾人时时生活于“时 
间”流波中，仅执着引诱吾人私我之心思者，或对之似为直接有用 
者。吾人生活于吾人今兹所为者中，然无从管制所已为者,甚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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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人过去之工作所管制，在吾人已经遗忘者。其故，由吾人生活 
于行业及其结果中，而非生活于心灵中，自后薄观行业之川流。彼 
“主宰”，即真“意志”乃居行业之后，故为之主而不受其拘束也。 

此《奥义书》严肃祈召“心志”记过去所已为者，庶几包涵且觉 
知此变化，使其成为知识与自体保持之权能，不仅为一冲动与自体 
形表之权能。由此，渐次愈自接近真实“意志”，而居临生生相续之 
同位并列，有其知觉管制。此非在一崎岖曲径上生生旋折，如被风 
飘 ，而竟能在一有次序之系统中，联系生生相续，以增上之知识力 
量与向导而长驱直进，至其化为充分知觉之“意志”，辉煌遵此直道 
以达乎永生幸福而后已。心思“意志”乃化为其今之所仅 
为代表者，即神圣“意志”，火神“阿祇尼”。 

意志与知识 

神圣“意志”之真元性，即“知觉性”与“能力”，“知识”与“力 
量”，皆在其中为一。此知一切显示，知一切事物之生于诸界者。 
是即“诸生 明者” ( Jataveda )。 知之于其有生体之律则中，知之于 
其与他生之关系中，知之于其指归与方法中,知之于其程序与目的 
中，知之于其与一切为一之一性中，与一切相异之异性中，有一切 
有生之正知识者也。是此神圣“意志”，乃导引此宇宙矣。此与其 
所结合之万事万物为一，而其有体，其知识，其作用，彼此皆不可 
分;其是，则其所 知也; 其所知，则其所为亦其所变是也。 

然若有私我知觉性现焉，一旦参与其间，则纷乱，分别，虚妄作 
用顿起。意志则化为一冲动，无知于其秘密目的与归趣;知识则化 
为暖昧偏曲之光芒，非复保有意志，行为，及结果，唯致力于具有且 
内成之者。其故，由于吾人未尝保有吾人之自我 （§ tmav § n ) 或真 
本体，而唯有私我。吾人是何者，吾人 不知; 吾人所知者，吾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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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若使知为真知，而行与真知相和谐，则必仅当其自然发乎心 
灵，发乎此知觉，已启明，且保有自我之心灵，其中有体，知识，与行 
为皆为一个运动者。 


皈依神圣意志 

此乃当生之变易:时若心志渐次愈近于神圣者，则“火神”辉耀 
乎吾人内中。是此增上之知识与力量，终携吾人就正道善途，而离 
乎偏曲也。此乃神圣意志，与神圣知识为一，引导吾人趋向幸福， 
趋向“永生”境界。凡属乎私我之畔离，凡足以翳蔽，驱策，或引诱 
吾人行此行彼邪道，遭其虚妄蛊惑而颠踬者，彼皆为吾人遣散矣。 
此等事物皆从已神圣化之“意志”刊落，不复栖止于吾人之知 
觉性中。 

是故，正行之表相，乃个人增上终且全般皈顺乎神圣“意志”， 
即“太阳”光明所启迪于其衷者也。虽显示于彼之知觉性，此“意 
志”非属个人，而为“神我’’之意志，“彼”固在一切内而又超上者也。 
是即“主宰”之意志。 

知“主宰”为“彼一”于充分自我知觉之有 体中; 坂命于“主宰”， 
以为遍是者与超上者，在充分自我知觉之行为内，此二者 ，一 知识， 
一皈命，乃神圣门扉二钥，门者，“永生”之门也。 

二者之性相合，为一光明 朗彻之“归敬”， 则接受，企慕,且成就 
上帝于人类生存中者也。 


结论 

如果，第四运动，乃在心理方面指明臻至“永生”之二重程序， 
即第三运动之主旨，在内中为真理与福乐之境，在死后则“光明”诸 
界，臻极于与自体光明之“太一”为一。同时在《韦陀》诸象征之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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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下，专化彼自我知识之程序，及与“自我”及其一切变化之同体为 
一， 斯即第二运动之主旨，亦彼解脱行为之宗旨，又第一运动所究 
极而肯定者也。是则此《奥义书》之恰当结束，而其义皆圆成矣。 




(九）结论与综括 


韦檀多学派诸撰述中，以体制，实质，与诗法而论，《伊莎奥义 
书》诚属较古之一种，时代诚复差后于少数其他奥义书，（如《唱赞 
奥义书》，《大林间奥义书》，或者亦后于《泰迪黎耶》与《爱多列雅奥 
义书》)然在今存以诗颂体制成书者，固为最古者也。《奥义书》思 
想，自然分两大时代，较古，则仍密接《韦陀》根本，返映古韦陀圣人 
心理学体系，尚保存其可称为精神实用之学者。后一期则思想与 
形式皆近代化，不复依赖古之象征与渊源，《韦陀》思想与心理之少 
数主要原素，皆已刊除，或失其原义，于是而后代遁世派及反实用 
派之韦檀多学基础，渐次呈现焉。《伊莎奥义书》，属于前一期或 
《韦陀》系。已直面以“一元论”观点而调和人生与行业一问题，其 
于此困难之博大解决，固韦檀多经典中最有趣之一章也。此乃唯 
—奥义书，使商羯罗 Shankara . cha . rya 之极端幻有论与反实用论， 
感无可度越之困难;甚至其最大信徒之一，竟将其自可信诸奥义书 
目中删除，非无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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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奥义书主旨 

此书全部一贯主旨，乃不妥协极端之不妥协调和。后代思想， 
乃取一系名相，——“世界”，“享受”，“行业”，“多”，“有生”，“无 
明”，——使其位置渐渐居于 次要; 反扬举其相对之 一系: “上帝”， 
“舍弃”，“出世道”，“清净道”，“太一”，“无生”，“知识”，直至此系思 
想臻极于“幻有论”，且以世间生存为一陷阱，一无意义之负担，由 
性灵外加于其自体，殊不可解，必尽可能从速弃去之者。终于猛烈 
割断此一大谜之纠结。然此《奥义书》，则试欲握得此纠结之极端， 
从而分解之，使彼此依次排列而得释，同时各得其正当位置与关 
系。虽承认二者相互依倚，然非限定或抑置任何一端而失当。“弃 
世退隐”当趋于极端，而享受正复当同等完全。“行业”必当完全且 
无吝，而心灵无拘于其工事亦必为绝对;固以绝对至极之“一体性” 
为目标矣，然此绝对性应跻于其最髙格，由在其中包括事物全部无 
极之多。 

此《奥义书》于此固极为审慎已。盖既自表曝于此公式曰 ：“以 
无明而岀死兮，以明入乎永生。”诚恐此世间“生命”，可释为仅是他 
界生存之准备，旋即正其平衡，覆转次序于另一平行公式 曰: “以灭 
而出死兮，以生入乎永生。”——是使生命本身为永生之场，则为一 
切人生之目标与企慕矣。在此结论，立义乃与古韦陀思想合，即相 
信一切世界，存在与非存在，生死与永生，皆在此世间禀賦形体之 
生人中，于兹可以外发，可以实现，可以具有，享受，非以为依乎出 
世道舍此身命，遂有获得，遂有享受也。此种思想，向来未自印度 
哲学全然失坠，然亦已化为次要附庸，其势力不足与增大之另一派 
思想严格相拟，即以浮世生存之消灭，为吾人获得自由之条件，且 
为唯一明智而有价值之目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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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相对者 


此书联续讨论且加以解答之相对待者，依其次序，有如下述： 

一、 “知觉主宰”与现象“自性”。 

二、 “弃舍，’与“享受' 

三、 “自性”中之“行业”与“心灵”中之“自由”。 

四、 “彼一”安定“大梵”与多性“运动”。 

五、 “体”与“用”。（按 :直译 即“有体”或“存在”与“变化”或 
“变是”。） 

六、 “自动主宰”与无感之“不变易大梵”。 

七、 “明，，与“无 明”。 

八、 “生”与“无生”。 

九、 “行业”与“知识”。 

凡此诸对待者之冲突，皆依次除 释矣： 

上帝与自性 

一、 现象自性，乃知觉“主宰”之一运动。此运动之目的，在创 
造“彼”知觉性在动中之种种形式，其间“彼”之为多体中唯一性灵， 
乃克入其寓居，且享受此多性，与此运动及其一切关系。（此亦 《薄 
伽梵歌》之观念，普通所承认者。） 

享受与弃舍 


二、凡此运动与多性，在其真理且在其无极性中之真实全般 
享受，乃依乎一绝对之舍弃。但原意所在之舍弃，乃绝对舍弃欲望 
原则，建基于自私性原则者，非谓弃除世间生存也。（此亦为《薄伽 
梵歌》之中心立场。然《薄伽梵歌》亦承认舍弃世间生存。韦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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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普通倾向，固以为舍弃欲望与自私为至关重要者，但以为舍 
弃自私，其义即是舍弃一切世间生存，盖见欲望为世间生存之因， 
而非“阿难陀”云)此一解决，依乎一种理念，以为欲望仅是神圣“阿 
难陀”之自私或情命性格之变形，而神圣“阿难陀”，即有体之悦乐， 
世界之所由生者也。拔除私我与欲望，“阿难陀”乃重复为生存之 
知觉原则。此一替嬗，乃由生死中生命，改易为永生中生命之真 
髄。 享受生存之无限悦乐而无有于私我，建基于“主宰”中万有之 
一性，是所谓享受“永生”义。 

行业与自由 

三、 行业非与心灵之自由不合者也。人非为工作所拘束，似 
为所拘束而已。由恢复一体之知觉性，在“主宰”中为一，在己身中 
为一，与一切生存为一，必恢复其不可移易之自由之知觉性。（此 
真理又普通所可接受者，但寻常不许自此而推得之结论。）此而行 
之矣，生命并行业皆可接受，且当充分接受。益“主宰”之显示于生 
命与行业中，乃吾人有生体之律则，亦吾人世界生存之目的矣。 

静与动 

四、 然则“无上存在者”之静止为如何？静止，通常固视为无 
上“福乐”之主要条件也。而坚持在“运动”中，又胡能与“静止”相 
合耶？ 

“静止”与“运动”，同一“大梵”也，其间之分别，仅是吾人知觉 
性之一现象。时与空，远者与近者，主观者，客观者，内在者，外在 
者，一己与他人 ，一 与多，凡此等理念，皆如是也。“大梵”，真实存 
在者，对吾人之知觉性即是此一切，然在其本体，则无可相状而超 
乎此等一切实际区辨以上。“运动”为“静止”之一相。“静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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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视为一种“运动”，于诸天为过速者，此谓于吾人知觉性之各种 
官能，无从追之于其真性中。但此非形式或物质或空间或时间之 
运动，仅为知觉性中一运动而已。以“明”视之，则一切 为一； “无 
明”，则在无对待处，而仅是一知觉性在其本身之各种关系处，加以 
分别，造成对待。身中之私我 则曰： “我在内，其余一切皆在外;而 
在外者，若者于时间空间对我为近，若者为远。”凡此，在如今之关 
系中皆实，但在真际，皆“大梵”之一运动，不可分解者。此非物质 
运动，乃在此唯一知觉性中视事物之一法。 


有体与变化 


五、一切皆依乎吾人所见，依乎吾人在心灵之事物观念中，如 
何视此生存。“有体”与“变化”，“一”与“多”，二者皆真，二者皆同 
此一物 :“有 体”为 一，“ 变化” 则多; 此义不过为一切“变化”皆此一 
“本体”，在“彼”之知觉性之现象运动中，多方多式安置“彼自体”而 
已。吾人当见此“太一本体”，然不当止而不见多“变化”，盖诸多 
“变化”皆存在，皆包涵于“大梵”于“彼自我”之见中。第吾人当见 
之以“明”，不以“无明”。吾人当体验吾人之真实自我，为一无变易 
且不可分之“大梵”。吾人当见一切变化，皆在真实自我中之运动 
之一切发展，而此自我，为寓居于一切有身，非独寓居于吾人之身 
体者。在吾人与此世界之关系中，吾人当知觉以是为吾人真是 
者，——此一自我变是吾人所观之一切是者。一切运动，一切能 
力，一切形式，一切事会，皆当见为属于多生存者中此唯一且真实 
之自我，见为“主宰”在“彼”之世界存在中之“意志”，“知识”，“悦 
乐”之活动。 

于是吾人乃解脱乎自私，欲望，与分别生存之意识，由是亦离 
乎一切忧悲，痴惑，畏缩;盖一切忧悲，生于私我之回避生存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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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其恐惧，乏弱，欲求，憎恶 等情; 而此皆由分别生存之惑而起， 
觉吾分别私我，竟袒受如许非吾自我之接触矣。弃此！遍处见一， 
且成为彼“一”显示“彼自体”于一切众生者，则私我 消灭; 意中觉非 
是此，觉无有彼，由此所生之欲望，亦将消灭;彼“一”于“彼”自有生 
存中之自由不可移易之悦乐，且取欲望及其满足与不满足而代之。 
(凡此亦寻常观念所许者，但保持此知觉性境界，与世间之有生相 
并，其实际可能性乃为人所怀疑。）如是，“永生”将为汝有，而生于 
分别之死亡亦被克服矣。 

变易与不变易大梵 

六、 “不变易”与“变易大梵”，仅一“自我”之两方面而已。此 
一“自我”即是“大梵”，即是“主宰”。是“彼”在运动中遍至。于 
“彼”之不变易存在中，“彼’’乃保持自由，不受一切形况。不变为变 
之基础，且存在于变 易中; 乃“彼”之无有于一切“彼”所为与“彼”是 
为，自由于一切“彼”所为与是为。此皆一不可分解之知觉性正负 
两极。吾人在一静与一动中而双拥此二，相互无分而相依。静以 
相对于动而存，动以相关于静而在。彼则双超矣。 

此乃别一观点，异乎动静实际为一之同一性 观点; 毋宁谓此表 
白其在吾人知觉性中之关系，若承认其双为此知觉性之实际需要 
则然。吾人若与“主宰”为一，亦可分有此二而为一之知觉生存，亦 
显然矣。（在寻常观点，情命不能同时双存于二 者中; 其灭乃人乎 
“静止”，而非入乎变易与非变易“主宰”之一体中。） 

明与无明 

七、 “一”之知识，“多”之知识，皆唯一知觉性运动之结果，此 
知觉性视万事万物于万事万物之真理“理念”中为 “一” ，然在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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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性与形式变化中，则加以区辨。若使心思自凝定于上帝，以之为 
形式之变是者，而自与在真实“理念”中之上帝相分别，则失其 
“明”，即“一”之知识，而仅有“多”之知识，此亦全然不复为知识，为 
“无明”而已。是乃分别私我意识之原由。 

“无明”为“主宰”所接受于“心思”中者，所以在分化之一切可 
能性及其后果中，发展个别关系至于其极，于是由此等个别关系， 
各返于一切中彼“一”之知识。此知在真“见者”之知觉性中，长存 
而未革也。在吾人内中之此“见者”，退居心思思惟者之后;思惟者 
既如是而分离矣，必以其发展之经验，作为个体“寓居者”，而克服 
死亡与分别，终且以“一”与“多”重复结合之“明”，而恢复其“永生” 
之境况。此为吾人之正当路程，非除外以自奉于“无明”之生活，或 
全部拒斥之，而专事不动凝敛于彼“一”也。 

生与无生 

八、“思想者”有此二重运动之理由，乃吾人原当在此“有生” 
中实践永生。自我是一致而且无死，本身常具有永生性。此无事 
乎降人“无明”“有生”，而得彼“无生”之永 生性; 固常具有之也。所 
以下降者，乃欲有以实践之且具有之，为世界生存活动中之个体 
“大梵”。彼承受“生”“死”，擅有此私我，然后由恢复一性而消释此 
私我，实践其本身原是“主宰”，彼“一”，而“有生”，又仅为“主宰’’在 
心思体与形式体中之一变化而已；于是此变化于今乃为“见者”之 
真见所管制。一旦此而已为矣，则弯是不复与“本体”相乖违，有生 
对于此形式宅舍主之享受其永生，不复为障碍而为一手段。（寻常 
哲学纵不蹈“摩耶论”全部旅程，然怀蓄世界幻有之理念者，以此为 
—大阻碍，盖谓“有生”为无明之活动，不能偕大全知识并存云。)此 
为吾人之正当路程，非永远系于生生死死之串链中，亦非逃出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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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乎纯粹无变化。束缚不在于变化之物理作用，而在分别私我 
之愚昧意识之固执。铸成锁链者，是“心思”而非身体。 

行业与知识 

九、行业与知识，若仅属私我之心思性格者，则其间冲突长 
存。心思知识非真 知识; 真知识基于真见，“太阳”之见，“见者”之 
见。心思思想非知识，所谓黄金之盖，掩幂“真理”，“视见”，“神圣 
理念作用”，“真理知觉性”之姿容。金盖揭除，真见乃代替心思思 
想，概揽一切之真理理念作用（即“大” Mahas ， 即“明 ’’Veda, 目卩“直 
见” D 货 i 。） 乃代替段片之心思活动。真“智” (Buddhi 艮卩“毗若那” 
Vijfiha) 乃出现于“智”之散漫作用前，斯则其在识感心思基础上 
一切所可能者。（识感心思曰“末那 ’’Manas 。） “毗若那”导人至于 
纯粹知 (Jftina) ，纯粹知觉性 (Cit) 。 于是吾人乃实践与一切中“主 
宰”全为同一，在吾人有体之真实根柢中。 

然在纯粹知觉性中，“意志”、“视见”为一。是故，在光明以出 
乎纯粹知觉性之“毗若那”或“真理理念作用”中，“意志”“视见”亦 
复相合而为一，不复如在心思中彼此相分。是故，时若吾人已有斯 
见，且生活于真理知觉性中，吾人之意志则化为吾人内中真理之自 
发律则，且既知其一切行为及其意义并目的矣，则直导人至人类目 
标，是则常为“阿难陀”之享受，“主宰”在自我本体中之悦乐，“永 
生”之境也。在吾人之行为中，吾人亦变为与万物为一，吾人之生 
命乃臻至为一性，真理，及神圣悦乐之代表，而不复踯躅于自私之 
曲径，充满分别，错误，颠踬者。一言以蔽之，吾人达乎吾人生存之 
目的，无论在凡间浮世生身中且对待“物质”之抵抗，或在他方世 
界，或超一切世界之表，乃即在本身显示神圣“生命”与神圣“本体” 
之光荣焉。 




